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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記 

這些 短文， 都 是在一 九五三 年的一 年間， 陸陸 績績在 
香港大 公報的 副刊上 發表的 。 這不 是純粹 的科學 小品文 ，也 
不 是文藝 散文。 這是 我的一 •種嘗 試， 我將當 地的鳥 獸蟲魚 
和若 干掌故 風俗， 蓮用 着自己 的一點 貧弱的 自然科 學知識 
和 民俗學 知識， 將它們 與祖國 方面和 這有關 的種種 配合起 
來. 這裏 面有科 學也有 傅說， 用散文 隨筆的 形式寫 成了這 
樣每 篇千字 左右的 短文。 • 

在 報上發 表時， 讀者的 反應還 不錯， 這 才使我 現在有 
勇 氣將它 們加以 整理， 保存 下來。 

作者 

一 九五六 ，七， 十二， 香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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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的香 

香港 被稱爲 香港的 原因， 有許多 不同的 解樺。 有人 說從前 
有一 個女海 盜名叫 香姑， 她利用 這座小 島爲根 據地， 所 以後來 
稱爲 香港。 又 有人說 在今日 香港 仔附近 （ 從前稱 爲石排 海）， 
從前有 一道大 瀑布， 水質 甘香， 航 海的船 隻總在 這裏取 淡水， 
因 爲道瀑 布的水 質好， 所 以稱爲 香港。 但無 論怎樣 解釋， 香港 
道 兩個字 却是有 原因的 ，因爲 在石排 灣附近 有一座 小村， 土名爲 
香港村 （ 現在還 稱那地 爲小香 港或香 港圍） 。 這 座香港 村逮在 
英 國人不 曾踏上 這座小 島之前 就久巳 存在。 所以 香港島 一名的 
由來， 旣非 因爲香 姑也不 是爲了 瀑布的 水香， 實 因爲島 上原本 
就 早巳有 一座小 村名叫 香港。 

可是， 這座 小村爲 什麽不 叫臭港 而叫香 港呢？ 香在 什班地 
方呢？ 這 正是我 現在想 同讀者 撕的。 因爲道 個“香 ”並非 水香， 
也不是 人名， 實因爲 這地方 從前是 一個運 轍香料 的出口 小港， 

所 以稱爲 香港。  • 

這種香 料並非 島上自 己出 產的， 而是從 東莞各 地運來 （香 
港島和 九雜各 地從前 都是隸 屬東莞 縣的， 後來又 從東莞 縣析讎 
了 一個新 安縣， 香港等 地遂改 隸新安 。新安 後來又 改稱寶 安）， 
集 中在石 排灣， 然 後再出 口蓮往 各地。 這種 香料， 不是 流質+ 
不是 木質， 而是一 種香木 •的 液汁凝 結成固 體的。 它們有 的像备 
香琥 珀那樣 一團一 塊的， 有 的又像 擯香木 那樣一 片一段 的枯木 
供。 暹穩 “香” （ 從 前人就 籣稱它 爲“香 ”）， 1(1 當 時其他 肸多香 


料製品 的 原料， 薰衣、 習靜， 所燒的 就是這 種香。 上等 的價錢 

非 常貴， 甚 至可以 同黃金 比價。 從前人 所謂“ 焚香默 坐”， 所焚 

>  • 

的 就是這 M 香， 並非燃 一枝線 香或是 燒一爐 檀香。 今日 我們所 
見的古 董銅器 之中， 有一種 名爲博 山爐妁 東西， 就是煎 道種香 
的， 下面 有盤可 以盛水 ，用熱 湯蒸香 ，使 香氣 緩緩散 發卫來 ，並 
不 直接放 在火裏 去燒， 所以稱 爲煎。  • 

:東 莞出產 的香， 在當時 南方各 地出產 的香料 之中， 算是最 
有 名的， 稱綣 “堯香 ”。 莞 香遠銷 至當竽 蘇栻和 京師， 香 農將他 
們 的出品 從產地 集中到 石排薄 附迂 的這 涵小港 • 從導 裹用太 睬 

•  攀擊  # 

鷄 船運至 省城， 再 由省城 北運。 於是島 上的這 ，固 小港就 稱爲香 
港， 附 近所住 的村莊 也就稱 岛香 港村。 ： 

明 末廣東 大詩人 屈大均 的“廣 東新語 ”， 記莞 香盛時 遠銷至 
北方的 情形道 ： 

“莞 香度嶺 而北， 雖至 劣亦有 馥芬， 以 霜雪之 氣沾焉 故也。 

當莞香 盛時， 歲 售踰數 萬金， 蘇 松一帶 ，每 a 中秋夕 • 以黃熟 
澈旦 焚燒， 號爲 薄月， 莞 香之積 w 門者， 一 夕而盡 ，'故 莞入多 
以 香起家 o”  . 

莞香自 明朝直 至淸朝 中葉， 都是 當地一 大名產 ，馳名 全國。 
産香 的樹， 名 爲古蜜 香樹。 這種榭 宜種在 砂土的 山田裏 ，、稱 爲 
香山。 II 取 香根的 工作多 由婦女 攒任， 她 們往往 將香木 最好的 
部份切 一點下 來私藏 起來， 作 爲自己 的私蓄 ，然 後以重 價賫铪 
外地來 的香販 ，這 就是 著名的 “東莞 女兒香 ”， 是莞 香中的 精品， 
價 格也最 to 

菀 香雎然 有名， 可 是上品 產董並 不多， 而 且香樹 3? 種十錄 


年後 始有香 可採， 愈老 愈好， 所以 產量不 會多， 並孔整 涸東莞 
縣也僅 有幾處 地方所 走的是 上品。 今日新 界大埔 的沙 螺海 ，沙 
田的瀝 源村， 都是產 香名地 之一。 可 是到了 淸朝雍 H 年問 ，因 
爲 莞香上 品價値 兼金， 而且不 易覓購 •， 宮 中需求 黃紋生 結黃熟 
(這 都是 莞香的 名目） 荇念， 竟派 出採香 專吏到 東莞來 坐索， 
並且 指名要 購異種 名香。 縣官 無奈， 只得责 成里正 池保等 _F 鄕 
搜求 ，搜求 不得， 就用 嚴刑來 追比， 以致 杖殺了 許多地 保里役 = 
這 一來， 種香的 人家嚇 壞了, 他們 爲了免 除禍根 起見， 篦将所 
種的香 榭斬伐 摧毁， 然 後全家 逃亡。 香木也 不是 一朝一 夕就有 
收 成的， 而 且也不 是隨地 可以種 植的， 於 是自從 這些香 戶斩伐 
香 木逃散 以後， 莞香 的出產 便從此 衰落漸 至滅絕 了。 

莞香 的出產 雖成了 陳迹， 但至 今還在 香港留 下若干 餘韻可 
供 追溯。 常然， 第一就 是“香 港”這 個名稱 本身， 因爲就 是從道 
個小 港口運 香出口 ，所 以才稱 爲香港 的。 其 次是尖 沙阻, 道地方 
從前 稱爲香 涉頭, 從這褢 運香至 石排海 集中， 然後再 轉運出 ’口。 

還有 ，新界 的遊客 常記得 沙田城 門河附 近的香 粉寮這 地方， 
這腩一 度被當 作天體 運動者 樂闹的 所在， 就是利 用山水 來舂確 
香木 成耪; 製造 線香魅 香的, 還有大 帽山脚 T 的川 龍村 ，那襄 
至今也 仍有許 多舂碓 香粉的 大水磨 -- 這些 都是當 年莞香 的餘韻 ★ 

也就 是今日 香港之 “香” 的 由來。 

舶寮洲 的古物 

壽 

4 

舶寮洲 “名南 y 島， 在香港 仔睡脷 洲酌麵 •面， 中简 所隔的 


海峽， 就 名舶寮 海峽。 從香 港到舶 寮洲， 沒 有輪渡 可乘， 你只 
可以 在香港 仔塔往 來兩岛 之間的 街渡， 或是 自己臛 船去。 

香港範 圍內的 島嶼. 最大 的是大 嶼山， 其次是 香港島 ，第 
三便要 數到舶 寮洲了 。舶 寮洲地 方彳艮 荒僻， 多是未 開發的 荒山， 
僅有 幾涸小 村落。 沒 有大的 漁村， 沒有 特殊的 出產， 也 沒什麽 
名勝和 古蹟。 但它却 因一件 事情而 著名， 那就是 曾在這 (固 島上 
發現 過我們 先民的 遺物。 

發 現古物 的地點 是在舶 寮洲的 西部， 是個大 海灣， 土名就 
叫 大裨。 這 地方面 對大嶼 山和長 洲島， 中 間所隔 的海面 名西舶 
寮 海峽。 杖發 1 出有古 物的遺 址共有 三處。 卽榕 樹灣， 洪聖爺 
廟和 大锻肚 三處， 這 些地點 都在向 西的道 腩大海 痺上， 其中出 
土還 物最多 的是大 海肚。 從香港 坐船去 看這涸 遺址， 最 好是乘 
船 繞過舶 寮洲的 北部， 直接駛 到大灣 海面， 從那褢 再轉駿 小舳 
板上岸 ，甚或 從大船 上游泳 上岸也 可以， 因爲發 現遺物 的地黏 
就在海 濱沙灘 和土壤 交界的 地方， 破碎的 陶片幾 乎俯拾 卽是。 
若 不採取 這樣的 路線. 則可以 在東面 的“野 餐灣” 「一 名旅行 
灣） 上岸， 從那 裏直趨 全島的 中心蘆 鬚城， 再向 北翻過 幾個山 
抝， 下 山來到 海濱， 就到了 大灣。 這一段 步行的 路程要 有人帶 
路， 而 且在夏 天走起 來會很 辛苦。 

大漪肚 的先史 遺址， 娃 無意中 給人發 現的， 發現的 經過很 
有趣， 那已 是二十 多年以 前的舊 事了。 據說， 當 時香港 政府正 
在 兵頭花 園地底 下建築 一座蓄 水池， 需用大 量的海 沙 （ 這座地 
下菴水 池就在 今日噴 水池那 一片大 草地的 T 面， 噴水池 背後的 
那 兩座小 台就是 泵廣， 水池 的入口 正對蹲 督府， 乘 B 士躱 過上 


亞厘 畢道可 以望得 見）， 包 工的建 築商僱 用帆船 到舶寮 洲的大 
灣挖取 海沙, 工人 偶然在 泥沙中 發現很 多陶器 碎片和 箭簇， 拿囘 
來資 給人， 後 來給水 務局知 道了， 便吿訴 當時香 港大學 的一位 
謝爾石 敎授， 他便 親自到 大濟去 査勘， 發 現在那 海濱一 帶的高 
地上， 幾 乎遍地 都是這 類陶器 碎片。 後來 他又將 這樣的 發現吿 
訴一位 芬神父 ，邀 請他一 同去作 比較有 計割的 發掘， 頗有 收穫。 
後來， 芬神父 根據他 所掘得 的這些 遺物， 與我國 先史及 殷商時 
代的文 化加以 比較， 寫了 好多篇 很細密 的論文 發表， 可 惜他在 
一 九三六 年因病 去世， 硏究工 作便中 斷了。 

舶 寮洲發 現先民 遺物的 大海， 三 面有山 環泡， 因爲 向西， 
可 以免除 東北和 東南季 節風的 侵襲， 又從 山腰裏 有一道 溪流直 
通 海中， 終年 不涸。 從地 理位置 上說， 這 確是一 個理想 的建立 
付落的 地址。 先史 時代背 經有人 在這裏 住過， 是 不難想 像的。 
至 今山脚 下還有 廢棄的 田地的 遺蹟， 又似 乎開闢 遇圃圃 。可是 
現 在僅有 一兩間 孤單的 寮屋， 四遇 全是一 片野草 雜榭， 顯得非 
常荒涼 C 

據芬 神父的 現地査 勘報吿 上說， 這類 遺物的 埋藏量 約有呵 
尺厚 o 自 地面向 下掘， 平均掘 到十七 八寸至 七七寸 的深處 ，就 
可以 發現 這種文 化層。 蘊 藏最最 豐富的 一層， 是 在三尺 左右的 
深處。 那些 表示文 化水準 較高的 陶器， 僅 在上看 才有。 至於石 
斧和銅 箭簇， 只有較 下的地 層始有 發現。 根據這 些情形 看來， 
可 知遺物 的位置 層次， 都不曾 經過翻 動或水 流的冲 洗. 還保持 

着原 來的自 然堆積 層次。 

•舶 寮洲的 先史遺 物發現 至今， 已轾二 十多年 。本地 人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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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知道這 地方曾 出過“ 古董 ”。 至於究 篦是些 什亵“ 古董” ，以及 
它們是 多少年 以前的 遺物， 能正 確理解 的人並 不多。 甚 至有些 
人 誤解， 以爲這 是幾十 萬年以 前原人 時代的 遺物， 或是 幾萬年 
以前的 遺物。 

根據發 現最多 的陶器 碎片的 花抆， 火候 和製作 方法， 與其 
他 各處所 已經確 定年代 的相類 遺物來 比較， 顯明 的表示 舶寮洲 
所出 土的先 史遺物 與當時 中國沿 海的文 化源出 一轍， 其 竿代約 
在 公元紀 元前二 百年至 五百年 之間， 卽是 距今构 二千五 百年左 

右的 遺物。  . A  - 

所發 現的陶 器碎片 ，多 數是一 種圆形 的“藥 ”或“ 級”的 碎片。 

完整的 一個也 沒有。 從拼 凑起 來的殘 缺不全 的形狀 看來， 道種 

陶 器是圆 形的， 約 有十英 寸高， 口上 有短短 的頸。 頸 f 有花紋 

數道， 多是 斜方格 或菱形 K 線 腾成的 圖案， 是用硬 物壓成 的， 

圖案 的風格 顯然受 有中國 銅蕃的 影饗， 此 外還有 一種類 似杯的 

陶器， 有些 附有薄 乳狀的 黃铀。 因爲 有釉， 它們 的時代 比那些 

甕 一定更 遲些。  ， ：, kV 

石器 都是長 方形經 過仔細 磨琢的 石斧， 是可以 裝柄的 。此 

外還有 非常尖 銳的石 箭簇， 又有許 多大小 不一的 石環， ： 類似戒 
指或 手釧。 並 發現了 纘取這 些石環 的工具 和剩餘 的石片 。石質 
有些與 本地附 近的岩 石性質 钼同， 有些 顯钱是 從外地 運來的 C 
芬 神父等 所發掘 的舶寮 洲先史 遺物， 從前粑 貯诹在 香港仔 
的 華南修 道浣以 及香港 大學的 利瑪寶 宿舍內 ，經過 太平洋 戰爭， 
這些束 西的下 落都不 明了。 一九四 八年， 歷史學 家翦伯 贊等人 
在香 港時， 大 家曾到 這遺址 去看過 一次， 並從地 碑止拾 囘了若 


千陶器 碎片和 石器。 


英雄 樹木棉 

今年 立春立 得早， 加之 早幾天 的天氣 又特別 燠暖， 新年才 
過， 香 港的木 棉樹竞 已經開 花了。 香港 人素來 相信， 只 要木棉 
開 了花， 天氣 便不會 再冷。 尤 共是水 上人家 更相信 這徵候 ，他 
們以銅 鑼海避 風塘附 近渣旬 t 的那 棵大 木棉樹 爲準， 只 要樹上 
的花 一開， 便將僅 有的破 棉胎倦 起來， 拿 上燁* 實 行“趕 綿羊” 
了。 本來， 香港的 氣候， 在陽曆 二月， 卽農 曆的新 年頭， 照例 
會特 別冷幾 天的， 伹木 棉旣然 開了花 • 就 是冷也 不會冷 到怎漾 
了。 

香港的 木棉， 雖 不及廣 州市和 西江一 帶那樣 的多， 但從現 
在市區 附近所 殘仔的 株數吞 來， 在從前 一 定也不 少的。 目前香 
港的木 棉樹， 往來巾 區圾 容易見 到的， 是 花囡道 口聖約 翰敎堂 
對 而的那 幾株。 大 約一共 有四 五 棵. 蹯立 道旁， 因爲在 軍營外 
邊， 四週又 沒有共 也 的雜 澍， 所以特 别容易 望見。 每年 開花的 
時節， 如果天 氣好， 映笤 曰光， 滿樹的 大 紅佗高 撑半天 ，看起 
來眞 如屈大 均所說 的： “望之 如隐萬 華镫， 燒 空盡赤 ”。 

木棉 A 稱史 侯花， 俗稱 紅棉。 又因這 M 樹枝 幹高聳 ，常常 
髙出 附近其 他各樹 之上， 所 以又有 英雄樹 之稱。 木棉是 先花後 
葉的， 開 花時枝 上往往 還留着 隔年的 舊葉。 花朵 的模樣 很像江 
浙 的辛夷 木筆， 但是並 非紫色 而是深 紅的， 六瓣 向上， 花蕊黃 

色， 在那矯 健如龍 的枝 幹上* 保着 朶的雜 花 ，.樣 乎非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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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艶 可愛。 

木 棉花落 結子， 子莢裏 f 棉如 柳絮， 我們平 日枕頭 坐塾裏 
所 用的木 棉花， 就是這 東西。 木棉是 廣東的 特產， 西江 一帶最 
多。 “廣東 新語” 記敍 這一帶 的木棉 花時盛 況道： 

“舟自 脖柯江 而上至 端州， 自 南津淸 岐二口 而上至 四會, 
夾 岸多是 木棉， 身長十 餘丈， 直 穿古搏 而出， 千枝 萬條， 如珊 
瑚 瑯轩， 光氣 熊熊， 映面 如赭。 其 落而隨 流者又 如水燈 出沒, 
染波 欲紅。 自 仲春至 孟夏， 連村 接野， 無處 不開， 誠天 下之麗 
景也 。” 

屈大均 有詠西 江兩岸 的木棉 詩云： “西 江最是 木棉多 ，夾岸 
珊瑚千 萬柯， 又似 燭龍啣 十日， 照人天 半玉顏 酡。” 

木棉 花尙有 一點値 得一提 的:它 開在樹 上的時 候花瓣 向上, 
花托花 蕊比花 瓣重， 因此 從樹上 落下的 時候， 在 空中仍 保持原 
狀， 這時 六出的 花瓣却 成了螺 旋漿， 一 路旋轉 而下， 然 後拍的 
一 聲墮到 地上。 春日 渝間， 站在樹 旁欣筲 大紅的 落花從 半空旋 
轉 而下， 實在 也是浮 生一件 樂事。 木 棉花可 以入藥 ，能消 腫炎， 
因 此落下 來的花 卽刻就 有人拾 去了。 


一月份 的野花 

•  •  •  癱  籲 

香 港的自 然是美 麗的， 尤其 是花木 之盛。 有 許多參 天的大 
樹， 你 決料不 到它們 是會開 花的， 可 是時候 一到， 它們 忽然會 
開出滿 樹的大 花來。 這 種情形 就是在 路邊的 大樹上 也可以 見得 

到， 因此 香港的 鮮花， 幾 乎四時 不断。 


香港花 開得最 茂盛的 季節， 是每 年的二 三月至 四五月 ，而 
最冷 落的却 是目前 —— 陽曆 一月。 這因爲 香港的 氣候， 往往在 
農 曆過年 的時候 最冷， 這時候 多數是 陽曆的 二月中 旬前後 ，伹 
這 也正是 農曆立 春節的 時候， 因 此 在立春 之前的 陽曆一 月份， 
在欣 賞花木 上便成 爲最寂 寞的一 個月了 。 _ 

可是， 正如 詩人雪 萊在西 風歌中 所詠： “冬天 來了！ 春天 
St 遠嗎? ’， 一月份 內開的 花雖然 很少， 但是自 然却正 使 它們 
忙 碌的做 着準備 工作， 多數 花木的 蓓蕾都 開始披 舂毛茸 的外衣 
纘了 出來， 就是 老榕樹 也 脫下了 舊衣， 因 此一過 了農曆 新年交 
了春， 多數 花木都 揉着眼 睛笑起 來了。 這 時首先 迎接新 年的最 
著名的 吊鐘， 接着 是五色 燦谰的 社鵑， 醉寤的 桃花， 英 雄的木 

棉 …… 

B 前， 在這最 冷落的 季節， 我 們在野 外山邊 上所能 見到的 
野花， 只有 一種矮 小的紫 羅蘭。 這是 香港最 常見的 野生紫 羅蘭， 
繁 殖得很 普遍， 差 不多在 香港和 新界的 一般山 邊上都 可 以見得 
到。 它們 生得很 矮小， 葉子是 尖圆的 • 花色 淡紫’ 花瓣 的底下 
有幾條 深紫的 紋路。 它們 從一月 份開始 開花， 可 以一直 維持到 

四月； 不過花 色越開 越淡， 有 時簡直 是白色 的了。 

還 有一種 野生的 單瓣白 玫瑰， 學名是 Rosa  laev  gaa， 外 

國 人稱它 們爲 “狗玫 瑰”， 在新界 很多， 香 港山上 則比較 少見。 
它 們是從 二月 起開始 開花， 但在- 月份內 有時也 可以偶 然見到 
幾 朶早開 的花。 它 們是純 白的， 沒有 香味， 花朶很 大， 有時直 

徑可以 大至四 英寸。 

香港有 一種野 生的黃 菊花， 多數 生在近 山澗的 山坡上 .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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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色的圆 形花心 很大， 看 來幾乎 像是小 型的向 日葵。 它 們從秋 
天開姶 開花， 能維持 很久， 因 此你若 是現在 到山上 去散步 ，偶 
然還 有機會 可以見 到這種 激霜的 隔年 殘菊。 


香港 的哺乳 類動物 


香港島 本身， 由 於與九 龍大陸 隔絕. 又因了 很早以 來就有 
人居住 ，面 積又 不大， 因此島 上能够 容身的 大型哺 乳動物 很少。 
除了 偶爾從 對面海 來的一 隻老虎 以外， 島 上最大 的野生 哺乳動 
物, 乃 是那種 比家犬 略大的 吠鹿， 這 東西一 名南中 國鹿， 本地 
人則稱 池們爲 黃滎， 牠們 在九龍 新界比 在島上 更多。 此 外就是 

4 

野豬， 在 岛上也 曾經發 現過。 島上 曾經有 過獵得 老虎的 紀錄, 
但這毫 無問題 必然是 從九龍 游水過 來的， 這與 大嶼山 t 發現虎 
蹤的理 由一般 c 這種貓 科的大 動物， 每年冬 天在新 界時有 出現， 
但牠們 也不是 生活在 本地， 而是 從更遠 的中國 內地， 福 建江西 
的山嶺 地帶走 來的。 牠們 是所 謂南中 阈虎， 固然 不同於 北方的 
滿 洲虎， 但 也與更 南的印 度虎有 一點小 小的 區別。 香港島 上從不 
曾見 過豹， 但在新 界曾有 人獵過 一頭， 剝 了皮留 下一張 照片， 
那 是一九 三一年 十二月 的亊。 

其 他的食 肉類， 在香 港島上 被人抒 ] 過的， 有南中 國種的 
狐， 南 中國種 的花斑 野貓， 牠捫介 於果子 狸與豹 之間， 以及多 
種 狸猫， 屬於南 中國種 的水獺 、貔、 以及 能吃蟹 的鼬。 

▼ 

嚴格 說來， 香港島 上所發 1 的哺 乳動 物赏在 不多， 經過正 

式紀錄 的更少 伹因了 岛上所 見到的 動物， 往往 與對海 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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勳物有 密切的 關係， 因此我 們不妨 假定， 凡是在 新界大 陸能見 
到的 哺乳類 動物， 在 香港岛 上一定 也有機 會可以 見到。 這就包 
括很 多種的 編蝠， 以及很 多種的 齧齒科 動物， 尤 其是松 鼠和家 
鼠。 又因了 新界在 地域丄 是廣東 省的一 部， .於是 凡是南 中國可 
以見到 的哺乳 動物， 如箭 猪和南 中兎， 在 這裏也 有機會 可以見 
到。 那涸 形狀奇 怪的有 鱗食蟻 獸， 被 本地人 稱爲穿 山甲的 ，在 
新 界以及 香港島 上皆曾 出現 過。 

新界 雖有猴 子林， 但 那这在 不是野 生的。 早 期到過 香港的 
動物 學家， 都說 曾在岛 上見過 野生的 猴類， 說 牠們是 1 於印度 
的恆 河橘， 但 現在久 巳在岛 上絕 迹了， 據 說在港 外荒無 人烟的 
小 島上， 可能 還有迢 種野猴 存在。  '• - ' 

香沿的 野馬騮 

外江人 呼馬騮 爲 猴， 摅說一 百多年 以前， 香 港島和 附近的 
各小 島上， 本有野 馬驟佐 多。 十九 世紀 中葉， 到 香港來 遊歷的 
歐洲旅 行家， 尙有 關於道 席形的 記载。 一八六 六年， 著 名的動 
物學 家斯温 苘氏曾 記璐， 在香港 港內妁 許多小 島上， 都可 C 發 
現猴類 的蹤跡 3 後來 他在一 八七零 年將捕 得的香 港野生 馬騮加 
以硏 究， 說 牠們是 石猴， 擬了 一種科 學上的 類名， 並加 以解釋 
道： 

“此種 石猴可 以在呑 港附近 多數的 小島上 發現。 牠 捫頗似 
印度 種的恆 河猴， 尾巴特 別短。 剖腹曬 乾了的 猴乾， 時 常掛在 

香 港和廣 州藥把 •店 的天花 扳下， 猥骨也 被當作 藥料來 出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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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溫荷氏 給這種 野馬騮 所定的 學名是 Macacus  Santi- 
johannise 不僅 香港一 帶有， 牠 們分佈 的區域 頗廣， 從 印度以 
至中國 大陸的 長江 _ 以南 都有。 

香港一 帶有野 '生的 馬騮， 我們從 舊時的 “新安 縣志” 上也可 
以得到 佐證。 新安卽 今日的 寶安， 當時的 香港島 是鹪於 新安縣 
官 富司管 轄的。 縣 志云： 

“猴 乃獼猿 之屬， 能諳 人性， 穴處山 谷中。 千 百爲羣 。邑 

之 伶仃山 擔竿山 等處， 所產 最繁， __ 俗 呼馬騮 。”  ，二 虹 

擔竿 伶仃雖 在今日 香港 界外， 但據香 港大學 博物學 敎授鲁 
樂思的 記載， 直至 最近， 這 些島上 仍有野 生的猴 類存在 。至於 
在今日 的香港 島上， 則深 水阕， 大潭 水塘， 以至 山頂的 南面， 
仍 偶然可 以發現 猴羣。 不過 沒有人 捉來硏 究過. 因此不 知道牠 
們是否 是當年 斯温荷 等人所 見的那 些野生 石猴的 後裔， 還是被 

人豢養 而逃逸 的其他 種類的 馴猴。 

新界沙 田的猴 子林， 一名馬 騮山， 是 香港名 勝之一 0 從前 
那一帶 的樹林 內猴子 很多， 而且很 馴熟， 如果有 遊客在 樹下拿 
出食 物來， 牠們 會成羣 從樹上 跳下來 乞食， 並不 怕人。 香港淪 
陷時期 ，林 木給日 本人砍 光了， 戰後 英政府 又將大 埔道改 建過， 

現 在早巳 名存實 亡了。 

不過， 從前馬 騮山的 馬騮， 乃 是經人 篆養過 放在那 裏的， 
並不 是香港 原有的 野馬騷 。牠們 棲身在 馬騮山 的歷史 並不彳 冬久。 
本地人 傳說是 一位住 在新界 的姓陳 的航海 客放在 那裏的 ，外國 
入 則辑是 在第一 次歎戰 期間逃 聚在那 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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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禪第 — fc  :: ^嫌. “ ，知 '谦 说 

9 

“ 微月初 三夜， 新蟬 第一聲 。” 這是 大詩人 白居易 聞新蝉 
詩中的 兩句。 他這 首詩大 約是在 北方什 麽地方 寫的， 因 爲詩題 
是 “六 月初三 夜聞蟬 ’’ ， 一定 那地方 氣候比 較冷， 所以 六月始 
聞 新蟬。 但在 香港， 則一 到四 月初， 你就可 以聽到 蟬聲了 c 
前幾天 天氣比 較暖， 我 巳經聽 過窗外 樹上第 一聲的 新禪， 
那聲 音斷斷 績績的 ，叫了 幾聲就 停住了 ，好 像很 生澀。 這 幾天天 
又 轉冷， 便不再 聽見牠 叫了。 遙想 牠一定 在枝上 竭力抑 捺自己 
的 興奮， 靜候 這寒流 的尾潮 一過， 從 此就可 以放懷 唱個痛 快了。 

蟬聲 一來， 就表 示夏天 已到。 香港叫 得最早 的蟫， 並不是 
我們 通常所 見稱爲 “ 知了” 的那種 大禪， 而 是一種 黑色的 小蟫， 
翅上 有兩點 黃色的 斑點。 牠 妁叫聲 也不像 普通的 蟬那樣 ，而是 
“滋 —— 滋”。 聲音 叫得非 常毖亮 。 這種 小蟬， 中國舊 時稱爲 
螓， 又名 螗调。 有 靑色的 ， 香 港更有 一種紅 色的* 牠們 的鳴聲 

却 與那種 褐黑色 的大蟬 不同。 

雎蟬 不會叫 • 所有 會叫的 蟬都是 雄的。 因此 古希臘 詩人藤 

拉朱 斯曾有 兩句非 常幽默 的詠蟬 小詩： 

“蟬 的生活 多麽幸 福呀， 因爲牠 們有不 會開口 的太太 o” 

據 荖名的 昆蟲學 家法布 耳說， 雌蟬 不僅不 會叫， 牠 們似乎 

連 聽覺也 沒有。 因爲他 曾在有 蟬的樹 下放了 一槍， .牠們 似乎一 

點不受 驚擾。 

人顛 對於嬋 素來有 好威， 尤其注 意牠的 嗚驊， 所以 希臞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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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 詠蟬的 很多， 中國 鹆詩以 蟬爲® 材的 更多， 而且有 許多關 
於蟬的 有趣的 傳說和 故事。 但是對 於蟬的 生活一 向不大 淸楚， 
並 且有些 可笑的 誤解。 差 不多中 外都是 如此。 直 到近年 法布耳 
等人耐 心怍了 多年實 地精密 的觀 察後， 才 能弄淸 楚牠們 生活的 
眞相。 

一 隻蟬從 幼蟲一 直到爬 到樹上 來叫， 先後至 少要經 過七八 
年 之久， 有的甚 至耍相 隔十餘 竿。 雌蟬的 卵是產 在樹幹 上的, 
牠 們孵丨 匕後會 從樹上 落到樹 根下， 然 後掘土 向地底 下鑽去 ，有 
時 要深入 土中十 餘尺， 遇到 有樹根 的適宜 地方便 停住， 以樹根 
的 汁液爲 營養， 這 捸一直 要在士 中生活 七八年 （有 一種 蟬的幼 
蛹要在 土中隱 居十七 年）， 幼蟲 才生長 成熟， 然 後本能 的在一 
個雨夜 掘鬆了 泥土往 上爬， 舰 到樹幹 上怵息 一下， 開始 褪殼, 
從 裂開的 殼背上 就爬出 了一隻 完整的 新嬋。 那隻空 殼,： 就是中 
國藥 材鋪裹 所資的 蟬蛻、 新蟬繼 M 爬上 樹梢， 不 久就開 始試牠 
蘊 蓄了七 八年之 久的新 聲了。 

夜 雨 剪春韮 

有人註 釋杜甫 的這句 名句： ‘‘夜 雨剪春 蓮”， 跽爲不 是用剪 
刀 到後園 裏去剪 韮菜， 而 是在下 鍋炒的 時候， 將它 們剪齊 。這 
眞 是上海 \ 所說的 纏夾二 先生的 胡孃。 韮菜是 種一次 b 以繼績 
採用 多次的 c 因此 不便像 靑菜蘿 葡一樣 連根拔 起來。 又 因爲本 
多， 不 能像葱 一搽的 隨手摘 幾根， 所以 不用剪 刀去剪 • 便要用 
小刀 去割。 江 西人的 兒歌， 就有 “剃 頭刀兒 割茲菜 n 寅 時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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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 時有” 之句， 形容 韮菜愈 割長得 愈快； 陸 佃的“ 辉雅” 說龍， 
也 說韮菜 用剪， 並且不 宜在日 中剪， 引 古諺“ 觸露 不掐葵 ，日 
中不 剪韮” 作證。 此外， “齊民 要術” 所载 種韮的 方法 ，也一 
再提 到用剪 c 可見 杜老的 “夜雨 剪春韮 ，，： 是深 懂園藝 生活而 
又有季 節感的 寫實 名句； 不 能用灶 下婢或 伙頭的 觀點去 曲解他 

也。 

香港的 韮菜非 常好， 又肥 又長， 茲黃 更好。 但是香 港人平 
日家常 似乎 不大吃 韮菜， 只 有吃狗 肉的時 候才一 定要用 塘蒿韮 
菜。 平時是 連韮菜 炒蛋. 韮菜豆 腐燒肉 腩也少 吃的。 這 可便宜 
了北 方人， 韮菜 包絞了 •烙 餅， 並菜 煮豆腐 ，炒 肉絲， 炒螺 絲肉。 
最妙 的是炒 豆腐’ 用乾 鍋将 豆腐 烘得黃 黃的， 然 後弄碎 了炒龜 
菜， 乾香 開胃， 贲在 是一味 M 廉物美 的家常 好菜。 北方 人還懂 
得醃追 菜， 將肥 大的韮 •菜整 I. 巴的 塞在蹯 子衷 用鹽太 醃， 不久就 
可 以拿出 來切了 生吃， 別有 風味。 香港的 ii 菜又多 又便宜 ，旣 

然本 地人不 常吃， 倒 落得讓 北方人 大快朶 頤了。 

杜甫 所說的 菇韮 ，共货 就是 韮黃。 北方氣 候與南 方不同 ，不 
能像 香港這 漾幾乎 隨時可 以買得 到韮黃 ， 僅在春 天並菜 發芽時 
才 有的。 這是 眞正的 韮黃， 不是 用人工 遮掩着 陽光 烘焙出 來的， 
所以滋 味非常 甜美， 價錢也 特別良 。龙方 人新正 吃春捲 ，最講 
究 的便要 用肉絲 炒韮黃 作饀。 短茁 肥嫩， 沒有香 港的韮 黃那麽 
長， 是 g 蔬中的 珍品。 “山家 淸供， ，载， 六朝的 周顒， 淸貧寡 
欲， 終日常 蔬食。 文 惠太子 問他蔬 食何味 最勝？ 他 答曰： “春 
初 早韮， 秋末晚 茲。” 這可說 是對於 n 菜 最有理 解也最 有風趣 

的 評俱。 


古人 對於春 韭久已 尊重。 詩 經幽風 / 四 之日獻 羔祭韮 。禮 
記 也設， 蔗人 寒麄韮 ，配以 “ 卵”， 大有 用雞蛋 炒连黃 祭祖宗 
之意。 至於 “ 本草” 裏所 載的韮 菜醫藥 功用， 更 是連篇 累賸的 
數 不淸。 

韮菜 一名懶 人菜， 因爲 R 要種 一次， 就 可以割 了又長 ，長 
了 又割。 又名起 陽草， 據說 有健壯 之功。 因此 “ 笑林廣 記”裹 
就 有一則 笑話， 說有客 人向主 人賧起 吃韮菜 的特殊 功效， 主 
人 留客人 吃飯， 找太 太下廚 做菜， 找來 找去找 不到； 一問孩 
子們， 才知道 媽媽聽 了客人 所說， 便忙着 到後園 拔起白 茱種韮 
菜去了  o 


后 海灣的 E 驚 


后 海海一 名深灣 ，是 深训河 入海的 出口， 在新 界元朗 北面。 
因爲地 點空曠 冷僻, 是 香港唯 一可以 見到大 批各種 水鳥的 地方. 
從 猱鷥、 鸛鶴、 以至 鹈鹕， 都有機 會可以 見到。 尤 其在這 冬季, 
因 爲許多 水鳥都 喜歡從 北方到 香港來 過冬， 所以 能够見 得到的 
更多。 

香 港最容 易見到 的是大 白鷺和 塘鹭。 豫駕是 喜歡縮 頭縮頸 

的， 牠 捫飛起 來也是 如此， 喜 歡縮着 頸子， 伹 是同時 _ 將雙脚 

伸直到 後面。 這是 牠們的 特點， 所以 一望就 知道。 這是 鸛鶴與 

鷺鷥 最容易 辨別的 地方， 因爲 鸛鶴和 野鹤飛 起來， 則喜 歡伸長 

了頸 子， 同時 却將雙 脚掛在 身下。 中國舊 時畫家 畫空中 飛着的 

仙鶴， 往往將 牠椚的 雙脚姿 勢畫成 像鷺鶯 一樣， 這是觀 集茶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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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故。 我們 對於鸛 鶴不大 看重， 但 是外國 人則對 牠們發 生棰大 
的 興趣， 尤其是 兒童， 因爲民 間傳說 所有的 孩子， 都是 由鸛鶴 

雩 

啣了從 壁爐迺 囪裏送 來的。 當一位 母親被 孩子們 追問他 們是從 
那 裏來的 而無話 可答的 時候， 更搬出 這一套 k 事來 搪塞。 

后海海 一帶， 容 易見到 鷺鶯等 水鳥的 原因， 是因爲 牠們喜 
歡 在水裏 覓食。 元朗屛 鄕一帶 的水田 很多， 因此， 牠們 都聚集 
在這一 帶了 。牠們 的主要 食料是 小魚， 但是 也吃田 螺田鷄 老鼠， 

'  甚 至蛇。 鷺 鶯的嘴 很堅硬 有力， 一條蛇 被牠一 啄就是 兩截。 

鬵鷥是 有羣居 習慣的 。牠 們雖是 水鳥， 結巢却 在大榭 頂上, 
而 且喜歡 大家結 伴處在 一起， 並在 固定的 地方。 每年在 北上避 
、  暑或南 下避寒 之後再 囘到香 港時, 一 定仍到 原來的 地方去 結巢， 

這 習慣頗 與燕子 相似。 新 界的沙 頭角、 錦田、 屛鄕 以及大 嶼山， 
都 有道種 所謂笟 駕巢。 但規模 最大的 一處， 則是 在林村 谷土名 

、  叫 “坑 下坡” 的 一座榭 林內。  - 

猱梵等 水鳥的 身上， 有一 種油質 的腺， 牠們 時常用 嘴抹了 
• 來 塗在羽 毛上， 所以 能入水 不濡。 鷺鶩捕 魚很有 趣. 牠 們不似 
、  魚郞或 是翡翠 那樣， 在飛行 中突然 僕的一 聲飛入 水中啣 出一條 

魚來。 牠們 乃是在 淺水中 緩悸的 步行， 躬背 縮頸， 那模 樣極似 
一 個身披 莨衣的 涉水老 漁翁， 見了魚 就一口 啄去， 百無 一失。 
更有 一種則 凝然站 在水中 不動， 等 候魚兒 游過脚 下就捉 。中 
、  國舊時 的寓言 上稱牠 捫爲信 天翁、 其實這 該是另 一種海 鳥的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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靑 草池塘 處處蛙 

香港雖 然在春 末夏初 多雨， 可是 缺少小 池塘， 除了 到新界 
郊外 以外， 不容 易聽到 蛙聲。 因此如 要欣賞 舖滿浮 萍的綠 色小. 
池裏 的閣閣 蛙聲的 詩境， 只 有到江 南去尋 求了。 但香港 另有一 
種 靑蛙， 牠們 不喜歡 入水， 却畜歡 上樹， 普 通稱爲 樹娃。 

樹蛙 全身黃 褐色， 背上有 一個暗 黑色斜 十宇形 的花枚 。牠 
們的 趾尖有 很大的 吸盤， 所以能 爬樹， 而 且能坐 在樹葉 上面不 
致滑 下來。 

樹 蛙像變 色蜥蜴 一様， 有 很驚人 的變色 能力。 牠們 能適應 
環境， 將黃褐 色的身 ts 變成灰 喈的樹 幹或是 泥土的 顏色。 若是 
有 陽光， 牠 們又能 隨着藏 身的樹 葉變成 嚮亮的 綠色。 生 物學家 
硏 究樹蛙 變色的 過程， 認爲 是牠捫 吸收了 光線以 後在皮 廣上所 
起 的反射 作用， 因爲若 是失去 視覺， 牠捫的 變色能 力也消 失了。 
這種情 形頗與 鲤魚差 不多。 因爲一 條靑灰 色的大 鲤魚， 若是失 
去 視覺， 立 刻就變 成學色 的了。 

樹蛙 在香港 很多， 從山 頂直至 谇萁荀 都有。 只是因 了牠善 

# 

於 變色， 所 以不容 易被人 發覺。 據說 大學堂 的生物 學敎授 ，有 
一次 促了幾 隻樹蛙 在實驗 室裹作 實驗， 逃走了 一隻， 逭 位敎授 
同學 生在實 驗室褢 找了好 久找不 到。. 後來 才發見 牠淬在 當眼的 • 
牆上， 已經 將身上 的顔 色铤得 同灰黃 的舊石 灰牆差 不多， 因此 
一時找 不到。 

樹蛙僅 有二寸 多長， 雌的 比雄的 略大。 目前 正是牠 們的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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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 時節。 牠們 的卵也 像普蘧 的騫娃 一樣， 外 面是有 k 嫌 膠質黏 

液的。 可是牠 钙 並非 奎在水 裏， 而 是產在 俯臨山 砌的 小樹枝 上0 
娃卵孵 汜出來 以後， 牠們 本能的 會從枝 上向下 面跳， 跳 入水中 
幾成 蝌蚪。 

除 了樹眭 以外， 香 港還有 十幾種 靑蛙， 伹是 都沒有 樹眭這 
麽多。 有一 種被稱 爲鏟足 蝦嫫的 蝌蚪， 小 而黑， 在二月 初就在 
山 澗裏游 泳了。 牠 捫不像 普通的 蝌蚪， 嘴 上生着 一根細 長的吸 
管。 不用直 接浮上 水面， 只耍將 吸管伸 上來， 就 可以吸 取浮在 
水面上 的微生 物了， 那樣 子頗像 是潛水 艇的瞭 望鏡。 另 有一種 
黑 而大的 蝌蚪， 也孵 汜 得 很早。 牠 們畏大 了就是 普通的 所謂田 
鷄。 目前 我們在 郊外稻 田裏聽 到閣閣 叫的， 便是牠 們了。 

三月 的野花 

在 B 前的 香港 看花， 當然， 最好 潑的是 社鵑。 伹除 了杜鵑 
以外， 香港 這一阃 月可 欣赏的 野花， 可正 多舂。 因爲從 三月到 
五月， 正是香 港的各 種野花 玆秀的 季節， 從 山上幾 丈高 的大 
樹'  以至 山坡上 的雜草 堆裏， 都能 出人+ 这的 鑽出 奇異可 愛的 

花 朵來。 

香港 有很多 種蘭花 、巳經 由植物 學家荖 錄的共 有七十 五種， 
它們 都是野 生的。 中 國向來 稱遊 1 爲王者 之香， 因坞它 們生於 
幽谷 。因此 在香港 要欣賞 野生的 蘭花， 你得 到比較 陰濕的 山邊， 
大樹 根下， 巖石 底下， •及 瀑布 山澗妁 旁邊， 更 好的是 平口人 

»少 到的 廳賴 婦私 帽 上 面減 _b 蝴靜利 亞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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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片 綰壁， 就是 香港出 生野蘭 著名的 地方。 此外， 香 港島上 
的德忌 笠角， 馬己 仙峽； 新 界的馬 鞍山， 大帽 山頂， 大 嶼山的 

鳳凰 山頂， 都是出 產少見 的奇種 野蘭的 地方。 

在 三月裏 開花的 野蘭， 値 得推薦 的僅有 兩種。 一種 本地人 
名爲“ 石仙桃 ”， 花淡 黃色， 中間伸 出一條 乳白色 的舌， 一根莖 
上 可以開 花十幾 朵至二 十朵。 它們 喜歡生 在大樹 根下和 岩石脚 
下 暗濕的 地點， 在香 港的扯 顏山、 西髙山 和其他 的山上 都可以 
見 得到。 葉子 約有兩 尺高， 是香 港春天 最常見 的野蘭 。 

另一種 本地人 名爲鶴 頂蘭， 因爲 未開花 時很像 仙鶴頭 ，西 
洋人稱 它們爲 “ 尼姑蘭 ”。 花莖 很髙， 可 以有三 尺長， 每莖上 
有花十 餘朵， 逐朵 開放， 可以繼 績至一 個月。 鶴 頂蘭是 棕黃色 
的， 花心紫 白色， 每一 朵盛開 時大至 四寸， 是本 月份容 易見到 

的最 美麗的 野蘭。 

黃白相 間的金 銀花， 以 及朱紅 色的炮 仗花。 是本月 份在香 
港 人家圃 林裏最 容易見 到的牆 頭花， 它們常 常從赔 上和 花架上 
爬到園 外來， 形成 “春色 滿囿關 不住” 的 模樣。 

還有， 我 們不能 不再提 起一下 木棉， 因爲它 們是在 本月份 
最 受人注 意的一 種花樹 C 在本 月份開 花的大 樹還有 多種， 花朵多 
是白色 或淡紫 色的。 有 意欣赏 的人 最好到 植物公 園去看 一下， 
多數的 樹根下 都註明 着 它們的 學名。 

三月 的樹 

三月的 香港， 巳靼是 看花的 季節。 但 除了看 花之外 ，我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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樽在初 春的香 港還有 一種美 麗的東 西可看 ，那 便是 郊外， 山上， 
路旁， 以及你 的園子 （如果 你是一 個這樣 有福氣 的人） 裏的各 
種 樹木的 新葉和 嫩芽。 

在 國內， 我們見 慣了樹 木在秋 天開花 落葉。 立 秋一過 ，梧 
桐樹 首先飄 下它的 第一張 落葉。 隨着 無情的 西風和 霜氣， 各種 
樹 木的葉 子都開 始由綠 變黃， 紛紛 下墮。 深 秋在化 京西山 ，或 
是 杭州两 湖上的 靈隱， 我們 這時便 可以見 到終日 滿天落 葉飛舞 
的 勝景。 於 是到了 冬天， 除了 松柏一 類的常 綠植物 以外， 所有 
的樹 枝差不 多都是 光禿禿 的了。 

但 在香港 却不是 這樣。 香港 的樹， 秋 天並不 落葉， 整個冬 
天也 能保持 它們的 葉子， 甚 至並不 铤黃。 但 是春天 一到， 就在 
現在 道樣二 月尾三 月初的 時候， 常 常一棵 樹在一 夜之間 就會摇 
光了 全樹的 葉子。 它 們可說 不是落 葉而是 換葉。 因爲這 種變化 
乃 是由於 內在的 要求： 春天 到了， 新 葉已經 準備好 了一切 ，急 
於要纘 出來， 於是已 經盡了 責任的 隔年舊 葉就毫 不路嫌 的將它 

們的地 位讓給 新的一 代了。 

三月 的香港 天氣， 是最多 變的， 不僅 氣温冷 熱不定 ，就是 
晴雨 也沒有 把握， 從前 人稱這 樣的天 氧爲“ 養花天 ”， 在 香港這 
時則可 以說是 “養葉 天”， 因 爲一棵 在前幾 天剛褪 光了葉 子的大 
街， 你只要 三四天 不曾留 意它， 經過夜 來一場 細雨以 及早上 一 
場太陽 之後， 光禿 的樹枝 已經又 綴滿新 葉的嫩 芽了。 

新 苗出來 的嫩葉 芽苞， 除了最 常見的 嫩祿色 的以外 ，有的 
更是粉 紅和嫩 黃的， 有的 僅是一 叢毛茸 茸的小 圓球， 一 眼看來 
规乎以 爲是鬨 了花。 它們 變化得 很快， 太瞄 一晒， 昨夫 還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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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的 枝頭， 今天 巳經是 一片新 綠了。 映着 陽光， 這種嫩 葉全然 
是透 明的。 

就是路 邊的老 榕樹， 它們是 終年常 綠的， 也 在這時 開始換 
上 它們的 新裝, 它們 是逐漸 換的， .落 了一批 舊葉換 上一批 新葉， 
因此 在你不 知不覺 之間， 它們已 經全都 煥然… 新了。 

靑竹蛇 

明天是 農曆的 驚蛰。 按 照月令 所記， 驚 m 聞雷， 冬 眠蟄伏 
的 百蟲皆 驚醒， 從此 义開始 出來活 動了。 其實 ，在整 値冬天 ，香 
港就不 曾斷過 玟蟲和 蒼蠅， 惊螂也 繼績在 活動。 前天我 就在路 
上見過 一嫌大 百足， 足足有 匕 寸長， 揮勋 牠为 二十 二對脚 （道 
是香港 百足的 脚的興 實數目 ，但 是除 了最前 的一對 進化爲 鉗狀, 
最 後的一 對又退 丨 匕成尾 狀以外 ，一涤 百足其 實僅爲 四十隻 脚）， 
如飛 的爬了 過去， 可見 牠不待 驚蛰的 雷聲， 早已東 山再起 ，出 
來 “撈 壯界 ”了。 

隨着 樹木妁 萌芽， 在新 綠的樹 叢中， 時常會 有一種 小蛇覯 
伏着， 全身 綠色， 尾 上還有 暗藍的 條玟， 恰似日 光在樹 叢上所 
投下的 陰影， 因 此使它 們構成 了很巧 妙的保 護色。 這是 香港所 
出產的 一種小 毒蛇， 因了 牠渾身 綠色， 被 稱爲靑 竹蛇， 是香璀 
所能 見到的 蝮蛇科 的唯一 毒蛇。 牠的 眼鼻兩 旁各有 一塊凹 痕， 
頗似嚮 尾蛇， 這是 牠捫的 特點。  , 

靑 竹蛇很 細小， 普通 sr 有一二 尺長， 最長 的也不 足三尺 p 
雖然 可能會 有四尺 畏的靑 竹蛇， 但 在香港 還未有 遜遵撵 的卑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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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l 

靑竹 蛇咬人 很快。 過 山風和 響尾蛇 之類， 雖然 有劇毒 ，但 
是 牠眄在 實行攻 ■之 前， 先要 絲絲作 11 發出 簪告， 使對 方有機 
會及時 逃避。 可 是靑竹 蛇見了 人往往 立刻 就咬。 因了牠 全身細 
小， 又 是碧綠 色的， 隱在 樹葉 底下或 在草叢 中不易 發覺， 所以 
採 集花果 和刈荩 的園丁 往往爲 牠所乘 C 

靑 竹蛇雖 然小， 但是 嘴上的 毒牙却 很長， 而 且牙內 的中空 
部份 很大， 能流注 很多的 毒液， 所以 給牠咬 上一口 是很麻 煩的; 
成 人雖不 致死， 但要捱 受一場 大苦。 小孩和 狗類被 咬了， 若不 
及時 救治, 則 往往能 送命。 香 港雖然 時常有 靑竹蛇 咬人的 新聞， 
但還 不曾有 一個成 人被咬 死過。 

矮樹叢 生和雜 草茂 盛的 山坡 ，是 靑竹蛇 最言歡 出沒的 地方， 
牠 們喜歡 在陽光 中躱在 钳 葉底下 休息。 誰 接近了 牠的螯 戒線就 
是咬的 一口。 這種 蛇在本 港以赤 柱一帶 最多。 

四月的 花與鳥 

對於自 然的爱 好者， 香港 的四月 是一個 可喜的 月份。 基督 
敎徒 的復活 節是排 ft 四 B 的。 對於愛 好自然 的人， 四月 裏復活 
的不僅 是“神 ”， 隨着 春天的 甦醒， 整涸大 自然現 在都從 冬眠中 

復 活了。 

從北 方和南 方到呑 港來過 夏天的 鳥類， 現在 都開始 一個一 
個的 來了。 還有 從南方 囘到北 方去的 候鳥， 它們 路過香 港時， 

大 都要在 新界一 帶停留 幾天， 整理 羽毛， .休養 趙力， 然 後再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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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北上。 新界的 樹林和 田野. 富於果 實嫩苗 和小蟲 魚介， 自能 
供 給它們 登富的 食料， 從 不向它 們要入 境證， 也 不向它 們索取 
過 獍税。 

在這個 月內, 香 港有好 幾種有 名的花 樹都開 始開花 。蛇、 
蜥觴、 靑 蛙和其 他許多 爬蟲， 從這 個月份 起也應 有盡有 的一起 
四出活 動了。 

桐 油本是 我國的 特產， 現在正 是桐樹 開花的 時候。 好多年 
以前， 香 港政府 曾有在 新界山 上試種 桐林的 計劃， 苗圃 就在將 
近沙田 的公路 兩旁， 這是從 廣西移 植來的 樹苗。 因此我 們現在 
如果沿 大埔道 經沙田 一直到 粉嶺， 路旁和 山坡上 都可以 看到許 
多 桐樹。 現 在正開 着花， 桐 花是白 色的， 許 多朵簇 在一起 ，像 
是綉 球花。 

•  香港 另有一 種與中 國桐樹 相類的 灌木, 一般人 稱爲锻 燭樹, 
道 是從馬 來半島 移植遇 來的。 榈樹 僅在新 界沙田 粉嶺一 帶可以 
見到， 但這 種蠘燭 樹則在 香港路 邊隨處 可見。 林 園署在 路旁所 
佈置的 樹苗， 多數是 這種樹 。海 仔的 修頓球 場四週 就有許 多棵。 
它 們長得 很快， 葉大 蔭濃， 所以是 一種理 想的街 道樹， 只是樣 
子 粗俗一 點罷了  C 蠟 燭樹的 花也是 白色的 。它 們有一 特色， 開花 
的時 候樹葉 上會生 出一種 白色的 茸毛， 看 起來像 是被人 滿樹浼 
了 石灰水 似的， 因此你 從老遠 一望就 能辨認 得出。 海南 島也有 
這 種樹的 出產。 它們的 果實雖 不能榨 桐油， 但含 有一種 油質可 
作 普通燃 料點燈 之用， 因 此南方 人稱它 們爲蠟 燭樹。 樹 身的木 
料 可以作 木展。 

犍 — 人稱爲 “聰 明葉” 的 巴希利 萆鬢， mmm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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昝港的 一種爲 “卜力 爵士巴 希利亞 樹”， 也是 在現在 開花。 卜力， 
爵士曾 在一八 九八年 至一九 o 三年間 任本淮 總#, 這種 •澍; t •在， 
他的 任期內 發現的 ，所以 取了這 個名字 作起念 。.這 種樹不 很高， 

葉子兩 瓣合在 一起， 葉色漱 綠， 能開 出紫紅 色的大 朵花， 是香 

%  • 

港路 邊所延 到的最 美麗的 一 種樹。 電車路 上海銀 行大度 對面的 
草地 上就有 一棵： >  香港 學生 喜歡採 它們那 種兩瓣 長圆形 合在一 
起的 葉子作 軎籤， 說足 能令 人讀書 聰明， 所以 稱爲聰 明葉。 

大 影樹, 外國 人稱它 們爲火 燄榭， 也是 這個月 份開始 開花。 
影樹 的葉子 已經非 常獒麗 苒加上 開在钳 頂上 的朱紅 色的花 ，在 
四月 晴朗的 陽光中 槊來， 烘烘然 的一派 紅光， 實在 不愧稱 爲火錶 
樹 C 本地人 稱它們 爲影樹 .， 是因爲 那濃綠 的柔輭 下垂的 葉子， 
在玆 天特別 受人 歡迎， 所 以稱爲 影樹。 有 些人义 稱它們 爲風風 

木， 

在我 住處的 近旁， 本來 有一棵 高大的 影樹， 每逢夏 初開花 
的 時候， 乘船從 海中望 上來， 遠遠 的也能 琪見樹 頂上的 那一片 
紅花。 我坐在 窗前， 落花有 時會從 半空一 直飛墮 到我的 案上。 
去年那 塊空地 爲耍妞 斩居， 這棵 大影樹 便 被人七 手八脚 的鋸倒 

了。 連帶 我至今 對那一 帶新屋 也沒有 好感。 

從 這個月 開始， 香 港可以 有機# 見到 許多 平時所 少見菊 I 的 
鳥頊， 這 些雛械 減完了 冬天， ■又麵 蒙古， 東三省 
和日本 去的 候鳥。 W! 有時在 香齢 停留 多日。 觀察野 鳥最方 
便的 地點， 不在 麵壯而 錄界 大陸， 尤鱗 _和 林村谷 
一帶， 是香 港野鳥 最多的 地點。 不僅 現在， 那裏的 f 鳥一 年四 

季 都比香 港島上 更多。 


一  25  一 


四月 裹到 香港來 過夏天 的鳥類 客人， 最値得 注意的 是綾帶 
' 鳥， 又名 壽帶， 有時 又稱一 技花。 在本港 可以見 到的綬 帶鳥共 
有 九種， 但停留 在這裏 直到冬 天才走 的只有 一種. 那便 是外人 
稱爲 樂園捕 蟲烏的 一 穂綬帶 0 牠 們黑頭 黑冠， 胸部 赭黃色 ，嘴 
和 眼圈却 是淺藍 色的。 身體 僅有三 寸長， 可是雄 鳥的尾 羽有時 
却可以 長至十 六寸， 就是 雌鳥的 尾羽 也長三 四寸。 拖着 長尾巴 
在樹叢 裏跳來 跳去， 是本月 份 在香港 開始出 現的 最美麗 的一種 
小鳥。 

黃脊鴿 也 是在莽 末羥 過岛上 的鳥類 容人之 一。 它們 共有三 
種， 有 灰黃和 白瞼的 分別。 衍在這 1 不走的 是黃脊 鴿。 牠眄不 
似綬帶 那樣， 終卩〗在 樹技 裏上下 飛舞， 而 是喜歡 飛到地 上來觉 
食， 尤 其是秧 田褢。 牠們 走路時 寫歡將 /! 巴一翹 一翅的 上下翹 
動。 全身靑 灰色， 可是 眼上有 一條黑 卮毛， 老遠 就能看 得淸， 
所以 稱爲黃 脊鴒。 


貓頭臢 

住 在香港 市區 的人， 沒有機 舍能聽 得見 貓頭 嘰叫， 可是如 
果住在 新界鄕 下或是 香港半 山區 以上， 尤 共迻在 薄扶林 一帶林 
木 密茂的 區域， 夜 晚時常 會聽到 M 外傳 來一種 “ 嗚嚕嚕 ，嗚嚕 
嚕 ’， 的 怪聲， 使人聽 了毛髮 悚然， 這 便是貓 頭躧在 叫了。 

貓 頭籐是 晝伏夜 出的。 白天荽 睡覺， 夜幕 旣降， 牠 便拍拍 
翅膀， 霎一雲 那一對 圆而让 大的 眼睛， 這樣“ 嗚 嚕嚕， 嗚嚕嚕 ，’ 

i 

的 叫幾聲 ，準備 飛出去 覓食了  D 貓頭臌 的叫聲 有多種 有時#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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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 或是像 老牛的 呻吟， 有 時又會 發出一 連串的 格格怪 笑聲， 
響澈 夜空。 

樓息 在香港 島上和 新界一 帶的貓 頭魔， 共有十 種之多 。不 
過種類 0 多， 牠捫本 身却不 常被人 昆到： 這一來 因爲貓 頭躧是 
過夜生 活的， 白 天不易 見到， 二來種 類雖有 十種， 但這 只是就 
歷 來鳥類 學家在 本港曾 經見 過渚 而言， 其 中有半 數都是 偶然從 
大陸飛 入本港 境內， 住 了幾天 父飛走 的。 

香港 常見的 幾種貓 頭臜， 其中 一種是 錫蘭產 的棕色 吃魚貓 
頭縻, 牠捫 ，歡 在薄扶 朴水 塘的 山上 .做苽 C 另一 種被稱 爲躱種 
的多 J 頭縻， 棲息在 新界的 山上， 從 虡束直 至雲南 境內都 可以見 
得到。 還 有一秘 n 本 種的小 M 頭既， 牠們遍 佈於 中國束 南沿海 
一帶， 因 此香港 境內也 有牠捫 的縱 跡。 

香港最 多的貓 頭膦， 是 一種被 稱爲赤 脚項上 有圈環 的貓頭 
鼸， 從雲南 四川商 至廣朿 都有， 這種貓 頭朦不 很大， 約 九寸至 
十寸長 C 叫聲 好凄惻 。 我們常 聽到的 “嗚 嚕嚕” 的叫聲 ，多數 
是牠 們所發 出的。 

貓 頭魔多 數喜歡 在大樹 洞內做 窠， 但 有時也 會利用 喜鵲的 
舊 1 產卵。 貓頭膜 的主耍 食料是 老鼠， 有時 也捕食 小鳥。 錫蘭 
種的 吃魚猫 頭廬便 喜歡吃 魚蝦和 蟹類。 赤 脚貓頭 鷹則喜 歡捕食 

昆蟲。  • 

貓頭廣 的名春 向來不 大好。 這大 約因爲 牠的樣 子古怪 ，叫 

起來 難聽， 又是畫 伏夜 出的， 所以遂 有許多 關於¥ 的古 怪的傳 

說。 中國從 前稱貓 頭鷹爲 梟， 說牠 是不孝 之鳥， 士 食其母 ，將 

母 鳥吃剩 了一個 頭掛在 樹上， 所以稱 殺頭爲 梟首， 又說 梟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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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的 預兆。 這都 是不經 之談。 


山狗 和水獺 

這 幾天香 港人去 拜山， 你可以 聽見他 們時常 提起一 個在平 
時少 提起的 名詞： 山狗。 

他們 所說的 山狗, 是人而 不是狗 c 有時指 負責 巡査山 林的園 
丁， 有時指 出沒墳 場盜竊 花木物 件甚或 掘慕的 歹徒， 有 時父指 
打掃 墳山的 土工。 除了對 歹徒， 山狗 這名詞 實在本 不妥。 特別 
在 江浙一 帶， 對 於打掃 祖墳山 地的鄕 下人， 是尊之 爲“墳 親家” 

的。 

但 是香港 山上却 有眞的 山狗。 牠 們不是 普通的 野狗， 也不 
是流 浪山野 的喪家 之犬， 而是近 於狼的 被稱爲 “dhole” 的 觔物， 
一般 人稱牠 們爲紅 毛狗。 這穐野 狗據說 在印度 很多， 牠 們能够 
集 體攻擊 老虎。 描寫印 度風物 著名的 英國小 說家吉 卜林， 就 
曾有一 篇題名 “紅毛 狗”的 短篇描 •寫 牠們的 生活。 香港的 紅毛狗 
當 然沒有 印度那 麽多， 但新 界一帶 却偶然 會有這 種東西 出沒。 
牠們的 模樣頗 似本地 人稱爲 中國種 狼狗的 那種大 黃狗， 毛色黃 
得 近紅， 脚 很短。 牠們 喜歡吃 海邊的 小蟹和 死魚， 因爲 在夜裏 
時常三 四隻一 羣走到 海邊來 党食， 過去曾 有人在 啓德機 場見到 
過。 此外， 靑山、 大 帽山、 九龍 山， 都曾經 發現過 牠們的 踪跡。 

香 港島上 則從未 見過。 

b 

紅毛狗 顯然不 同於由 家犬流 浪山頭 而成的 野狗。 廣 東通志 
云： “ 韶州有 赤狗， 穴居， 吠 則不祥 ’，。 所 指的就 是牠們 。庚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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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狼， 赤狗 就替代 了狼的 位置， 但牠 捫並不 像狼那 惡。 

水獺在 香港是 1 於 被保護 的小動 物之一 ，是不 許人捉 捕的。 

事 實上， 水 獺皮雖 然很値 .淺， 在香 港却不 容易捉 得到， 因爲牠 
們現 在已經 很少， 白 逾又育 歡 躱在洞 褢不 出來， 所以根 本連見 
也不 容易見 到的。 舊說 香港島 南赤柱 :宠水 凴一帶 有很多 水獺， 
近年已 經很少 見了。 現 在還冇 水獺的 地方， 是大 嶼山和 元朗后 
海灣 一帶， 但 也只有 住在海 濱的 人才冇 機會见 得到。 

水獺雖 欲以 魚爲食 ，伹牠 們 却住在 岸邊的 洞 裏而不 住在水 
裏， 小 水獺甚 至不會 游水， 耍 像人一 榇慢 慢的才 學會， 因此動 

物學 家說牠 們水居 生活的 歷 史一定 很短。 

中國對 於水獺 耵 許多 古怪的 傅說， 說牠 們能成 精怍怪 ，濱 
水人 家的婦 女害怕 水獺， in 如城市 人家害 怕狐狸 一樣， 原因就 
因爲 牠們能 迷人。 又說 獺終年 捕魚， 每年 耍祭魚 一次， 月令上 
有 “孟春 之月， 魚 上冰， 獺祭 魚”的 記敕。 據說獺 祭魚時 將魚排 
列岸 邊如 P 束列 俎瓦 那樣， 因此古 人嘲 笑寫文 ■章的 人找了 許多書 
放 在手邊 來亂抄 — ■通 ，爲 “瀨 祭”。 

、 害蟲 的天堂 

香港 有許多 麵的 徽號： 冑方 之珠’ 賴皇 冠上的 寶石， 
民主 櫥窗， •. •人間 天堂， 走 私者的 樂囿 …… 這已 經不少 了可是 
昨夭 看書， 忽然 發現 香港遠 有一個 別名， 雖然不 大冠冕 ，却是 
我 以前從 未聽到 過的。 我一向 自負“ 淵博， ’， 這一 來才發 覺自己 
實在很 鄙陋， 現 在提起 筆來還 覺得臉 紅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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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別名 是一位 英國生 物學家 給香港 題的。 他是香 港大學 
醫 學院的 生物學 敎授， 喜歡 硏究 昆蟲， 尤 輿是對 人類有 害的害 
蟲。 他 說香港 害蟲之 多和大 家對牠 們放任 不管的 情形， 實在令 
人 驚異。 他認爲 照這; 靑形 f 來， 香港货 在毫無 問題可 以稱爲 
“害蟲 的天堂 ”。 

對於香 港害蟲 之多， 他擧出 蟑螂、 白蟻、 蚊蟲、 蒼蠅 、木 
虱 爲例。 他說他 初到岙 港來授 課時， 有一 天想找 幾隻木 虱來做 
試驗 標本。 拿了兩 隻坡璃 竚交袷 大學堂 的“苦 力”， 吩咐 他們給 
他捉 幾隻木 虱來。 第 二天荇 力交還 坡璃管 給他， 兩隻坡 璃管裏 
裝 得滿滿 的都是 木風， 他說那 情形比 他想像 中的 整個香 港殖民 
地 所有的 木虱還 耍多， 而他 們還說 A 是 隨手從 牀上捉 來的。 

對 於蒼蠅 之多， 他擧 出畏 洲和大 埔墟兩 個地方 爲例。 他說 
這 是新界 淸潔程 度最好 的兩個 地方， 可是只 要看看 街邊贵 的鹹 
魚豬肉 和甘蔗 上面的 蒼繩力 情形， 他說 如果有 人能數 得淸楚 ，他 
眞可以 不經考 試就铪 他一 涸數學 學分。 

香港 的蚊蟲 本來很 有名， 因此 婼疾也 有名。 跑馬地 快活谷 
和 赤柱墳 塲裏的 那些 • 卜凡世 紀五十 年代的 愤慕， 墓中人 十冇八 
九是 香港瘧 疾的犧 牲苦。 當 時英國 人提起 香港就 搖頭， 有句俗 
話說： “You  go  to  Hong  Kong  far  me” 意思是 说： “ 如果派 

我到香 港去， 請 你去埋 我個份 。” 就因爲 當年香 港的蚊 蟲和瘧 
疾太 厲害。 香港 的蚊蟲 現在雖 然比從 前少得 多了， 但是 夜裏耳 
邊有時 仍然可 以聽到 ■囑 聲， 而且 簡直一 年四季 都有。 這位生 
物 學敎授 提出了 一個滅 蚊的好 辦法， 他勸香 m 政府 飼養 蜻蜓, 

學 

因爲蜻 蜓是喜 歡吃蚊 蟲的。 他 說道方 法比改 建溝渠 省錢得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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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蟑鄉和 白蟻， 他認爲 g 前還 沒有简 單有效 的撲滅 方法。 
他提議 香港政 府撥款 聘請昆 蟲專家 來硏究 對策。 

我 不知官 方對他 的建潘 反響如 M。 看樣 子好像 很冷淡 ，因 
爲至 今不見 報上有 “ 從偷绞 聘諦硏 究撲滅 香港蜜 蟲專家 ”抵港 
的消息 出現。 因 此如有 人在民 主橱窗 芰發現 有蒼繩 或木風 ，切 
不 必大驚 小怪, 因 爲這 裏:司 時 還是“ 窖蟲的 天堂 ”呀。 

從鱷 魚談到 爬蟲頓 

香港 中環有 一座 著名的 茶廳被 稱爲“ 镚魚潭 ”， 可是 我們所 
見 到的只 是兩脚 鱷魚， 很少杳 機 t  U 過 一 條坑的 四脚 鰱魚的 。這 
並非由 於韓文 公的力 贵， 巔 了他的 一篇大 文將鱷 魚從潮 州一直 
驅逐 到南洋 去了， 而赴囚 a 香港 一帶的 海濱近 年根 本沒有 鱷魚。 
據本 地人的 解釋， 鰌魚與 鯊魚是 勢不兩 立的， 本 港海外 不時有 
鯊魚 出現， 因此 鱷魚都 避到別 處去了 c 只有 在一九 一二年 ，本 
港曾偶 然發現 過一條 鱷魚， 此後 便一硿 不 曾再有 過了。 但在生 
物史上 ，廣 朿三角 洲一帶 在過 去 是有鱷 魚棲息 過的。 

鱷魚在 勋物分 類上始 閱於 爬蟲類 的。 爬蟲類 的動物 一共包 
括四 大類： 卽龜 ，蛇、 _嚴和醞魚 。本 港所 出產 的爬 蟲類 動物， 
除了鱷 魚少見 之外， 其 ftL 三類 相當 豐富。 本港 出產的 烏龜與 
有十 種， 其 中海龜 fr 有一 稀， 其餘 都是淡 水龜， 最常見 的就是 
本地人 稱爲金 錢龜为 --種 。 龜類 的肉很 好吃， 本 地人不 僅吃水 
魚， 也吃一 般的烏 龜： 吃烏龜 f 比吃 狗肉， 法律 是不千 涉的， 

因此你 在街市 上隨時 可以質 得到金 錢龜和 水魚。 水魚也 是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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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 不過本 港市上 所賣的 水魚， 大 都是從 廣西運 來的。 

本 港出產 的蛇， 共 有二十 九種， 另外還 有兩種 海蛇。 

本港 處於亞 熱帶， 因此出 產的蜥 蜴類爬 蟲也很 豐富， 共有 
十 六種。 其中包 括我們 常見的 鹽蛇， 也就 是外江 人稱爲 壁虎的 
那種小 生物。 牠 們共有 五種， 在屋內 屋外， 樹上牆 上， 甚至牀 
上都 可 以見 得到。 在這 冬天， 牠們 大都躱 到牆縫 和板縫 萬冬眠 
去了  o 

被一 般人稱 爲蛇郞 中的那 種長尾 蜥螺， 本港 出產的 也有七 
八種 之多， 冇兩 種顔色 特別漂 亮， 全身 綠色， 背 上還有 四條較 
深的 翠綠紋 。牠 們約 有七八 寸長， 发天 喜歡躲 在沙石 上晒 太陽, 

小的 比大的 顏色更 美龉。  ‘  • 

本港 另出產 一種大 蜥蜴， 俗 呼蛤阶 蛇， 牠們 可以頭 尾長至 
三尺， 形貌很 可怕， 時常 被人誤 當作是 鱷魚。 可是 不常見 ，新 
界 粉嶺和 w 港 a 上的 赤柱 都有 人 捉到過 。山 顶上 似乎也 有牠們 
的 縱跡， 因爲多 年以前 曾給登 山糖車 在軌道 上壓死 過一條 ，一 
九三零 年又有 人在盧 押逬捉 到過 一條。 牠們 全身靑 黑色， 身上 
有淡 黃色的 斑點或 條紋。 牠捫以 蛙類爲 主耍的 食料。 那 樣子雖 
然 可怕， 很像小 鱷魚， 其贲 嘴裏却 是連牙 齒都沒 有的。 

香港 的荼花 

本 地人惯 稱茶樓 酒家女 招待爲 茶花。 雖然將 女性比 作花該 
是一種 美# 吧， 但過 去本地 人的這 種稱謂 却是多 少含有 一種輕 

薄的。 不過 我現在 所要講 的香港 茶花， 却是 眞正的 茶花， 是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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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特產 的山茶 科植物 之一， 

山茶 有紅白 兩種。 香 港的白 山茶花 多是盆 裁的， 野 生的很 
少， 而且花 也少。 新 界大帽 山頂有 野生的 茶樹， 生在三 千尺的 
高處， 花 開得小 而密， 它們 就逛著 名的雲 霧茶。 

紅山 茶在香 港除了 園珑的 以外， 還有野 生的。 這是 香港特 
產的 野花之 一， 它們是 灌木， 可 以高至 二丈至 四丈， 花 是大紅 
色的， 盛開 時毎朶 直徑有 兩寸， 正巾冇 黃色的 花蕊， 那 漦子雖 
然比不 上雲南 特齑的 雙瓣山 茶那遯 富麗， 但在香 港却已 經是頗 
足觀賞 的一種 野生花 木了。 它們從 r 卜 一月底 開始先 後開花 ，可 
以一直 繼績至 次年的 三月。 

野 生的紅 山茶在 香港已 經有很 多年的 歷史。 一八四 九年到 
香港 來搜集 楢物標 本的艾 利氏， 就已 經注窓 到這 美麗的 紅色花 
樹 。他 當時僅 見到有 三株， 地點 常在今 R 干徳 遒的上 次半， 
更著名 的植物 學家張 比翁氏 來港， 則說僅 能找到 兩棵。 但是相 
隔 百餘年 之後， 今日香 港山上 的野生 紅山茶 花已很 杏遍。 在跑 
馬地的 山 上可 以見# 到， 薄 扶林道 的兩旁 也有。 在山顶 纜車站 
近旁 的盧押 道上， 也有一 棵很高 大的， 這幾 天正開 蔚滿 樹的紅 
花。 在舊鴨 巴甸道 的頂上 更多， 那裏差 不多有 五六十 棵生在 一 
起。 這種花 在香港 也是受 保護野 生花木 法令保 護的， 所 以能够 

愈長愈 多了。 

紅山 茶不僅 花荬歷 它的葉 子也很 可愛。 山 茶的葉 子本是 
有蠟 光的。 紅 山茶的 新槧， 像吊鐘 花葉子 一樣， 映费日 光能閃 

出許多 美麗的 顔色， 從 油綠、 蔚藍， 以至 深紫。 

在年宵 的花市 上也有 紅山茶 出售， 它們 多數是 盆栽的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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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並不 便宜， 但因 爲這是 木本的 花木， 買 囘去可 以開花 很久， 
而且若 是照料 得宜， 它在 下一季 還會繼 M 開 花的， 所以 倒値得 
一貢。 


山猪 和箭猪 

野猪， 俗名 山猪， 香港的 山 上 沒有， 可 是新界 則很多 ，這 
因爲南 中國一 帶的野 猪本 來是很 多的。 牠 們是一 種極凶 猛可怕 
的 動物, 嘴 上有一 對獠牙 伸出 唇外， 下面的 一對有 時向上 反挑， 
這是用 來挖掘 泥土和 植物枳 株的。 山猪的 衝輟力 很大， 咬人也 
極厲害 。 給牠 咬了一 口或是 被牠的 獠 牙戳了 一下， 往往 能够致 
命。 因此不 僅獵人 怕牠， 就是 獵狗也 怕牠。 據說山 猪的 嗅覺極 
靈敏， 視 覺也極 敏銳， 奔跑 迅速。 牠又有 一見火 光和響 聲便立 
刻衝剌 過來的 習惯， 因此老 於打獵 的人時 常告誡 同伴， 見了山 
猪 萬不能 從正面 関槍， 否則被 牠依着 火光衝 過來， 萬一 璘避不 
及， 那就 要吃大 齬了。 

一篑普 通的大 山猪， 坷以重 至三百 磅以上 c 新 界的大 帽山、 
馬 鞍山、 西貢、 沙 頭角、 大埔 一帶 的山 林中， 都有 牠們的 蹤跡。 
牠們是 畫伏夜 出的。 一到 黑夜， 時 常成羣 結隊的 出現， 能够一 
夜之 間將整 塊田地 毁爛， 因此 對於農 作物的 害處很 大。 可是因 

了生性 凶猛， 便不像 黃麝那 麽容易 對付。 

打山 猪是鄕 下人認 爲最典 嵆的一 件事， 這尤 其因爲 山猪肉 

最 好吃， 在 野味中 可以說 得上是 珍品。 

箭猪 雖與山 猪同名 爲猪， 牠們 其實不 是猪， 倒與考 鼠野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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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鼠等是 同宗。 本地 人有時 很古怪 的又稱 牠們爲 猪魚。 窨上朗 
慣稱爲 豪猪。 

箭豬的 外表像 刺猬， 但比 刺猜大 得多， 有二三 尺長， 而且 
嘴 也沒有 那 麽尖。 身上的 “箭” 則比 刺猬的 又長又 剛勁。 這種 
箭非常 尖銳， 尖端 和极 上是白 色的， 中間則 是黑白 相間的 。箭 
的長短 不一， 普通 有七八 寸長， 最昆 的可以 長至十 七 英寸。 

箭豬在 香港山 上和 新界都 很多， 牠們也 是盡伏 夜出的 ，時 
常在夜 裏渝進 花園和 菜地渝 吃果實 和菜蔬 嫩葉， 牠們能 將整棵 
的 木瓜樹 咬倒。 

箭 猪行動 時或垃 發起 成來， 能陡得 身上 的箭_ 啦作饗 。本 
地人 傳說 老鼠最 怕箭 帒， 因 !| 箭猪裒 歡將昆 巴伸進 老鼠 洞褒去 
搖動 作嚮， 老鼠 聞聲 微出來 察符， 便給箭 猪的 昆 巴戳 破了與 .子。 
甚至 獵狗也 不敢惹 箾诏， 聽见 了牠的 麪聲便 跑開。 

蠔和蠔 H1 

近來報 紙上時 常有男 變女， 女 變男的 新聞， 認爲是 現代的 
奇蹟其 汉， 在生 物界褢 • 男 變女， 女變男 ，或 是亦 男亦女 ，贲 
在是家 常便飯 就拿脔 朿入最 愛吃 的蠔 來說， 這小 生物在 一年 
之中， 就要 從雌變 成雄， 然後 父從雄 變雌好 幾次。 

蠔 是有世 斡释的 美食。 對於 生蠔的 嗜好， 歐洲人 比我們 
中國人 更甚， 歐洲的 法國 和英國 都是以 褒蠔袭 名的， 甚 至古羅 
馬尺 就已經 懂得吃 生蠔’ 視 爲珍味 之一， 在 羅馬帝 國末年 ，荒 

淫的 富豪們 的奢侈 宴會， 每年 就不知 要消耗 多少由 奴隸們 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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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沿 海用冰 革運來 的生緣 。 

廣東 人對於 生蠔， 除了 冬天打 邊爐和 酥炸生 吃以外 ，還懂 
得生晒 製成 蠔豉， 又能够 提取 蠔汁的 精華， 製成荖 名的蠔 油1 

廣朿 產蠓. 的地 方， 以中 山妁唐 家湾最 箸名， 其次便 要數到 
刚:連 香港 的寶 安了。 中山 的蠔， 就 是澳門 蝾油 的主要 來源， 但 
晒成的 蠔豉， 則沙井 比 中山更 有名， 因此 香港海 味店裏 資的蠔 
豉 .， 總是 以“沙 井跺 豉”荈 標榜。 

•香港 新界的 大埔 海、 屛山、 元朗、 后 海海， 從前都 是寶安 
轄贺， 闪此 這些地 方至今 仍以產 蠔著名 C 蟓 雖是天 生的， 伹今 
口 我們 所吃 的媒， 多數 都是山 人工 穐殖的 D 種蝾 的地方 稱爲蠔 
田， 最理想 的地點 是铖 淡水交 界的海 濱和小 河口。 今日 我們只 
耍到元 朗去， 就可以 見到后 海灣的 蠔田。 

蠑 Ffl 爲廣束 濱海枵 民利藪 之一。 廣東 濱海的 田地， 除了有 
鹽 m 沙 m 之外， 還有近 古怪的 “浮田 ’’ 和“沉 田”。 浮 田是指 
種植 水雜 1 的 in, 因爲 M 矿 l 水 蕹菜的 方法， 是用 竹片結 成籐筏 
一様的 朿两， 使 它浮在 水而， 蕹衮就 附茗在 上面。 實際 上是沒 
有 田的， 所以稱 爲浮] 1】。 稲蠔 的地方 則稱爲 沉田， 因爲 燎和蜆 
一樣， 都是 養在水 底泥灘 巾的， 水面 上根本 看不見 什麽， 也沒 
有 界限， 所以 稱爲沉 田。 

沉 田雖卷 不出 界限， 然而各 有各的 範圍。 因 爲這是 海濱居 
民終 年衣食 所寄， 絕對不 容他人 侵越。 從 前鄕卞 人時常 發生械 
鬥， 有 時就是 爲乎奪 嫁田蜆 塘而 起。 

人工 種緣的 方法， 乃是從 母塘中 將所有 摄卵的 磚塊， 移到 

新 塘內， 使它 繁殖。 新安縣 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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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瘇出 合瀾海 中及白 鶴灘， 土 人分地 種之， 曰鳜田 ，其法 
燒日 令紅， 投之 海中， 鑷輒生 石上。 或以嫌 辱投海 中種之 ，一 
房 一肉， 潮長 房開以 取食， 潮 退房闔 以自固 。” 

新界的 蠔田， 多在鹹 淡水交 界的海 邊或: 河口。 因爲 這是養 
蠔最 理想的 地點。 镣 田的底 要砂石 作底， 同時還 要雜有 一些汚 
泥。 沒有 汚泥， 蠔 匣不容 易肥， 伹是 汚泥太 深了， 對於 嫌的繁 
殖 又有 妨礙。 蠔怕風 又怕 日光, .因此 蠔田的 方向最 好 能避風 。翻 
江倒 海的颶 風對於 蠔田是 最大的 損失， 水 太淺了 使塘底 的攝直 
接 暴露在 太陽 光下也 不行。 新界的 養蠔人 經常將 磚瓦， 陶器的 
碎片以 及空緣 殼倒入 田底。 

這是 蠔的最 好的“ 家”。 他 們將磚 塊火燒 紅了然 後投入 ，說 
是 容易生 蠔。 我以爲 這作用 是殺死 附在磚 石上的 其他寄 生物的 
幼卵， 以便 蠔產卯 共上， 不受 侵害， S 然 更容袅 繁殖。 蠔可以 
有 八年至 十年的 生命， 藜了 五 年 採起來 的蠔， 最爲 肥美。 

蠔 是很躕 t 的生 物， 它們 怕風怕 日光， 义怕 潮水和 雨水。 
新界 的養蠔 人 最怕連 綿不歇 的傾盆 人雨， 因爲雨 水一時 落得太 
多， 使蠔 田褢的 水:& 刻彳老 了質， 會 促成蠔 的重大 死亡。 此外， 
婊田裏 又出產 一種 螺一 樣的 小蟲， 牠們能 分泌一 種毒液 使蠔麻 
痺 死亡， 是蠔 約最 大的敵 人。 海邊還 有一種 魚名叫 隳頭魚 ，牠 
們也是 專門以 媛 爲食料 的。 海 •星 也是㈣ 對頭， 牠們能 抱住摄 

殼， 用吸 力使它 張開， 然 後捲食 褢面的 蠔为。 

採蠔妁 方法很 別致， 他 們用一 種像泥 撬一樣 的工具 ，形狀 
如-個 上字， 是用- 橫- 直兩根 木頭構 成的。 他 們一隻 脚跪在 

横 木上， 手扶着 直木， 另一隻 脚踏在 水中， 這樣 在海濱 泥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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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飛的 潸行。 海 濱居民 稱這」 :作 打蠔。 打蠔 的多是 婦女， 廣朿 
民 歌中有 一種打 蠔歌， 便是在 海濱 打蠔時 唱的。 

蠔贫 大小， 小的 不堪供 食用的 蠔， 在 香港海 邊隨處 可見 ，附 
生 在礁石 上甚至 碼頭木 樁上的 那些灰 G 色 的碎石 一樣的 東西， 
就 是小的 蠔房。 蠔是互 相連結 生在 •- 起的， 所以稱 爲蠔房 ，古 
時又稱 蠣房。 它們能 隨眷潮 水的 漲落來 皰閉。 綴 殼非常 堅利, 
在 海邊游 水很容 易給蠔 殼割破 脚底或 是擦傷 皮廣， 就爲 了它們 
堅硬不 易破碎 ，廣 東許多 地方都 用成塊 的蠔 殼調了 石灰來 砌牆， 
不 僅經濟 耐用， 太陽 照起來 趑閃出 珠光， 非常美 醑。 

木地 旣然出 產父肥 又大的 生较， 可是 却不喜 歡像歐 洲人那 
樣將 笆們 生吃 的原 因， 據說乃 是因爲 認爲竦 性寒， 不宜 生吃 。不 
過， 在生蠔 上市的 時候， 爲贫 街和大 饩地街 邊的酥 炸生嫌 ，一 
毫 可以有 兩隻， 實在是 最爲 犬衆益 食家所 歡迎的 美味。 筆者雖 
然不是 老饕， 有時 也幾乎 很雏抵 禦那浄 氣的誘 惑3 

藍鵲 —— 香迆 最荧麗 的野烏 

藍鵲， 一名 山鵲， 這是 香港出 產的最 笑麗的 一種野 鳥俗名 
長 尾升。 我找 不出在 爾雅之 頓的中 國書上 .該 叫作什 魃名宇 C 有 
人說該 叫“鷲 ”， 但這 是山雀 而不是 山鵲， 而且身 體很小 ，所 
以決 不是牠 3 又有人 說該 叫"# ”， 卽爾 雅上所 說的“ 卑居” 。這 
雖是烏 鴉屬， 多少 有一點 近似， 但是沒 有那美 麗:的 長尾巴 。中 
國 舊時的 讀書入 雖注蜇 格物， 但關 於鳥獸 蟲魚之 名就一 直是這 

樣弄 得人一 頭霧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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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鵲不 愧是香 港出齑 的最美 麗的野 鳥。 牠的身 體很大 ，長 
至二十 三英寸 至二十 五寸， 另外還 有一根 可以長 至十五 英寸的 
尾巴。 牠的嘴 和脚爪 是朱紅 色的。 頭上 黑帶寶 藍色， 頭 頂上是 
帶 紫的珠 灰色， 胸前 黑色， 背上是 紫灰， 雙翅 是明亮 的寶 藍色， 
長長的 尾羽黯 藍色, 在 尖端上 還壤着 A 邊: >  這種 鳥喜歡 成羣結 
隊 的飛， 時常十 餘隻在 一起， 牠們 不萏歡 平地， 因此只 有到香 
港 半山區 以上的 山上才 冇機 會 可以見 得到。 . 

藍鵲性 情爱活 勋， 擊枵 在一起 時便互 相追逐 遊戯。 牠們飛 
行 的姿勢 是滑翔 式的， 翅膀 不輕鉍 拍動， 因此在 山上的 大榕樹 
上或是 山坡的 松 林頂上 ，見到 一 大龜藍 鵠拖着 長尾巴 忽上忽 下 

這樣的 猾翔飛 行時， 實 在 是一槌 眼福。 

藍 鵠雖是 香港最 美骹 +的鳥 ，美中 不足的 是牠 們的名 譽不很 
好。 因爲這 種鳥性 情爱活 動， 又好 椠居， 在春天 的時候 時常成 
羣結 隊的往 來各樹 林間， 搜尋共 他烏 類的窠 1。 他們不 僅啄食 
鳥巢中 的卵， 連已 經孵出 來的小 岛也耍 .加以 残殺， 所以性 情是 
很殘 忍暴戾 的。 牠捫搜 :萃 的 工夫很 週到， 因此一 年被摧 殘的小 
鳥不 知冇 多少。 因了 他們 太美 .歷， 許多愛 鳥的人 都對這 種不法 
的 行爲加 以寬恕 ， 然而牠 們 的名# 終不免 蒙上了 站汚。 

藍 鵲雖然 喜歡啄 食其他 鳥愆的 小鳥和 鳥卵， 差幸牠 對於人 
類還有 一點小 功勞可 以將功 饋罪。 那 就是牠 是吃蛇 的能手 。無 
論是飯 鏟頭、 金 脚帶、 過 山風、 靑 竹蛇， 不論有 毒無審 ，一切 
蛇類遇 見了藍 鵲就很 難逃命 。 就爲了 這點小 功勞， 香港 英政府 
將 牠列入 被保議 的野鳥 之列， 不 許隨意 捕殺。 

香 港山間 的藍鵠 很多， 九龍新 界比較 少見。 你若是 在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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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 到花園 道或薄 抉林道 以上的 山徑裏 散步， 只 耍稍爲 留意, 
便可以 有機會 見到這 種香港 最美的 野鳥， 成羣結 隊的在 樹梢上 
往來 飛翔。 


香 港蚊蟲 的現在 和過去 


東方朔 的蚊蟲 謎語說 ： 

“長喙 細身， 盡亡 夜存， 嗜肉 惡煙， 爲指 掌所捫 。” 

這謎 語若以 香港的 蚊蟲爲 對象， 就未免 有點不 恰當。 因爲 
香港的 蚊蟲不 僅甶盡 也出來 咬人， 牠們 簡直是 一年 四季 都在活 
動的。 

今日 香港雖 然仍葡 有不少 蚊蟲， 但就蚊 蟲本身 來說， 已經 
成爲 强弩之 末了。 因爲在 早年的 香港， 蚊 蟲曾經 是當年 那些最 
初的殖 民地肫 拓者的 最大敵 人。 黃 泥涌道 的山上 是最初 被當作 
理 想住宅 區的， 可是山 T 水田 褢所 滋生的 蚊蟲， 使得住 在那裏 
的人 多數直 着走進 屋去， 却踅橫 着被抬 出來。 後 來超緊 將所有 
的水 田和溪 流塡沒 （這 就是今 H 跑馬 地的前 身）， 但是 今曰快 
活谷裏 仍留肴 島上最 舊的墳 場遺跡 。赤 柱原 本是重 要的駐 軍區, 
可 是駐在 黃麻角 一帶的 軍隊的 死亡率 之髙， 使得 當局趕 緊將軍 
營中心 從赤柱 搬到西 環 （ 這就 是西營 盤這名 稱的由 來）， 然後 
又 從西環 搬到今 日的瑪 ■兵房 一帶。 但是 你如到 赤柱填 場去看 
看那些 一八五 O 年 時前後 墓碑的 題記， 墓 中人十 九是當 年駐防 
赤柱的 兵士， 就可 以知道 當年的 死亡率 之髙。 而 這一切 都是香 

.港 蚊蟲的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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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後 來修築 水塘， 並且 已經有 了對付 瘧疾的 奎寧， 可是 
無數 工人仍 成了瘧 疾的犧 性者。 據 說當年 香港人 有一種 荒唐的 
迷信， 認爲吃 了奎寧 便會斷 種不能 生子， 因此， 患瘧疾 的建築 
7JC 塘 的泥工 和石工 ，旗 可捱着 等死， 也 不肯吃 老番的 “發冷 丸”。 
後來 聽說由 一位姓 馬的锊 生， 想出 了折衷 辦法， 將奎寧 粉樓和 
飯焦， 搓成 中式的 藥丸， 騙他 們說是 中國藥 材製煉 的藥丸 ，他 
們才肯 服用； 這才遏 rr 铯疾的 泥蔽。 

蚊 蟲不僅 能傳染 媾疾， 牠們還 能傅播 好幾種 其他的 熱症， 
又能 將病菌 從 野獸的 身 上帶到 人類的 身上 。木 來 體內沒 有病茜 
的 蚊蟲， 若 是吸了 病人的 血液， 也會在 自己 a 內滋生 ■蘭 再傅 
潘開來 。香港 對於蚊 蟲的研 究總 算是花 了不少 工夫的 。有 一 種傳 
播 熱病的 蚊蟲， 莅至是 用一位 醫宫 的名 字來命 名的。 禿 港共有 
六七 種蚊蟲 之多， 有大有 小， 據説是 最可怕 的是停 下來 尾尖向 
上翹 的一種 小蚊， 牠們是 傳播瘧 疾的， 被稱 爲‘‘ 華南瘧 蚊”。 

荔枝蟬 ，荔 枝蟲 

又 到了荔 枝快上 市約時 候了。 每逢荔 枝上市 的時候 ，廣東 
就 有一種 小蟬， 全身资 綠色， 在 樹上沒 滋的長 叫潑。 這秫 小蟬 
不. 一定棲 在荔枝 樹上， 就是別 的樹上 也有， 因爲是 ㈣ 荔 枝一陣 
上 市的， 腿㈣雛 i 我醒鋒 棚廳剩 音調 尖狹， 
沒 有普通 大蟬叫 聲那邀 苋火舒 徐的， 便是 荔枝蟬 的嗚 聲了。 

道種 小蟬， 古名 爲螓， 以別於 普通的 大蟬- '大蟬 俗稱坞 蟬， 

就是古 害上所 說的網 •小 蟬則 名爲擦 。詩經 衞風， “擦 首蛾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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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形 容女性 的漂亮 。據 註辟詩 的 入說： “螓， 雌蝾 之小而 

綠 色者， 其額廣 而方， 故碩人 詩曰， 螓 首蛾眉 ，言 碩人之 美也。 
古之選 女者， 非特取 其蛾描 靡曼， 必合之 法相， 所謂 角犀豊 
盈。 螓 首者， 卽角 犀豐盈 之謂也 。” 

但我 以爲古 代用“ 螓首 ’’ 來形容 女人額 角天庭 的廣闊 ，而 
且認爲 漂亮， 不僅 是依據 相法， 可 能還與 當時 流行的 髮式 服飾有 
關:古 代婦入 听梳的 雙鬍, 在 額角左 右 萵高的 隆起兩 隻圆角 ，那 
風致實 在像足 蟬頭上 突出的 - 對眼睛 道種 情形, 我們一 看唐朝 
的土 俑或漢 盩 磚畫象 中的舞 厢 樂伎的 髮式， 就不 難想像 得出。 

廣朿 的荔枝 樹上， 另 有一植 小蟲， 必 荔枝的 害蟲， 俗名石 
背。 據說石 背的背 部堅硬 如石， 故名石 背。 這稱 小蟲不 是吃荔 
枝而吃 荔枝花 。冬天 產子芘 荔技葉 底下， 荔枝 開花的 時候， 石背 
也孵化 出來， 牠們就 以荔 枝花蕊 爲食、 吃了 花蕊， 荔枝 便無法 
結實， 所 以是荏 枝樹的 害蟲 c  TT 背蟲妁 溺沾 染在 花蒂上 ，一經 
雨水 冲閉， 也能使 仝枝的 花都萎 謝， 所以 種荔枝 的人見 到石背 
便 頭痛。 據說這 M 蟲福 述比 廣朿近 多。 福建的 荔枝比 不上廣 
東， 也 許是受 了這種 小蟲的 害 處吧。 除 了石背 之外, 荔 枝樹上 
還 有一種 窖蟲， 像是 蜜蜂， 佥身 黃色， 名爲 黃蟲， 牠 最喜歡 
吃荔 枝葉。 吃了 濃黑的 荔枝葉 就全身 變綠. 不是 黃蟲而 是靑蟲 

9 

了  o 

荔 枝是要 每年將 多餘的 枝極 斬伐一 批的， 這 樣則使 來年的 
荔枝結 實更肥 更密。 道種 除 T* 來的 荔技樹 枝幹， 蓮到 香港來 
賣， 便是有 名的荔 枝柴， 結 實乾燥 耐燃， 火力 極强， 敲 起來淸 

脆 有聲， 是木 柴中的 上貨。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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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 馬騮和 駱 1它 

在香港 見到馬 騮不難 。從前 新界沙 田有座 猴子林 和馬騮 
山， 那裏 的馬騮 成羣， 可 以結隊 出來遮 道向人 乞食。 這 盛况現 
在 雖然沒 有了， 但 是我們 [)5 然 在較辟 龉的 街道上 可以偶 爾見到 
走江 湖的馬 騮戲， 有的還 附有綿 羊和小 黑狗。 這 是最雛 型最原 
始的 中國雜 技團， 走遍整 胞中國 隨處都 可以遇 見的。 他 們都是 
山 東人， 兩 個人或 三個人 成 一班。 以前在 香港時 常可以 見到。 
但 後來忽 然說他 們“氓 畜”， 一連 拘控了 幾次， 而且要 遞解出 
境， 從 此就少 見了。 但最 近我却 有機會 又見到 一班， 不 知從什 
麽地方 來的, 他們稱 爲猴數 圃， 猴子 戴的面 具和服 裝都很 講究， 
領班的 牽着猴 子一面 打鑼， 一面 口裏唱 着“來 呀來， 包 龍圆來 
到了開 封府， 夜斷陰 來口斷 陽”， 猴子便 戴起了 黑面具 和紗帽 
翻 跟斗， 使得 孩子們 看了歡 喜得了 不得。 

他們 是山柬 辩。 不知 怎樣， 本地人 却一向 說他們 是江西 
人， 因 此遂有 了“江 西佬打 死馬騮 ”那句 俗話。 這是說 人無法 

善後之 t, 眞 不知是 從那裏 胡纏出 來的。 

在 香港見 到馬騮 不難， 可是耍 見到駝 駱可眞 難了。 我在這 
裏住 了這許 多年， 就從未 見過， 而 且我懷 疑香港 炎熱的 氣候是 
否適宜 於那個 温純淳 厚的善 良動物 0 可是 在香港 歷史上 ，據說 
却 是有過 一匹駱 駝的。 這是早 年香港 的一個 掌故， 我不 敢保證 
它的眞 實性， 只 好姑妄 聽之， 姑妄言 之了。 

這 個駱駝 的掌故 是與今 日登山 纜車有 關的。 據說 當纜車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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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設以 前， ti[m 與山下 的交通 極爲不 便， 山 m 人跡 罕至， 因此 
景色 也就特 別幽靜 。 有 一位外 國 富商愛 上了這 氣氛， 便 在山頂 

曹 

建築 了一座 別墅， 一個 入過着 寂靜的 遠離塵 s 的適 舒生活 。至 
於每 天上下 及傳遞 R 用物件 之勞， 他則飼 養了一 匹駱駝 代步， 
誰也不 知道這 個南中 國少見 的大動 物是從 那裏得 來的。 這個富 
商這樣 過着離 霖獨居 的生活 很久， 直到 一八八 八年， 山 頂纜車 
建築 完成, 正式 通車， 任何人 都可以 花费極 少的時 間來到 山頂, 
欣賞 山上 優美的 景色。 那 涸富商 覺得纜 車通了 以後， 他 的幽靜 
生活 被破 壊了， 這不啻 足他的 末日， 於是 便忿而 離開了 山頂, 
離開了 香港。 

這 個掌故 見香港 一家西 费店 在戰前 出 版的- - 冊香港 指南一 
類的小 冊子， 編 者是一 位索爾 比克。 我不 曾在任 何其他 關於香 
港的荖 作中見 過相同 的記 截， 因此 無法赍 出他的 根據， 並且他 
也不曾 寫出這 阅怪 癖富商 的姓 名， 以及那 四駱駝 的來歷 和後來 
的 下落。 但想到 香港居 然有過 駱鸵， 這總 算得是 一個有 趣的掌 
故 C 


海參 的故事 

參鮑翅 1 让， 是四 M 主起的 名贵 海味， 爲 酒家筵 帝上 不可少 
的 原料； 就足一 般人家 請客， 有時也 耍用刭 這幾件 束西， 尤其 
在 過新年 和荐節 請客， 必# ^也耍 預備這 一潁的 海味。 不過 ，在 
這方丽 ， 本地人 和外江 佬的 風俗 習尙則 有-點 不同 c 本 地人對 
於 筵席， 以 翅席爲 最上， 一盆 紅燒大 侰翅， 僅是這 •一樣 菜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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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就耍 在百元 以上； 他們 對於海 參則是 看在鮑 魚甚是 魚肚之 T 

的。 但在 外江人 眼中則 不然， 尤共在 北方， 他們 看海參 便比魚 

翅名貴 多了。 最 等的筵 席是用 燕席， 用燕窩 銀耳做 主菜， 其 
次便是 海參， 魚翅 反而 足不重 要的。 就因 爲這原 因， 在本港 M 

設的北 方館子 所製的 魚翅， 時 常受到 本地食 家的冷 言譏笑 。認 
爲不 是“劍 坺弩張 ”， 便是 一塌 糊嗜 c 這誠 然是 事實。 佴說 到海 
參， 則北方 館子用 大海涴 裝的 紅燒 海參、 蝦 IS1 海參， 論滋 味和 
火候， 則卽使 以廣束 人相海 參製的 “烏龍 吐珠 ”名菜 來比較 ，也 
不免 甘拜下 風了。 

海參雖 是中阈 人惯 吃的海 味， 仉像魚 翅鮑魚 一樣， 都是從 
國外輸 入的。 其贸我 國山朿 煙台 一帶也 有海參 出產， 不 過產最 
不多， 而 .L1 形 體較小 罷了。 本地 人看® 的花 甶“猪 婆參” ，北方 
人 用惯的 黑色 大剌參 ，都 是從 H 本南 洋澳洲 驻至墨 西哥運 來的。 

我們見 憤的 海 參都迅 海 味店遨 的 海參乾 。很少 人見 過新鮮 
海參或 活的海 參的。 其馊， 本 港海速 也有海 參出產 ，而且 不少， 
在香港 南部多 礁石的 泡濱， 如赤 柱半島 等處， 時 常可以 捉得到 
活 海參， 尤其在 退潮的 時候， 牠們 大批留 在淺水 或岩石 縫裏。 
本港 出產的 是一種 黑色小 刺參， 約五六 寸長， 晒 乾起來 大約僅 
有- 一兩寸 而已。 所 謂刺， 其贳 是海 參的脚 或吸盤 而已。 

海參是 海屋海 膽一樣 的海中 棘皮科 動物。 中 國舊時 的方物 
志上 名牠爲 “沙嘆 •’， 爲“戚 車”， 說牠的 形狀類 男陰， 認 爲是補 
品。 又說漁 人鈞海 參時， 耍將 男孩脫 光了身 體沉入 海中， 然後 
任海參 •一一 吸在他 的身上 〗 這眞 是胡說 D 

其實， 海參倒 有一點 奇怪的 特點， 爲 一般人 所不知 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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逭 乃是牠 的駭人 的古怪 的自衞 方法。 海參 身上沒 有武器 • 每逢 
海中其 他生物 向他進 攻時， 牠便先 縮緊了 自己的 身體， 再將尾 

部 收縮. 然 後突然 一放， 將 自己的 呼吸器 官和腹 內的若 干器官 
一齊 射出來 . 這些東 西含有 乳狀的 振液， 像 是一棵 小樹， 又像 
是 一陣煙 將敵人 嚇退。 然後 海參便 慢慢的 走開, 牠 並不要 
收 回自己 出來 的腹內 器宫， 牠是 隨時 可以® 新再 生一副 出來 
的。 試想， 葙是一 個人一 張口 能够喷 出他 的心肝 五臟， 將敵人 
嚇退， 0 己却掉 頭不顧 而去， 這將 是一種 怎樣駭 人而且 有效的 
退敵 武器。 


西洋菜 

到香港 來得不 久的外 江人， 大都 不認識 M 洋菜， 而觅也 不 
會喜 歡吃西 洋菜， 莜至 不背吃 M 洋菜。 但 是我奉 勸不肯 對西洋 
菜 下箸的 人不妨 一試。 几 不設 本地 人對於 它的醫 學效能 所作的 
種穂 推祟， 僅 是將它 當作一 秫 酋通 的菜蔬 來吃， 也娃値 得一試 
的。 不過， 一 個外江 佬如果 想對西 洋菜有 胃口， 崧而進 一步像 
本 地人一 樣對它 嗜食而 好威， 雜子也 耍在遂 “ 天堂” 熬 上四、 
五今 〔 才有這 資格。 

西洋菜 有水旱 兩種， 本 港是用 水種的 居多， 卽 種在五 、六 
寸 深的水 田內， 任它 蔓延， 然後摘 取較嫩 的枝葉 出售， 割了之 
後它又 可以繼 續生長 3 因此 西洋菜 在香港 幾乎是 四時不 斷的: 
但 最肥美 的是從 初冬到 春末， 而現 在也正 是西洋 菜當令 的季節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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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了 上好的 “白骨 西洋菜 ”要用 水種， 水田 自 然不免 滋生蚊 
蚋， 早 幾年就 爲了這 問題使 得本港 的菜農 和衞生 局一再 發生交 
涉。 衞 生局爲 了撲滅 市內的 蚊蟲， 禁! t 九龍 的菜 農用水 田種西 
洋菜， 而菜 農也因 爲衣食 所關， 並且歷 來都是 用水田 穂植 西洋 
菜的， 自 然不肯 罷休。 後來 一再請 願和遞 呈文， 總 算將禁 M 的 
區域 縮小了 才吿一 段落。 現 在市上 出售的 西洋菜 已經有 許多是 
旱 種的， 但旱 種的總 不及水 種的肥 嫩。 

西洋菜 最好的 吃法， 是用瘦 猪肉或 鴨腎來 墩湯， 將 西洋菜 
燉成黃 黑色， 然 後連菜 連湯一 起吃。 本港 的小飮 食店裏 有一味 
“西 洋菜鮮 陳腎湯 ”， 是用鮮 鴨腎和 鴨腎乾 與西洋 菜同燉 • 有的 
還要 加上桂 圓肉。 那滋 味實在 不錯。 除 了燉湯 以外， 西 芦菜還 
可 以用來 生炒和 滾湯。 外 國人也 有用它 來伴沙 律的。 就 是在這 
冬天“ 打邊塊 ”， 也 有人將 西洋菜 同生菜 塘蓠菜 一起敖 在滾湯 ■ 
一烫 就吃。 

顧名 思義， 西 洋菜是 來自西 洋的。 本 地人惯 稱葡萄 牙爲西 
洋 ，西 洋菜 雖非傳 '自萄 葡牙， 但香港 的西洋 菜首先 移植自 澳門， 
則大約 是亊實 c 因爲奥 門在 明末就 已經成 爲萄葡 牙的殖 民埤了 C 
九 龍有一 條西洋 菜街， 就因爲 那一帶 從前多 是西洋 菜田， 現在 
則一 天一天 遷到市 外遠處 去了。 

有一個 故事， 說 西洋菜 是由一 個患病 的船員 從一座 無入的 
孤 島上移 植來的 c 因爲這 個人患 肺病， 一 人留在 島上， 吃了道 
種 野生的 “水草 ”居然 不死， 後來 便將它 移植到 澳門， 所 以名爲 
西 洋菜。 這個故 事恐怕 H 是“ 故事” 而已。 至 少在英 國鄕下 ，已 
久 e 有 A 用水田 種楢西 洋菜， 他們 稱之爲 Watercress， 視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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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生吃 的蔬菜 之一。 


香港 的野鳥 

俗 語說“ 天下烏 鴉一般 黑”， 可是鳥 類學家 吿訴我 們>  世上 
的 烏鴉有 1>卜 多稀。 就是 香港這 樣彈丸 之地， 也 有三種 以上不 
同的 烏鸦。 但是 對於一 般人是 無須知 道這樣 精密的 分類的 ，我 
們只 耍知道 那種 全身是 烏黑， 叫起 來呱狐 討人厭 的東西 是烏鴉 
就 已經足 够了。 對於 其他的 鳥類， 可 說也是 這樣。 

香 港的野 鳥, 已經給 烏類筚 家紀錄 過的， 有二 百三十 多種， 
常 見的則 有二西 秫 左右。 若适再 加上偶 然路過 秃港 的候鳥 ，據 
說 總數會 有二西 八十五 種。 卽使包 括新界 在內， 香港的 面積肷 
+ 算大， 能有 這樣多 稀類的 野鳥， 對於愛 鳥者可 說 是一個 樂園。 

香港能 有機# 見 到道樣 多種類 野鳥的 原因， 是由於 香港在 
地理 位置上 所佔的 優勢， 因 爲除了 常年棲 息在本 港區城 內的鳥 
類以外 ，還 有從 中國大 陸北方 到香港 來過冬 W 候鳥, 牠們 在秋天 
南來， 到了 舂天便 遜囘北 方去。 又冇從 南方菲 律賓、 馬來 半島、 
印度 緬甸等 處來港 避矜的 候鳥， 牠捫 到春天 遷來， 在香 港過廈 
天， 到了秋 天乂飛 囘南邊 去， 此外 還有秋 季從北 到南， 舂天從 
南到北 的大批 候鳥， 牠 們萬里 長征， 路過 香港一 帶時， 大都要 
停下 來休息 數日， 補充 0 [食， 然後 再繼綾 牠們的 旅程。 囡此在 
香港的 秋天或 春天， 時 常可以 突然見 到大 批平日 本港少 見的鳥 
類， 可是隔 了一兩 天义會 突然不 見了， 這 些便是 過境的 旅客。 
同時， 因了 候鳥遷 移的路 線雖有 一定， 但南飛 和北歸 的_有 


時並不 相同。 在 秋天經 過香 港飛往 南方的 候鳥， 到了春 天並不 
一 定仍羥 過香港 北上； 相 反的， 秋天 不曾經 過這裏 的候鳥 ，到 
了春 天北上 時倒會 在這 2 停下來 休息， 因 此這使 得香港 可能有 
機 會見到 的各種 野鳥更 多了。 

香港的 鳥類 雖苻二 Tf 多種， 伹我 們平常 抬頭常 見到的 ，除 
了天空 的麻臜 和門 前的麻 畨以外 ，便 耍數到 A 頭翁, 高冠雀 （一 
名高髯 管） 和 俗名“ 紅屎弗 ”的一 種了。 此外， 在 林木較 盛的地 
方也隨 時可以 見到山 伯彳 f 和七 姊妹。 還有那 黑黑的 “ 猪屎渣 ”, 
不過牠 疼歡 平地， 不喜歡 高山， 因 此在香 港的山 上不大 有機會 
能見到 牠們。 

觀察 香港鳥 f (的 理想 地點， 不在 本港岛 上而 在新界 。新界 
的屛山 林村 谷， 以及通 達粉嶺 的公 路兩旁 和大帽 山麓， 都是觀 
察 野鳥最 理想的 地點。 你若是 愛好觀 《 察烏 類， 又 略具一 黠鳥類 
分 領學的 常識， 並 兑 手邊帶 着-一 架望遠 鏡， 偸暇 到上述 的地點 
去盤梪 -天， 包你的 紀錄 筂上 •會 滿載 而歸。 據說 有人曾 經在屛 
山 一帶 一 天見過 六十 九種不 同 野烏的 紀錄。 

呢 喃雙燕 

雖 然從來 不曾見 過有人 用遛子 签着— 隻燕子 ，可 是 我們對 
燕子 素來有 好感， 從不肯 餳雀牠 a 就年 香 港這樣 的地方 ，搭木 
屋 的人被 控住霸 王辕， 在街 邊做生 意的小 販被控 阻街。 可是就 
在 堂堂的 皇后 大道上 ，燕 子 就在那 家 規模最 大的百 ■貨公 司屋麄 

做巢， 從不 聽見屋 主向牠 收租， 也 不見有 人向牠 們驅逐 ，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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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對 燕子的 好感。 其實， 燕子從 來就不 怕人， 而且牠 向來一 
視 同仁， 在雕樑 畫楝上 結巢也 在鄕下 人茅屋 的檐下 做窠。 詩人 
說 “舊時 王謝堂 前燕， 飛 入尋常 百姓家 ”， 好 像很對 他們的 身世 
變遷 表示感 •既， 其實 是卩! 作聪明 。因 爲燕子 今半在 他家裹 做窠, 
完 全出於 自己的 選擇， 從來 不受勢 利觀念 支配的 

香 港所見 到的 燕子， 和 太陸所 見到 的燕 子一 樣， 都是 所謂 
東 方秫普 通家燕 。 牠們 背上敬 宵色， 黑頭， 白腹， 頜下有 一塊 
橙 黃色， M 巴分成 兩义， 飛起 來非常 迅速， 能 够貼进 7jc 面或地 
面兩三 寸突然 掠過， 像是一 架表 演的噴 射機。 

除了普 通家燕 以外， 岙港脒 然也可 以 見到口 本種的 斑腹燕 
以及西 伯利亞 家燕。 這雨種 都玷 路過 道裏的 候鳥， 牠們 在三四 
月間經 過這褢 北上， 會在香 3 停仞 下來一 兩天， 然後再 繼續北 
上。 日本斑 腹燕是 在屮國 齊 作以上 的沿海 區域， 以至東 三省和 
日 本本土 結巢哺 雛的， 但西 伯利亞 家燕則 耍繼績 北飛西 伯利亞 
區域 才肯住 下來。 

香港的 家燕， 約 在每半 =二 月 中旬就 從南方 飛來， 停 留在這 
裏過 H 天， 然後 從九刀 開始， 又漸漸 南遷， 大 約到十 月 底便全 
部離 開香 港。 但有 時在十 一】 遵， 也偶 然會在 香港 见到 一兩隻 
燕子， 逍大 約铎 了特別 ■行 沏的 。 好像 王爾德 的那篇 
著名童 話“ 幸福王 子”离 听描 篇的 一般， 爲 了照料 一個生 病的窮 

孩子， 這 隻燕子 陡犧牲 弛的假 期了。 

燕子 在二月 中旬來 到香港 以後， 便開 始找 地方結 巢， 有的 

修補 去年 的舊 巢， 有 的另結 新巢。 在四月 初就開 始產卵 ，到 ^了 

五月下 半月， 多 數的燕 子巢內 已經有 小燕子 探出頭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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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子 除了到 地而上 銜取泥 十作築 巢的材 料外， 牠們 平時是 
從不 肯歌到 地上來 的。 闪此 燕子雖 然飛行 輕捷， 可是走 路却瞞 
跚 難看， 這是 不大運 用脚的 結果。 牠 們在飛 行中捉 捕飛蟲 ，用 
嘴也不 用脚。 

燕子不 會歌唱 c 牠們在 一起只 是_ 啷喳喳 的叫， 本 地的撈 
家會 說一種 切音的 隱語， 彼此之 問通消 息， 外人聽 不懂， 他們 
就 稱這種 隱語爲 “燕子 話”。 


提到 禾蟲， 對於本 地饋者 是無須 什麼解 釋的， 因爲 多數人 
一 定吃過 禾蟲， 而 M. —定哀 歡吃， 提 起禾蟲 就眉飛 色舞。 就是 
少數 不吃禾 蟲的， 也一 定聽似 了別人 對於禾 蟲滋味 的稱讚 。但 
是對 於外江 謭者， 耍想 向他解 釋禾 蟲這 柬西就 不 较黏， 如想說 
服他嘗 一嘗 禾蟲的 味道 裏就 更難， 因爲他 一見了 禾蟲的 形狀也 
許就 要作嘔 的。 不過， //i 彳香港 极本沒 布辦法 吃得到 禾蟲， 囚爲 
禾 蟲在香 港是被 認爲形 狀醜惡 而又不 衞生， 是像狗 肉一 樣禁止 

出 售的。 

是的， 將狗 肉的嗜 好比作 禾蟲的 嗜好， 也許 有幾分 近似, 
但 是事實 上禾蟲 比狗 肉更 珍茂， 因爲牠 的出 褒有 季節性 ，不是 
一 年四季 隨地部 有的， 而 11 提 到滋味 我想許 多人 也一定 認爲禾 
蟲 的滋味 更好。 廣 東人雖 然嗜食 狗肉， 我 還沒有 聽見過 有嗜狗 
上 療者， 可是對 於禾蟲 ，却有 “禾 蟲戀” 這一 名詞， 並 且還有 
“禾 皋過了 恨唔返 ”這句 成語。 因爲 禾蟲僅 在早稻 晚熟的 時候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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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而 且上市 的時候 不多， 一 過了造 眞是搵 都無處 搵的。 因此 
愛 吃禾蟲 的人. 一到 禾蟲上 m. 就爭 •取 時間去 過“禾 蟲癒” ，決 
不肯 執輸， 否則 季節一 過“恨 都恨唔 返 ”了。 

所謂 禾蟲， 是生在 稻田水 裹的 一種 像蚯 蚓一樣 的小蟲 ，形 
狀有如 蚯蚓， 顔 色或靑 或紅 ，蠕 襦而 動， 那 樣子實 在不弗 美觀： 
廣東 人嗜食 禾蟲的 歷 史似乎 [i 經很 久了， 因爲明 末廣東 大詩人 
屈 翁山的 “廣 朿新語 ”， 其中已 經盛瓒 禾蟲的 滋味， 並稱 鄕下有 

禾蟲 阜， 爲 地主惡 霸爭持 佼缔的 0 標。 他說： 

“芨翁/ 雨， 禾中蒸 ■而 生蟲， 或 稻根腐 而生蟲 ，稻根 色黃, 
禾蟲 者稻极 所化， 故 色黃， 火渚如 筋許， 長 至丈， 節節 有口， 
生靑熟 紅黃。 霜 降前， 禾 熟則蟲 亦熟， 以 初一二 及十五 六 ，乘 
大 潮斷節 而出， 浮游 田上， 網 取之， 得醋 則內漿 自出， 以白米 
•m 疏過， 蒸 爲膏， 甘美 益人， 蓋得稻 之精華 者也。 其醃 爲脯作 
醯滕 者， 則貧者 之食也 。” 

禾 蟲阜, 是 指採集 禾蟲的 地點， “江兩 岸其名 曰阜， 阜 有主， 
爭者 輒訟， 與 繒門内 规塘， 皆土 豪所私 以爲利 者也。 漁 業有浮 
實， 乘潮 掇取， 若棹 蜓往 來， 浮桊 也； 繒門 禾蟲阜 之類， 實業 
也3 廣 州邊海 諸邑， 其漁 而莨 業者， 盡入 豪家， 利 役貧民 ，而 
不 佐公家 之賦， 所在锊 然。” 

禾蟲雖 要吃新 鮮的, 但 市 上也有 禾蟲乾 出售， 可以燉 來吃； 
不 過比新 鮮的， 滋味 S 然差得 遠了。 

廣束人 吃禾蟲 最標㉝ 的食譜 ，是 將用 淸水漂 濾過的 新鮮禾 
蟲， 放在 碗裏像 調鷄蛋 一樣將 牠調成 糊狀， 然後 再加入 鷄蛋同 
調， 調至起 泡並且 蟲蛋不 分了， 再 加入切 碎的大 蒜頭、 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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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椒粉、 猪 油等， 一 同放在 飯鍋上 或隔水 去蒸， 蒸熟了 就可以 
吃。 吃的 時候， 有 /V 還要加 上棒樣 葉絲、 花生 碎等， 藉 以增加 
香味。 據說， 蒸禾 蟲最要 多用大 蒜頭， 否則 吃了容 易肚痛 。香 
港從 前本來 是不禁 止賣禾 蟲的， 後 來因爲 到醫院 裏醫肚 痛的人 
多數 都是說 吃了禾 蟲的， 因此 香港政 府就認 4.1 禾蟲 不潔， 從此 
禁止 販賣。 可是廣 東人却 認爲禾 蟲產自 禾田， 是米稻 的精華 ，雖 
然其形 不雅， 本身 却非常 乾淨， 並 且富於 維他命 B， 是 醫脚氣 
病 的良藥 3 所以， 一到每 年早晚 雨造禾 稻將成 之際， 南 、番 、順 
各地有 禾蟲癱 的人， 無 不把握 時機， 吃 一個痛 快的。 

禾 蟲的價 錢並不 便宜， 因爲 不僅上 市的時 間短， 就 是產地 
也有 限制， 並 非所有 的稻田 都出禾 蟲的。 上海和 北方的 稻田固 
然 沒有， 就 是新界 一帶的 稻田也 沒有， 牠 乃逛南 海番禹 一帶鄕 
下的 特產。 禾 蟲初上 市時， 從 中山經 過澳門 運到香 港的走 私貨， 
在横 街小巷 掩掩藏 藏的出 售時， 每 斤耍索 頃兩三 元哩。 可是在 

廣州， 賣禾蟲 的却用 淺水盆 挑了沿 街叫賣 。 

禾蟲 是廣東 地道的 風物, 不僅有 n 皆碑 • 而且有 詩爲證 。廣 

東鄕土 詩人詠 禾蟲的 很多。 南海黃 廷彪“ 惜陰軒 吟草” 卷 二“見 

食禾蟲 有感” 七 律云：  . 

“一截 一截又 一截， 生於 田隴長 於禾； 秋] 風 鳙繪尋 常美， 

暑月 鰣魚亦 遜他； 庖製 味廿眞 上品， 調來 火候貴 中和； 五侯佳 

饌何 曾識， 讓與 農家鼓 腹歌/ 

所 謂“一 截一截 又一截 ”者， 俗傳 禾蟲自 稻根乘 潮水初 

漲 浮出時 ，隨出 隨斯， 卽所以 長短不 一， 因此俗 t “禾 蟲命 ’’ 的諺 

語。 因爲 每一條 禾蟲的 長短， 都沒有 一定， 斷得 長就長 ，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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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卽 短也。 

順德 詩人張 錦芳， 他 的逃虛 閣詩， 其 中也有 一首詠 禾蟲的 
七古， 刻 劃頗爲 精到， 佳句 有云： 

“ 沮洳何 自孕異 M, 竅示 蚯蚓尤 深扃， 水田 蕃滋陸 田少， 
於衆 生內爲 濕生； 年年 首夏及 秋仲， 盜禾 未熟漿 先成， 潛藏有 

w， ■ 

時出 有節， 朔 望潮長 連鷗汀 …… 蜿蜒 ：！ 庇尺 布咫， 出輒 寸斷無 
全形， 湧 波微帶 石管 綠， 映 日义類 魚尾賴 …… 。” 

對於 禾蟲的 形色和 牠乘潮 浙績而 出的特 性， 這幾句 詩可說 
描寫 得非常 扼要。 至於所 謂“盗 禾未熟 1 先 成”， 是說禾 蟲的美 
味 全在牠 體內的 漿液。 所 以市上 雖冇禾 蟲乾出 .， 伹因 爲失去 
漿液 • 所以 也就遠 遜新鮮 的禾 蟲了。 

% 

® 之 種種 

從前香 港商人 在淸明 囘鄕去 掃堪 拜山， 往往 利用這 假期在 
鄕 F 住幾天 ，同 鄕下 的蜜 •  F 温 仔 一下 ，他 們稱這 舉動爲 “種 宽”。 
若 是秫蓝 成功， 則到 T 年底前 後， 就可以 添一個 肥胖的 兒子請 
人吃 蓮酌， 不 僅不虛 此行， 也 可以間 接證明 家山的 風水好 ，能 
够旺 丁了。 

. 對 於簠的 S 視， 全 中阈沒 有一處 地方能 比得上 廣東， 而事 
實上 晓朿所 出產的 裳， 义肥 乂嫩， 也不是 任何共 他地方 所能比 
得 上的。 廣束 墓自古 就已 冇名， 货爲 越截， 古史稱 妹嬉嗜 珍味， 
食 必南海 之踅， 可見南 方 出產的 蜜馳名 已久。 廣 束產餐 最多的 
地方 是新興 一帶 ，.有 山籩 和田墓 之分， 田蓬 比山薑 更肥嫩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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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 在田蓄 多腴， 在山雜 多辣” 的浴諺 3 夏 天子整 上市時 ，塊 
塊 肥大如 手掌， 尖上 帶着燕 支色的 嫩芽， 無 論用來 煮仁面 ，或 
是炒 鴨片， 甚或 用糖醋 製成酸 滋味 爽口， 開胃 提神， 決不 
是 在別處 地方所 能吃得 到的。 

廣東的 產婦要 吃甜醋 寶蓀, 也是 別處所 沒有的 風俗。 產婦 
•- 生産 後便要 吃醋煮 的葸， 有 時還獎 加入猪 脚和 鷄蛋， 煮成一 
大煲一 大煲的 來吃， 不 己吃， 還 踅分贈 親友。 香港政 府所設 
立的幾 家產科 醫院是 向东 不許东 婦產後 吃翦醋 的， 伹是 本地人 
向來 相信墓 醋對於 產婦的 作 用很大 ，不 僅有滋 補收歛 的功能 ，而 
且能去 淤血， 往往掩 掩藏藏 的送 到醫院 裏 給產婦 夫吃， 時 常爲了 
這問題 同女謹 士审吵 衝突 起來， 可說是 香港特 有的一 種現象 .、 

因 爲養了 孩子要 吃笾， 所以本 地人孩 子彌月 請客。 不曰湯 
餅之 舍而稱 蓀酌， 於边 淸明 回家拜 山乘便 養兒子 也就稱 爲“種 
S”  了。 甚 至煮笾 的醋 l!L 稱 爲“添 •丁甜 醋”。 

“廣朿 新語” 記粤 中產婦 吃蓀醋 的風 俗道： 

“ 粵俗， 凡 婦娠， 先 以老醋 煮蒉， 或以 蔗糖芝 麻煮， 以塡 
貯之。 旣產， 則以 1 醋薦祖 餉親戚 。婦 之外 家亦或 以絜洒 來助， 
名 曰薑酒 之會。 故問人 生子， 輒曰 1 洒 香末？ 墓中多 母盩則 
香， 多子薑 則否。 陳白沙 有詩隔 舍風吹 簠酒香 。” 

廣 東蓀有 多種， 有野生 的猴 1, 有 黃薑， 出在 番禹。 將黃 
蓳磨 成扮， 可以 作製造 線香的 原料， 又可 以用來 染龍眼 。黃籮 
粉可 以防蠹 ，我 們平 口 所吃的 桂圆 （ 卽 寵眼乾 ） ，殼上 黃 黃的顏 
色便 是用黃 ^ 粉染的 。本 地人有 時莊至 用它來 攙和別 種香料 ，冒 
充_ 厘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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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冇一 種高良 K， 一名紅 豆養， 所開 的花比 普通葚 花更美 
麗， 一穗 一穗的 垂 下來， 白中帶 粉紅， 像是一 串串的 “ 番鬼蒲 

荀 ”。 p 前正起 開花的 時睽， 九龍樂 宫戲院 樓下的 那家花 店裏這 
幾 天就有 一瓶陳 列费。 

用 子墓加 工醃製 成的糖 5, 是香 港有名 的特產 之一。 香港 
人自己 雖不常 吃它， 可 是外國 却非常 愛吃， 因此 成爲香 港主要 
的 一種出 口货。 糖苽 原木是 迕通的 涼果， 舊時都 是由內 地的醬 
園和涼 果廠就 地製造 的。 自從在 國外有 了市塲 以後， 爲 了適合 
外 銷的種 種限制 條件， 香港才 漸漸成 爲糖薑 業的製 造中心 ，但 
原 料仍要 仰給於 內地。 在 戰前糖 蓝外銷 的全盛 時代， 每 年要採 
用生 1 六七 萬擔， 全年的 數字達 f •餘 萬元 之矩。 伹 近年糖 1 巳 
經走下 坡了， 原因足 美忒禁 ih 進口， 英 國人的 購貢 力薄弱 ，香 
港 糖直出 U 商雖雖 然努力 在鈥洲 大陸比 利時、 荷 蘭等國 開拓新 
市塲， 但 營業僅 得往年 的兩三 成了。 

英阈 人非常 爱食糖 他們是 香港糖 嵆的最 大主顧 。據說 
自 維多利 亞女王 以來， 英阈 皇室和 贵族中 人就一 向是糖 蓄的愛 
好者。 不過， 糖 莖雖足 香港的 出品， 伹原 料必定 耍採耍 廣東北 

江 和西江 一帶 出產的 子獲， 然 後始够 肥嫩， 而且 咬起來 沒有絲 

# 

紐。 香 港曾經 有一時 期想自 己種種 田踅， 在新界 花了許 多錢試 
種， 結果成 績非常 不好， 後 來只好 放棄了  C 

香 港人自 己雖很 少吃岱 簋， 但 這是實 在中阈 行之已 久的一 
種小 吃， 古稱 蜜狨」 曾經 社錫 靑山 的六朝 名僧杯 渡禪師 ，當時 
就巳 經嗜食 蜜截。 雛傳: H:  “ 南州陳 家頗有 衣食, 杯 澳住其 
家. 甚見 迎奉， 陳 設一盒 蜜墓， 及 刀子薫 陸香等 伺渡， 渡卽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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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墓都 盡。” 

除 了蜜赘 之外, 古 時還有 褶簠。 方回 詩云， “ 糟薑三 盡酒, 
柏燭 一甌茶 。” 想 是下酒 妙品， 可惜現 不見通 行了。 

香港 人雖不 喜食糖 M, 却 喜歡吃 酸蓮。 酸蓬 也是耍 用嫩的 
子蓀製 成的。 這 是價廉 物美的 大 衆食品 ， 在夏天 子簠上 市的時 
候， 幾 乎通街 都是。 現在 雖然物 頃费， 但 一毫子 仍可以 買到幾 
塊， 不此糖 M —經裝 到假 古董的 瓷罎了 ■裏 以後， 就顯得 高不可 
攀的 様子。 

因了 酸親是 大衆食 品， 街邊 赍酸苽 的總 是用 竹籤一 塊一塊 
的 戮着， 以便顧 客隨時 選職” 辑中了 那一塊 便戮 起來往 嘴裏一 
送， 隨 手就抛 掉了竹 籤3 因 了這擧 動旣呰 遍而父 別致， 於是遂 
出現了  “酸 整竹” 這句俗 .话。 這足指 势:門 玩弄女 性的都 市下流 
男 子的， 共用窓 相當 於上 海人所 謂“牙 籤大少 ”。 

本地 人將生 簋應用 在俗話 上的， 還 有一句 “酸蓀 蕎”， 這是 
歇 後語。 當心 你的酸 就是當 心你的 頭。 另 有一句 是“本 
地莖唔 辣”， 這是瞧 f 地 自己人 成本地 出產品 之意。 不過 ，香 
港 人不吃 本地的 名產糖 1， 却 並非因 爲本地 S 唔辣， 而 是因爲 
“本 地暂” 太 甜又太 貴也。 

間粵 荔 枝之爭 

古 今詩人 詠恭枝 的詩， 無盧 千千 莴萬， 但我 覺得寫 得最有 
風 趣的， 終要算 蘇朿坡 “It 荔枝 ’’的 那首 七絕。 美 中不足 的是他 

的立 櫞畢外 江渚而 不是本 地人而 So: 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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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浮 山下四 時春， 盧橘 楊梅次 第新， 日啖 荔枝三 百顆; 
不辭長 怍嶺南 人。” 

荔枝就 廣東的 特產， 當然以 字地出 產的最 有名。 可 以從前 
福建 人對於 荔品的 高低， 一 向有點 爭執， 認爲福 建的荔 枝比廣 
東好 c 著 名的蔡 君謨的 “荔枝 譜”， 便說 天下的 荔枝， 以 閩中爲 
第一， 蜀州 次之， 嶺南 爲下。 他 說廣蜀 所產的 荔枝， 早 熟而肉 
薄， 味 甘酸， 連福建 中下等 的也比 不上。 蔡君謨 和蘇東 坡同是 
宋 朝人， 一 個爲了 吃荔枝 寧願貶 官作廣 東人， 一 個却根 本瞧不 
起廣東 荔枝， 說連 比四川 的都比 不上。 這種不 同的評 _價， 若不 
是 口味嗜 好不同 ，便 不免是 近視眼 看匾， 難 怪屈大 均忿忿 的說: 

“以予 論之， 粤 中所產 掛綠， 斯其 最矣。 顧州 佳者， 尙未 
敵 嶺南之 黑葉， 而蔡 君謨譜 乃云， 廣 南州郡 所出精 好者， 僅比 
東閩之 f 等， 是亦鄕 曲之論 也。” 

這 種爭執 的由來 ，我 以爲 大約由 於廣東 和福建 都出產 恭枝, 
伹是從 前交通 不便, 荔枝本 身採下 來又容 易變味 腐爛， 大家都 
沒 有機會 嘗到別 處出產 的新鮮 荔枝， 自然 總以爲 自己家 鄕出產 
的 最好， 因爲 至少練 新鮮得 多了。 至 於福建 與廣東 的荔技 ，究 
竟 那一省 出產的 最好， 則我 根本沒 有吃過 福建的 荔枝， 也沒有 
機會見 過“摺 錄”， 所以根 本沒有 論列的 資格。 我 的口味 到與蘇 
東坡相 彷彿， 只要 有荔枝 可吃， 就是家 鄕也可 以置之 腦後了  0 
目前 香港市 上賣的 荔枝， 多數是 所謂玉 荷包。 這種 早出的 
荔枝， 本地 入吃的 不多， 光顧的 多是外 江倦， 尤 其是新 來外江 
佬， 吃 樽津津 有味， 以爲 這就是 廣東有 名的荔 枝了， 本 地人却 
站 在一旁 竊笑。 其 實道也 難怪。 因爲“ 北方” 根本不 出荐枝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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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所見 所吃的 蒸枝， 若 不是恭 枝乾， 便 是罐頭 荔枝， 現 在一旦 
有 機會吃 到成枝 的新鮮 荔枝， 自然 精粗不 計了。 

從前外 省人不 僅沒有 機會吃 到廣東 的新鮮 荔枝， 就 是見過 
荔枝 樹的人 也很少 ，因此 爾雅和 果木志 之類的 書 上所附 的 插繪， 
總 是將荔 枝榭畫 得光怪 陸離， 簡 直不知 所謂。 就是 一般外 街畫 
家所 畫的恭 枝圖， 造形 敷色， 也與實 物相差 很遠， 最好 的也只 
能畫出 一顆顆 紫黑色 的“荔 枝乾” 而已。 今猶 如此， 這也 難怪蔡 
君謨等 對於閩 粤荔枝 的品第 發生爭 執了。 


竹和笱 

我喜歡 看竹， 也喜歡 吃筍。 

嶺南 的竹， 雖然 種類多 ，而 且用途 也大， 可是在 觀筲上 ，却 
逮不 及江南 的竹。 耍想 看到像 西湖靈 隱韜光 那樣萬 桿修竹 ，琳 
瑯 幽翠的 風景， 住 在香港 多年未 曾回到 祖國去 的我， 只 有向夢 
寐中 尋求。 至於說 到筍， 在這 畚天， 固 然在街 市上見 不到竹 
筍， 鷄 哺筍， 尖尖的 春筍， 就是上 海店裏 賣的冬 筍也是 從福建 
來的。 市上 長年所 賣的， 盡是那 種大而 無當， 終 日泡在 水裏， 
帶着 一種那 話兒味 道的酸 毛筍。 嶺 南的筍 味苦， 屈大均 在“廣 

東 新語” 裏 就早已 說過。 他說： 

“ 嶺南筍 f 如江 浙， 以其地 火房少 霜雪， 火 炎上， 故筍味 
多苦。 蓋 竹冬生 之草， 生於 冬體， 得一 陽初復 之氣’ 其 時火足 
於 地中， 雷 以火足 而動， 故竹 以火足 而萌。 萌得火 氣之先 ，故 

味苦。 其稍 甜者， 惟油筒 竹筍名 龍芽， 及甜竹 篷竹猫 竹筋竹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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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五種 荀耳。 凡竹有 雌雄， 第一 節岐枝 者雌， 雌者 多筍， 是曰 
孕筍 .0 有思 摩竹， 茌 高大， 筍生 於節， 筍 成竹巳 及春， 筍復生 
節。 節之筍 七， 根之 筍三， 節節 有筍， 期 年遂成 大叢， 然其筍 
絕不可 食。” 

竹的 形態， 普通可 以分成 雨種， 一種是 逐桿單 生的， 一種 
是叢 生的。 香港 所見到 的竹， 多 數是後 一種， 幾 十桿甚 至幾百 
桿 叢生在 一起， 不耍說 f 能成林 ，就 是淸風 也不易 穿得過 ，因此 
在香 港是無 法“日 慕倚 修竹” 的。 何 况有些 筍的桿 上還生 着刺。 

這 褪叢生 在一起 的竹， 本地人 稱爲靑 皮竹， 竹節的 距離很 
長， 竹桿 很細， 可以 種在一 起替代 牆籬。 更有一 種名山 單竹， 
桿細， 葉 子特別 密茂， 也是一 叢生在 一起， 看起 來像是 一棵細 
葉的棕 櫚樹。 

竹 不僅會 開花， 也能 結子， 但一 般人向 來迷信 “竹樹 開花” 
是一種 不吉的 預兆。 竹子 足像 稻穂- 樣的， 成熟 後也可 以種到 
土襄， 不 過很難 發芽。 •一 般種 竹的方 法多足 插枝， 伹更 方便的 
方法 是連根 掘起來 移植， 囚 爲 這 1>支 立刻就 .可 以得 到已經 長成的 
竹叢。 種 竹是應 該在雨 天的。 農番 上說： “種竹 啤期， 雨過便 
移”； 本地人 也說： “正 月竹， 二 月木” ，也 是因爲 春天雨 水多的 

原故。 

设南 的竹， 經濟 跤値很 大， 廣 州嶺南 大學農 塲就有 實驗竹 
園， 堪 門種植 各嵇的 竹， 以供改 良試驗 用途。 農 民和漁 民的主 
要工 具都是 用竹褊 製 成的， 尤其 是撐船 所用的 竹篙， 要 瘦長而 
有 彈力， 這是用 水竹製 成的， 也是 嶺南的 特產。 廣東又 出產一 

種 細竹， 是釣魚 用的最 理想的 釣桿， 每年輸 出國外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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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 琶魚， 魔鬼魚 


琵 琶魚， 因了 它的雙 _ 特別 發達， 看 起來好 像一隻 展開雙 
翅的 大鷹， 因 此古稱 鷂魚。 漁人則 稱它們 爲鯆魚 ，俗 稱琵 琶魚。 
又 因了牠 的大小 和身上 的特點 不同， 本地 漁人對 牠又有 許多古 
怪的 俗稱， 如 花點、 黃鯆、 長鹰、 黑肉 長縻和 紅嘴鹰 等等。 

這是 熱帶海 中出產 的一種 怪魚。 小的僅 有一兩 尺闊， 但大 
的 却可以 闊至四 五丈。 西印度 •羣 岛海 中出產 一種大 琵琶魚 ，西 
人稱爲 “ 魔鬼魚 ”， 每 一條可 以重至 四噸， 牠們能 挺直了 雙鰭， 
憑 空跳出 水面， 然 後再“ 拍”的 一漀落 下來， 用牠 們那幾 噸逋幾 
丈豳 扁成一 片的身 體打着 海面， 發出 大砲一 様的砰 然宜耧 ，使 
•人聰 了驚心 動魄。 難怪 從前的 漁人見 了牠便 害怕， 稱牠 們耩縻 
鬼魚。  . .  1 

香 港海面 時常有 魔鬼魚 出現， 島南的 赤柱一 帶海面 尤多， 
有 時甚至 會從鯉 魚門游 進中環 海面。 這裏所 見到的 魔鬼魚 ，雖 
沒有 西印度 箪島出 產的那 樣大， 伹 通常也 有四五 尺闊乃 至丈餘 
闊， 牠 們成羣 的互相 追逐， 跳出 水面， 然後拍 着海水 劈拍的 苴 
響， 使 漁人和 艇家見 了極爲 害怕。 俗傳這 種魚能 吃人。 其實是 
不 會的。 牠們 身體雖 然大， 但是 嘴小， 而 且牙齒 不發達 ，僅能 

吞食小 魚蝦。 

被 稱爲花 點和黃 鯆的琵 琶魚， 牠 們除了 形狀古 怪之外 ，還 

生 着一條 像馬鞭 一像的 長尾， 可以 長至五 六尺。 尾根和 魚身銜 

接 處又生 着一排 巨剌， 這種 刺形如 鋸齒， 極爲 鋒利， 並 且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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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排洩 毐液， 若是 不愼袷 牠刺了 一下， 傷口 會發炎 ，極爲 瞳痛， 
甚至能 致死。 所 以本港 漁人促 到花點 以後， 總是 先趕緊 割下牠 
的尾 剌抛入 海中， 以 防發生 以外。 

在 大埔和 赤柱的 魚市塲 t， 時 常有機 會可以 看見到 大琵琶 
魚。 我 在赤柱 曾見過 一條， 是漁 船從海 外拖回 來的， 據 說身闊 
一丈 七尺， 厚二 尺半， 尾長丘 尺半， 重 一千五 百磅。 這 是一條 
魚極， 肚裏 剖開來 還有三 條小琵 琶魚， 每條 巳經有 兩尺闊 ，七 
磅重。 


香港 的蝴蝶 


蝴蝶 是香港 的名產 之一。 香港 的蝴蝶 在世界 自然科 學史上 
所佔的 地位， 也許比 香港商 業在世 界商業 史上所 佔的地 位更爲 
重要。 尤其在 目前因 了美國 “禁; 1” 政 策的商 業萎縮 情形下 ，商 
人們大 都只好 “拍烏 蠅”， 更難望 “蝴蝶 ”的背 項了。 

據有 名的寇 沙氏的 “香港 與東南 中國的 蝴蝶” （英 文本 :）— 
書 的目錄 所載， 香港 出產的 蝴蝶， 已經著 錄的已 有一百 四十二 
種 之多。 爲了 使讀者 明瞭這 個數字 在蝴蝶 種類上 所佔的 比數的 
龐大， 我們 不妨將 英偷三 島所出 產的蝴 蝶數字 來對比 一下。 據 
說， 英 偷三島 所出產 的蝴蝶 ，全部 僅有六 十八種 ，其 中還 有十一 
種 是由歐 洲大陸 飛往別 地暫時 過境停 留的。 以本 港面稹 之小， 
却有一 百四十 二種， 這確 是可以 値得誇 耀的。 

香 港有 一個地 方名叫 蝴蝶谷 。顧名 思義， 這 地方當 然以多 
蝴蝶 著名。 其實， 除了 蝴蝶谷 以外， 本港 各處的 山均， 如大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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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一帶， 旭麻道 以下， 以及 寶山道 一帶， 都是近 市區而 最多蝴 
蝶的 地方。 此外如 沿薄抉 林道而 至瑪麗 醫院, 凡 是草木 茂盛而 
又 少風的 地方， 都是蝴 蝶喜歡 逗留的 地點。 離島 如大嶼 山薄寮 
洲， 也盛產 蝴蝶。 不過， 在香港 如耍看 蝴蝶， 當 然最好 還是到 
蝴媒 谷去。 

蝴 蝶谷在 九龍荔 枝角的 背後， 乘 靑山道 的巴士 下車後 ，經 
路旁的 小路向 北沿山 進去， 就可以 到達。 這是港 九學生 時常集 
體旅行 野餐的 地點， 也是觀 察和搜 集蝴蝶 標本最 理想的 地方。 
戰 前這個 山谷的 林木很 密茂， 尤多小 松樹， 和一 種土名 爲“鴨 
脚樹” 的 矮樹， 是 蝴蝶蛹 最喜歡 悽息的 植物， 因 此一旦 孵化出 
來， 就構 成整千 整萬蝴 蝶繞樹 紛飛的 奇景。 這種 蝴蝶以 黃翅的 
粉蝶 居多， 所以宥 來一片 金黃， 使蝴渫 谷享了 盛名。 淪 陷期間 
經過 日本入 的濫伐 樹木， 有一 時期使 得蝴蝶 谷有名 無實。 這幾 
年 因爲園 林署刻 意培養 樹苗， 蝴 蝶谷又 漸漸的 恢復舊 觀了。 

各種 蝴蝶的 孵化時 間早遲 不同， 因此卽 使冬天 到蝴蝶 谷去， 
也有機 會可以 見到“ 蝴蝶陣 ”， 其他 草木茂 盛而無 風的山 谷也是 
道樣。 不過， 當然 比不上 春天那 樣多。 

有 些蝴蝶 的生活 活動範 圍很有 限定， 因此有 幾種在 香港山 
頂上常 見的小 蝴蝶， 在 半山區 以下 就不易 見到。 山下最 常見的 
大型燕 尾蝶， 也不 大喜歡 飛到一 千尺以 上的高 處去。 

朝 生暮死 的蜉蝣 

初夏的 傍晚， 從敝開 P 窗口 時常 會飛進 一種小 鳙艇 似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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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牠的身 體翅膀 頭角幾 乎完全 同蜻蜓 一樣， 全身 褐黃色 ，所 
不同 者只是 尾尖拖 肴三根 長長的 細鬚。 這 種被外 國人稱 爲“五 
月 之蠅” 的小 生物， 就 是我們 古人著 作中一 再提到 的蜉蝣 6 
^  詩經 曹風： 蜉蟒 之羽， 衣裳 楚楚； 蜉蝣 之翼， 采采 衣服。 
淮 南子： 諡食而 不飮， 二十二 日 而化； 蟬飮而 不食， 三 十日而 
晚； 蜉 蝣不食 不飮， 三口 而死。 又說： 鶴壽 千歲， 以極 其游， 
蜉蝣 朝生而 暮死， gg 其樂， 蓋 共旦暮 爲期， 遠 不過三 日爾。 

古 人對於 蜉蝣， 雖能把 握到牠 不飮不 食朝生 暮死的 特性， 
可是向 來疏註 毛詩和 爾雅的 許多格 物家, 包括 朱竄老 夬子在 內:; 
一提 到牠的 形狀， 便像廣 束人所 說的“ 搅唔掂 ”。 有的說 牠形似 
天牛 而小， 有 甲角， 出糞 土中。 有 的說牠 似甲蟲 有角， 大如 
指， 長三 四寸。 有的 說牠似 結蜣 而小， 身狹 M 長， 有角 ，黃黑 
色， 下有翅 能飛， 及天雨 孩發生 粪土巾 …… 說來 說去， 都將牠 
當作是 一種 甲蟲。 只有 “ 本草綱 目” 的荖 者李時 珍說得 最好。 
因爲 他除了 引述上 列那一 鋇的一 貫陳說 之後， 居然附 加了一 
筆： 

“或 曰， 蜉蝣 水蟲 也， 狀似 認蛾， 朝生暮 死。” 

. 蜉蝣 的形狀 雖與證 娥仍 有若干 距離， 但 蠶蛾似 蝴蝶， 蝴蝶 
和蜻蜓 到底是 相近的 束西， 而且知 道牠是 水蟲， 總算已 經搔着 

瘦處 r 。  • 

蜉蝣 妁生活 史非常 有趣， 古 人說牠 r、 飮 不食， 朝 生暮死 。這 
已經 將牠. 没得太 長命了 。 事 實上是 游 蝣的生 命僅有 幾小時 。然 
而狂 這幾小 時内, 要經 過蚵次 蛻殼, 練 習飛行 ，戀爱 ，交 尾， 產 

卵， 非 常忙碌 o 生 命過程 雖短， 却十分 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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蜉 蝣的幼 蟲在水 中孵化 以後， 要在水 中繼稹 生活一 年至三 
年 之久， 始達成 熟階段 ，然 後爬到 水面的 草上， 晚殼變 成蜉蝣 3 
經 過第一 次蛻殼 之後。 接 着又蛻 第二次 的殼， 始 能展翅 高飛， 
於 是就尋 配偶， 交尾 產卵， 這一切 都庄幾 小時內 完成， 完成後 
就 疲倦的 停下來 死亡。 因了口 腔不發 在這花 費了兩 三年準 
備工 作的幾 小時生 命中， 忙忙 碌碌， 完 全不飮 不食。 

香港 出產的 蜉蝣， 據已經 硏究過 的共有 四種， •兩種 尾也是 
三根 鬚的， 其餘兩 種僅有 兩根， 有一種 的尾鬚 最長， 比牠购 '身 
體長達 三倍。 ^  f 


毒蛇 的鑑別 

魯 

香港境 內出產 的蛇， 巳 經’著 錄者， 共 有二十 九種。 其中有 
六種是 毒蛇。 這 裏面包 恬三種 水蛇， 都是 無毒的 淡水蛇 ，牠們 
的形狀 與陸地 的蛇並 沒有什 麽分別 。另外 海裏有 兩種喊 水蛇; 則 
是有 毒的, 被稱爲 海蛇。 海 蛇的特 徵是尾 部扁平 ，略怍 錄狀 ，她 
們的毒 可以比 得上眼 睛蛇。 伹是 非經十 二分的 挑撥， 牠 們是不 

咬 人的。 

二十 九種陸 地蛇類 之中， 竟有六 稗是有 毒的， 這等 於在香 
港 所出產 或所遇 到的蛇 之中， 每五 條卽有 一條是 毒蛇了 。伹是 
事實 上並非 如此。 因 爲香港 所出產 的蛇， 最常 見的共 有三種 ，牠 
們都 是沒有 毒的， 其 中如過 樹榕和 水律， 牠們以 老鼠爲 主耍食 
料， 消 滅老鼠 的效能 比貓還 要高， 可說 對於人 類是有 益的。 

香 港斯出 產的六 種審蛇 是：銀 脚帶、 金 脚帶、 缠樹風 、铟 


鏟頭 、靑竹 蛇和謂 嘲蛇。 這六種 毒蛇在 香港都 不算是 常見的 ，其 
中最 毒的銀 脚帶更 爲少見 ，珊 瑚蛇更 是絕無 僅有, 只有飯 键頭和 
靑竹 蛇在六 種之中 比較多 一點， 但牠們 的 毒都不 能令人 致命。 

蛇 的有毒 無毒， 是杻據 牠的嘴 裏有無 毒腺來 斷定。 有毒腺 
的蛇， 嘴裏 便有兩 隻特別 尖長的 毒牙, 牙尖有 小孔， 貫 通毒腺 ，咬 
人時 便從牙 尖的小 孔將毒 液注入 傷口。 所以被 蛇咬過 的傷口 ，若 
是發 現有兩 個相距 不遠的 小孔， 比 其他的 蛇牙所 留下的 傷痕爲 
明顯, 這一條 蛇定是 毒蛇。 若 是沒有 毒牙， 這條蛇 就不是 毒蛇。 

香 港常見 的蛇多 數不是 毒蛇， 而且最 毒的銀 毒帶又 是難得 
遇 見的， 所以# 港的蛇 思遠不 如一般 人想像 中的那 麽嚴重 。但 
是香 港到底 是有毒 蛇的， 並且 夏天又 是蛇類 最活動 的季節 ，因 

此香港 的市政 衞生局 曾編印 有一種 “香港 蛇類有 毒與無 毒者鑑 

# 

別圖說 ”， 說 明鑑別 毒蛇的 方法； 以及被 蛇咬了 的初步 軟急手 
績， 每 到夏天 就張貼 备公共 處所， 以便市 民知所 防範。 這種圖 
解有 中英文 兩種， 每份 五毫， 最近 中瑗郵 政局開 闢了一 個“政 
府 出版物 發售處 ”， 那裏 就有得 出售。 

這種 圖解敎 人鑑別 毒蛇的 方法， 依根 據蛇身 鱗片的 數目和 
位置， 如某 一處的 鱗片特 別大， 或某 一處有 特殊標 記者， 那是 
毒蛇， 否則就 不是。 這個方 法雖然 可靠， 但只適 用於觀 察死蛇 
或硏 究蛇類 之用， 若 是一般 人碎然 遇見一 條蛇， 或是不 意被蛇 
咬了 一口， 這時再 去數牠 頭上或 背上的 鱗片， 實 在沒有 這鎭靜 
本領， 而且 事實上 也不 可能。 所以 對付蛇 的最好 辦法， 無論是 
有毒 無毒， 最 好不去 惹牠, 若是不 愼被蛇 咬了， 趕快去 找醫生 。並 
且 最好將 逭條蛇 捉到， 因爲道 時正需 要知道 牠是否 是春蛇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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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抗 毒蛇的 血淸， 最特效 的是分 類的， 某 一種血 淸廑對 某一種 
番蛇有 特效。 


夏天 的毒蛇 

% 

夏天 是蛇類 活動的 季節， 尤其是 在夜晚 。因 此一 到夏季 ，報 

I 

上 就時常 有居民 在睡夢 中被蛇 咬傷的 新聞。 這是 因爲多 數的蛇 
都是 怕光在 白畫不 活動的 ，可 是一 到黑夜 ，牠 們就四 出覓食 。蛇 
的主要 食料是 老鼠和 靑蛙， 牠們爲 了追捕 老鼠， 時常從 外面爬 
入 人家， 人在 睡夢中 給蛇驚 醒了， 不 免慌張 起來， 蛇爲 了自衞 
起見， 就在 這樣紛 擾之中 咬一口 逃走， 這 就是爲 什麽有 人專門 
會在夏 夜給蛇 咬傷的 原因。 

夏季走 入人家 的蛇， 多數是 飯鏟頭 c 這是 港產 的毒蛇 之一， 
是屬於 眼鏟蛇 科的， 牠們受 了刺激 或是興 t 起來， 就表 現眼嫌 
蛇的 特徵， 將兩顋 鼓出， 那 樣子就 像一隻 盛飯的 大湯匙 ，所以 
俗 稱爲飯 鏟頭。 牠 全身是 黑色， 烏 油油紙 發圯， 所以又 稱爲烏 
由蛇。 這種蛇 在香港 很多， 所 幸牠非 經十分 挑撥， 輕易 不肯咬 
人, 同時 也不很 長大， 最長 的不過 四尺。 

香港 出產的 毒蛇， 共有 六種。 最 毒的是 銀脚帶 ，牠 的全身 
黑白 相間， 像是 從前人 用來紮 褲脚的 脚帶， 所以 稱爲銀 脚帶， 
但也有 人叫牠 爲銀角 帶。 還 有一種 全身黃 黑相間 ，稱 爲金 脚帶/ 
還 有兩種 是前面 剛提起 過的飯 鏟頭， 以及 一種行 動極速 的過山 
風， 又名過 山寃， 因爲 這種毒 蛇行動 迅速， 而且 有些長 得很長 
大， 外簡 入薄 牠爲“ 眼饞蛇 王”， 在曲 裏遇見 了他可 奥镛輸 ，庚 


以 俗名過 山寃。 第五 種毒蛇 是一種 靑色的 小蛇， 卽 靑竹蛇 ，這種 
小 蛇最莨 咬人， 因爲牠 全身靑 綠色， 又喜歡 躱在樹 枝和草 叢裏， 
不 易被人 發明， 誰碰 到牠往 往就會 遭牠的 暗算， 所以香 港時常 
有靑 竹蛇咬 傷刈草 婦人的 新聞。 第六種 毒蛇是 紅色的 珊糊蛇 （ 
並非江 浙人所 說的火 赤铼） C 這種蛇 雖然是 毒蛇， 伹因 爲牠的 
眼上 有鱗片 遮着， 視覺 f 發. 垄， 而且在 香港極 少見， 僅 棲息在 
山 頂上， 難 得被人 遇見， 所 以並不 可怕。 香港大 學的生 物學系 
在戰前 曾公開 徵求 珊瑚蛇 的標本 ，找了 許久 都沒有 結果， i  .可見 

牠的 稀少。  . .、 

香 港出產 的蛇， 共有二 + 九種， 只有上 述六種 是審蛇 ，其 
餘都是 沒有毒 牙的。 這大 種毐蛇 之中， 最毒 的是銀 脚帶， 其次 
是過山 風和飯 鏟頭。 據 贲驗的 結果， 銀脚 帶的毒 比一般 眼鏡脚 
要毒 兩倍， 比金脚 帶更毒 過二十 八倍。 因此 不愼給 銀脚帶 咬了， 
若是不 能及時 注射抗 蛇毒的 血淸， 多數 是要送 命的。 所 幸銀脚 
帶在香 港並不 多見。 

除 了這六 種陸地 的毒蛇 以外， 香港附 近的海 中還有 兩種録 
水 海蛇， 也是有 毒的， 其毒不 下於眼 鏡蛇。 海蛇的 特徵 是尾部 
扁平， 略作 鰭狀， 牠們也 是到了 K 天就在 海裏出 沒的， 所以晨 
天 作海水 浴的人 要特別 小心。 

*  蛇王林 看劏蛇 

人類多 數是怕 蛇的。 民俗 學家說 這是一 種生物 的遺傳 ，因 

爲在 辱始時 蛇是 人荦最 離對付 的琢人 之一 《 齊是朴 國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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敎家 却說， 人類 怕蛇， 是因 爲蛇引 誘了人 的始祖 亞當夏 娃犯氟 
上帝 便咒詆 牠， 使 人類終 身與蛇 爲敵。 我 以爲不 論是生 物學的 
原因 也好， 宗敎學 的原因 &好， 廣 束人對 於人類 怕蛇的 心理總 

參 

算 作了最 有力的 跋除。 他捫 不僅不 怕蛇， 而 II 毫 不客氣 的將牠 
吃 進肚子 裏去。 就在香 港也是 這蝶， 只 要天氣 一冷， 街 上就可 
以見到 “秋風 起矣， 三蛇肥 矣”的 廣吿 "0 因 此我奉 勸怕蛇 的外江 
渚， 不妨乘 這機會 到上環 蘇杭街 的蛇王 林一行 （就 在中 央饿院 
斜對 面的那 條橫街 上）， 看看店 裏伙計 們劏蛇 膽的那 M 熟練手 
法， 簡直 比撲蒼 蠅還耍 容易， 大可 以給怕 蛇的人 出一口 烏氣。 

考究 吃蛇膽 的人， 一定 耍吃生 ，妁， 而 且是成 副的。 一副 
三 蛇膽， 像 三蛇鸾 一樣， 是用金 脚‘、 飯缝頭 、 過樹裕 三種蛇 
構 成的， 所以一 吃就足 三顋 蛇膽。 在現在 這様的 時候， 你若是 
到香港 的蛇店 襄去， 隨 時可以 沿到 有許多 吃蛇膽 的顧客 等在那 
裏， 其 中多數 是來自 香港仔 和窗 箕蔺的 船婦， 她 們終年 生活在 
水上， 最相 1 蛇膽 有彳補 •驅風 上猻的 效能。 B 前 的蛇膽 惯錢汝 
不 &， 從五塊 錢到 十塊 銳， 就 可以吃 到一副 三蛇膽 了。 若足僅 
吃一 顆， 偾錢 當然更 便宜。 

, 蛇店 伙計生 取蛇膽 的手 法眞是 値得一 看的： 他好像 眼睛看 
也不看 似的， 隨手 從滿裝 着蛇的 布 袋裏捉 ■出一 條 金脚帶 （這種 
蛇 身上一 節黑一 節黃， 如 舊時縛 婶脚的 布帶， 故 名金脚 帶）， 
用左手 的拇 指和中 指扼緊 蛇頭， 將 蛇尾踏 /£ 脚下或 夾在 脅下， 
用右 手在蛇 腹上下 摸索， 很 快的就 能確定 蛇膽的 所在， 然後用 
小 刀在蛇 腹上割 開一寸 闊的一 個 小口， 用手 一辨就 將蛇 膽擠了 
也來。 蛇_小， 大約 像一粒 花生米 那樣， 顏色是 殷碧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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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看 來很像 是一粒 椭圓的 寶石。 伙 計隨手 將蛇膽 摘下來 放在康 
上的 碗邊上 • 碗裏 有酒， 這 時吃蛇 膽的顧 客就可 以將生 前的蛇 
膽放 在舌上 ，喝一 口酒送 下去， 或者 事先將 牠搗破 了和在 酒裏， 
那就 是蛇膽 酒了， 酒 染上了 膽汁， 顏 色是碧 綠的。 

伙 計割開 蛇腹取 膽汁， 手 術敏捷 準確， 破了 的蛇膽 便不値 
錢。 蛇被 割了膽 以後就 塞進另 一隻布 袋裏， 牠仍可 以生活 ，據 
說至 少還可 以活十 幾天。 取了牖 的蛇多 數賣給 酒家去 做蛇羹 O 
一條 沒有膽 的蛇， 價 錢僅値 原來的 一半， 因 此老* 們也 躭可以 
一元 吃到一 碗三蛇 獎了。 

三 蛇大會 的三蛇 ，普 通是 用金脚 帶飯鏟 頭和過 樹樓構 成的。 

癱 

三條 蛇謂之 一副， 若是再 加上索 線和百 花蛇， 便 成爲更 貴重的 
五蛇 爨了。 大酒家 出售的 蛇龚很 貴， 這是 由於配 料貴和 自高身 
價， 其贲蛇 肉本身 的市價 是很便 宜的。 酒 家所出 售的蛇 肉的來 
源很少 是自己 劏的， 多 數購自 蛇店， 這就 是前面 已經說 過的那 
些生 劏了膽 的無膽 蛇的出 路了。 

在 蛇店裏 看伙計 劏蛇， 那 樣子比 看生取 蛇膽更 有趣， 手段 
的準確 爽利， 恰如莊 子所說 的庖丁 解牛， 一擧 一動， 無不 中肯。 
他 從布袋 裏隨手 拖出一 條蛇， 左手兩 根手指 抅緊了 蛇頭， 右手 
用一 柄鋒利 的小刀 在蛇頸 上劃一 條痕， 隨 卽刷的 一聲將 整張蛇 
皮撕 了開來 ，再 用刀將 蛇尾和 蛇皮一 同切下 ，看也 不看的 抛在地 
上。 道時握 在他手 上的已 經是一 條赤裸 裸的剝 皮蛇， 他 再依着 
蛇頸剝 皮的地 方直劃 一刀， 再用力 一撕， 已經將 整條蛇 肉撕了 
下來， 剩 下的蛇 頭和全 身骨骼 义抛在 地上， 任他 們婉轉 抽摇。 

本來， 蛇皮是 相當値 錢的， 但 那只是 指大蟒 蛇而言 （卽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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铊， 俗名 南蛇， 又名大 琴蛇， 因爲牠 的皮可 以蒙胡 琴）， 像這 
株兩 三尺長 的金脚 帶之類 的皮， 是根本 一錢不 値的。 

三蛇羹 之中的 三蛇， 有 兩條是 毒蛇， 因此有 許外江 佬以爲 
庚 東人吃 蛇羹， 必 須整副 的吃， 若是 單吃一 條便會 中毒。 其實 
道完 全是誤 解的。 蛇 的毒僅 在牠牙 上 的毒 腺， 現 在旣連 頭宰去 
不吃， 所以 根本沒 有毒。 何况 三蛇云 云者， 也不 過是一 個名義 
而巳。 廣東 的老饕 們是什 麽蛇都 吃的， 更 未必一 定要三 條合在 
一起 才吃。 

吃蛇 肉根本 不會有 中毒的 危險， 只有 外行， 不懂得 事先劏 
去 蛇頭， 那才 有“撞 板”的 可能。 

香 港當然 多蛇， 但不如 一般人 想像那 樣的多 。香 港新 界等處 
出產 的蛇， 已經知 道的約 有二十 九種， 其中 有六種 是毒蛇 ，最 
毒 的是銀 脚帶。 所 幸這種 蛇並不 常見， 常 見的幾 種蛇都 是沒有 
毒的。 


魚豬 與豬魚 

前 幾天我 曾提到 本地人 稱箭豬 爲魚豬 ，不 明白它 的原因 ，昨 
天翻 閱屈大 均的“ 廣束新 語”， 才知 道廣東 相信箭 豬是由 一種魚 

變的， 所 以稱爲 魚豬。 “新語 ’’ 卷二 十一 “獸語 ”云： 

“ 箭豬， 卽封 豕也， 封者 大也。 封 豕初本 泡魚。 泡 魚大如 
斗， 身有 棘剌， 故化爲 豪猪。 豪在項 脊間， 尺許 如箸， 白本星 
端， 人 逐之則 激毫以 射人。 婦 女以金 銀鑲之 爲簪， 能止 頭癢， 
除 白屑。 其毫如 萬然， 亦曰蒿 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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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新 語”是 一部可 讀的談 論嶺南 風土的 著作， 雖 亦不免 

有荒唐 不經和 怪誕的 記載， 但格物 說理總 在努力 接近人 情和自 

然。 卽如說 箭豬是 泡魚變 化的， 雖不 可信， 伹海 裏有一 種魚頌 

似 箭豬， 則是 事實。  • 

這 種魚又 名豬魚 ，外國 人則爽 快的稱 牠們爲 箭豬魚 n 牠們被 

稱 爲箭豬 魚或泡 魚的原 _， 是 因爲渾 身有刺 像箭豬 一樣， 而一 

旦遇到 敵人來 攻輟的 時暌， 能 够吸氣 將身體 醍大， 使渾 身的刺 

一根一 根直豎 起來， 敵人 便對牠 無可奈 何了。 牠們 能將身 》漲 

大 數倍的 原因， 是因 爲腮上 的出口 很小， 又有活 塞似的 東西能 

阻檔 出氣， 所以能 够吸氣 進太將 胸部 漲大。 

著名的 河豚就 是小 型的箾 豬魚， 本地 人 稱牠們 爲鷄 泡魚。 

這種魚 本是鹹 水魚， 但 是喜歡 游到鹹 淡水交 界的小 河口來 ，因 

此在新 界大埔 一帶的 港海漤 水裏很 容易見 得到。 牠們也 渾身有 

# 

刺， 不過 不似箭 豬魚那 遯長， 但也布 吸氣漲 太的 胸膛嚇 人的手 
段， 這正 是牠們 被稱爲 雞泡 魚的 原因。 你促 到一條 雞泡魚 ，將 
牠 們放在 地上， 牠 的白色 胸膛就 會吸 氣漲大 起來， 漲成 了一個 
小氣球 似的。 恰如本 地俗語 所說的 “當堂 爲之吹 漲”。 你 這時若 
蔣 牠抛到 水惠， 牠也 像皮球 似的挺 费肚子 浮在水 面不能 轉身， 
要等 氣消了 才會游 動着。 

在中國 傳說， 饱 魚不使 能化 箭豬， 更能化 爲虎， 因 此又名 
虎魚或 魚虎。 陳藏器 的“ 本箏綱 0 集” 解說： 

“ 泡魚生 南海， 頭 如虎， 背 皮如猬 有刺， 着人 如蛇咬 ，亦 
有變爲 虎者。 李時 珍曰： 按 倦游雜 錄云， 海 中泡魚 大如斗 ，.身 
有刺 如猬， 能化爲 豪豬， 此卽 魚虎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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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這樣的 魚能化 爲虎爲 箭豬， 雖 f 是事 實， 但因了 牠渾身 
有剌 而且有 漲大了 胸膛 礅人的 本領， 倒是很 有趣的 聯想。 

可炒 可拆的 香港蟹 

“形模 雖入婦 人笑， 風味 可解壯 士顏， 寒 蒲束縛 + 六輩， 
巳覺酒 興生江 山。” 

道是 黃山谷 “謝 何十三 送蟹” 絕 句雨首 之一。 我不 知“形 
模雖 入婦人 笑”的 k 典何 在， 但望文 生義， 覺 得頗與 本地人 “炒蝦 
拆蟹”  一 語的用 意非常 巧合。 至於“ 寒蒲朿 縛十六 钹”， 那乾脆 
就是 “扮蟹 ”了。 “扮 蟹” 最爲 本地人 所忌， 尤； 是撈家 。因爲 
“扮蟹 ”者， 用繩子 縛起來 捉將官 裏去之 謂也。 

香 港市上 常見的 蟹， 有 脔蟹和 花蟹兩 種。 還 有一種 乃是被 
人 瞧不起 的“水 蟹”。 這幾槌 蟹部與 古人所 說的把 酒持蝥 的對象 
不同， 因爲後 者乃是 指江 浙的 毛蟹， 也就 是香港 的上海 店在廣 
吿 上所說 的專贝 就地採 辨， 即 H 火取 速到， 隻隻足 半斤重 ，結 
果要 賣十塊 大元一 斤的洋 澄湖大 閘蟹。 牠 們都是 淡水蟹 。淡水 
蟹 和鹹水 蟹最容 易見到 的區 別， 乃 是牠捫 那一對 後脚， 淡水種 
是 尖的， 鹹水的 則進化 戍了扁 平形， 以便 在海水 中能玛 速的游 
鹹水 花蟹其 實在上 海也可 以見# 到， 那 婭從寧 波鎭海 來的， 

他 們醃了 當怍鹹 貨來賣 

香 港新界 元朗的 和肉 蟹很 有名， 但不識 貨的人 最好不 

要買， 因爲一 不小心 貪便 宜買到 了“水 蟹”。 香港 出產的 胥蟹並 

本#， 市 上所寅 的頂角 膏蟹， 都是 從東莞 和澳門 蓮來的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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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跑 到香港 仔的海 鮮船上 去吃蒸 膏蟹， 以爲够 新鮮， 其實做 
了 “大老 襯”， 因爲 香港仔 船上的 膏蟹， 根 本都是 伙計搭 車從上 
環 街市買 來的。 

除了這 幾種可 吃的蟹 以外， 香 港還出 產許多 種其他 的蟹, 
牠 們都棲 息在海 濱的岩 石縫基 以及深 水底。 生在深 水底的 蟹類, 
形 體都比 較大。 爲 了適應 環境， 牠 們身體 的一部 份變得 特別發 
達， 因此看 起來往 往古怪 可怕。 蜘蛛蟹 和鬼臉 蟹都是 羼於道 一 
種。 還有 一種雷 公蟹， 出 產在長 洲和宵 箕灣， 往 往在夏 季當雨 
時 出現， 過了 五月便 少見， 因此 名爲雷 公蟹。 

椿息在 海濱礁 石縫裏 的蟹類 I 形 體大都 很小， 而且 往往一 

隻聱 大一隻 螯小， 便利廒 在沙穴 裏伸那 隻大螢 出來獵 取食物 ，或 

% 

者身 體特別 扁平， 以便 可以在 确石縫 裏往來 自如。 還有 那種自 
己琴 有殼, 佔據了 空螺殼 爲家的 寄生蟹 ，在沙 灘上横 行疾馳 ，忘 
記了自 己寄人 籬下， 簡 直一蟹 不如一 蟹了。 


香 港的外 江人， 抱 怨在香 港吃不 到好的 桃子， 如上 海龍華 
的水 密桃， 松江的 黃桃， 以及 南京的 皤桃。 這是 事實， 香港市 
上每 年所能 見到的 只是一 種尖嘴 的小桃 ，本地 人稱爲 鹰嘴桃 ，其 
實不過 是俗說 的毛桃 ，是 不能登 大雅之 堂的。 但如說 到李子 ，嶺 
南 的李， 就決不 輸過江 南以及 北方出 產的， 且 不說著 名南華 
李， 躭是目 前新上 市的靑 竹李， 味道就 已經不 惡了。 

北 方人對 於李的 評價， 遠不 及桃， 道 就表示 北方所 出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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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在品質 上遠不 及南方 -。 北 方的大 水果店 是很少 賣李的 ，僅 
是在 路旁的 水果攤 上才貢 得到， 一般 人也 禁止孩 子們多 吃李。 
這 都是對 於李的 歧視。 其實， 且不 說沉李 浮瓜， 本是夏 天的韻 
事， 就 是古詩 上所說 的投我 以桃， 報之 以李， 可 見桃李 的地位 
原 來是相 等的。 後 來的被 歧視， 也許是 出產愈 來愈不 好的原 
故 。伹佳 種也並 不是沒 有的， 如有名 樵李， 出 嘉興， 一名醉 
李。 “越 絕書， ，說， 吳王曾 醉西施 於此， 所 以名爲 醉李。 今日嘉 
典 出產的 槻李， 皮薄 多漿， 是像水 蜜桃一 樣可以 撕開一 塊皮用 
口來 吮的。 

還 有晉番 上所載 的王濟 王戎， 都是以 家裏出 產好李 著名的 
人物。 王 濟家裏 出產的 李子， 就 是皇帝 來要， 他 也不肯 多給， 
後 來皇帝 惱了， 乘他 出門的 時候， 率人到 他家裏 將園中 的李子 
吃光， 並 將李榭 也給他 砍了。 王戎也 一樣的 吝畜， 他要 賣李圖 
利， 又不願 別人獲 得他的 好種， 於是 將李核 鑽壤了 才出售 。道 
都是 關於李 的有趣 逸話。 

香港可 以吃到 的李， 除靑竹 李外， 還有臃 脂李。 有 的裏面 
紅外 面靑， 有的外 面靑裏 面紅， 還 有紫皮 黃肉。 當然最 好的是 
南 華李。 這 上市比 較遲。 可惜 冒充的 居多， 很難買 到眞正 ‘的韶 
鬮南 華李。 香港 水果店 裏還有 一種美 國李子 出售， 紫紅 色的， 
號稱 蜜李， 外表很 好看， 可是 中看不 中吃， 淡而 無味， 又貴又 

不好。 

俗說 瓜田不 納履， 李下不 整冠。 這固然 是避嫌 • 伹 也未免 
看輕了 自己。 因 此我最 喜歡陶 弼的兩 句詩， 說得最 爽快： 

. “ 主人奸 艚無 猜总， 李下遊 人任整 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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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 的疑案 


杜釀 可說是 我國一 隻有名 的鳥， 有許 多關於 牠有趣 的和動 
人 的傳說 。僅是 牠的啼 聲已經 提供了 古今詩 人無數 歌詠的 資料。 
據說猩 紅色的 社臨花 就是由 於社鵑 鳥苦啼 不休， 嘴裏滴 出來的 
血染紅 變成的 D  ... 

許多書 上都描 寫杜鵑 在春天 所發出 的哀怨 嚼聲如 a 帝 、杜 
宇、 子規， 都是 牠的 別名， 向來傳 說這種 鳥是古 代一位 皇帝的 
精靈 所化， 啼聲 凄惻， 差不 多成爲 中國文 藝作品 中寄托 哀怨鄕 
思閨 怨一類 情緖的 象徵。 而在贲 際上， 眞 正聽過 杜鵑啼 聲的人 
已經 不多， 至 於親眼 見過杜 鵾和知 道牠生 活習慣 的人則 更少。 

杜鵑 雖是一 隻有名 的鳥， 但是什 赛鳥才 算是“ 社釀 ”， 不粟 
說一 般人， 就 是許多 鳥類學 家也不 很弄得 淸楚。 

從前嶺 南大學 的生物 學敎授 德國人 密爾， 寫 過一篇 文幸, 
說一種 被稱爲 “中 國大巴 八鳥” 的 野鳥， 乃是中 國人所 稱的杜 
鵑， 這是有 一尺多 長的烏 鴉型的 大鳥， 黃色的 大嘴， 頭 背靑黑 
色， ■腹 下黃 綠色， 尾下橙 紅色。 他說， 這 種鳥在 廣東羅 浮山鼎 
湖山 很多， 啼聲 嗚嗚， 撤夜 不停， 下 雨的天 氣啼得 更起勁 。他 
說這 就是中 國人所 說的杜 鵾。.  ■ 

向來喜 歡硏究 香港自 然的大 學堂的 香樂思 敎授， 也 附和密 
爾的 意見， 在他的 “香港 的鳥類 ”小册 子裏， 註明 說中國 太巴八 
鳥就是 社醜。 說牠們 在薄扶 林和新 界的林 村谷一 帶做巢 。簧港 
的 植物公 園大樹 上也有 牠的黑 有一1 ¥大爆 脅 提到被 興吹下 


來 的三隻 小雛。 又說 牠:? 1 喜歡 在樹洞 裏做窠 3 

根據 這雨位 敎授文 章裏所 附的圖 片以及 所描寫 的“巴 八鳥” 

的形狀 和毛色 ■來， 我 們知道 他們都 卩免弄 錯了。 杜鵑 不會有 
一 尺畏， 也不會 有烏鴉 那樣的 大嘴， 牠們的 毛色 也不是 靑黑色 
的， 牠們更 從來; r、 在樹洞 裏 做窠。 唯 一可能 相混的 原因， 就是 
巴八 鳥的 嗚聲 有一點 與杜鵑 相似。 

中國向 來所說 的杜 鵑， 其® 是郭 公鳥的 一種。 牠們 全身灰 
黑色， 胸前有 黑色的 條紋， 全身僅 有八九 寸長。 最大的 特徵是 
嘴 角的顔 色作深 紅色， 逭正是 “杜鵑 啼血” 的傳說 由來。 每年三 
月 至八九 月間， 在香港 可以見 得到。 

杜酿 的傳 說雖 然很芙 麗， 而在 t 生活 上， 牠 捫 的名 黎實在 
不 很好。 牠們 飛翔的 時候， 喜 歡棋擬 癱隼的 姿態， 用來 恐嚇其 
他的 小岛： 牠們 D 己又 從不 做篮， 喜歡將 自己的 卵產在 官激的 
巢內， 由別的 鳥給牠 孵雛。 社鵑的 小雛很 兇惡， 不 僅貪食 ，而 
且懂得 俳擠窠 內其他 的 小雛， 時常將 喜鵲的 小雛從 m 中擠 跌到 
地上。 


再 談杜鵾 

禮 

對於 杜鵑鳥 產卵在 別種鳥 1 中寄 養的怪 習惯， 我們 的大詩 
人杜 甫也早 已提到 過了。 杜 甫是四 川人， 四川又 是杜鵑 最多和 
杜 鵑傅說 發源的 地方， 難怪 詩人 觀察 得特別 眞切。 他在 有名的 
•五 古“杜 鵾”詩 裏說： 

: 東 ，川無 杜釀， 涪 萬無杜 酿屬安 有社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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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 暮春至 ，哀哀 叫其間 …… 生子百 鳥巢， 百鳥不 敢嗔， 仍爲髅 
其子， 禮若 奉至尊 …… 。” 

不僅 杜鵑， 就是與 杜鵑同 類的郭 公鳥， 古人 稱爲鴻 鳩和布 
穀 鳥的， 也有 產卵在 別的鳥 巢中的 習憤。 牠們這 樣的偷 傾方法 
也 並不是 完全肓 目無選 擇的。 牠們 懂得選 擇在食 料與自 己相類 
的母鳥 巢中來 產卵， 而且每 一巢中 僅產一 顆或兩 顆3 有 時又將 
卵產 在地上 ，然 後偸空 啣入別 的鳥巢 。牠所 寄養的 那座烏 巢中的 
其他 小雛， 一定 沒有小 杜鵑或 小郭公 鳥那麽 强壯， 所以 結果總 
是逐隻 被牠擠 得跌出 巢外。 就是 巢中有 兩隻小 杜鵑， 較弱 k 一 
隻也往 往遭遇 同樣的 命運， 被較 强的一 隻擠跌 出去。 據 說小杜 
鵑這 種排擠 同類的 方法是 先天遺 傳的。 牠 們懂得 先將身 體挨近 
巢中 的其他 小雛， 然後張 開沒有 毛的肉 翅一陣 亂抖， 這 樣就可 
以將另 一隻小 鳥抬髙 起來， 從巢邊 抛出去 。 

懷 特的“ 塞爾彭 自然史 ”， 是英 國十八 世紀一 部有名 的科學 
小品 傑作， 其 中就一 再提到 杜鵑郭 公等的 這類怪 習償。 他的這 
本書 是書信 體的， 在 有一封 信裏， 他說起 有一次 有個鄕 下人告 
訴他， 說是 某處地 上有一 隻小鳥 的巢， 其 中有一 隻小猫 頭鹰， 
由一 隻小雀 在餵食 。他 聞訊走 去看， 發現原 來是一 隻小郭 公鳥， 
在 山百靈 的巢裏 孵化出 來的， 已經 長大得 使那座 小窠容 納不下 
了， 由那 隻小母 鳥給牠 餵食。 牠見 人來了 便兇悪 的撤開 羽毛， 
所以看 來像是 一隻貓 頭縻。 

杜鵑的 鳴聲， 有點似 Cooloo-ee-yoo, 所以 我們向 來說牠 
的啼聲 是“不 如歸去 ”。 牠 喜歡不 停的叫 ，在 春天的 月夜或 是夜甫 

都 不停， 道 樣單調 的反覆 的叫着 ，所 以叫人 驄 來有赛 涼的戚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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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B 八 鳥的鳴 顰 有點和 牠 近似， 所以被 外轉人 供瓤牠 是杜鵑 c 

郭 公鳥的 叫聲是 wai-Kwai-Kwai-Kwo, 我 們對這 鳴聲繹 
爲“快 快割禾 ”， 所 以稱爲 布穀。 著“上 海之鳥 ”的魏 金遜氏 ，則 
說這嗥 聲近似 One  more  bottleC 再來一 賊！） ， 不知 是再來 
- •瓶 啤酒 還是威 司忌， 眞 是仁者 見仁， 智者見 智了。 

杜鵑， 大巴 八鳥， 以及布 穀鳥的 鳴聲， 我們若 是住在 新界， 
現在都 有機會 可以聽 得到。 

野百合 

百合 花在西 方被認 爲聖潔 貞堅的 象徵。 所羅 門的“ 雅歌” 上 

說. “他 的戀人 像山谷 中的百 合花， 潔白無 瑕。” 這種被 歐洲人 
所尊 重的百 合花， 乃是 從中國 移植過 去的。 尤其 是英國 人花園 
中的 百合花 ，被稱 爲“布 隆氏的 百合花 ’’ 的一種 ，乃 是在一 百多年 
前中 英通商 初期， 東印度 公司派 在廣州 的英國 商人， 在 廣州花 
地 看見這 種百合 花開得 可愛， 便將 它的球 根託商 船帶囘 給倫软 
的 友人， 這位友 人姓布 隆氏， 是由 他首先 將中國 的百合 在英國 
種植 起來的 ，因 此後來 就稱這 種百合 花爲“ 布隆氏 的百合 花”。 

這種百 合花， 就是我 們在香 港常見 的那種 白色的 百合花 （ 
百合花 也有紫 紅色的 ，法 國小 法家法 郞士就 有一部 小說題 作“紅 
百 合”。 但 這種花 是以白 色爲貴 重）。 有盆 栽的， 也有野 生的， 
香港 的野百 合花是 受着保 護花木 太令保 護的。 這 條法令 是在一 
九二五 年公佈 施行， 對於 十一種 香港野 花加以 保護， 禁 止採摘 
或 販賣， 第五種 便是“ 布隆氏 百合花 ”。 


香港和 新界的 山上， 現 在這種 野百合 E 經很 繁殖， 這都是 

不許 人隨意 亂摘的 收穫。 在香港 方面， 扯旗 山頂， 西髙出 ，.都 
是 野百合 最多的 地方。 初夏 時脘， 白色的 大花朵 從草叢 中伸上 
來， 使 人老遠 就能嗅 到它們 複郁的 淸香。 

這種野 百合花 ，它 們的球 根就是 我們平 日所說 的百合 ，在香 
港街 市上， 有 時又稱 爲“生 F:f 合” 或“生 白合” >  它 不僅可 以煮成 
各種的 甜食或 作菜餚 的配 料並 0 .是 一種 重 耍的藥 用植物 。亩善 
在 我國的 食譜和 藥方上 出現， 已經 有一千 多年的 歷史， 它的繁 
殖區域 很廣， 從 兩廣直 至東三 省都有 c  •香港 人平 日不常 將百合 
當作 食料， 但在 北方， 尤其在 泛季， 百合湯 和綠苴 湯一樣 ，是 
夏天主 耍的消 夏解暑 妙品。 就在平 R， 也將 冰糖煮 百合 當作滋 
補 有益的 食物。 香港市 場上出 售的生 百合， 多數 是廣束 北部南 
雄 一帶的 產物。 

香港 的野百 合花， 約有二 尺至四 尺高， 一莖 獨生， 葉子從 
下面 一路小 上去， 每 一莖可 以開花 兩朵至 四朵。 它捫在 春末夏 
初 開花。 盛開的 時胰， 花聚微 向後捲 ，黃 色的 花蕊伸 出花外 ，每 
一 -朵可 以間至 七寸。 


香 港的 蜘蛛 

香港 的蜘蛛 很多。 有一位 舍里夫 先生， 是英 國南安 普登大 
學的 勋物學 敎授， 發 表一篇 鯧於 香港蜘 姝的 硏究 舉列了 二十幾 
種常見 的香港 蜘蛛的 名目。 他 說這是 別人採 集了寄 給他的 ，事 
實上恐 怕只是 代表香 港蜘妹 的極小 部份, 也許五 分之一 還不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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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我 在香港 常見的 在入家 屋內結 網做巢 的蜘蛛 已經有 多種， 
此外 還有在 花園花 草上結 網的， 以 及做巢 在水草 上或是 草根和 
地底 下的， 牠捫種 類各自 不同， 每 一類又 包括許 多種， 所以香 
港的 蜘蛛至 少會在 一百種 以上。 

在昆蟲 裏面， 蜘蛛 的種類 最多最 複雜。 已經 被著錄 的已有 
二萬 五千種 之多。 但是據 說這數 字距離 完備還 很遠。 牠 們不僅 
種 類多， 而且大 小也極 懸殊， 並且分 佈的區 域也爭 廣闊。 小種 
的蝴 姝細如 粟米， 但是南 美洲有 一種蜘 蛛大如 螃蟹， 身 體竟有 
三英寸 半長。 熱 帶的森 林和草 莽中固 然最多 蜘蛛。 但起: 攀登喜 
瑪拉雅 山的揉 險隊， 他們在 將近最 高峯珠 穆朗瑪 峯的二 萬二千 
尺商處 ，在 那亘古 不溶的 冰雪岩 穴中觉 也發現 了蜘蛛 的蹤跡 。牠 
們的 繁殖能 力旣如 此高强 ，這也 難怪會 衍化成 那麽多 的種類 了。 

香 港最常 見的是 一種結 網在澍 上的黑 蜘蛛。 這是一 種大蜘 
蛛， 雎的 有五公 分長， 但是 雄的却 很小， 小得 可憐。 那 位硏究 
香港 蜘蛛的 英國動 物學家 曾作了 —個有 趣的比 喩。 他說， 一隻 
這樣的 雄蜘蛛 和雌蜘 蛛放在 .起， 就好比 一個身 長六尺 的英國 
紳土 娶了一 位有聖 約翰大 敎堂鎰 樓那麼 高的太 太！ 

一般 動物， 多是雄 的比雎 的大， 但是蜘 蛛却是 例外， 雌蜘 
蛛往往 比雄蜘 蛛不知 要大若 千倍。 我 們平日 所見到 的蜘蛛 ，事 
實上多 數是雌 蜘蛛， 因爲蜘 蛛先生 的身體 不僅小 得可憐 ’而且 
根本也 很笨， 牠不會 結網。 所有的 網都是 蜘蛛太 太結的 。牠坐 
錤網 中心； 蜘蛛先 生只能 遠遠 的枯 坐在網 邊上靜 候使喚 。牠的 
任 務只是 交尾， 並且交 尾之後 往往就 成了牠 太太的 食糧。 

: 垂港 山 邊 的享根 石塊底 下另有 —種小 脚蛛， 被 稱爲撒 人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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蛛 o 牠們不 結網， 而是 用跳縱 的方法 來擭取 食料。 另有一 種能結 
成筒 狀的網 ，自 己伏在 筒口， 靜候機 會來捕 取飛近 來的小 昆梟。 

有些蜘 蛛雖然 有毒， 如美洲 的“黑 寡婦” 蝴蛛， 牠的 毒液可 
能令 人致命 ，但 絕大多 數的蜘 蛛的毒 液僅是 用來麻 醉捕獾 物的, 
對於 人類並 不致有 損害。 但是人 類索來 不喜歡 蜘蛛， 對 於牠有 
許 ■多 可笑的 迷信和 惽惡， .往往 見了就 打殺。 其實 逭是不 必的。 
蜘 蛛並非 害摩， 尤其在 香港， 屋 內的御 蛛是嬅 瑯的最 大消滅 
者， 我們最 低限度 應該任 牠去自 生自滅 


相思 ，繡眼 

% 

相 思是廣 東人最 喜爱玩 的一種 籠鳥， 牠們的 眼上像 畫眉一 
樣 有一道 白圈， 不 過白圈 後面沒 有那一 條長的 白眉， 因 此一名 
繡眼， 有時 又名白 眼圈， 外國 人就稱 牠們爲 南中國 白眼鳥 。但 
最通 行的名 字還是 相思。 

相思 全身僅 有三寸 多長， 除 了眼上 的白圈 以外， 身上 上部 
草 綠色， 腹下灰 白色， 跳躍 活潑， 又善 唱歌， 所 以是極 得人爱 
的一種 小鳥。 養 馴了的 相思， 不僅 會唱， 而且不 怕人， 卽使打 
開了 鳥籠， 牠 能够跳 出來停 在你的 肩上， 甚或在 垦裹飛 幾個圈 
子， 然後 又飛回 自己的 籠內。 

相 思喜歡 在小灌 木叢以 及竹樹 上做窠 3 養相 思的人 耍貢結 
巢在竹 樹上的 相思， 因爲 牠們比 其他的 同類更 會唱， 行 家稱牠 
們爲 “唱大 喉”。 這 種相思 比其他 的相思 價貴， 可 是鳥店 裏人喜 
歡欺欐 顧客， 時常 拿並非 從竹樹 上捉來 的相思 裹海。 可 是道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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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只 能欺顧 外行， 騙不遇 內行。 據 一位玩 相思有 粧驗的 行家吿 
訴我 ，在 竹樹上 傲窩的 相思一 定比其 他的相 思稍大 ，而且 眼圈上 
的 那一圈 白毛也 較厚， 所 以一望 就知道 。至 於小鳥 則較難 分別， 
但也 有方法 ，那就 是使牠 立在一 根小枝 i ，突 然將小 枝轉動 ，若 
是在 竹榭的 窠裏孵 出來的 小鳥， 牠一 定會緊 緊的抓 住樹枝 ，決 
不致跌 下來， 因爲 竹樹容 易被風 吹動， 牠們 早已有 了經驗 。若 
是一轉 動便％  樹枝 上跌下 來的就 一定並 非眞正 的竹樹 相思。 

相 思從三 月至八 月是牠 們產卵 孵雛的 季節。 春天所 見到的 
相思 總是一 對一的 。到了 夏天, 母鳥便 帶着孩 子們“ 一家人 ”飛來 
飛去， 秋 天則成 羣聚在 一起， 時常 五六十 隻一齊 飛到一 棵樹上 
竟食， 這樣一 直要混 過整個 冬才再 分開。 香 港的相 思很多 ，時 
常可以 見到。 • 

% 

養在 龍裏的 相思， 秋天 換毛， 春 天是牠 們的黃 金時代 ，离 
興起來 便整天 歌唱。 從小 在人手 中養大 起來的 相思， 一黏 也不 
怕人， 能 在茶樓 裏人聲 噪雜之 中放喉 高唱。 香港 威雲頓 街和上 
瓚 一帶有 幾家茶 樓是本 港養鳥 家經常 聚會的 地方， 牆上 備有鐵 
鈎和竹 竿給茶 客懸掛 鳥籠. 在這樣 的地方 就可以 見到養 在_ 

的鳥 籠裏的 被當作 珍愛玩 物的小 相思。 

相思的 日常食 料綠豆 粉和酒 餅蟲， 有 時還要 給牠們 吃活炸 

猛 和時鮮 水杲， 並 且還要 每天給 牠噴水 冲涼。 


魚蝦 蟹 鱟的鱟 

獗是 海錯， 我 們若是 到新界 大埔去 旅行， 在 市墟上 便時常 


可以 見到這 東西。 牠的 形狀稂 古怪， 若不是 生長在 濱海地 方的， 
多 數叫不 出牠的 名字， 有的 更從未 見遇。 但在濱 海區域 則時常 
可以見 得到。 中國沿 海各地 ，從 江浙 以垄海 南都有 ，但最 多是在 
福建 和潮汕 一帶的 海濱， 香 港的出 產則沒 有上述 這幾處 地方的 
多。 费有在 春天上 岸到淺 水處產 卵的習 惯， 這時 在沙難 上最容 
明見 得到， 牠們有 時會爬 到山坑 裏或溝 渠口。 去年 春天， 就有 
一 隻鱟從 鵝頸橋 的海邊 大水渠 裏一直 爬到了 跑馬地 r 铪 人拾起 
尾巴捉 住了。 

鱟 的形狀 像一隻 鐵鏟， 從正面 看來又 像一頂 銅盔, 那〜狳 
尾 巴就恰 如一把 刺刀， 三棱 形的尾 巴上有 尖刺， 牠能翹 起尾巴 
來 鞭人， 給牠們 刷着一 下就要 流血。 牠的 一切器 官都隱 藏在銅 
盔似 的硬殼 底下， 殻比蟹 殻還耍 堅硬， 四週 有刺保 證得非 t 週 
密 ，香 港新界 的鄕下 人將鱟 殼用來 車水， 或 者用作 哲水的 工具。 

很多 不曾見 過鰲, 也不諏 獠字。 梁 音候， 寧波 人賧到 海味， 
慣 說“魚 蝦蟹鱟 ”， 許多人 都不知 道這個 “候” 字應該 怎樣寫 ，其 
實就 是鱟。 廣東 人則將 這個字 讀成“ 豪”， 因此本 地人都 叫鱟嫌 
“ 豪”。 本地 人罵女 人淫蕩 或賣弄 風騷， 爲 “發赛 ”或“ 豪婆” ，道 
是 俗語, 他巧 恨:港 •將這 個“ 豪”字 寫成“ 姣”， “發 授”或 “校婆 ’V 前 
些 時候， 薄扶林 山上曾 發生過 兄弟協 助哥哥 勒斃嫂 嫂—案 ，報 
紙 上就登 載這個 嫂嫂的 花名叫 “姣 婆八” c 但是 據一位 萆門硏 
究廣 東方言 俗字的 潘先生 吿訴我 ，這涸 “姣” 字 實在應 該寫作 
“鱟 ”， “ 姣婆” ■作 “鱟婆 ”。 至於 爲什麼 讀稱 赞婆， 且待 後面再 
說。 

寧波人 說魚暇 蟹鱟， 英文也 叫鱟爲 Crab。 牠 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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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 像蟹， 但牠其 實不是 蟹察。 在節 足類動 物的分 科上， 牠是 

與蜘蛛 和蝎子 同隸一 科的。 鱟 在地球 上的生 存歷史 很悠久 ，比 
人類 的資格 不知要 老過多 少倍， 而」 i 自遼 遠的洪 荒時代 至今, 
牠的形 狀改變 得並不 多（ 這 正是鱟 在今日 人們眼 中看起 來形狀 
是 這赉古 怪的原 因）。 因 此在生 物考古 學上， 牠有 “活的 化石” 
之稱。 

據說， 鱟的 祖先， 乃是原 始時代 海洋中 的一種 大海蝎 ，今 


日陸 地上的 蝎子， 就是牠 們遷罟 陸上以 後經過 變化的 後裔； 鱟 
則是 生存在 海中遺 留下來 的後裔 。幾十 年以前 ，中 國曾發 現過一 
塊 古生代 二叠紀 的海蝎 化石， 那模樣 雖與今 日的鱟 有多少 不同， 
但仍使 人一望 就認得 出這是 牠們的 祖先。 由於這 一塊二 僚年以 
前 的化石 的發現 ，一面 確定亞 洲這一 片大土 地在那 時還是 海洋, 
一 面也證 實了這 “活的 化石” 的進化 系統。 

中 國谨時 對於锻 有許 多古怪 的 傅說。 “爾雅 E” 說: ’ 

“滎 形有如 惠文. 亦如 便面。 惠 文者， 秦漢 以來武 冠也。 
便面， 古 扇也。 大抵鱟 ^宙 黑， 十二 足， 足長五 六寸， 悉在腹 
下。 舊 說過海 輒相負 於背， 今 鱟背上 有骨七 八寸 如石珊 瑚者， 
俗呼爲 鱟帆。 大 率鱟善 肢風， 故其 i ■如 候也。 其 相負， 則雌常 
負雄， 雖 風濤終 不解， 故號鱟 媚。” 

“ 碑雅” 也說：  * 

“勞狀 如便面 ，骨 眼在 背上， 口在腹 下. 其 血碧。 雌 常負雄 
而行， 雄者 多肉， 失雌則 雄 r、 能 獨活。 漁 者拾之 ，必得 其雙。 
在海中 羣行， 輒相積 於背， 高 尺餘， 如帆 乘而行 。” 

大約 古人詆 爲縈的 最大. 特點， 除了那 古怪的 如惠文 冠如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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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形 狀以外 ，便 是牠 的雌雄 相負的 特性。 據說鰲 是雄小 雎大。 
放在 水面， 雌 的沉到 水下， 雄的 則浮在 水面。 捉了 雌鱟， 雄驀 
往 往留在 旁邊不 逃走； 可 是你如 果捉了 雄的， 那雎聚 便睸嘟 一 
聲沉 到水底 去了。 

造 成古人 所說的 费雌雄 相負的 特性的 原因。 乃是海 濱平日 
不易見 到费， 只有春 末夏初 最多， 而這時 正是鱟 交尾上 岸産卵 

零 

的 時期， 所以往 往“相 負而行 ”； 而且 雄鋟爲 了守讒 產卵的 雌驀， 
往往不 肯離開 。 雌 鱟則爲 了有保 護自己 後裔的 本能， 一有危 Mr 
發生， 自 然先沉 到水底 去了。 

舊時， 廣東潮 汕海陸 豊一帶 的海濱 居民， 對 於鱟的 锺種生 
活形 態很瞧 不起， 尤其 不滿意 雄鱟追 隨雎鱟 ，而雌 费一有 危險， 
却自己 先逃命 的自私 態度， 他們用 “ 鱟母” 來謾 罵一個 他們所 
瞒 石起的 女人， 這也 就是前 面所說 的“發 妓” 和“妓 婆”應 該寫成 
“ 费婆” 和“發 r’ 的 原因。 

又因爲 在海濱 捉鱟， 往往一 捉就是 一對， 因 此庚東 有些地 
方也用 “捉费 ”作爲 捉姦的 替代語 。  ■ 

黃  璺 

羌鹿， 本地人 俗呼爲 黃麋。 其形頗 似揮， 只 是癉沒 有角， 
而 雄黃蜃 却是有 角的。 滎是 本港所 出產的 唯一較 大而又 較多的 
野獸。 歐 洲人稱 牠們爲 “南中 國鹿” 或“吠 鹿”。 牠 之所以 名爲吠 
鹿， 是 因爲那 特殊的 吠聲。 在春季 雨天或 多霧的 夜晚， 如果住 
在 本港山 頂區或 是新界 郊外， 很容 明雄到 牠的吹 聲。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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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磨比一 隻普通 的家犬 略大， 全身栗 黄色， 頭部頸 部及晓 
部 的毛色 略深， 呈棕 黑色， 腹下 較淡， 近於 白色。 雌黃 廉沒有 
角， 雄 者頭上 有一對 小角， 長約五 六寸， 老雄磨 的角在 根下有 
一小义 。 雄黃壤 嘴上又 有一對 獠牙， 露出在 唇外， 像野豬 一樣， 
牙 尖上翹 ，約 有兩吋 多長。 這 是用來 挖掘樹 根及球 根植物 用的， 
因爲 這些都 是牠們 的主耍 食料。 S 於長期 的挖掘 使用， 黃應的 
牙 尖多數 是鈍的 c 尤 其是老 黃糜， 有時更 折斷了 一節。 

本港島 .上， 新界大 陸及大 嶼山， 都是出 產黃* 的地方 。可 
是爲了 牠們是 畫伏夜 出的， 白 天便不 容易見 得到。 牠們 最審歎 
霧， 因此 在夏天 多霧的 季節， 如 果在山 上林中 散步， 便 常有欐 

會可 以遇見 牠們。 

黃廉 的生活 習惯和 性格都 和野豬 相似， 只是 不似野 猪那麽 
兇猛。 牠們 喜歡棲 息在峻 斜的山 坡上和 深澗的 旁邊， 野 草愈深 
愈 是牠們 喜歡的 地方。 牠們 多數白 天伏在 草轚中 睡覺， 到了黑 
夜 才出來 活動。 同野豬 一樣， 牠 們喜歡 偸入田 地裏來 亂掘亂 
咬。 爲了破 壞力很 大， 對 於農作 物很有 妨礙， 因 此牠們 和野薇 
在 鄕下人 的眼中 都認爲 是一種 害物， 隨時 都在設 法捉捕 。香港 
對於獵 捕黃磨 是不違 犯保護 法令的 C 鄕下人 有激褕 的用搶 ，沒有 
搶的在 夜晚用 陷阱， 在黃麝 時常出 沒的路 徑上設 阱捉捕 。如果 
在 白天裏 捉黃麝 ，那就 耍先用 獵狗到 牠們棲 息的草 叢中去 搜尋， 
或者用 炮竹抛 到山抝 裏將牠 們嚇醒 C 黃麝是 習慣從 下向上 跑的， 
你 這時就 可以站 在高處 用搶射 擊了。 到 新界去 打獵， 最 興奮的 
事是 發現了 野豬， 然 而打野 豬相當 危險， 因此多 數人以 獵得一 
隻黄磨 歸來爲 最高的 理想。 


一游 


黃磨 的肉， 據 吃過的 人說， 非常 味美， 是野 味中的 上乘。 
在 大埔墟 市上， 偶爾也 有鄕下 人將促 得的黃 鏖陳列 着求售 。有 
角有獠 牙的是 雄廢， 無角無 牙又較 小的是 雌磨。 

香港的 杜鵾花 

凡是愛 好花木 的人， 我 勸他們 應該抽 暇在這 幾天到 植物公 

園 （ 俗 稱兵頭 花園） 去欣 賞一下 盛開中 的杜鵑 。若是 有時間 ，更 

% 

不 妨到山 頂或是 新界的 靑山沙 田 一帶去 走走， 因 爲那一 帶的杜 
鵑花也 不少， 而 且都是 野生 在山 上的。 

伹也 不必太 心急， 谥可 選一阅 最適當 的天氣 去仔細 的飽看 
一下， 因爲 杜鵑花 是很耐 開的。 在整個 三月， 它 們可以 繼績開 
花， 將枝 頭點綴 得燦爛 似錦。  . . 

香港 的杜鵑 花共有 A 種， 五 種是野 生的， 另 有一種 是從濟 
東 轍入的 。植 物公園 所見到 的開花 最密的 一種， 就 是這植 。它們 
是 甴林園 署到處 種植， 用 來點綴 香港的 景色。 這種 杜鵑花 ，嫌 
身 很矮， 開花 最密， 花 色從深 紅以至 淺紅， 隨了 地勢高 低和水 
土 而定。 另有一 種是紫 色的， 花朵 比紅色 的大， 但在香 港沒有 
紅色的 一種那 麽多。 

野生的 杜鵑， 有 •- 種樹身 很高， 可以 高至十 五尺至 二十餘 
尺， 花朵 很小， 顔色從 淡紫以 至白色 都有。 它們開 花較遲 ，可 
以維持 至四月 初旬。 

在新界 的馬鞍 山和大 峻山的 M 凰山 上面， 另 有一種 白色的 
野 杜鵑， 花朵 很大， 多 數生在 二千尺 以上的 高處， 有的月 色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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瓣 上還有 紅點. 最爲 這是在 較低的 地方從 來見不 到的。 

杜鵑 俗名映 山紅， 又名山 躅瑯。 香港因 了天氣 關係， 杜鵑 
的開花 比國內 骆早。 現在僅 是農曆 正月， 香港的 杜鵑早 已開得 
如火如 荼了。 但在 福建和 浙江， 杜 鵑則要 在春三 月杜醜 鳥啼的 
時候才 開花。 

廣東的 杜鵑也 很多。 “廣束 新語” 記廣 東的杜 鵑花云 ••“ 杜 
鵑花 以杜鵑 啼時開 故名。 西樵 巖谷間 ，有大 紅粉紅 黃者千 葉者， 
一望 無際。 羅浮多 藍紫者 黃者， 香 港鳳凰 山有五 色者。 是花故 
多變， 而以 殷紅爲 正色。 予詩 子 •規魂 所變， 朵朵似 燕支， 血點 
留 雙瓣， 啼痕 漬萬枝 。” 

香港山 上的野 杜鵑， 是受保 護野花 條例保 護的， 非 得園林 
署 許可， 不許 攀折和 挖掘， 愛花的 遊客應 該注意 這點。 


香港 的百足 

香港的 百足很 可怕， 又畏 又大， 她不 像中國 長江流 域和北 
方 的百足 那樣， 脚細體 小。 香 港的百 足已經 屬於南 方的熱 帶種， 
普通 一條大 百足總 有四五 寸長， 最 長的可 以長至 八英寸 ，同一 
種 類在西 印度羣 岛和南 美洲的 ，有時 可以長 至十二 寸至十 四寸， 

是 比蛇類 更令人 可怕的 - - 種 爬虫。 

香 港的大 百足， 背上 是靑黑 色的， 烏 油油的 發光， 它的紅 

黃 色的脚 上有一 層殼， 像蟹爪 一樣， 爬起 來索索 有聲， 這是中 

國內地 百足所 沒有的 特點， 也是更 令人可 怕的原 因之一 。百足 

是 晝伏夜 出的， 尤其 夏季， 它 最喜歡 在夜間 爬入屋 內來捉 艨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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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 它的主 要食料 ，也 是夏季 夜間時 常看在 屋內發 現它的 原因。 

中國北 方人呼 百足爲 娛蚣. 蘇 滬一帶 則稱爲 百脚。 百足和 
百脚， 共 1 義是一 樣的， 都是表 示它的 脚多。 這涸 俗名 非常有 
趣 ，因爲 英文呼 百足爲 “Centipede”， 這字的 語源是 拉丁文 ，它 
的 原義就 是“一 百隻脚 ”。 另 有一種 百足的 同類， 身 馉較小 ，生 
活在 潮濕處 和泥土 中的， 爬行得 較慢， 全 身像笛 子一樣 的紅黑 
相間， 它的脚 比百足 更多， 英 文呼爲 “millipede” ， 它 的拉丁 
文 原義則 是“一 千隻脚 ”。 

香港 的百足 究霓有 多少足 ，這是 一個很 有趣的 問題。 其實， 
一隻長 成的大 百足， 僅有 二十二 對脚， 這 還包括 尾巴似 的最後 
一 對脚， 以 及變形 爲牙齒 的最前 一對脚 在內。 所 以一隻 迓足實 
際上僅 有四十 隻脚。 那最 前的一 對脚， 通常 已變成 鉗形， 縮在 
頭下， 從上面 是望不 見的。 這是百 足用來 獵取食 物或咬 人的工 
具。 它的形 狀像一 對鉗形 的牙， 根上有 毒腺， 尖端 上有孔 ，從 
這 裏注出 毒液。 但其實 這不是 毒牙， 而是一 對毒爪 o 最 後的一 
對脚, 也 長艮的 拖在後 面成了 “尾 巴”, 不再 用以行 路了。 所 以一， 
隻長 成的百 足在解 釗 上 是具有 四十四 隻脚， 但它 用以爬 行的僅 
有四 十隻。 

百 足是卵 生的， 小百足 全身作 綠色。 逐漸 長大， 身 體變我 
暗 綠色， 四肢變 黃色。 許多 不知道 百足生 長過程 的人， 偶然發 
現了 一巢綠 色的小 百足， 以 爲是另 一種小 爬虫， 共 寊是誤 會了。 

百足走 路也很 有趣。 它 不是像 兩脚劫 物那铵 左右脚 交替前 
進， 也 不是像 四脚獸 那漦， 左前 脚與右 後脚， 右 前脚與 左後脚 
輸流前 進的。 百足的 走路， 倒像 是一隊 雙 排的兵 士在列 隊前進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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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像 是划篚 船的水 手划槳 那樣， 無形 中分成 數節， 互相 起伏按 

着 一種節 奏而前 進的。 

在鴉 片戰爭 前期， 中國開 始嚴厲 禁烟， 洋商 的鴉片 都不敢 
直 接運入 廣州， 他們 都用躉 船駐泊 在零丁 洋面， 然後用 一種特 
殊 的小艇 用走私 方法運 入中國 沿岸。 這種鴉 片走私 小艇， 艇身 
狹長， 用幾十 名水手 划槳. 共行 如飛， 它 的綽號 就叫蜈 蚣船。 

百足 的毒雖 致 殺人, 可是給 它咬上 一口， 却是 很痛的 。因 
有毒液 注入， 局部 會紅腿 發炎， 能使人 昏眩、 頭痛、 嘔吐 。又 
因了 百足的 脚爪很 尖銳， 抓 住了皮 谪不易 放鬆， 脚上帶 有微生 
物， 皮 廣破處 也很容 奚發炎 中毒。 

香港另 有一種 小型的 百足， 身 體細長 多足， 僅 有一寸 餘長， 

道 種百足 將它踏 碎了， 在夜間 能發出 碧色的 憐光。 

另有一 種百足 问類的 爬虫， 身 fS 較短， 脚比百 足更多 更長， 
江浙 \ 一般 稱之爲 簑衣虫 ，北 方人呼 之爲錢 串子， 全身灰 黑色， 
形狀很 難看， 時常在 潮濕處 或屋內 的牆上 出現， 小 者寸餘 ，大 
者長至 二三、 h 行走 極逨， 我不知 本地人 叫它作 什麽， 外國人 
呼之爲 “ 持盾者 ’， ， 說 它像古 代特盾 疾走的 武士。 香港 不常發 
現， 但在族 林陰濕 處則偶 然可以 見到， 有的 全身紅 綠斑駿 ，抬 
高了身 髖在爛 葉上疾 走。 本地人 很怕它 說它咬 人比百 足更毒 3但 
迮 物學家 却說這 種爬虫 是沒有 毒的， 因了它 最喜歡 吃蚊虫 ，反 

而是有 益菸人 類的。 

百 足的形 狀雖然 可怕， 但中 國舊時 却將它 入藥， 謂 可以解 

赛6 廣東人 更將百 足列入 食譜; 當作 蛇鼠禾 虫之外 的異味 之一。 

據 說轚時 廣州源 昌街有 一家大 商行的 老閭， 就是 以嗜吃 百足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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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 。他的 百足是 豢養的 。店 後有一 大坑， 在泥土 中澆以 米汁， 
蓋上 稻草， 不久 就能生 出百足 3 他 週年在 坑中養 着整千 整萬的 

參 

百足， 能用 百足製 出煎炒 1 燭的整 桌百足 筵5 這 眞是信 不信由 
你 的怪害 。據吃 過百足 的人吿 訴我， 將大百 足浸在 滾湯中 燙過， 
剝 去殼， 剩 T 一條 細白 的肉， 鮮甜 爽嫩， 其滋味 不殊龍 蝦或蟹 
肉云 0 


蠟嘴 ，竊脂 

這 是兩種 有趣的 龍鳥， 因 爲牠們 '性情 乖巧， 容 易馴熟 ，所 
以 獲得玩 鳥者的 歡坪。 兩種鳥 得名的 由來， 都因 爲牠們 那一張 
又大 又厚重 的嘴， 閃閃有 光澤， 像是一 層蠟， 因 此黃嘴 的一種 
便名爲 蠟嘴， 紅嘴 的一種 則名爲 竊脂， 後一 種的名 •字很 香飽， 
說牠 偷吃了 臉脂， 所 以留下 了一張 紅嘴。 外國人 稱牠們 爲爪哇 

麻雀， 因爲蘇 門答臘 和馬來 都是牠 們的原 產地。 

蠘 嘴的身 材確是 有點像 普通的 麻雀， 只是 毛不同 。黑頭 ，紫 
灰色 的背， 腹下藕 灰色， 臉上頸 有兩塊 白斑， 黃嘴 的黃脚 ，粉 

紅 嘴的粉 紅脚。 

香港鳥 店裏所 賣的粉 紅嘴的 竊脂， 都 是從馬 來和爪 哇輸入 
的， 每 年還要 大批的 經過香 港蓮到 中國內 地去。 這種小 鳥雖然 
爲 我們中 國人所 爱玩， 但 在原產 地則很 粗賤， 牠 們不折 不扣的 
是爪哇 麻雀， 在 建築物 的隙縫 或淺下 做窠， 也像 麻雀一 樣的成 
羣飛到 地 上党食 。因 爲又多 又賤， 而 且時常 在有人 的地方 縣， 
南 洋華僑 唸佛的 老太太 時 常大批 的貢來 放生， 並禁止 孩子們 


促 來玩， 說是 會令人 讀書不 聰明。 

蠛 嘴古名 桑扈： 江 浙和北 方人都 喜歡養 牠們。 養蠟 嘴有時 

不用籠 而用一 隻鐡义 。蠟嘴 又厚又 大的嘴 是最宜 於啄食 穀類. 的。 
養 熟了的 蠟嘴， 可 以任牠 立在鐡 义上， 然 後將一 粒黃豆 一類的 

東 西抛在 空中， 牠 t 飛起 來噙： £ 再飛 回到架 上來。 

蠟嘴又 會銜紙 牌算命 ，這 種沅 意在香 港街頭 也 可以見 得到, 

不 過所用 的 都是粉 紅嘴的 竊脂。 這部是 由測卞 算 命先生 或占卦 

的老 太婆養 着的。 牠們 會從小 籠裏走 出來， 從一盘 祇牌 鉴海一 

張 出來， 或是在 一堆測 字用的 紙捲褢 拖一捲 出來， 測字 的就根 

據牠所 拖出來 的字解 釋給顧 客骢， 同時從 火柴盒 :襄取 •一粒 穀米 

一類 的東西 報酬這 隻小雀 C 海仔的 修頓 球場 和九 龍的 榕樹頭 ,一 

到夜晚 就時常 可以見 到這種 小玩意 。你 卽陡 不相 饴算 命測字 ，花 

一 兩毫子 看沿 道小鳥 的乖巧 表演， 有時也 是很冇 趣 .的。 

牠們的 表演很 純熟， 很 聽話， 正 是這種 小烏 會成爲 許多人 

愛畜的 籠鳥的 原因。 但是 要牠們 聽詰 緙命 也有 個小 訣镟， 那就 

是事先 不能使 牠們 吃飽， 否則牠 B 便對 工作以 後的那 一粒 報酬 

不 感到興 趣了。 

黃嘴的 蠟嘴 在冬 天會到 香港和 新界來 避寒。 粉紅嘴 的爪哇 
麻雀 在香港 雖然也 是過路 的胰 烏， 但 有人曾 在西璲 七號 差館旁 
邊的那 座古敎 堂上， 發現 牠們 在那褢 做窠。 


談香 港的 E 

“春江 水暖 鷗先知 。” 


在江南 水鄕， 嫩黃 的新柳 樹下， 一羣 雛鴨在 小河上 往來嬸 
水， 在河 面上猓 出一道 一道的 波紋, .這是 非常恬 靜的江 南初春 
鄕村 風景， 因此使 得詩人 能寫出 ‘‘春 江水暖 鴨先知 ”這樣 的富於 
自然 風趣的 名句。 這 樣的淸 調在香 港的鄕 下是很 難找得 到的。 

鴨是僅 次於鷄 妁主耍 家禽， 但 本地人 對於鴨 似乎不 大咸到 
輿趣 ，甚至 有許多 人對牠 有反感 。不僅 做生意 .的人 最不喜 歡“吃 
全 鴨”， 就是 學生哥 和舞女 提起了  “吃全 鴨”也 頭痛。 生 病的人 
也总 吃鴨， 尤其是 患瘡癤 淳外症 的人， 認 爲鴨肉 性毒， 吃了能 
使 患蔥愈 加發炎 腫漲。 就因爲 這樣， 意 頭不好 （“ 吃全 鳾”是 
“零 分”和 一點生 .彦都 沒有之 竞）， 又 沒有鷄 那菝滋 補有益 ，於 
是鴨遂 被本地 人所輕 視了。 

但在 外江， 鴨是 非常普 遍而被 看重的 家禽。 不僅送 禮餽贈 
要用 成對的 活鴨， 就在筵 怎上， 全鴨 111 比 全鷄更 名貴， 尤其是 
北京 館子的 烤鴨， 更是 比廣東 魚翅更 看重的 上菜。 

本地 人過年 過節， 第一是 劏鷄， 很 少人劏 II 的。 只 有吃不 
起鷄的 人才劏 碥。 紹菜 扒鴨， 八珍 鴨一類 的菜， 絲是被 誔爲次 

― •等 的益 食家的 粗菜。  • 

本地 街市上 所供應 的鴨， 大都來 自廣西 语州， 有時 南洋暹 
羅等地 也有“ 番鴨” 運來。 但香港 新界， 西 貢沙田 一帶， 養鳾的 
人也 不少。 緘淡水 交界的 小河和 泥灘， 充滿了 小魚蝦 和螺介 ，是 
鴨子 最理想 的覓食 地點， 養鴨 的人只 要用長 竹竿 縛着一 把破葵 
扇， 按時將 鴨羣趕 r 水去 又趕 回來就 行了。 

本地人 養鴨， 最 喜歡養 鳾蜓， 因 爲可以 生蛋， 老了 不會生 
蛋了， 又可以 趕到街 市上割 了賣。 其 次是梧 州鶚， 因爲 牠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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嫩 味好， 價錢 也好。 梧 州鴨多 數是白 胸的。 就是 黑鴨， 胸部的 
毛 也是白 色的， 可以 一望就 知道。 

鴨子 是喜歡 水的。 本地 另有一 種鴨， 可以養 在岸上 或泥塘 
裏 就行， 本地 人名爲 “泥鹋 ”。 這種鴨 很大， 彷彿 番鴨， 有時一 
隻 有七八 斤重。 這是製 西餐的 原料， 味道 不及梧 州鴨， 但比老 
鴨 乸好得 多了。 

番鴨是 從馬來 亞和菲 律賓輸 入的, 現在新 界也有 人飼養 ，牠 
們的 肉是紅 色的， 味似 羊肉， 中國 人更不 喜歡。 日前元 朗的農 
業展 覽會就 有番鴨 陳列， 而 [得了 頭奬。 

廣東的 臘鴨滋 味固然 不錯， 但 燒鳾實 在遠比 不上南 京的著 
名燒鴨 c 香港 燒臘店 荔掛在 那裏 的燒 鳴， 乾老 瘦小, 主 顧很少 ，因 
此時 常要標 着大字 平賣： “燒 鵲成隻 兩元九 ”0 

香港 的狐狸 

4? 

太 平山下 本來是 很多迷 信的。 有洋迷 m， 有中 國迷信 c 尤 
其是本 地人， 鬼 怪的傳 說和迷 m 更多。 香 港就有 幾間很 有名的 
鬼屋， 又有猛 嵬橋， 宵箕 濁的舊 砲台也 有女鬼 迷人。 但 是奇怪 
得很， 却不見 本地人 說起有 狐狸精 迷人和 狐仙的 傳說。 

本來， 狐仙作 怪的故 事在中 國是流 傳非常 廣的。 北 京和南 

京的 那座古 老大屋 ，十 間有九 間都是 傳說有 狐仙的 ，就是 福建人 

對於狐 仙也很 迷信， 福 州人家 多數供 有“大 仙”的 牌位， 連大聲 

提起 “ 狐仙” 兩字也 不敢。 但 是一到 廣朿， “狐仙 ”顯然 就失勢 

了。 “聊齋 志異 ，，和 “閱微 草堂 筆記” 裏搜 羅了那 麽多狐 狸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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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却少 有“廣 束狐狸 ”的。 因 此廣東 人就從 沒有用 “狐狸 精”這 
三個 字來罵 女人的 習慣。 

廣東的 狐狸不 成精， 連帶 香港也 沒有狐 狸的傳 說了， 然而 
這並 非說香 港沒有 狐狸。 

我從 不曾見 過香港 的狐狸 ，然而 香港確 實是有 狐狸的 。不僅 
九 龍新界 一帶有 ，就 是香港 •的山 上也有 。北 京福州 的狐狸 是像老 
鼠 一樣住 在人家 裏的, 你可 以在屋 脊和神 樓上見 到牠們 ，但 是香 
港的 狐狸却 是住在 野外山 上的， 因 此便不 容易有 機會見 到了。 

香港 的狐狸 是屬於 m 中 國狐的 一種， 與福建 度門山 上常見 
的野 狐同屬 一種。 牠們的 足跡遠 及印度 南洋。 毛色是 火紅的 ，本 
地人 稱爲紅 狐狸。 大 的有兩 尺畏， 後而還 拖费- 條一尺 多長的 
“ 狐狸尾 巴”。 這 種狐狸 樓在山 洞連， 畫伏 夜出， 因此不 易爲人 
見到。 牠們 正如一 切共他 的同類 一樣， 最 喜歡潛 入人家 的鷄額 

偸鷄， 但是最 怕狗。 

幾年 以前， 曾 有人在 新界梅 林打死 一隻母 狐狸， 發 現了狐 
狸洞， 促到 兩隻小 狐狸， 一 •雌 一雄， 送到植 物公園 去寄蕃 ，由 
他們養 在固 後山上 有鐵絲 網圍着 的這一 座小 型動 物園裏 ，後來 
一隻雌 的咬破 鐡絲 網逃 走了， 僅剎 下一隻 雄的， 現在也 不知道 
到那裏 去了。 有人說 笑話： 以後山 上如有 狐狸精 出現， 可能就 

是 這一隻 逃走的 雎狐徑 成精作 怪了。 


水母 ，白蚱 

昨 天中午 過海‘ 在輪渡 上見到 碧綠透 明的海 水中， 有一團 


一囤淺 藍色棉 絮傣的 東西， 在 距離水 面一兩 尺深的 水中， 隨着 
潮汛 浮沉， 緩 緩的自 東向西 流去。 我起先 還以爲 是輪船 上抛棄 
的 廢物。 後 來仔細 一看， 才 知道一 隻一隻 的都是 水母。 

是的， 夏天 到了， 是游 泳的季 節了， 同時也 是水母 出現的 
季 節了。 從五 月開始 以後， 這 種奇怪 的幾乎 透明的 生物， 就在 
香港 四週的 港胬裏 出現。 牠們隨 着潮水 浮沉， 有 時會給 高漲的 
潮 水帶到 沙灘上 來無法 退去， 就 在那褢 給太陽 晒成一 灘腥水 ，變 
成一 張薄皮 。但 是游水 的人若 是在水 中不愼 給牠們 叮了一 口 ，不 
僅 肢體會 紅腫， 而且 耍發熱 心跳， 要一連 痛上好 幾天。 

本地 人俗呼 水母爲 白蚱， 是夏天 海泳的 人最怕 的東西 。牠 
們隨 着夏天 的進展 愈來愈 活躍； 到了 八九月 更大批 的出現 ，愈 
是天 氣好， 牠們愈 加到處 飄蕩。 香港 若干游 泳棚， 像西 環的鐘 

聲 等處， 是 最容易 遇到白 蚱的。 

水母的 形狀像 是一妆 鮮菌， 又像 是一把 張開的 降落傘 ，下 

面拖着 無數的 觸鬚， 在水 中順若 水流緩 緩的飄 蒗。 水母 的觸鬚 

像鲸魚 的觸脚 一樣， 每 一根上 面附有 無數的 吸盤， 能纏 吸住任 

何 東西， 同時 還注射 毒液。 在水中 叮人作 痛的就 是由於 每一個 

吸盤 所注射 出來的 毒液， 這本 是用來 麻醉水 母所 捕獲的 當作食 

料 的小魚 蝦的。 但是因 Y 牠每 一根觸 鬚上有 幾十幾 百吸盤 ，一 

旦幾 十根這 樣的觸 猻纏到 人的肢 體上， 所 注射出 來的毒 液也就 

够 受了。 如菲律 賓附近 海中產 生一種 水母， 若是給 牠叮了 ，往 

往能令 人中毒 致死。 所 幸香港 海中所 常見的 水母, 有 的很小 ，根 

本不 足爲患 c 就是 淺黃色 較大的 一種， 也 只能使 被叮的 部汾紅 

腫麻木 幾天， 用酒精 和普通 消炎的 藥膏塗 一下就 可以， 是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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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性命之 薆的。 

水母的 顏色有 很多， 但 普通看 來總是 透明的 乳白、 淺藍或 
淺 黃色。 牠 們的大 小也很 懸殊： 小的 箧 有半寸 直痙； 大 的却可 
以像 一隻圆 桌面。 深 海中還 有一種 水母， 牠們下 面有小 魚蝦寄 
生着， 小魚蝦 利用水 母底下 的觸鬚 休爲避 難所， 同時還 引誘其 
他 的魚類 來追趕 牠們， 以便水 母用觸 鬚逋住 ，大 家共 餐一頓 。道 
種 亙相利 用的合 作生存 辦法， 是生物 界最有 趣的現 象之一 。更 
奇怪 的是； 水母從 不用觸 鬚叮這 些寄生 在牠下 面的小 魚蝦； 牠 
們彼 此之間 似 乎有一 種君子 協定 存在。 

中 國舊稱 水母爲 海蛇， 說牠無 S, 以蝦 爲目， 就是 誤解了 
寄生 下面的 小魚蝦 的作用 。大的 水母用 石灰礬 水壓缄 水晒乾 ，便 
是我們 在京菜 冷盆上 常吃的 海蜇和 羅皮。 


沙 灘上 的貝殼 

“我的 耳朶像 貝殼， 時常懷 念着海 的聲音 。” 

這 不知是 法國那 一位現 代詩人 的兩句 斷句， 我忘記 了他的 
名字。 我很喜 歡這兩 句詩， 每 見了孩 子們從 沙灘 上拾回 來的貝 
殼， 就不 禁要想 起這樣 的詩。 而 搴實上 也是， 你 如將貝 殼貼近 
耳朶上 去聰， 由 於外面 的聲饗 傳到空 貝殼裏 所引起 的回聲 ，使 
你覺 得裏面 好像還 璲留着 海濤的 澎湃和 風的呼 嘯聲。 於 是就挑 
動 詩人的 幻想， 認爲 雖然早 已海枯 石爛， 久經 滄桑， 但 是放在 
案頭 上的空 貝殼， 只要你 拿起來 側耳去 傾聽， 裏 面仍始 終殘留 
薰海的 聲音。 

癱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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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天到海 邊沙灘 上去拾 貝殼， 可說是 游水以 外的最 有趣的 
姨樂， 這種娛 樂對於 成人和 孩子是 一樣的 適宜。 香港本 是一個 
鬼 集貝殼 的理想 地點。 只 I; 開闢 已久 和游客 太多的 沙灘， 如淺 
水镩 等處， 已經不 容易找 到完整 的和新 奇少見 的種類 C 有蒐集 
貝殼癖 的人， 是該向 較冷 辟的以 及離島 的沙灘 上去搜 尋的。 

不僅 香港的 海濱有 多少種 貝類， 無法數 得淸， 就是 世上的 
貝類 共有多 少種， 也沒有 正確的 統計。 從 前志秉 先生曾 寫過幾 
篇硏 究香港 貝殼的 文章， 發表在 “香港 自然學 家”季 刊上， -共 
著 錄了八 十種， 他的 資料都 是從香 港岛、 九 龍以及 長洲、 薄寮 
洲等 處搜集 來的。 文蓽並 4<曾 寫完， 後來 不知怎 樣竟沒 有繼績 


寫下 去了。 

“貝類 ”本來 都是活 的軟體 動物， 但我 們在沙 灘上所 拾得的 
貝般， 裏 面的“ 屋主” 早已沒 有了； 而 11 經過海 水的 冲洗 和口光 
的 漂白， 貝殼 的裏外 已經變 得非常 乾淨， 因此色 澤也是 啞暗無 
光的 牙白色 居多。 這些 “if •屋” 的 主人， 有 些可以 供食用 ，被人 
'們 認爲是 海中的 珍味， 有呰 可以作 裝飾品 。但 大多數 的貝類 ，好 
像自生 自滅， 除了 牠們的 纥殼被 人拾太 •作 蒐錤品 以外， 對於人 
類沒 有什麼 關係。 其 實並非 這樣。 這些大 大小小 數不淸 的軟體 
動物， 靠 了牠們 的分泌 物將岩 石和砂 粒闱結 起來， 造成 一道堅 
固的 防線， 抵禦 海浪和 潮汛的 襲餒。 對於 保持海 岸崖面 的完琴 
和防 止水災 ，牠 們實在 足一 批對於 人 類有益 的無名 英雄。 

中 國古時 曾經以 貝殼爲 貨幣， 這 就是寶 貝的貝 字由來 。這 
種當錢 使用的 貝殼， 是 一種備 51 形的小 貝殼， 外面 很光滑 ，淺 

黄色， 口 上好像 有兩排 牙齒。 這種“ 錢貝” 至今還 被南太 平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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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小島 上的土 人當作 珍物， 成串: 的穿起 來掛在 身上。  / 

構成 海灘上 那许多 貝殼的 原物 ，不 論大小 ，若 是殼狀 是旋渦 
形 或是筒 狀的， 我 們大郃 叫牠們 爲螺； 若 是由兩 片扁平 的殼溝 
成的， 這 便是蛤 蟶跗蛻 之類： 此 外還有 單片的 ，殼形 像蛤蚶 ，但  ^ 

是只 有一片 ，被 我們通 稱爲鮑 魚的石 決明 ，就 是屬於 這一類 。不 
過， 構成沙 灘上的 數不淸 的貝殼 成汾， 還不 只上述 三類。 有許 
多細小 的白珊 瑚枝， 以及 小蟹的 空殼， 有 時也成 爲搜集 貝殼者 
的注意 對象。 

香港人 常吃的 響螺, 牠的形 狀就是 螺類的 代表形 狀之一 。響 • 
螺的 殼外 邊作汙 黃色， 裘面冇 很厚的 磁質， 作淺 肉色， 閃閃有  , 
光。 這樋螺 殻將尾 部磨破 少許， 可以吹 得饗， 所以稱 爲響螺 ，也  ’ 

就是 古人所 說的“ 大吹法 螺”的 法螺。 這不 僅被道 士用來 作招鬼 
之用， 就是一 般漁船 出海， 有時 也吹這 束西來 互相打 招呼。 

螺旋 形的尖 而長的 筍螺， 那模 樣和寧 波人所 爱吃的 海獅差  产 

不多， 乃是沙 灘上最 常見到 的貝殼 之一。 海 獅是汙 黑色的 ，但 
是沙雛 上的筍 螺殼， 經 過多時 潮水的 洗刷和 曰光的 照射， 大都 I 
變成 白色。 沿着螺 旋殘留 蔚咖 啡色的 斑紋， 色彩的 雅淡該 是女  身 

人 夏季衣 料圖案 最好的 設計。 還 有一種 芋螺， 橢 1 形像 是小芋 
仔， 殼上有 黃色和 黑色的 網紋， 非常 美麗。 

在香 港海灘 上最容 易拾到 的貝殼 ，除了 白色的 筍螺殼 之外，  ^ 

便 要數到 本來該 是兩片 合在一 起的蜆 殼了。 細小的 白蜆殼 ，有 
的僅 有半英 寸大， 其薄如 紙， 殼上 也有一 廢層的 最紋。 若是能 
找到 一批完 整的， 由小至 大排在 一起， 看 來也頗 有趣。 古人說 
蛤 蜆之類 殼上的 暈紋， 是 每經潮 水一次 就多一 餍的， 像 樹幹的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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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輪 那樣， 這話 恐怕不 可靠。 

蜂房狀 和蘭花 形的珊 瑚石， 也 該是在 海灘蒐 集貝殼 最不宜 / 
放過 ，的 東西。 形狀整 齊的珊 瑚石， 潔白 無瑕， 不 僅放在 案上可 
以作 紙鎭， 同時 也可以 放在熱 帶魚的 缸裏， 或者 埋在松 樹和文 
竹的盆 景裏作 搭配。 若是嫌 所找得 的珊瑚 石不够 潔白， 可以在 
雨天 放在蒼 溜下去 冲洗， 隔 了相當 時日， 自 然會潔 白的。 

•I 

街 邊和水 邊 的蛤乸 

報 上的“ 街頭巷 小 新聞， 紀 錄兩個 過路人 見到一 家油店 
買油 送手婊 廣吿的 對話， 一 個說: “咐賈 •擔 油又得 個手跋 ，唔 
係 好抵値 ?，， 另一個 回答： “ 你隳係 儍嘅， 有咁大 隻蛤乸 隨街跳 
咩？ 水野 都唔定 噪!” 

“有咁 大隻蛤 乸隨街 跳?” 這是一 句廣束 俗語， 有時 還要在 

開 頭加內 “邊處 ，，兩 字， 加强這 語氣。 蛤乸 就足 靑蛙’ 也 就是田 

鷄的 同類， 在 郊野的 水田裏 或香港 山邊都 很多， 但是在 火街上 

却不 容易見 得到， 就是 偶然有 一隻， 也早 已給第 一個見 到的幸 

運兒捉 走了， 因爲蛤 蜒正是 廣東人 認爲美 味之一 ，煲 田鷄飯 ，走 

油 田鷄， 是 酒樓褢 的熱門 食製， 因 此決不 會有一 隻蛤乸 漏網在 

街上 亂跳而 無人去 捉的。 這就 是“邊 邀有咁 大隻蛤 乸隨街 跳呀” 

這句 俗語的 由來， 表 示此間 決不會 輕易有 便宜的 事情。 卽 使有， 

實 際上仍 多數是 “掇 老潮， ，，因 爲“ 邊處 有咁大 隻蛤蜈 隨街跳 
♦ 

呀 ，，！ 

蛤乸雖 不會隨 街跳， 可 是一旦 到了郊 外或山 邊水涯 ，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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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 是隨處 可見可 促的。 蛤乸 是兩樓 類動物 之一， 通常可 以分爲 
靑蛙、 田鷄和 蝦膜三 大類， 後 者包括 傳說中 著名的 “劉 海戲金 
錢” 的 那隻三 脚螬， 以 及被人 當作笑 談的想 吃“天 鵝肉” 的癩蜈 

绻 

膜， 還 有本地 人所說 的“蛛 钒 食月” 的擒肌 ，共 實也是 道東西 。嚴 
格 的說， 牠們一 律該稱 爲蛙， 是 兩棲類 中的無 尾類， 有 尾的是 
水蜥和 火蛇。 

香港 的蛙， 包 栝普通 的靑蛙 和田鷄 蛤乸， 據 說一共 有十五 
種 之多， 其實有 兩種是 樹娃牠 眄 是土黃 色的， 脚上 有吸盤 ，能 
够 上樹捕 食昆蟲 ，又 能够隨 了環境 變色， 所 以不容 易被人 察覺。 
九寵 郊外另 有一種 “牛蛙 ”， 樓息在 山邊水 溝裏， 叫起來 的聲音 
很 古怪， “汪 汪”如 黃牛， 因 此名爲 牛蛙。 美洲有 一種牛 蛙的唿 
聲 更大， 叫 起來往 往一哩 之外都 可以聰 得到。 

關於 蛤乸， 本 地人還 有一句 有趣的 俗話： “亞六 捉蛤” 。道 
是說 登徒子 在街上 索油， 釘梢良 家婦女 ，被人 設計騸 到家裹 ，無 
法脫身 ，關起 門來一 頓毒打 ，或 是剝去 了外衣 罰他冲 洗尿坑 。迸 
就 是“亞 六捉 蛤”， 卽“局 住不得 脫身” 之意， 現 在也用 來指一 
般擺 脫不掉 的麻煩 手績。 因 爲據說 鄕下人 捉田鷄 是在夜 間用火 
照的， 田 鷄見了 火光便 不動， 任人 捉捕， 可是 “亞六 ”不 悌 這方 
法， 却用東 西去罩 田鷄， 將牠 局住， 於是“ 亞六捉 始”便 成爲笑 
話了。 

因 了捉田 鷄要用 火照， 走江 湖看相 算命， 夜 問在街 邊舉起 
一盡 油燈湊 近顧客 的瞼上 铪他看 氣色， 他 們行家 術語也 稱道動 
作爲“ 照田鷄 ”。 這種 情形， 我們可 以夜間 fe 九龍的 榕樹頭 ，香 
港的 修頓球 塲時常 見得到 。這也 是關於 蛤乸的 一句有 趣成語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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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街 邊沒有 蛤乸可 捉呢? 


白蘭 ，含笑 

從 前蘇州 的賣花 女郞， 挽着小 竹籃沿 街叫賣 “梔子 花白蘭 
花”， 你若 是指着 香港的 白蘭花 樹吿訴 她說， 這就是 a 蘭花， 
她一定 不肯相 m, 因爲蘇 州花園 裏的白 蘭花， 至 多僅有 二三尺 
高， 人家 栽在盆 裏的， 更只 有一尺 多髙。 寅花 女郞每 天所賣 
的 用細銅 絲兩朵 穿在一 起的白 蘭花， 就是 從這些 小樹上 摘下來 
的， 所以非 常名貴 。可是 香港的 白蘭花 ，戰 前一 値銅仙 + 朵二 + 
朵。 就是 現在， 一毫 也可以 買到五 六朵： >  一棵丈 餘高的 白蘭花 
樹， 一年正 不知可 以不簕 的開出 幾千朵 花哩。 

在香港 市內， 最容 易見到 的一棵 大白蘭 花樹， 是植 物公園 
側 門外山 坡上的 一棵， 地點 就在鐡 崗對上 堅道的 那條通 到公園 
的斜 路傍， 就 在那： 固管理 交通燈 猇的 崗位的 對面。 這棵 白蘭花 
樹已 經粗得 r、 止仑 抱， 看 來簡疽 有十餘 丈高。 在芨季 開 花的時 
候， 因爲 樹太高 了， 站在 樹下+ 容易看 見枝 頭細小 的臼花 ，可 
是那- 股幽香 就够你 陶醉， 尤 其是在 夜晚， 差不多 很遠: 就可以 
嗅 得到。 

白 蘭是熱 帶 植物， 葉子 有蠟光 ，在 東南亞 一帶都 很繁殖 。雲 
南 的白蘭 花澍， 共 高大就 不輸於 香港。 它們被 稱爲白 _ ，是因 
爲白色 的花朵 有點似 建蘭， 其實並 非蘭科 植物。 

與白闌 花相似 的是含 笑花。 它們 也 是常綠 灌木， 普 通有四 

五 尺高， 有 時可以 高至二 三丈。 現 在正晷 開花的 時候， 因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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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上 可以聽 到花販 在叫賣 含笑。 花朵 比白蘭 略短， 肥 肥的一 
粒， 像 是一朵 小型的 未開的 蓮花。 含笑的 香氣非 常濃烈 ，嗅來 
有一 陣很里 的 熟香焦 的甜味 3 這正是 熱帶花 朵特有 的香氣 。廣 
束鄕下 的年輕 女子， 喜歡 將一兩 朵含笑 夾在頭 髮裏， 使 它終曰 
散發着 香氣。 

含笑 有時又 稱爲夜 合花， 因爲 那小小 的花蕾 在白畫 是半開 
半 合的。 廣束 的山歌 有云： 

“待郞 待到夜 合開， 夜合 花開郞 不來， 只道 夜合花 開夜夜 
合， 那知夜 合花開 夜夜開 。” 

這 是愦歌 ，用夜 合花反 復來比 喩失約 的情人 和自己 的寂寞 . 
可疙 一般人 對於這 種花的 爱好。 含笑 又有紫 色的， 但沒 有白色 
的那 亵香。 又有 大含笑 小含笑 之別， 古詩 有云： 大笑何 如小笑 
香， 紫花 那似白 花粧。 


老榕樹 

木棉和 棺樹， 都 是南方 特產的 榭木。 榕 樹枝幹 樓出， 往往 
可 以陰籠 十献， 木棉 則一枝 挺秀， 上笼雲 霄。 因 此在木 棉開花 
的 春天， 時常 可以從 榕樹頂 上望見 綴着大 紅花的 木棉， 高出四 
週綠陰 之上， 如鶴立 鷄羣。 這種 情形， 就 是在本 港多樹 木的山 
坡上， 也隨 時可以 發現。 

爲 了這種 特性， 木棉有 英雄樹 之稱。 至於 榕樹， 則 因了它 
喜歡寄 生在他 種樹木 之上， 起初不 過是一 小枝， 後 來逐漸 長大， 
根枝 四出， 往往將 原來所 寄生的 那棵樹 包圍， 使 它不見 天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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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 到陽光 水份， 以 致枯竭 而死， 因此有 霸王樹 之稱。 廣東人 
最喜歡 在榕樹 叢中植 一兩株 木棉， 使 它們髙 出格樹 之上， 形成 
英 雄壓倒 霸王的 塲面。 

南方 人見惯 :了 榕樹， 不以 爲奇， 可是 一個初 到這褢 的北方 
人， 第一 次見到 榕樹， 才 眞够迆 驚異 2 他以 爲是幾 十棵基 至幾 
百棵小 樹生在 一起， 其赏僅 是一棵 大樹。 那 些無數 小樹， 乃是 
由大 樹上的 根鬚， 從 枝上垂 下來， 鑽入 土中， 長 大後便 變成一 
根新 樹幹。 這種 根鬚， 被稱爲 氣根， 可 以循頊 生長， 使 得一棵 
榕樹 化成一 問屋甚 至幾問 1 那褒大 ，使 它本身 成爲一 座樹林 。廣 
東鄕 下就有 好些地 方有老 瑢樹的 根枝 結成了 拱門， 可以 容行人 
車馬 通過， 號爲榕 樹門。 從 前香港 利園山 上也有 一棵著 名的大 
格樹， 有人 在樹枝 上裝了 m 燈， 將那 t •垂 至地的 無數枝 根分成 
一間 一間的 茶座， 成爲一 間很 別緻的 茶室： 可惜 隨着利 園山的 
剷除， 這棵 有名的 百年 老榕樹 岜 取砍 到了。 

榕樹 乂被廣 束入當 作風 水樹， 往往 在扼踅 的 地段植 上 幾株， 
藉 以增加 形勝, 廣大妁 濃 21 就成爲 鄉人聚 談沐息 的理想 地點， 因 
此就 有榕樹 頭講古 的成語 出現 香港九 涩 就有一 個地方 叫榕樹 

頭， 也是大 衆沐息 遊樂的 集 中地。 

格樹的 樹身雖 然大， 7 是 中空不 成 器材， 但 也因此 免於斧 
斤， 所以 時常可 以見到 W 年的 老褚樹 c 不過， 樹身 中空了 ，很 
容 易觸雷 引火， 因 此時當 有暴風 雨卞 老熔 樹被焚 妁新聞 。正因 
爲 這樣， 老洛 樹“成 精”的 故 1i: 很多： 香港從 前就傳 ，說潑 仔妙鏡 
台 有一棵 老溶樹 成了精 >  作怪 迷人， 後來也 在大 風雨中 給“雷 
神” 劈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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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的麻鷹 

本地 人稱縻 爲麻鷹 ，上海 人則稱 老賺， 有 些地方 又稱發 *、 
蒼鷹， 其實 都是同 一種朿 西。 在香港 天空， 乃至 在中國 大陸到 
處所見 的在高 空盤旋 着的， 者 P 是這 種廬。 牠們喜 歡在城 市附近 
有人住 的地方 覓食， 所以我 們到處 抬頭都 可以見 得到。 

嚴格 的說， 牠們其 實並不 是鹰， 應該稱 爲鳶， 同鷹 一樣都 
是屬於 隼目的 猛禽， 古人所 說的“ 鳶飛戾 天”， 就是 指牠們 。因 
了 平日最 常見， 從許 多時候 以來， 牠們早 已成爲 鷹的代 表了。 

香港的 麻騰， 喜歡在 山中大 樹頂上 做巢， 很 少結巢 在懸崖 
峭壁 之上， 這是牠 們與海 鹰魚臛 不同的 地方。 在 國內， 寺院裏 
的寶 塔是老 鷹最喜 做巢的 地方。 春天是 老麋產 卵孵雛 的季節 ，牠 
們爲了 防護被 人探巢 取卵， 上到塔 頂上的 遊人時 常會受 到意外 
的 襲擊。 

麻麇 不僅目 力好， 飛行的 技術也 極高明 。終 日盤 旋高空 ，有 
時凝然 F 動， 好像停 在空中 似的， 然 後翅膀 一斜， 便能 從空中 
滑翔 F 來。 牠們 獵食的 範图彳 艮廣， 從鼠雀 鷄雛， 海中 的魚， 草 
叢巾 的小蛇 ，而 至垃 敬准中 的魚腸 腑滅等 ，都是 牠們在 •空 中注意 
的 對象: 牠們從 高空突 然翻身 下來獵 食的迅 速和芈 確程度 ，實在 
令人 佩服。 我們時 常看見 麻魔像 一陣黑 影似的 從海面 掠過， 隨 
卽 播到一 條魚飛 走了。 

螫 

麻 臌的巢 很大。 若是 舊巢， 由於每 年修補 整理， 往 往愈來 
愈大。 有人 在靑山 頂上發 現-座 滅巢 ，從上 至下足 足有六 尺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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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下是用 樹枝搭 成的， 裏面 舖着乾 草樹葉 破布爛 紙等， 什麽古 
怪 的東西 都有。 最有趣 的是共 中發現 許多空 紙煙盒 3 這 種用馬 
囊紙做 成的紙 煙盒， 被 麻縻認 爲是理 想的舖 1 材料, 郊 外路旁 
隨 處都有 被遊人 信手抛 棄的空 煙盒， 於是， 麻臞 的築巢 材料也 
就 取用不 盡了。 

麻牖雖 然時常 許多隻 一起在 天空兜 圈子， 但 是牠們 彼此之 
間的 犮館: 實在不 很好， …發 觅 了食 物便耍 带楚 追逐： 牠 們 的叫 
聲很 特別， 尖銳 刺耳， 一 聽就知 道這是 臟叫。 在 爭戧食 物或在 
交尾的 時候， 牠們 便發出 這樣的 叫聲。 騰的 交尾是 在空屮 飛行 
時進行 的。 起 初是互 相迫樸 飛掠, 然 後一上 一下突 然合在 一起， 

一 面繼續 飛着， 一面發 'H 怪叫。 

香港 岛上的 馬己 仙峽， 以及 海中的 昂船洲 上空， 都 是毎天 

時 常可以 見到大 批麻腿 盤旋的 地方。 

枸祀和 枸祀子 

枸祀 古稱仙 人杖， 又 名西王 母杖， 據說 久服輕 身明目 ，可 
以長壽 2 這功 效是否 可鉍， 我不 知道， 但 是這幾 天香港 的枸祀 
很 便宜， 鴨蛋也 便宜， 五 毫錢 A 兩隻 鴨蛋， 一束 枸祀， 滾一大 
碗枸祀 蛋湯， 不獅雜 ，不必 壯湯， 吃起 來瞄齡 開胃， 
又 便宜又 可口。 能够 時常 喝這深 的湯， 縱 然不會 長壽， 我想大 

約總 不致短 命了。 

香 港出產 的枸汜 很肥 壯， 普通摘 下來賣 的， 連枝總 有一尺 

多長。 枸祀 本是小 灌木， 若是野 生的， 可 以像九 里香等 花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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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高至 丈餘。 但是 市上所 傕充食 用的枸 m， fe 是每年 在園地 
裏 栽種出 來的， 至 多只有 一二尺 高因， 爲目 的是要 它的枝 葉多， 
可以 摘了一 批又 長一批 C 

上海 人稱枸 祀爲枸 祀頭或 枸祀菜 c 雖 然也有 菜園裏 栽種出 
來的 ，但市 上 賣的總 是從野 生的构 祀樹上 摘下來 的嫩葉 居多， 
所以 稱爲枸 祀頭。 這本是 春夏之 交有名 的野菜 之一。 除 了枸祀 
頭 之外， 還有馬 蘭頭， 薺菜， 金 花菜， 都 是江南 野原裏 有名的 

4 

野菜。 雖然市 上儘有 得賣， 但是一 般人家 總喜歡 乘春天 郊遊之 
便， 自 己動手 到郊外 去找。 縱然 採得的 僅是一 小撮， 囘 來炒了 
吃起來 總覺得 特別有 滋味。 

近來香 港也有 號稱上 海蓮到 的馬蘭 頭薺菜 出售。 但 是野菜 
的好處 全在它 的新鮮 0 不要 說馬 蘭頭到 了香港 已經貴 得驚人 ，就 
是值錢 不贵， 隔 了這許 多天， 鮮味 盡失， 恐怕也 早已名 存而實 
亡了。 

枸把 不僅葉 可吃， 就是一 粒粒 朱紅 色的枸 祀子也 可以吃 。這 
也是 中國藥 材中常 用的藥 品之一 。香 港食物 店裏所 出售的 燉品， 
總 喜歡放 進一些 枸祀子 同燉， 稱爲 淮把， 如淮祀 水魚， 淮祀乳 
鴿 之類， 湯 褢的那 一粒粒 紅色的 東西， 便 是枸杞 子了。 

枸祀 別名仙 人杖、 西王 母杖的 原因， 是因爲 中國的 藥學家 
相信枸 祀有許 多玄妙 的醫藥 功效， 近於 仙草的 原故。 相 傳枸祀 
的根， 年代 多了， 能變 爲犬形 出現， 吃了可 以成仙 ，稱爲 瑞犬。 
這 當然是 傳說， 但 构祀的 老根， 年歲 多了， 長 得古拙 盤曲可 
愛， 倒是眞 •的 事實。 因此枸 祀根也 是中國 園藝家 所爱蓄 的盆栽 
之一。 一棵 古老蒼 勁的枸 祀根， 抽 出幾枝 嫩葉， 到了秋 天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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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繫繫 的朱紅 色的枸 祀子， 實在 是極可 玩賞的 盆景， 不 下於天 
目 松和廣 朿的水 横枝。 


香港 的野蘭 

香港的 礙石樹 根和陰 濕的山 坡上有 很多野 蘭花。 據 已經被 
人發 現了的 來說， 迢些 野蘭共 有三十 九科七 十五種 之多。 一九 
三七 年曾有 人用英 文寫過 本薄薄 的小邢 子， 將 其中的 二 十種加 
以介 紹。 香港的 野蘭都 匙屬於 被保譴 的野花 之列。 如果 想採集 
了來作 標本或 硏究， 是耍 先符 到林 園署的 畨而許 可的。 

野蘭花 大約可 以分成 三褪。 一穂 是像普 通花草 一樣， 直接 
生長 在泥土 上的， 另一 M 則镌 附在共 他的樹 根或岩 石上面 ，再 
有一 種則是 寄生在 朽木上 的。 泌於 前兩種 的野蘭 最多， 笫三種 
很少見 ； 香港所 見的野 蘭多 是第二 種， 因 爲熱帶 生長的 野蘭花 

多數是 這樣攀 附在岩 石或其 他植物 上的。 

野蘭花 在植物 界是一 個_大 的家族 。由 植物 學家分 類著錄 
者 已有七 千五百 種之多 ，但 據! 也們 說這 i’ 固數 字距完 備兩字 尙遠， 
因 爲 世界上 幾個出 產野蘭 最多的 地方， 還未 仔細 去 搜索硏 究過。 
據說， 新畿 內亞， 爪哇， 菲律賓 9 島， 美洲 中部， 都是 盛產野 
蘭的 地方。 新畿內 亞三十 萬里的 地面， 共 有野蘭 二千二 百種之 

蟪 

多， 菲律 賓羣島 的十一 萬六千 方里的 地面’ 也 有七百 二 + 三種 

之多 。香港 出產的 種類， 若侬據 土地的 面積比 例來說 ，也不 算少。 

因 爲香港 僅有三 百九十 方里的 地面， 但是已 經找到 有野蘭 七十 

五種 之多， 所 以很可 驕傲。 至少， 香港 出產的 野蘭， 若 依據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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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 積比例 來說， 巳經 多遇英 偷三島 不知若 干倍。 因爲 英國本 
國的 十二萬 •一千 方里的 土地， 僅生 產野蘭 五十種 而巳。 

據有 過實地 搜集香 港野蘭 標本的 人說， 野蘭 花在香 港分佈 
的地 域非常 廣泛， 只耍 懂得去 尋找， 幾乎隨 地可以 找到許 多種。 
凡 是多草 背日的 山坡， 以 及大樹 根下， 岩石的 脚下， 瀑 布山澗 
的兩旁 ，都 是盛產 野蘭的 地方。 不過， 生長 在這些 地方的 野蘭， 
都 是常見 和花朵 小的。 若是 要找稀 覯和花 朵大的 野蘭， 那就要 
向人 跡罕到 的懸崖 峭壁和 山頂上 去尋。 香 港二千 二百六 十一尺 
高 的馬鞍 山頂， 就 是一個 出產野 蘭著名 的地點 。只 要你爬 上去, 
每 年的任 何時間 都可以 有機會 見到一 兩種野 蘭在開 着花。 此外, 
大帽 山頂， 扯旗山 北面的 峭壁， 赤拄面 海的懸 崖上， 都 是盛產 
野蘭的 地點。 

香港最 常見的 野蘭， 是一 種開粉 紅花的 竹蘭， 每年七 八月 
間 開花。 0 前 可以見 到正在 開花的 野蘭， 則是本 地人稱 爲石仙 
桃 和鶴頂 1 •的 兩種。 後一 種花朶 很大， 外白 內黃， 每一 果可以 
有四 寸闊。 


香港的 龜與鼈 

太平山 下的烏 龜很多 (這句 話很有 語病, 但事實 確是如 此), 
可以 見到的 有海龜 兩種， 水龜 六種， 泥龜 三種， 還有一 種長尾 
尖嘴 •的大 水龜， 俗稱大 頭龜， 卽所 謂“呃 倒大頭 龜”者 是也。 
鼈也 1 於龜 一類。 鼈與龜 最大的 區別， 是鼈 的頭上 有一層 

光滑的 薄皮， 龜的頭 上則是 蒙着鱗 甲的。 海龜如 玳頊等 的脚則 


成了 鰭狀， 牠 們的角 質的嘴 有時膂 而尖， 形如麇 嘴。 

海龜在 b 八月 間耍 爬到沙 灘上來 產卵， 牠們 就是所 謂綠頭 
龜， 身 體非常 龐大， 有 時-- 隻可以 重至四 百磅。 母龜璁 是在夜 
裏上 岸來產 卵的， 中國向 來認爲 會作怪 的千午 癩頭饞 ，可 能就是 
牠們的 同宗。 香 港市上 時常陳 列着等 胰“善 長仁翁 去 放生的 
大 烏龜， 也就是 牠們。 綠龜的 卵和肉 的滋味 都是非 常鮮美 、英 
國和 美國都 有一權 罐頭 t 綠 龜湯， 價錢 很貴， 是老饕 的珍品 。這 
種大 龜在南 太平洋 的海褢 最多， 牠 們不過 偶然會 出現在 香港附 
近 的海中 而已。 

另一 视較小 的臃嘴 海龜， 就是所 謂玳瑁 ，這 是廣 東特產 ，扫 
雷洲 半岛直 至海南 島都有 。牠 們的 殻甲 可以製 成各槌 裝飾品 。從 

前 中國婦 人 最愛用 玳 珀抒和 玳 頊梳。 

市上 所賣的 較小的 淡水龜 ，都是 生活在 河邊或 是泥塘 裏的， 
這就 是所謂 金錢龜 。 肉的滋 味不下 於水魚 c 這是 窮人 的食品 。許 
多 人只是 將牠當 藥吃， 平 時是很 少吃龜 肉的。 他 們相信 金錢龜 
肉能 解毒， 忠 花柳病 的人就 要吃龜 苓脔。 正因爲 這樣， 不僅做 
烏龜 是一件 不名# 的事， 連 吃烏龜 乜是不 名嬰的 了。 其 實烏龜 
肉 是很好 吃的。 

本地 人呼鼈 爲水魚 ，外 江人則 叫甲魚 或圆菜 ，都是 水龜的 一 
種。 只 是頭上 和殼甲 上都 有一層 薄皮， 脚 趾上也 有蹼。 香港市 
上 所賣的 水魚， 都是 小小的 “金錢 1”， 全 從廣朿 運來； 另有較 
大的 稱爲“ 山瑞， ，，則 是從廣 西來的 。“鳳 足山瑞 ”和“ 淸燉水 魚”是 
冬季的 著名補 品。 

我 說太平 山下多 烏龜， 道話一 點也不 胯張。 因爲除 了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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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學 家在香 港所著 錄的十 二種龜 類以外 ，香港 還有… 隻 烏龜, 
非 常有名 ，牠的 行動簡 直同整 個香港 的生存 有關。 因爲本 地人傳 
說 香港海 中有一 隻“神 龜”， 在海中 沿了香 港島的 山脚緩 緩的爬 
着， 香 港島是 浮在水 上的, 如果這 煲“神 龜”環 岛爬滿 了一圈 ，香 
港 島便耍 P 國嘟 一聲沉 到海底 去了， 這 阐神話 使我想 到香港 
近來 對於塡 海工程 進行的 積極， 或 者至少 有一點 用處， 那就是 
這 工程最 少也可 以阻礙 或緩延 了“神 龜”的 爬行。 


香港的 大蝸牛 


在香 港的山 邊和花 園裏， 甚 至在路 邊上， 時常可 以見到 一 
種很大 的尖殼 蝸牛。 每逢 雨後或 是夜晚 所見的 更多。 這 種蝸牛 
是尖長 形的， 身體 很大， 每 隻起碼 有三寸 多長， 大的有 時更可 
以長至 四寸。 牠們最 喜歡在 黑夜爬 出來， 時常在 路上铪 行人或 
車輛辗 踏得粉 碎。 就是 孩子們 也赛歡 將牠們 一脚連 殻踏碎 來玩。 
可是無 論怎樣 摧殘， 緦 不能障 礙牠們 的到處 活動。 

這 是一種 繁殖力 極强的 蝸牛， 牠 們的原 產地是 非洲。 本港 
有這 種蝸牛 出現， 不過 是近十 幾年間 的事， 以前是 沒有的 。據 
本 港園林 署所出 版的關 於這種 大蝸牛 的調査 紀錄， 本港 第一次 
發 現這種 蝸牛， 是一九 四一年 四月， 地點是 跑馬地 的山上 。當 
時對海 新界連 一隻都 沒有， 可是至 今相隔 5 過十 餘年， 牠們的 
蹤跡已 經遍及 港九斩 界， 繁埴得 已不可 勝數。 一九 四六 年至一 
九 四七年 之間， 園林署 曾發助 園丁農 人加以 捉捕， 在短 短的期 
間內 就捉到 二十三 萬六千 餘隻， 重 量達一 萬六千 餘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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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蝸 牛在本 港繁殖 得這樣 迅速的 原因， 據 說與日 本侵略 
有關 。原因 在一九 四一年 修天第 一次在 本港發 現這種 蝸牛時 ，爲 
了數量 多， 並 未加以 m 大的 注意， 接着 就發生 戰爭， 於是在 
三年 零八個 的淪陷 期中， 誰還 會顧到 蝸牛， 便造 成了牠 們絕對 
有利 的繁殖 機會。 等 到戰後 發現牠 們已經 成了花 木和農 作物的 
禍 害時， 早已 無法撲 滅了。 

這種非 洲蝸牛 據說可 以有十 二年的 壽命， 一 年以上 就能產 
卵。 它 們是釀 雄同 體的， 所以繁 殖力特 別强。 每 一隻蝸 牛-年 
能 產卵三 百枝， 可 以繼镄 十年 不斷。 牠們 在夏天 雨季的 食慾特 
別强， 常能 在一夜 吃光一 片園 地的全 部新鮮 嫩苗。 

非 洲蝸牛 的繁殖 路線很 有趣， 約在 一涸世 紀以前 ， 牠捫藉 
印 度洋的 毛里西 亞島作 跳扳， 從非 洲傳到 印度， 後來從 錫蘭又 
傅到新 加坡， 這是 一九 二零 的事。 到了一 九三 一年， 連 中國大 
陸的度 門也 有了牠 捫 的 蹤跡。 牠們 大都是 由蝸牛 卵附在 各種植 
物上傳 入的。 


可怕 的 銀脚帶 

香港出 產的毒 蛇共有 六種， 其中 最毒的 一種， 俗名銀 p 帶， 
全 身黑白 相間； 自頭至 尾皆是 如此， 白色有 時略帶 淺黃， 腹部也 
是略 帶淺黃 的白色 = 銀脚 .帶是 •條毒 得非常 可怕的 毒蛇， 據專家 
實驗的 統計， 銀脚帶 的毒， 比一 般眼睛 蛇耍毒 兩倍， 比 牠們同 

類 金脚帶 更要赛 過二十 八倍。 

銀 脚帶原 産印度 ，所 以印度 最多。 據約瑟 ，法 萊爾爵 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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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 四個人 打賭， 說不 怕這種 蛇咬， 於是 他們特 地用竹 竿去撥 
弄 一條銀 脚帶, 使牠發 威向 各人輪 流咬了 一口。 其 時是在 夜晚。 
結果， 第一涸 被咬者 當夜就 死去， 第 二第三 人在次 日淸晨 死去, 
第四 人則經 過一度 垂危之 後幸吿 無恙。 第四 人所以 不死， 大約 
因 爲一口 氣連咬 四人， 毒 液已逐 渐稀薄 減少的 原故。 

銀脚 帶在香 港咬死 人的紀 錄， 據香港 醫官的 記載， 一九三 
二年 正月曾 發生過 一宗。 被咬 死者是 一個十 五 歲的 靑年。 他在 
九龍 缵行山 捉到一 條蛇， 年少 無知， 根本 不知道 所捉的 乃是一 
條最 可怕的 毒蛇銀 脚帶， 竟將 牠帶回 家中去 玩弄， 將蛇 放進袖 
管裏去 玩， 結 果給蛇 在手 腕咬了 一口， 當天 便死去 。•後 來逭條 
蛇被 家人打 死了， 由酱 方送到 香港大 學生物 學系去 辨認， 才知 
道是 可怕的 銀脚帶 。 計長三 尺三寸 。•這 長 度是少 見的， 因爲普 
通在香 港被發 現的銀 脚帶， 大都是 一尺半 到二尺 半之間 。印度 
紀 錄上所 發現的 最長的 一條， 也不過 四尺二 寸。 

鈒 脚帶是 蜜伏夜 出的， 白天幾 乎不能 視物， 非經十 二分的 
挑撥 激怒， 牠 是不會 輕易咬 人的。 上述的 那一條 忽然在 少年的 
袖中 噬了他 一口的 原因， 大約就 因爲袖 內光線 黑暗， 牠 便生猛 
起 來了。 

香港岛 上的柏 架山， 九 龍的荔 枝角， 海 中的昂 船洲， 過去 
都曾 被人發 現過銀 脚帶。 發現 的地點 包括自 海濱至 山頂。 阿幸 
區域 雖廣， 這種 蛇並不 繁殖， 因此難 得遇見 c 但 牠究竟 太可怕 
了， 特地 提出來 作一次 淺近的 介紹， 使大 家知所 膂惕， 在香港 
見了全 身黑白 相間的 小蛇， 千萬 不要冒 失的去 逗弄。 


大南蛇 

楚 辭天問 篇說： “靈蛇 呑象， 厥大何 如?” 俗話也 有說: “A 
心不足 蛇呑象 。” 蛇 能呑象 ，這 r、 過是 文學上 的一種 想像。 但非 
洲和印 度的大 蟒蛇， 能够呑 小牛和 豬鹿， 却是 事實。 

這種 大蟒蛇 ，香 港也有 ，不 過沒有 非洲出 產的那 樣粗大 。前 
年 春天， 沙 田曾發 n 一條 大蟒蛇 ，香 港方面 有許多 人結伴 去捉， 
沒 w 促到， 後來給 當地的 村人促 到了， 據 說長九 英尺， 重三十 
幾磅。 

本地 人稱呼 這種大 蛇爲大 南蛇， 因爲 是南方 出產的 。又因 
爲 蛇的皮 可以製 樂器， 所 以又稱 琴蛇。 京胡、 二 胡和三 絃上所 
蒙的 那一塊 蛇皮， 便是 南蛇皮 。況在 更有人 用牠捫 來製造 銀包， 
女人的 手袋和 皮鞋。 九 龍 彌 敦道口 便 有一家 商店弈 門出 售這類 
蛇皮的 製品， 並在 橱窗遊 掛着 整張的 蛇皮。 這些 都是大 蟒蛇的 
皮， 不過 牠們並 非本地 所產， 而是從 迴羅等 處運來 的。 在那些 
地方， 豢養 大南蛇 取皮， 已經同 養鱷魚 一樣， 成了一 種 新興事 

業。 

蟒蛇在 大陸上 的分佈 區域， 從華中 以下， 沿 浙江福 建以至 
兩 廣雲黃 都有， 其中 以福建 和廣西 最多， 而且所 產的蟒 蛇也最 
大。 從前上 海亞洲 文物會 的博物 浣裏陳 列着一 條大癖 蛇標本 。長 
二十 英尺， 就是從 福建獲 得的。 

南 蛇並沒 有毒， 牠們的 武器是 運用粗 大的身 體緊緊 地將對 

手箍緊 ，使 其氣絕 而死。 人類 有時也 會給牠 們壤得 窒息死 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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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 們對待 較大的 動物都 是這樣 。若干 蛙兎等 小東西 ，牠們 簡直張 
開大嘴 -口呑 下去便 完事。 蟒 蛇呑下 了較大 的捕獲 物後， 便耍 
在半 睡眠的 狀態中 盤起來 休息， 靜 待胃中 食物的 消化。 

南 蛇舊稱 蚺坨， 關於 牠有許 多古怪 不經的 傳說， 鄺露的 〃赤 
雅 ”說， 瓊崖 的黎族 人捉捕 赃坨， 惯將 紅色的 婦人褻 衣去引 牠, 
蛇見了 便蟠伏 不動。 又說 蚺坨身 上共有 三種膽 。旱 膽能療 目疾, 
水膽 止瀉， 另有 一種護 身膽， 能在身 內隨處 走動， 防讖 外來的 
打擊。 這些話 都未必 可靠。 

香港的 蛇店裏 也有南 蛇出售 。牠們 大都被 關在鐡 絲籠裏 ，蟠 
伏着 不動， 將一隻 鐡絲籠 漲焊滿 滿的。 

緣木 可求的 海狗魚 

在香 港專賣 海鮮的 大酒家 門口， 不時可 以見到 有一種 怪魚， 
養在 木盆或 特製的 喷水魚 榧裏， 多 數同山 瑞等養 在一起 ，它的 
形 狀像大 腿魚和 烏魚， 週身有 滑涎， 可 是有四 隻脚， 像 是一條 
小鱷魚 或是蛤 蚧蛇， 酒 家稱牠 們爲海 狗魚， 認爲 是很美 昧滋補 

的 束西。 

海 狗魚是 兩樓類 ，喜 歡梭息 在淺水 濱或山 邊的溪 水溝裏 ，頭 
部大 而扁， 兩隻 眼睛很 細小， 前脚 四趾， 後脚 五趾’ 全 身烏黑 
色， 有一條 尾巴， 那樣子 與其說 是像小 鱷魚， 不 如說是 像一條 
大 蝌蚪。 內 爲海狗 魚普通 有二三 尺長， 大 的可以 長至五 尺’形 
狀 實在很 醜惡。 香港、 新界 和大嶼 山的山 澗廛也 偶然可 以捉得 
到海 狗魚， 不過 香港酒 家出售 的多來 自中國 內地。 廣東 廣酉顆 


建的山 嶺 地帶都 出產海 狗魚， 上 海的黃 浦灘 和蘇州 河 裏也有 c 海 
狗魚在 中國的 棲息區 域分佈 很廣， 從 山西西 南部， 四川， 揚子 
江 流域， 以至貴 州都曾 粒發 現過, 閩 廣一帶 更不用 說了。 

海狗魚 在中國 方物志 書上被 著錄得 很早， 舊時稱 牠們爲 
“ 鈉”， 爲“鯢 ”， 俗 稱孩兒 魚或娃 娃魚， 認 爲是一 種很神 異的東 
西。 “爾 雅”釋 魚說： “鯢， 大者 謂之節 L” 注說： “ 今鯢魚 似鮎， 

秦 

四脚， 前似 獼猴， 後 似狗， 聲如小 兒啼， 大者長 八九尺 。” 

“ 水經注 ”說： “鯢 魚碟如 小兒， 有四足 。” 郭璞 注山 海經 ，又 
稱牠們 爲“飾 ”， 說是 聲啼如 小兒， 故 呼爲“ 締”。 但説得 最詳細 
可歲 的是 “益州 方物略 ”， 作者宋 祁記西 川所出 產的這 種“納 ”魚 
說： 

“ 出西山 溪谷及 鴉江， 狀 似銳， 有足， 能 緣木， 其 聲如兒 
啼， 蜀人養 之。” 又說： “有足 若鯢， 大首 長尾， 共 啼如嬰 ，緣 
木弗墜 。” 

將這類 的描寫 用今日 所見的 海狗魚 來對證 ，大 都正確 符合， 
可見從 前人所 認爲怪 物的鈉 或鯢， 其货 就是海 狗魚。 兹 至“啼 
聲如 小兒” ，也 不是杜 撰的， 因爲將 海狗魚 捉在手 裘時， 它往往 
能發 出“呀 呀”的 叫聲。 

在巾 世紀的 歐洲， 海 狗魚也 被認爲 是一種 怪物， 稱 牠們爲 . 
“ 火蛇” （ The  Giant  Salamander  ) ， 說是 能咬人 致死， 並 

能 避火。 這是 因爲它 身上有 滑涎， 對於小 火確是 不怕。 身上又 
能排洩 -種 毒液， 使一 般的動 物不致 咬他， 但 並不能 殺人。 
海狗魚 有脚， 能從水 邊爬上 樹捕食 樹娃， 所 以你有 時可以 

在樹上 捉到海 狗魚。 孟子認 爲不可 能的“ 緣木 而求 魚”， 給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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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推 翻了。 


蚬與蠕 

香 港春天 多霧， 又多南 瓜。 南風一 •起， 天 氣就“ 同南” ，逭 
時 就潮濕 得令人 渾身不 舒服。 有 時天空 又降下 濃霧， 白 茫茫的 
一片， 似煙似 雨， 不僅 漠湖了 視線， 就是 呼吸好 像也被 阻塞了 
似的。 這是沿 海一 帶卷天 常有的 天氣， 海濱漁 民稱這 M 天氣爲 
“ 落蜆天 ”， 因 爲他們 相信海 邊所產 的蜆乃 是在霧 中從天 空降下 
的。 “廣 束新語 ”云: 

“白 蜆多生 於霧。 毎當 养暖， 白霧 瀰空， 濛濛深 深之中 ，土 
人 知爲白 蜆落也 名落 蜆天。 白蜆者 霧之屑 111， 霧 白者曰 南霧， 
南風之 霧也。 白蜆以 春南霧 而生， 以冬南 風而熟 ，皆 宜喧暖 ，若 
天盛寒 則瘦矣 。”  - 

“廣朿 通志” 也說：  . 

“ 番禺海 中有由 蜆塘， 白獅 7 •塔至 西江口 ，凡二 百餘里 ，皆 
產 白蜆。 歲二 三月， 南 風起， 霧氣 蔽空， 輒有 S 蜆子 飛落 ，微 
細 如塵。 然落® 中輒死 ，落 海中得 滅潮之 力乃生 ，秋 長冬肥 ，積 
至數丈 乃撈取 。” 

蜆有 黃白黑 三種， 生在 海中的 色白， 生 在沙裏 的色黃 ，生 
在河 泥裏的 色黑。 黃 蜆就造 農曆 過年時 所賣的 發 財大蜆 ，又名 
黃炒蜆 。黑蜆 最賤。 味道最 好的是 白蜆， 它的 売薄而 且白， 所以稱 
爲白蜆 。連 売用 油炒, 加 一點辣 椒醬， 吃 起來味 道非常 鮮美。 

蜆的 樣子像 是小的 蛤蜊， 又像 寧渡人 愛吃的 毛蚶， 不過毛 

-118 — 


甜殼 上有高 低的瓦 楞紋， 蜆 売則是 扁圆光 滑的。 香港海 邊到處 

# 

有蜆。 從前 九龍城 海邊未 售馈充 爲飛機 場時， 那 邊有一 片很淺 
的泥 沙雜， 從 宋王臺 脚下一 直伸至 海中， 每 當傍晚 潮退時 ，附 
近田家 的孩子 們總官 歡赤丁 脚到泥 灘上玄 摸蜆。 

蜆是 窮人的 食品， 所以 你在酒 樓上是 吃不到 蜆的。 海邊居 
民 和水上 人家， 差不 多將蜆 當作是 主耍的 肉食， 因爲他 們有時 
連小 魚也吃 不起。 

漁民 相信春 天下霧 落蜆的 原因， 我想乃 是由 於潮濕 而澳暖 
的霧 氣在春 天宜於 許多生 物的 滋長， 阁此 蜆冇了 務氣便 容易繁 
殖。 廣朿 鄕下人 有句諺 語： 說是海 邊和河 翦螺多 
則 荒年， 若是 蜆多則 收成一 定好。 可 見如果 這年茬 天多霧 ，不 
僅 白蜆會 繁殖， 就 是農作 物和其 他朿西 也會繁 殖的。 

蜆又有 鹹淡水 之分。 牠 n 也像蠔 -採， 有一 定集中 繁殖的 
地點， 稱爲 蛻塘。 從前廣 朿的 地主們 就視海 濱和 河邊的 蜆塘爲 
自己 的財產 之一， 毎年 m 價佃 給人家 取蜆圖 利。 

蜆 的盛產 季節， 除丁剝 取蜆肉 供食用 以外， 因爲 惯廉 ，廣 
束鄕下 人還用 它來餵 鴨和充 蔗田的 肥料。 秋冬之 交海邊 有一種 
野鴨， 專 以蜆爲 食料， 非常 肥美， 被稱 爲蜆鴨 。 

除 了白蜆 黃沙蜆 之外， 廣 東海中 還出產 一種有 名的蜆 ，名 
金 絞蜆， 又名金 口蜆， 據說在 南漢時 代曾被 劉婊列 爲御食 ，禁 
止民間 採集。 又有 一種無 耳蜆， 出在 韋涌， 則是 同南宋 末年的 
小皇帝 有關的 c 相傳陸 秀夫奉 了帝萬 來到茸 涌， 當 地漁人 進蜆， 
帝昜 食而美 之曰： “惜不 令其無 耳 於是韋 涌出產 的蜆從 此便 
無耳。 後 來那® 進蜆的 漁人封 了官， 死後 配祀將 作大匠 梁公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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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稱 爲蜆 子丈人 云云。 這是 傳說， 未 必可靠 因爲帝 冓就是 
後來 陸秀夫 負在背 上在崖 門一同 投海的 那個小 皇帝， 他 不過是 
個襁褓 小兒， 未必會 懂得吃 蜆的。 因 了這涸 南宋 小皇帝 曾在九 
龍 大嶼山 以及廣 東濱海 一帶流 亡過， 所以 這些地 方關於 他的傅 
說特 別多。  、 

廣束還 出產一 種比蜆 較大的 介類， 本地 人稱之 爲燔， 據說 
聞雷 則生， 所以稱 爲蟠： 蟠 同蜆镣 •- 樣， 都是可 以“種 ”的。 種隳 
的 海濱地 方名爲 蟠田， 番 禺一帶 最多。 蠛在 冬天 最肥. 採蟠的 
人 在泥灘 上用脚 向泥中 摸索， 碰到有 蟠就拾 起來， 謂之 踢蟠。 

廣束人 吃蟠窗 •歡 先將 摇肉 起出來 ，同其 他的配 料啄在 一起， 
然後再 酿入螭 売內， 蒸熟 丁吃， 稱堉 釀蠕， 這是鄕 土食品 ，據 
說以 新會最 有名。 以 前香港 就有. •家 小食品 商店， 有特 製的家 
鄕風味 的釀蟠 出售。 除了蜢 以外， 蜆肉也 可用這 方法起 出來製 
成 釀蜆。 

與蜆蟠 相似 的蚶， 被寧波 人視爲 珍味的 ，廣東 人則很 少吃。 
近 來香港 上海店 裏出偌 的甜子 ， 號 稱寧波 毛蚶， 其寊是 從潮汕 
近地運 來的， 所以價 錢卩 贵， 五六 奄就可 以貢到 一斤。 蚶子是 
用 滾水一 烫就生 吃的。 不知 怎樣， 廣 束食家 可以吃 魚生， 對於 
鮮 血淋漓 的蚶子 却不感 興趣。 其實， AK 潮 一帶有 蚶田， 出產蚶 
子很多 ，舊 時稱 爲天樹 ，因爲 可以生 吃不必 烹調， 滋 味很甘 ，所 
以 稱爲蚶 T。 可 見廣東 有驻地 方也是 喜歡吃 蚶的。 

蜆蚶 一類的 東西， 在 濱海一 帶地 方多而 價廉， 味道却 鮮美， 
可說 是窮人 的口福 。但連 這樣賤 價的東 西也吃 不起的 人儘有 。廣 
東從前 有名的 “淸宫 ”何經 有一阐 笑話， 據說 他罷官 鄕居， 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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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賣蜆的 經過， 偶思食 蜆. 可 是探囊 無錢， 夫人嘲 之曰， 何不 
書“ 淸”字 雋之， 何大笑 而止。 

.，  啄木鳥 

據說 全壯界 的啄木 鳥块有 二百五 十種 之多。 中國可 以見到 
+ 八種, 有十二 種是獨 有的， 馬來亞 可以見 到的也 有二十 五種。 
但是 香港所 能見到 的啄木 鳥僅有 一種， 是 屬於福 建區域 特產的 
野鳥, 被 稱爲“ 福建靑 灰啄木 ”。 牠們 只搐息 在新界 屛山林 村谷一 
帶多 樹木的 地方， 不 常飛到 香港島 上來。 這種啄 木鳥是 靑灰色 
的， 雄 的頭上 有一撮 紅毛， 雌的 沒有。 多 數的啄 木鳥都 是頭上 
或兩 頰有紅 毛的， 有的尾 下也是 紅的， 這 是牠們 的特色 之一。 

啄木鳥 是一稞 古怪而 有趣的 小鳥。 牠 的生活 方式最 特別， 
喜歡 戡在樹 幹上用 牠的鐵 嘴將樹 身啄得 發響， 一 連串拍 拍的继 
聲。 你 在樹林 中如果 聽到這 稀像是 木吒敲 木板的 饗聲， 循這聲 
音 去找， 很容 易就可 以在樹 幹上 見到 牠。 尤 其是頭 的那 -塊 
紅色 容易惹 人注 栽。 牠們 會全身 貼在樹 幹上， 拍拍的 啄一陣 ，然 
後 向上爬 幾步， 有時又 會向下 倒退。 

啄木鳥 就靠這 方法， 從樹 皮的下 面和枯 朽的樹 心裏， 找昆 
蟲 和昆蟲 的幼蛹 來維持 生活。 因爲 要靠一 張嘴來 生活， 牠的嘴 
生得 特別長 而利， 是椎形 的， 所以 能啄開 樹皮。 牠的舌 頭也很 
長， 尖 端還有 倒刺， 可以從 樹身的 裂縫嶔 將昆蟲 鈎出來 。爲了 
適應 道特殊 的生活 方式， 啄 木鳥的 頸部也 生得强 勁有力 ，以便 
可 以鬣活 的接遑 琢樹而 不疲倦 6 袖的脚 上僅有 四趾， 攣 在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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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兩趾 在俞， 兩趾 在後， 可 以非常 平薄。 牠的尾 羽是像 鵝嘁的 
翅羽那 樣有彈 性的， 擦在 樹」; 1 時便用 這種有 力的尾 巴抵着 樹幹， 
藉 以維持 平衡。 

中國 古稱啄 木鳥爲 又名 斷木。 說 牠會蹇 符咒， 所以能 
吃到樹 裏面的 蟲蟲。 “ 博物志 ”云： “此鳥 能以嘴 畫字， 令蟲自 
出， 今閩廣 人巫家 收其符 字以收 驚療瘡 毒。” 又 說牠會 在地上 
以爪畫 符印， 樹穴 自開。 小 偸就模 倣它所 晝的符 印去偸 啓人家 
的 鎖鑰。 這 些傳說 雖然很 有趣， 可惜 是無中 生有， 而且 抹煞了 
啄 木鳥攀 在樹上 逐處找 蟲吃的 辛苦。 更荒 唐的是 因爲啄 木烏能 
够啄樹 取蟲， 走 江湖的 郞中更 用牠燒 灰來醫 治人家 的牙痛 ，晚 
是能治 牙中的 蛀蟲。 

另有 一種與 啄木鳥 相似的 小鳥， 也喜歡 黎在樹 幹上， 時常 
側着頭 像是傾 聽什邂 似的， 因 此俗名 “歪脖 ”。 其 實牠並 不啄食 
樹 裏面的 昆蟲， 而是 啄食樹 幹上的 螞蟻。 

香港 的海鮮 

香 港的海 鮮是有 名的。 對於吃 海鮮， 香港人 有兩句 俗語: 
“ 欲吃海 上鮮， 莫計腰 中錢: ”這是 說海鮮 的時價 不同, 隨 了氣候 
節令， 海鮮的 大小和 捕獲的 地點， 以及 “生猛 ”的程 度而異 ，因 
此 代價是 無法預 算的。 

本來， 所謂 海鮮， 應該包 括魚暇 蟹介， 凡是 可吃的 海産都 
可 以稱爲 海鮮， 但現 在本地 人提起 海鮮， 大 都是指 魚蝦， 甚至 
僅指魚 而言。 譬如 這兩天 酒家在 報上所 刊的春 茗酒菜 廣吿，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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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一 項便是 “原條 海鮮， 足一 斤十兩 ”， 這就簡 直將海 鮮兩字 
作爲 魚的代 名詞， 而這 裏所說 的魚， 又往 往僅是 指石斑 而言。 

石 斑可說 是香港 海鮮的 代表， 是香港 出產的 鹹水魚 之中最 
享 盛名的 一種， 那模樣 頗與江 浙有名 的“桃 花流水 鰾魚肥 ”的鳜 
魚 相似， 因此 在外江 人眼中 看來也 不陌生 ，也 對牠有 了好感 。這 
益發 造成了 石斑的 地位。 凡是初 到香港 來的外 江人， 一 定會自 
動的或 被朋友 請去試 一試香 港的著 名海鮮 滋味， 而所筲 到的第 
一樣 往往總 是石斑 魚 :於是 石斑自 然就成 爲香港 海鮮的 代 表了。 

其實， 石斑 在本港 的海鮮 之中, 並 不能算 是眞正 的上品 。香 
港人 吃魚， 有一 句經驗 之談的 口訣： “ 第一鯰 ，第二 鳝， 第三馬 
家郞， 馬家郞 是指馬 頭魚。 這都是 認爲味 道好的 家常吃 的鹹水 
魚， 其中並 輪不到 石斑。 至 於眞正 上品的 海鮮， 則 應推比 u 魚 
類 的龍脷 、七日 鮮等 。賣 魚的行 家和吃 魚的行 家都是 這樣說 ，牠 
們平時 在魚槿 上的價 格也比 石斑高 3 海鮮 的首席 根本輪 不到石 
斑。 

據酒 樓冲人 解釋， 造成石 斑魚這 樣有名 而暢銷 的原因 ，是 
因爲 石斑肉 多刺少 ，味道 & 不錯, 而乱產 量多， 四季 皆有， 並且 
長 耐活， 養在魚 櫃裏多 天還很 生猛， 同時 價錢又 不太貴 ，對 
於資家 和吃客 方面都 合算， 所以一 般人吃 起海鮮 來緦是 來一條 
“淸 蒸石斑 ”了。 

就石斑 魚本身 來說， 牠們也 有許多 不同的 種類。 在 香港仔 

的海鮮 艇上， 艇家 會指着 養在魚 籠裏的 ^ ^吿訴 你說： 這是紅 

斑， 那是花 狗斑， 另一 條是蘇 鼠斑， 又有七 星斑、 泥斑 '黃釘 

斑 …… 名目 很多， 使 你眼花 揀亂， 看不淸 楚也記 不淸楚 ，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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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各 自不冏 。 結果只 好由他 給你選 一條， 由他 索價。 這 也正是 
“ 欲吃海 上鮮， 莫計腰 中錢” 的另一 原因。 

海 鮮中的 魚鮮， 本地行 统認爲 最上品 的乃是 “七日 鮮 ”和龍 
脷， 它們 的模樣 都同撻 沙魚差 不多， 是比目 魚類。 因爲 是棲息 
在深 水底的 ，所以 肉味非 常嫩滑 細膩。 將七日 鮮的 肉同石 斑的肉 
一比， 恰好 似將石 斑同紅 衫魚比 一般， 不比 猶町， 一比 便覺得 

石 斑雖然 幼滑過 紅衫， 但比起 龍脷七 日鮮， 便相差 很多了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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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鮮一類 的名貴 海鮮， 不是 一年四 季在街 市的魚 楂上所 能買得 
到的。 尤其是 活的， 幾 乎僅有 香港仔 的海鮮 艇上才 偶然有 。因 
此 價錢也 就成爲 “時價 ”了。 

魚也有 肥瘦。 石斑 多肉， 龍脷 味鮮， 但 它們都 少油。 喜歡 
吃 肥魚的 則推薦 鲦魚和 靑衣。 _ 魚有時 也寫作 鲳魚， 樣 子頗似 
淡水產 的邊魚 。有花 邊鲦、 白鰭、 鷄 龍鯓、 黑 餘等等 的分別 ，肉 
很厚， 少刺， 有油， 味 道非常 腴美。 無論淸 蒸油煎 和紅燒 ，都 
各有 千秋。 就 是葡萄 牙人的 鲦魚， 吃起來 也別有 風味。 

靑 衣的模 樣頗似 鯉魚， 而且 都是 大條的 。它們 色澤很 美麗， 
靑 綠而帶 翠藍， 我們 可以隨 時在專 售海鮮 的酒家 門前的 玻璃養 
魚 槪衷見 得到。 另有一 補與靑 衣相似 的魚， 紅頭釣 嘴，， 色彩比 
靑衣史 美麗， 俗名鸚 哥鯉， 價錢 比靑衣 較廉。 據 說有些 酒家時 
常用鸚 哥鯉來 貿 充靑衣 。因爲 這兩種 魚活的 時候雖 有黏分 別^佴 

煮 熟以後 便不容 易看得 出了。 

同是靑 衣魚， 艇家 又將它 們分爲 牙衣、 石蚌、 冧蚌 多種， 
镰說 其中以 牙衣爲 最上品 C 我雖吃 過多次 靑衣， 伹從未 吃過牙 
衣， 所以 在這裏 也是姑 妄言之 而已。 


有一 種類似 石斑的 大魚， 名爲 龍®， 也是常 被人提 起的海 
鮮。 酒家 的菜牌 上經常 有玫龍 链頭、 坆 龍躉翅 供客。 龍 躉是每 
條有 幾十斤 甚至衍 餘斤: t 的 大魚， 肉 很厚， 頗似 外江雍 的鱒鰹 
魚。 若是外 江佬吃 海鮮， 叫酒 家來一 條整條 的紅燒 龍躉， 便要 

鬧大笑 話了。 

在 香港吃 海鮮， 烹 調方法 以淸蒸 爲上， 因爲 只有生 猛鮮活 
的魚 才有資 格可以 淸蒸， 吃起來 fl 然滋味 鮮美。 其次是 紅炊， 
近於外 江人的 紅燒， 但沒 有那麼 味濃。 至 於用白 汁茄汁 或醮了 
麺包粉 油炸， 那是西 洋的吃 魚法， 已不足 談吃香 港的海 鮮了。 


穿山甲 香港 動物界 的寃獄 

中古時 代的歐 洲人， 認爲蝦 蟆能終 ¥ 不食， 形 狀醜陋 ，一 
定 是一個 怪物。 “ 怪物” 起人的 敵人， ra 此 也是神 的敵人 。於是 
一個 人的家 褢 有了  -隻 蝦蟆， 或 者恰巧 有一位 喜 愛小動 物的老 
太太養 了一隻 蝦蟆， 她侦要 毫無問 題的被 宗敎裁 判所當 作異端 
者來 活活的 燒死， 而蝦 ■:就 是她的 最：® 要的 罪證。 其實 蝦模吃 
蚊蟲 ，是人 類的好 朋友， 是 我們至 今仍有 人憎惡 蝦蝶和 靑蛙， 
這實 在是動 物界的 莫大 寃獄。 

動物 界的另 •一個 寃獄的 受害者 ，乃 是香 港所出 產的穿 山甲。 

穿 山甲的 形狀很 古怪， 又 喜歡生 活在地 底下， 於是香 港的人 ，尤 

其 是新界 的農人 ，他 們相 唱穿山 甲在地 底下掘 地道挖 穿墳墓 ，專 

門偸吃 死人的 屍體， 因此 見了穿 山甲就 捕殺， 連 用法令 來制止 

也無效 ，其實 穿山甲 根本沒 有牙齒 ，牠 專以白 蟻的幼 蛹爲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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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牠那 特有的 長舌去 舐食的 ，而白 蟻正是 香港物 業的最 大敵人 O 
穿山 甲在地 底下活 動的目 的就 是搜尋 讎穴， 可是 香港的 人却說 
牠想吃 死人的 腦髓， 你說這 寃枉不 寃枉？ 

新 界出產 的穿山 甲 很多， 就是 香港島 的山上 邊偶爾 也會發 
現。 牠 是亞洲 現存最 古怪的 原始哺 乳動物 之一。 在勖物 學上名 
爲有 鱗甲的 食蟻獸 3 中 國舊名 鮫鯉， 亦作 陵鯉， 又 名龍鯉 ，用 
牠身 上的鱗 入藥， 據說可 以治小 兒驚風 啼哭， 婦人 邪迷， 腎虧 
耳鳴 等症。 價錢 很貴， 這也 是中國 鄕下人 喜歡搜 捕穿山 甲的原 
因。 李時 珍的“ 本草” 上說： “其形 肖鯉， 穴 陵而居 ，故曰 陵鯉, 
而 俗稱穿 山甲。 郭璞賦 謂之 龍鲤。 臨海 記云， 尾刺如 三角菱 ，故 
謂石駿 。” 

穿山甲 形狀與 犰狯很 相似， 伹全然 是兩種 東西。 犰狳 1 產 
於西 半球， 穿山 甲僅 產於東 半球。 亞洲出 產的穿 山 甲共有 三種, 
香港所 出產的 是屬於 三種中 國變種 之中的 一種。 牠與犰 狳最大 
的 區別， 就是犰 狳的鱗 甲是角 質的， 穿山 甲的鱗 甲則是 由硬毛 
膠結 在一起 而成。 穿山 甲沒有 牙齒， 不能 咬物或 吃硬的 東西, 
但有 一條長 而尖的 舌頭， 可以伸 出嘴外 很遠， 迅如 閃電。 牠的 
尾巴雖 然披滿 鱗甲， 但是 能纏捲 自如， 這 是牠爬 樹時的 補助工 
具。 穿 山甲的 脚爪非 常尖銳 有力， 因 此是掘 地道的 能手。 牠爲 
了搜尋 螺穴， 能深 入地底 或爬到 樹上。 一發現 蟻穴， 就 用牠那 
長 舌頭 閃 電似的 舐 食蠛穴 的幼蛹 3 牠 並不吃 長成的 螞蟻。 

一隻長 成的穿 山甲， 可以頭 尾長至 三尺， 鱗 甲是紫 褐色, 
尖 端硌帶 灰黃。 面部 和身 上無鱗 部份， 是略 帶粉紅 的白色 ，腹 
下 有毛部 汾是淡 紅的沙 土色。 穿山甲 的自衞 能力很 薄弱， 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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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時 便用尾 巴遮掩 頭部， 縮成 一圑， 用 渾身的 鱗甲來 保護自 
己。 

穿山甲 在香港 是受保 護動物 法令保 護的， 不許 捕殺或 售賣， 
爲 了牠能 镤除 ft 蟻， 可是鄕 下人仍 見了牠 就捉， 偸偸的 將牠出 
售， 寶 給人當 藥料或 補品。 

菩 提樹， 菩提紗 

“ 菩提本 無樹， 明鏡亦 非臺， 本來無 一物， 何 處惹塵 埃?” 
據說這 是禪宗 六祖恵 能项作 杓明心 見性的 偈語， 用 來答攒 
上座 僧所說 的“身 是菩 提樹， 心 如明鏡 台”的 。因爲 上座僧 將自己 
比作菩 提樹， 六 祖却能 豇 進一步 說“菩 提本 無樹” 比他見 得更徹 
底 ，因 此能接 受了五 祖的 衣缽。 但 我們是 俗人， 不能 領會禪 洛:， 

所 以仍只 好在這 褢談談 身外之 物的菩 提樹。 

菩提 樹當然 以廣州 光孝寺 六祖殿 前的最 有名。 但香 港也有 
菩 提樹， 植物公 園逛 有， 大 坑上面 的居土 林也有 一棵。 我想香 
港的其 他園林 裏一定 還有， 只是我 不曾有 機會見 到過。 

菩提樹 很高， 樹幹 卩1 褚樹， 許 多枝幹 會纏在 一起， 結成一 
個 粗大的 樹身。 樹 葉則似 肥大的 桑葉， 不 過比桑 葉更圆 。這種 
樹的原 產地是 印度， 是隨 着佛法 傅入中 國的。 相 傅釋迦 牟尼就 
坐在這 種樹下 得道， 證菩 煶果， 所以 名爲菩 煶樹， 是佛 家的護 
法榭 c 菩 遝樹還 fi •許多 别名， 如 阿沛多 羅澍、 阿輸 陀樹'  畢鉢 
羅樹。 這些名 稱與“ 菩提， ，兩字 一樣， 都是 梵語的 _ 音， 據說就 

是“ 逋”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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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植物分 類上， 菩提 樹是與 榕樹同 科的。 著 名的班 遜姆氏 
的 “香港 植物誌 ”， 其中 舉列了 十幾種 與博樹 同科的 樹木， 可惜 
所 用的都 是拉丁 爭名， 不知 那一種 才是我 們中國 人所說 的菩提 
樹。 

廣州 光孝寺 六祖殿 前的菩 提樹， 相傳 原本是 六朝時 智藥三 
藏法師 從印度 撝來種 植的。 但 是今日 所見的 一棵， 已非 原物， 
因爲原 樹已經 在淸嘉 慶二年 （公元 一匕九 八年） 六月給 颶風吹 
倒了 。後來 從南華 寺分植 了一枝 過來， 這就 是今日 所見的 一棵。 
佴南華 寺的菩 提樹， 原本也 是從六 祖殿前 的那棵 原樹分 楠過去 
的， 所以淵 猄有自 ，仍 是一脈 相傳。 據 說傳入 中國的 菩提樹 ，以， 
廣州光 孝寺的 那一棵 爲祖， 今日 各地所 有的菩 提樹， 都 是從這 
棵辗轉 分楢出 來的。 

菩 提榭的 葉子， 有一 特色。 將它 浸在水 基若千 日時後 ，漂 
去葉上 的綠色 成份， 僅剩下 繊細的 筋絡， 宛如 薄紗， 俗 稱菩提 
紗， 可以 在上面 寫字， 可以 作畫， 又 可以嵌 作窗紗 或燈紗 ，和 
尙往 往製了 送人， 又可以 賣錢。 從 前廣州 六楷寺 裏有好 嫌棵箬 
提樹， 寺裏的 和尙就 將這種 洗乾淨 了的菩 提葉擺 在花塔 下賣給 
遊人。 香 港的文 具箋扇 莊也有 出售， 因爲這 東西可 以夾畲 ，配 
了鏡框 也可以 掛在牆 

美人魚 

夏天 到了， 又是 美人魚 活躍的 季節。 香港是 以出產 美人魚 
著 名的， 已經 發現過 兩條， 一條已 經年華 老去， 一條還 待字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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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熟悉水 國滄桑 的人， 談 起她們 的歴史 ，都 能够如 數家珍 C 至 
於還 未成器 的準美 入魚, 淺 水灣頭 的碧波 裏浮浮 沉沉的 觸目皆 
是， 只待 別具慧 眼的人 去捕獲 好了。 

這種美 魚， 吋說是 名副其 實的美 人魚， 因 爲她們 將傳說 
中的 東西兌 現了。 所 差者， 只是她 們是人 而魚， 不是魚 而人而 
已。 至於傳 說中的 人魚， 則除 了雎的 以外， 還有 雄的， 實在不 
便一律 稱爲美 人魚， 最好 還是稱 他們爲 人魚。 新 安縣志 卷三物 
產 志云： 

“人 魚長六 七尺， 體 髮牝牡 如人， 惟 背有短 聚 微紅， 雄者名 
海 和尙， 人首 鱉身， 足 差身， 無甲 。 雌漭爲 海女， 能媚人 ，舶 
行遇 者必釀 解之。 諺云， 毋逢 海女， 人魚。 此蓋 魚而妖 

所 謂海和 尙， 大約 就是和 尙魚， 據 “三才 P1 會”說 ： “東洋 
大 海有和 尙魚， 狀如 鱉， 其身紅 赤色， 從潮 水而至 

記載這 種傳屮 的人魚 故事， 最 美麗的 娃“甌 異記 ”， 據説待 
制 査道， 奉没 高麗. 晚 泊一山 而止， 望見沙 中有一 婦人， 紅裳 
雙袒， 髻 M 紛亂， 肘後 微有紅 M， 査命 水工以 ■投 水中， 勿令 
傷。 婦 人得水 腺仰， 復 冴望査 拜手， 威戀 而沒。 水 i 曰， 某在 
海上未 曾見， 此何物 。 査曰， 此入 魚也。 

相傳大 嶼山從 前有以 漁爲生 的水居 民族， 名 曰盧亭 ，屈大 

均說他 們就是 人魚， 見“廣 東新語 ”： 

‘ ‘有盧 亭者， 新 安大魚 山與南 享竹沒 老萬山 多有之 。其長 

如人， 有 牝牡， 毛 髮焦黃 而短， 眼睛 亦黃， 审 葱黑， /i 長 寸許， 

見入 則驚怖 入水， 往 往隨波 飄至， 人 以爲怪 ，肆 溪？。 有得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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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者， 與 之搖. 不 能言語 ，惟笑 而已， 久之能 著衣食 五毂， 擄之 
大 魚山， 仍沒 入水， 蓋人魚 之無害 於人者 。” 

人魚的 傳說， 中外 都有， 丹麥的 安徒生 有一篇 著名的 童話， 
就是 以傅說 中的人 魚爲題 材的， 寫 得極爲 美麗。 這種海 上傳說 
中的 生物， 據 現代海 洋生物 學家的 硏究， 認爲可 能是從 前的航 
海家見 了海中 一種海 牛誤會 而起。 這種海 牛日本 人名爲 “儒良 ”， 
棲在印 度洋直 至澳洲 沿岸， 體黑 胸白， 雎 的胸前 一對乳 房很發 
達， 牠 們像鯨 魚一樣 是海中 的哺乳 勋物。 雌的能 用前鳍 抱着幼 
兒 在胸前 哺乳， 又曹 •歡抬 高半 身出 水面來 游泳， 所以遠 遠望來 
很像是 哺乳的 婦人。 也許就 是這種 東西被 東方的 航海家 輾轉傅 
述， 變 成美人 魚了。 


大 樹波羅 


前幾 天遊大 埔的康 樂圃， 在進 門的大 路旁發 現有波 羅樹甚 
多， 一 共有十 餘棵， 有幾探 結贲已 經大如 芒果， 這才知 道在香 
港 可以見 到的波 羅樹， 除 了植物 公囿裏 的一棵 以外， 原 來這裏 
竟 有這許 i。 （植 物公 園的波 羅樹， 長在 俗稱花 園仔近 堅道的 
山 邊。） 

波羅樹 卽波羅 蜜樹， 所結的 實卽波 羅蜜， 俗稱大 樹波羅 ，與 
我們所 常見常 吃的波 羅全然 是兩種 東西。 大樹波 羅生在 髙大的 
波羅 樹上， 每一 個大如 西瓜， 外殼靑 綠色， 生滿 了軟刺 。波羅 
則是鳳 尾梨， 南洋 人稱爲 黃梨， 雖 然也有 結實很 大的， 但 練是 
草本 像椰菜 番茄一 樣成排 種在田 裏的， 俗稱波 羅田。 外江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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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 過生在 田裏的 波羅 ，以爲 波羅一 定是生 在捺櫚 一類的 樹上， 
這 實在是 誤解的 C 波羅葉 有刺如 鋸齒， 一 叢一叢 如仙人 掌似的 
生 在地上 ，波羅 就生在 正中心 ，新 摘下來 的波羅 頂上， 每 每殘留 
着一 叢鳥羽 一樣的 嫩葉， 此 卽“鳳 尾梨” 這名稱 的由來 :> 

波 羅蜜是 佛家的 名詞， 亦稱 優鉢暴 =俗 傳波羅 樹不花 而實， 
有 時也會 開花, 但極難 見, 所以 佛經稱 優鉢暴 花爲難 得的盛 來 C 
廣 束的波 羅樹， 從 前以番 禺南海 神廟 前雨棵 最有名 C 南 海神廟 
的 俗名就 稱爲波 羅廟， 廟 前的水 也名波 羅江。 

波羅 蜜的原 齑地是 印度， 波羅 廟前這 兩棵波 羅樹， 相傳是 
六朝時 有外國 貢船 來到 南海， 使者 墉來波 羅子， 上 岸嵇植 ，後 
來 貢船忽 然揚帆 走了， 剩下這 涸使者 ，“其 人笫而 悲泣， 立化廟 
左， 土人以 爲神， 泥 陴肉身 祀之， 一 手加眉 際作遠 瞻狀 ，卽達 
奚司 空也” （ 見“廣 東新語 ” ） c 這座達 奚司空 泥像， 至今 仍在， 
不過 已經殘 破了。 至於那 兩棵古 老的波 羅樹， 因 爲這許 多年不 

曾去 遊過波 羅廟， 不 知現狀 如何。 

南海神 廟的波 羅樹， 相 傳爲嶺 南所有 波羅樹 之祖。 今曰谷 
地所 植的波 羅樹， 都是直 接間 接從 這兩棵 樹分出 來的。 

波 羅榭很 髙大， 葉子有 光澤， 像 是冬靑 或橘樹 的葉子 。樹 
幹有一 特點， 自 根以上 則 闹 生着小 枝葉。 波羅蜜 並非結 在樹顶 
上的枝 幹上， 而是結 在樹身 上的那 些小枝 葉上。 有時兩 三枝結 
在 一起， 小 時長圓 形如小 芒果， 成熟後 可以大 如斗， 週 身有隆 
起的 輭刺， 古人說 它如邮 頭上 的螺鬚 3 子 囊像石 權一樣 的合百 
數 十粒爲 一球。 味 道香甜 濃郁， 肉可 以吃， 每一 粒的子 核像粟 
子 一樣， 也可 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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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恶鳥 的傳說 

苦惡鳥 的別名 很多， 古 人稱牠 爲“姑 惡”， 又名 苦鳥。 北方 
人 稱爲苦 哇鳥， 又稱苦 娃子。 牠是 秧鷄的 一種， 廣東人 稱爲水 
鷄。 可惜 這惠慣 於將水 鷄借用 作另一 用途， 如“打 水鷄” 之類. 
使人聽 起來實 在有點 剌耳。 

苦 惡鳥是 水鳥， 動物學 家稱牠 們爲“ 中國 種的白 胸水鷄 ”， 
是中國 民間傳 說最多 的野鳥 之一。 牠的土 名叫來 叫去總 離不了 
“苦 ”字， 就與 這些民 間傳說 有關。 

苦惡鳥 是出產 在南方 的鳥, 從我國 的福州 以南， 直至 緬甸、 
印度 和南洋 都有， 因此香 港也是 牠們的 棰息地 之一。 牠 們有時 
在 夏天會 從炎熱 b 南方飛 到長江 一帶去 避暑。 這 時正是 牠們不 
停“苦 苦”地 叫着的 季節， 這 也就是 沿江各 省發生 關於苦 惡鳥各 
種 傅說的 由來。 

苦惡鳥 的傳說 雖多， 但平 常總不 大容易 見到。 道是 因爲牠 
們不裒 歡 高飛， •父不 梼息在 樹上， 而是藏 身在河 邊或低 窪地方 
的草 叢中。 雖然 喜歡不 停的苦 叫着， 但是 一聽到 有聲響 ，就寂 
然 貼伏在 草叢裏 不動， 所以很 難有機 會見到 牠們。 只有 偶然在 
稻田 或低地 上覚食 ，無意 被人撞 見了， 牠就 一龠烟 m 入草 叢中, 
你這時 才有機 會可以 看見。 但有許 多人， 又不會 知道這 就是有 
名的苦 惡鳥。 

苦惡鳥 的形狀 像一隻 瘦瘦的 母鷄， 脚長 尾短， 全身 約十一 
二英 寸長， 頭尖 嘴長， 嘴端 綠色， 嘴角 有一段 紅色， 背 上是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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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胸上 白色。 中國向 來說苦 惡鳥是 一種黑 色的鴉 狀水鳥 ，大 
約就 是忽促 一瞥之 間所獲 得的不 正確的 印象， 香 港新界 一帶水 
田和 小河的 岸邊有 很多苦 惡鳥， 時時 要出來 覓食， 我們 如果到 
郊外去 旅行， 只要 略爲留 意， 很 有機會 可以見 得到。 苦 惡鳥喜 
歡夜 裏叫， 聲 音單調 遲緩， “苦哇 —— 苦哇 ’’ ， 時常整 夜叫個 
不停。 

關於苦 惡鳥的 中國民 問許多 傅說， 可以 歸納成 兩大類 。一 
類垃 說這種 鳥爲一 個苦 媳婦 所化， 被惡姑 磨折 a 待而 死， 化爲 
怨鳥， 所以 叫起來 總是“ 姑惡姑 惡”。 蘇東 坡陸放 翁等人 都有詠 
姑 惡詩. 可见宋 朝已經 有了這 溥說: >  另一 類傳說 則與這 恰恰相 
反， 說是 不孝婦 所化。 相 傳有窗 h 老姑， 兒子 出外， 媳 婦厭惡 
她， 文欺 她年老 以窗， 以蚯蚓 伴飯給 她吃， 願說是 鳅魚， 後來 
給兒 子冋來 看見了 ，趕走 媳婦， 她就 化爲苦 惡鳥， 耍 苦叫整 夜， 
才 可以在 河邊得 到一條 蚓蚯來 充飢。 

這些傳 說都很 凄惻. 反 映了中 國舊禮 敎和封 建家庭 的生活 
陰暗， 再加 上牠的 叫聲確 是“苦 哇苦哇 ”的很 難聽， 所以 在黃梅 
天 氣一聽 到這種 水鳥的 叫聲， 實在 E 能使人 ‘耿然 不樂。 

幼 細的 鐵線蛇 

鄕下 人在春 天翻土 鋤地， 時常會 從土中 發現一 種小蛇 ，身 
如 蚯蚓， 但是行 動比蚯 蚓靈活 得多， 這就 是本地 人所說 的鐡線 
蛇， 又 名窗蛇 C 

鐡 綠轮很 小， 至多僅 有三四 寸長， 身體 像蚯蚓 那麽粗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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逵尾 E 特別 尖細， 這是 它的掘 地工具 ：>  鐡 線蛇像 蚓蚯一 樣棲息 
在 地下泥 士中的 ，它的 尖尾巴 就是一 具效果 十分優 異的掘 土樓。 

樓 息在土 中的小 動物， 因 爲少見 日光， 不雷要 目力， 因此 
雖然有 視覺. 也等 於是肓 目的， 如 田鼠等 都是。 鐵線蛇 之所以 
又名 肓蛇， 就因爲 它的細 小眼睛 铪頭上 特別發 達的鱗 甲遮住 ，幾 
乎不能 視物， 所 以稱爲 肓蛇。 

鐵線 蛇的身 體特別 光滑。 普通的 蛇類， 從頭 至尾用 手摸下 
去， 光潤 柔輭， 可是從 下向上 摸來， 因 了鱗甲 關係， 便 成了披 
逆瞵 了。 但是鐡 線蛇無 論順摸 逆摸， 都光滑 異常， 這就 是它們 
被 稱爲鐵 線蛇的 原因。 

許多蛇 都是卵 生的， 僅有 少數蛇 類是胎 生的， 小小 的鎩線 
蛇便是 胎生蛇 之一。 所 以農人 掘土， 往往 一鋤掘 下去， 能掘出 
整 巢 的鐵 線蛇。 

鐡線 蛇是無 毒蛇， 而且因 爲太小 ，又 啻， 根本 不會攻 接人。 
可是 本地人 很怕鐡 線蛇， 認爲 如果不 小心給 鐵線蛇 纏住了 手指， 
這根手 指一定 要斷， 否 則它是 不肯鬆 開的。 我們 對於蛇 類本來 
有許多 不可靠 的古怪 傳統， 從鐡線 蛇能纏 斷人的 手指， 正是這 
種傅說 之一。 

鐡 線蛇因 爲頭小 無目， 粗看 起來不 易分辨 頭尾， 從 前曾被 
人誤 認爲兩 頭蛇。 “績明 道雜誌 ”云： 

“ 黃州有 小蛇， 首尾 相類， 因謂兩 頭蛇。 余 視之， 其尾端 
蓋 頻首而 非也。 土人 言此蛇 老蚯蚓 所化， 無甚 大者。 其 大不邊 
如 大蝴， 行不 類蛇， 宛轉 甚纯。 又謂 之山蚓 

根據 道描寫 看來， 牠 們可以 斷定毫 無問題 就是鏹 嫌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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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 乸芋仔 

中 國人對 於芋的 尊重， 遠在薯 仔番薯 之上。 雖然同 是大衆 
的 雜糧， 但是 芋却列 入山家 淸洪， 與筍 蕨菰蒲 一樣， 成 爲齋食 
的 妙品。 中國舊 小說裏 就時常 有深山 古寺， 老惯擁 絮煨芋 ，向 
熱 中名利 的來客 談禪的 場面。 這是 眞的， 將乾爽 的小芋 頭埋在 
熱 炭灰中 煨熟， 剝了 皮來吃 ，甘 香淸淡 ，這 種滋味 實在不 是熱中 
名利之 徒所能 領略的 。香 港人在 八月十 五要用 紅芽字 仔拜月 ，他 
們 喜歡先 期買了 芋仔在 太陽下 晒乾， 拜 過了月 宫就連 皮煮了 ，剝 
皮點砂 糖吃， 滋味也 不輸於 煨芋。 

香港街 市上出 售的竿 頭種類 很多。 北方 人所常 吃的芋 ，頗 
近 於本地 的紅芽 芋仔， 通稱 芋艿, 據說 這就是 古時所 稱靑芋 。但 
香港 除了紅 芽芋仔 以外， 還 有白芽 芋仔。 此外還 有檢榔 芋和荔 
浦芋。 後兩種 每個都 很大， 有 時一顆 有幾斤 檳鄉芋 切開來 
有檳榔 花紋， 所以 稱爲檳 榔芋， 吃起 來最粉 最香。 

廣東 的芋很 有名， 方書 上說有 十四種 之多， 春種夏 收者爲 
早芋 • 夏種 秋收者 爲晚芋 ，它 們與早 稻晚稻 並登， 乃穀米 之佐, 
所 以俗稱 “大米 ”。 據屈大 均說， 廣芋之 美者， 首黃芋 ，次 白芋， 
次紅 芽芋， 皆小， 唯南 芋大。 南 芋色紫 生沙， 甚 可食。 而白者 
尤良。 又有 銀芋， 苗莖 瑩白， 與 葉皆可 生食。 

芋 的葉子 很大， 避 夏時看 來恍如 荷葉。 不僅 銀芋的 莖葉可 
食， 就是蔡 浦芋的 粗梗， 剝去了 外皮， 裏 面的梗 心也可 以醃酸 
或是炒 來吃。 香港 山邊另 有一種 野芋， 地下 的根莖 不發達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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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葉了 -很 美篼， 有些上 面還有 細碎的 紅點： 因此 有人拿 來作盆 
栽。 就 是普通 的芋頭 ，也有 人拿來 栽在大 瓦盆裏 放在牆 頭上的 C 
香港人 稱大芋 頭爲芋 這阍 名稱雖 與上海 人的芋 芳發昏 
相近， 其實 意義却 不同。 芋 乸乃是 指大的 芋母。 上海人 所說的 
芋艿， “芳 ”字是 “奶” 之誰， 這是 本地人 所說的 芋仔。 

廣東人 過年， 將檳榔 芋切成 細絲， 用 油炸成 一餅一 餅的稱 
爲 芋蝦。 平時則 多數將 竽乸當 菜吃， 如 扣肉， 煮魚， 多 以芋乸 

作配， 很 少當點 心吃。 上海人 則喜歡 用糖煮 芋艿， 像庚 東人的 

0 

番 箬糖水 那樣， 稱爲 糖芋芳 C 

. 芋 仔是附 在芋乸 上的， 收 成時， 鄕下 人連仔 帶趑一 起從濕 
泥褢掘 出來， 於 是遂產 生了“ 掘芋頭 ”這句 俗語。 這是一 句很那 
個的本 地話， 我不想 在這裏 解櫸， 其實對 於本地 M 者也 是無須 
費辭解 釋的。 


薯仔 和蕃薯 

% 

% 

•  •  |  4 

薯仔 和番曹 最大的 區別， 乃娃 前者一 定要 煮熟了 可以吃 ，後 
者却可 以生吃 3 兩者 都是從 外國傳 入的， 並 非中國 原生的 植物， 
可是 在中國 久已滋 生繁殖 得非常 普遍， 已 經漸漸 化爲中 國本土 
的東 西了。 像 葡萄、 胡桃、 胡瓜、 胡蘿荀 一樣， 只是在 名字上 
還殘留 着外來 的痕迹 而已。 

最近 香港到 了大批 從內地 運來的 薯仔。 這是 我國西 北邊疆 
的 土產， 不 遠千里 横斷了 大陸運 來供應 香港民 食的。 碧 伃本是 

南 美洲的 土產， 十 六世紀 時始由 .荷蘭 的航海 家帶到 歟洲，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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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 漸傳播 到全世 界：. 香港人 至今仍 呼薯仔 爲荷蘭 磬仔， 就說明 
了它 的最初 來源: >  北方 人呼薯 仔爲士 豆兒， 它們 在東北 和蒙古 
一帶接 壤的地 方繁殖 得最早 11L 最多。 這就 說明了 爲何遼 遠的西 
北能 有薯仔 運來供 應香港 的原故 c 那裏的 居民 像歐洲 人一樣 ，也 
以蒈仔 爲日常 主要的 副食， 正如 長城以 南的人 吃麥， 黃 河以南 
的人 吃米差 不多。 北方人 不像上 海人那 樣稱: 誓仔爲 洋山芋 ，而 
稱它 們爲士 豆兒， 就闵爲 久已吃 慣了這 束西。 

番 薯 據說是 由葡萄 牙人在 明末才 傳入中 國的， 但中 國人對 
於它的 愛好， 比 對蒈仔 更甚。 我想 這原因 可能是 由於它 們從田 
裏掘起 來就可 以往嘴 裏送， 成爲 貧民的 恩物， 是 雜糧之 中最普 
遍的 一種， 並且是 荒年 唯一的 救星。 

番罄 &華中 ^ 帶最繁 殖， 比在華 南和華 北都更 爲普遍 。香 
港 人 還在它 的名字 上 保留一 涸“番 ，，字 ，但 北方 人 就乾脆 稱它們 
爲 1， 白 皮的爲 白甍， 紅皮的 爲紅薯 ，上 海人 稱它們 爲山芋 ，以 
別於 不能生 吃的洋 山芋。 

番薯在 長江一 帶最被 重視， 這一帶 出產的 都是紅 磬。 過去， 
江 北的窮 人如果 年荒沒 有“飯 ”吃， 只好 四出 逃荒。 若是 年成好 
有 “飯， ，吃， 所 謂吃“ 飯”, 事實上 也只是 長半吃 紅薯。 若 是紅磬 
湯裏 能放一 把米， 那就 等於香 港人吃 臘味飯 或是堡 鷄飯了 。長 
江 上游的 人對 於番薯 的稱呼 更古怪 ，如江 西同湖 北人就 稱番薯 
爲苕， 他們 罵人爲 “蘿葡 苕”， 就等於 香港人 的“儍 瓜”。 

香港 所賣的 番薯， 有紅心 番薯和 白皮番 蓥之分 ：>  另 外還有 
一種 M 鄉 番薯， 煮熟 後是紫 色的， 廣 東人喜 歡煲番 薯糖水 ，很 
少將 番薯生 吃的。 事實上 ^ 香港旳 番薯* 本乎寘 牟吃， 不像上 


海的紅 心山芋 那漾， 削了皮 就成了 很好的 水果。 香港人 更不吃 
“烘山 芋”， 想來是 怕“熱 氣”。 但是 在北京 /  “烤白 奪”是 冬天街 
頭有名 小吃之 一。 價廉 物美， 可 以杲腹 ，可以 握在手 裏取暖 ，是 
一 擧兩 得的好 東西。 

談外 江鱷魚 

報上 報道東 歐民主 國家與 我國交 換的各 種珍禽 異獸， 巳有 
一批 蓮抵 北京， 在西 郊公園 的動物 囿公開 展覽。 在 我國與 蘇聯、 
捷克、 匈 牙利、 民 主德國 等交換 彼此特 產動物 之舉， 早 在去年 
秋 天就關 始進行 。他們 曾特別 指定急 需若干 種我國 的特產 動物, 
尤其是 鲵魚和 鳙魚， 他們 都需要 甚急。 按 鯢魚就 是本地 人所說 
的海 狗魚， 前天我 恰巧在 這裏談 遇了。 至 於鱷魚 所指的 是我國 
特產 的另一  M 鱷魚， 並 非南洋 印度和 非洲出 產的普 通緬魚 ，也不 
是 從前韓 文公在 潮州所 驅逐的 那述 趣魚， 更不是 本地中 環“鱷 
魚 潭，， 所見 的兩脚 “趣魚 ”， 而是出 產在我 國揚子 江下游 盆地和 

附近 湖沼中 的另一 種鱷魚 1 它 在爬蟲 分類上 有一個 專用的 學名， 
稱爲“ 揚子鱷 魚”， 因爲這 是除了 揚子江 以外， 世 界各處 都沒有 
的。 用 香港人 的口吻 來說， 這 是地道 的“夕 K 江觸 魚”。 

揚 子鱷魚 比我們 在電影 上慣見 的那些 非洲產 的大 綴魚爲 
小， 一 般的只 有三四 尺長， 伹 有時也 可以長 至七尺 （非 洲和印 
度 南洋的 鱷魚長 + 二尺 至十五 尺）。 牠們 喜歡樓 息在淺 水和沼 
澤 地帶， 因此 在揚子 江下游 兩岸， 安徽和 江蘇兩 省沿江 各處的 
港灣洲 渚和湖 沼之間 很多。 牠們的 集中樓 息地點 是蕪湖 和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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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 采石磯 太平洲 一帶。 太 平湖邊 上也是 很多， 因此 浙江境 
內 有時也 會發 現揚子 翅魚， 若是遇 到長江 水漲， 鱷魚的 巢穴被 
衝 毁了， 牠 們便順 水流散 各處， 那 時就是 蘇州河 和黃浦 江裏也 
有鱷 魚了， 因此 過去曾 有人在 上海馬 路邊上 也捉到 鱷魚， 這就 
是 乘了潮 水從溝 裏爬上 來的。 

揚 子鍾魚 之所以 有名， 是因爲 它們是 目前在 温帶大 陸上殘 
存着 的唯一 種類， 與 牠相似 的是遠 在北美 的密士 失必河 流域出 
產的 一種， 生 物學家 說牠們 可能是 同宗。 因爲遠 在二百 萬年以 
前， 亞 洲和美 洲是有 陸地銜 接的， 那時這 種願魚 很多， 而且分 
佈區域 極廣， 從 亞洲、 美洲以 至歐洲 都有， 甚至 當時的 英偷三 
'  島那一 帶也有 鱷魚， 但是 後來地 売和氣 候發生 變化， 各 處的鱷 
魚都 滅絕或 運移到 更炎熱 的地帶 去了。 只 有揚子 鱷魚差 不多仍 
存留在 原來的 地帶， 繼 績繁殖 生存至 今日。 因此 目前除 了在揚 
、  子 江下游 以外， 世 界各 處都沒 有這植 願魚， 是我 國的特 產動物 
之一， 所以 常 有名。 

鱷魚 有 從水裏 爬铅 集體 遷移到 另一處 的習惯 。從 前 人不知 
> 道， 這 就是構 成韓愈 爲什麽 能在潮 州用一 篇文章 驅逐麵 魚那傳 
說的 原因。 

4 

^紅 嘴 綠鸚哥 

香港山 上有野 生的小 鸚哥， 紅嘴 綠身， 尾上 開义， 乃是我 

們 通常所 說的最 典型的 紅嘴綠 鸚哥。 

鸚哥 本來有 多種， 有 純白， 紅胸， 黄胸， 或 者紅黄 襞備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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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 更有 •種 頭上有 j 簇冠毛 ，俗稱 鳳頭。 牠們 都形體 較大。  r 

一 般都稱 較大的 mm, 而將這 種故小 的紅 嘴綠身 者稱爲 魏哥。 

鹦鵡 是熱帶 的鳥類 ，以 南太平 洋所羅 門羣島 一帶所 產的最 
美麗, /也 最多。 牠們 是人類 最愛蒂 的諶鳥 之一。 這不僅 因爲毛  t 

色美麗 ，而 且更 因爲牠 們的舌 頭和風 管的構 造與一 般鳥類 不同， 

能 够學人 說話. 因此 更成爲 人類的 恩物。 九龍彌 敦道有 一家規 
槙稍 大的鳥 雀店， 就經 常有這 樣美麗 的鸚_ 雋。 準鹉 成等电 
國 封建帝 王宫庭 和富袞 家庭的 玩物， 已 經有很 久的歷 史,. r 
的詩人 已經用 牠們爲 歌詠的 題 材了。 在 西洋歷 史上， 羅馬 時代， 

的貴族 階級+ 僅飼養 鸚鹉作 玩物, 而且 將牠們 當作席 上珍品 。有 
時又 將鸚鵡 縱入獸 籠中， 沿獅 子老虎 跳躍摟 取鸚鵡 取樂，  , 

香港可 以見到 鸚哥的 地點， 是 從跑馬 地峽道 上面爲 起點. 

向西直 到香港 仔一帶 的山上 C 在香港 島北面 見到的 禅會此 南面、 
更多。 鸚哥 是喜歡 成羣結 隊飛的 • 時常 十餘隻 或二十 餘隻在 •一  r 

起， 所以不 遇見牠 則已， 一 見到了 緦是一 大羣， 這與香 港另一 

# 

種美麗 的野鳥 —— 藍鵲 的 習慣差 不多。 

鸚哥很 喜歡紅 棉樹。 紅棉 開花的 時候， 牠們 時常在 樹頂上  f 

啄 取紅棉 的花瓣 取樂。 花園 道對面 瑪琍氏 房的半 山上， 林木密 
茂. 又多紅 棉樹， 因此在 這紅棉 開花的 舂天， 時 常有機 會可以 
見到 牠們。 有人說 香磘的 鸚哥就 在這一 帶產卵 哺雛。 因 爲魏哥  ： 

是以 樹洞爲 巢的， 不 易被人 見到， 所 以無從 證實。 

鸚哥 又喜歡 吃榕樹 的果實 。九龍 彌敦道 一帶的 大榕樹 很多， 

鹦 哥時常 結隊飛 過海去 旅行， 然 後又飛 囘來。 不知怎 樣， 

的棲 息範圍 總是以 香港島 爲限, 因此在 新界從 不會見 到親哥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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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鳥類最 多的林 村谷也 沒有。 


豬屎渣 

豬 屎濟， 又名豬 屎雀， 是一種 靑黑色 的白胸 小鳥， M 巴很 
長 ，桌 歡在垃 圾堆、 荒地、 山溝 水邊, 以及人 家園地 裏覓食 。行 
路時尾 巴向上 一翹一 翹的。 牠 們不很 怕人， 見人 •來 了啷 的一聲 
飛走， 人 走開了 又飛囘 原地。 這是香 港最常 見的一 種小鳥 ，並 
且， 旣 名爲豬 屎渣， 顧名 思義， 可知 也是最 被人瞧 不 起的 -一穐 
小鳥。 從前 廣東人 最喜歡 鬥鳥， 西 關少爺 和有閑 階級喜 蒂畫眉 
百 靈或是 鵪猶， 沒有錢 的人只 好養一 隻豬屎 渣過過 癰， 

其贲， 講鬥 勁或是 唱工， 豬采 渣決 不轍過 & •靈畫 眉， 並且 
牠們還 有一種 長處, 就是養 起來容 易養， 一隻鳥 可以 活到五 、六 
年, 在鳥布 店裏的 忉錢很 便宜， 不 彳以 畫 眉西截 郝麽矜 t 難養 。至 
於 鵪鶉， 好 的善鬥 的鹌鴻 更是以 黃金論 價的。 從 前的廣 州西關 
少爺 可以爲 r- •隻 鵪鴒同 人家打 官司， 請杻計 師爺， 弄 得傾家 
蕩產。 

香 港的豬 屎渣不 會在樹 上結巢 做窩， 牠 們往往 在樹洞 、石 
壁的 裂縫， 或是 磚牆的 破洞裏 安身， 每 年產卵 兩次， 所 以一年 
有兩窠 小鳥。 毎一窠 總是五 隻， 

養 豬屎渣 的人. 認爲一 定耍從 小養大 ，這才 易馴， 也 好唱好 
鬥 。因此 小鳥孵 出了至 多半月 以後， 就給捕 鳥的人 促去了 。 小豬 
屎渣養 一胞月 以後 內行的 捕鳥人 就能分 辨牠們 的 雌續， 只有雄 
豬 屎渣會 唱會鬥 .雌的 杻本不 値錢, 牠們就 往往被 放走了 p 這镭 


情形恰 恰與畫 眉相反 ，因 爲鲞 /:s —定 要大了 以後捉 囘來才 會唱。 

豬屎渣 的產卵 期約每 年的三 四月， 這時 的雄豬 屎渣最 好鬥, 
也 叫得最 起勁， 兩隻 雄鳥爲 了爭鸾 一隻雎 鳥， 時 常互相 追逐幾 
小時 不休。 養 豬屎渣 的人， 也就在 這時使 牠們相 筚。 他 們先將 
兩隻鳥 籠面對 面排在 一起， 抽開 了籠門 。兩 隻雄豬 屎渣見 了面, 
先 是大家 鬥唱. 唱 時撒開 尾巴， 並 且抖着 翅膀。 唱 完之後 ，若 
是有一 隻從開 着的籠 門走進 另一隻 籠內， 決 鬥便開 始了。 她們 
不是 用嘴啄 而是用 脚爪相 樸的， 一面 撲着一 面還叫 個不休 。 等 
到一方 感到氣 力不支 繞龍逃 走時， 勝負 便算決 定了。 鬥 雀是要 
下注眼 錢的， 往 往輸鼠 很大， 而 且容易 滋事。 因 此在香 港是被 
禁 止的。 

香港的 上亞厘 畢道， 半 山的寶 雲道， 以 及植物 公園， 每天 
淸晨以 及下午 ，都 有養鳥 者墉了 鳥籠掛 在樹枝 上聽牠 們秣唱 ，道 
其 中就 隨時可 以見 到有豬 屎渣。 


比自， 撻沙 ，龍脷 

楗 沙魚有 一個很 香艷的 別名： “比 目”。 爾雅 釋地說 ：“東 
方有比 13 魚焉， 不比 不行， 其名謂 之鲽； 南 方有比 翼鳥焉 ，不 
比 不飛， 其名謂 之鯓/ ，爲 什麽稱 爲比目 魚呢？ 中 阈舊時 的格物 
家 加以注 釋說： “比 目狀似 牛脾， 鱗細， 紫 黑色， 一眼 .兩片 
相合乃 得行， 故稱 比目魚 。” 

這注 釋將比 目魚的 形狀倒 描摹得 不錯， 伹是 說牠只 有一隻 
眼睛， 而且 要“兩 片相合 乃得行 ”那就 錯了。 比目 確是一 邊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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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 一 邊沒冇 眼晴， 但那有 眼睛的 一邊却 是兩隻 眼貼近 生在一 
起， 並 非僅有 一煲， 而且 牠在水 中游動 時是平 游的， 不 似其他 
的魚類 那樣豎 着游的 （ 比目魚 的性格 根本就 不喜游 動）， 因此 
, • 牠並 不需要 “兩片 相合乃 得行” C 這種 情形， 我們 只耍從 本港任 
何 一個街 市的魚 攤上找 一條撻 沙魚看 一下就 可以明 白了。 

比 H 魚 是一個 大族， 撻沙魚 不過是 其中的 一種。 龍脷 、尖 
脷、 方捌、 地寶、 左口、 花布帆 之類， .大 家都是 同宗。 這類魚 
1  的 眼睛， 苻的 兩隻… 起生在 右面， 便用左 面貼水 而游； 有的兩 

眼一 起生在 左面， 用右 面贴水 而游， 有眼 和無眼 的一面 色澤不 
同， 大 都無眼 的一面 較淡， 多是淡 白或粉 紅色， 有眼向 上的一 
'  面 較深。 比目 魚類在 初生時 ，兩 隻眼睛 本是同 普通魚 一樣的 ，但 

是 從小魚 漸漸長 成時， 兩隻眼 睛就慢 慢的移 近到一 邊了。 

撻沙 魚的肉 很細， 味道很 鮮美， 稱得上 “幼滑 ”。 至於楠 
、  脷， 味道 比撻沙 更好。 在價 格上， 撻 沙是普 通魚， 龍脷 則是像 

七曰鮮 那樣， 是 比石班 更贵 的上 魚了。  • 

撻沙魚 在江浙 一帶的 海邊也 有. 上海人 稱爲“ 箸場魚 ”。 這 
^  類魚 有許多 不同的 俗名’ 有人 稱爲鞋 底魚， 因爲 那平板 的扁身 

體頗像 鞋底或 脚板， 因 此英文 也稱爲 Sole。 福州 府志上 將德沙 
寫作 “蝶鯊 ”， 但我 以爲不 及屈翁 山稱牠 們爲“ 贴沙” 的合理 。他 

；  在 “廣東 新語” 上說： 

‘‘貼 沙一名 版魚， 亦曰 左飢， 身 扁喜貼 沙上， 故名。 市歸以 

貼 牆壁， 兩三日 猶鮮， 卽比 目魚也 o” 

生魚貼 在牆上 兩三天 猶鮮， 那 時沒有 雲房或 雪撅， 恐怕有 

點不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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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人關於 撻沙魚 有一句 浴話： 吊 撻沙。 這 是說船 上人終 
日 在水上 赤脚不 穿鞋， 就是偶 爾上岸 作客或 購物， 也只 穿一對 
拖鞋， 伹是 仍覺得 不憤又 不舒服 3 因此一 有機會 坐下， 便趕緊 
脫下 拖鞋， 甚或 率性赤 着雙脚 蹲踞在 椅上， 將一 對空拖 鞋放在 
椅底， 這種 情形就 名爲“ 吊撻沙 ”， 現 在巳經 用來指 --般 坐下來 
就喜歡 脫鞋的 習償。 


翡翠 ，魚耶 

美麗的 翠鳥， 在香港 可以見 到牠們 的地點 和機會 都很多 。隨 
着天 氣一天 一天的 和暖， 許 多在冬 天離開 香港的 鳥類都 先後飛 
囘來 了。 在 香港岛 四週的 海濱， 新界 大陸深 训河的 沿岸， 尤其 
是沙 頭角的 海面， 以及深 训河的 出口， 元朗 對面的 后海鲟 一帶, 
都是最 容易見 到美 M 的 翠鳥的 地方。 

本地人 俗呼翠 烏爲魚 郞5 顧名 思義， 翠鳥的 羽毛應 該是翠 
藍色 的， 但 這僅是 指翠鳥 而言。 另有其 他幾種 魚郞， 牠 們的生 
活 習惯和 形狀都 同翠鳥 一樣， 但是羽 毛却不 是翠藍 色的。 在香 
港町 以見 到的媸 翠魚郞 一類的 鳥共有 五種。 其中 兩種是 正式的 
翠鳥， 較 大的一 種名爲 d 胸翡 翠， 小的一 種名爲 小翠鳥 ，又 名印 
度種 或東方 種的小 翠鳥， 一 般所說 的翡翠 鳥就是 指牠們 而言。 
其他 三種的 毛色便 不是翠 藍的。 一種是 白 身有 褐色 斑點的 ，被 
稱 爲斑點 魚郞， 還 有一種 同白胸 翡翠差 不多， 頭上 有黑毛 ，背 
上有 M 黑色的 • 白胸的 下半則 變成橙 黃色， 珊瑚紅 的長嘴 ，色 
彩可 說與白 胸_ 翠一 般的美 火約 就因了 那尖 而長大 的紅色 
嘴巴， 俗名 稱爲秦 椒嘴， 又 名黑頭 魚郞。 另有一 種與斑 點魚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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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不多， 可 是形體 較大， 頭 上的黑 羽向後 伸長， 成爲顯 著的冠 
形， 這種魚 郞被稱 大斑點 魚郞， 鳥 類學家 則稱牠 們爲喜 馬拉亞 
高 原斑點 魚郞。 這種魚 郞在港 僅偶爾 一見， 因爲 牠們要 棲息在 
高 山上， 並且喜 歡到大 海或大 河的入 海處去 捕魚。 

世上 出產魚 郞最多 的地方 ，是中 東埃及 一帶， 那 裏共有 四十 
多種; 其次 是馬來 亞， 可以見 到十六 種:廣 大的中 國境內 則僅有 
十種。 不過香 港却很 幸運， 因 爲十種 之中可 以在這 裏見到 五種。 

翡翠和 魚郞雖 以魚爲 主要的 食料， 但 牠們之 中却有 兩大派 
別： 一 派是棲 息在水 邊的， 像豫鷲 一樣， 僅以魚 爲食； 另一派 
則棲 息在榭 林中， 牠們除 了吃魚 以外， 有 時也吃 海灘上 的嫌按 
以及 草中的 昆虫。 小 翠鳥和 斑點魚 郞都是 專門吃 魚的。 白胸笨 
鳥 和秦椒 嘴則除 了吃魚 以外， 也捕 昆虫和 蝦蟹: > 就毛 色來說 ，不 
用說， 最 美麗的 是小翠 B。 但白胸 翡翠和 秦椒嘴 的朱紅 長嘴看 

來也 極動人 C 

翠 鳥和魚 郞都有 一倘壊 習惯， 牠們往 往一對 雌雄獨 霸一個 
地段， 不許其 他同類 _ 入， i 了就 耍發生 爭鬥， 因此， 你從不 

會見 到三四 隻翠鳥 在一起 飛的。 

糯 米包粟 

這幾天 街上整 天的有 喊着賣 “襦米 包粟” 。包 粟就 是粟米 。香 
港恐家 種粟米 的人並 不多， 因此賣 起來價 錢倒不 使宜， 它被人 

當作 是一種 很時鮮 的食品 。酒樓 裏的鷄 茸粟米 的身價 更名貴 C 道 

在 北方人 看了眞 要搖頭 嘆氣。 因爲 栗米在 北方正 是棒子 麵和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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豳頭的 原料， 乃是從 前最貧 苦的人 家的終 年主要 食糧。 

粟米 有粘濡 兩種的 分別。 粘 米包粟 色黃， 咬 起來像 吃普通 
白 米飯那 樣很有 靱性， 顆粒也 較大； 糯 米包粟 色白， 吃 起來像 
糯米飯 那様輭 輭的， 顆 粒也較 細小。 香港 很少見 到新鮮 的粘米 
包粟， 所 賣的全 是糯米 包粟。 不知 怎樣， 我倒喜 歡吃黃 色較硬 
的 一種， 從 小就是 如此， 一粒一 粒用手 摘下來 吃， 覺得 特別有 
風味 c  ， 

粟米在 各地方 有許多 不同的 名稱， 上海人 稱它爲 珍珠米 ，北 
方人叫 玉米， 華 中又叫 包谷； 有 些地方 又叫玉 蜀黍， 這 是一個 
古名， 據說， 最初是 種在四 川的， 所 以名字 上有一 阃蜀字 。但 
它其 贲是從 外國傳 入的， 因此有 些地方 又叫它 爲“番 麥”。 

粟 米的原 產地是 美洲。 這是從 前美洲 /卩 第安人 的食糧 ，所 
以 卽使在 外國也 有許多 有趣的 俗名， 種類也 很多。 有一 _號 
“ 鄕下紳 士”， 另一種 名爲黃 金小鷄 3 據 說滋味 最好。 香 港薄扶 
林的大 公司農 塲裏也 有種植 。這些 都是檑 米的， 吃 起來輭 而甜， 
罐頭粟 米就是 屬於這 一種。 至 於黄色 的大粒 粟米， 則大 都磨成 
粉作 食用， 辦 館褢所 賣的老 牌鷹瘳 粟粉， 是製西 餅蛋糕 和烹調 
西餐 的主要 原料， 它 其實就 是外國 “棒子 麵”。 

粟 米是什 麽時候 傅入中 國的， 我一時 找不出 根據， 但爲時 
一 定不# 太久。 因爲， 我 國舊籍 上所記 載的各 種黍秫 種雜糧 ，其 
中 並沒有 一種是 類似玉 米的。 想來大 約像番 薯或碧 仔那樣 ，多 
數是 在明朝 傳入我 國的。 又 從玉蜀 黍一名 看來， 最初 種植這 
東西 的地點 可能是 四川。 我國本 來另有 一種蜀 黍 （ 有時 亦作蜀 
秣）， 也是 外種， 不 過它是 像稻麥 一樣結 穗而不 是像玉 米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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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顆一 顆的。 農政全 書說： 

“ 蜀秫， 古無 有也。 後世或 從他方 得種， 其粘 者近秫 .故 
借名 爲秫。 今人 但指此 爲秫， 而不知 有梁秫 之秫， 誤矣。 別有 
一種 玉米， 或稱 玉麥， 或稱玉 蜀秫， 蓋亦從 他方得 種。” 

硏究 我國動 植物最 精確可 靠的“ 本草綱 0” 著者 李時珍 ，對 
於 玉蜀黍 也說： “玉蜀 黍種出 西土， 種者 亦罕， 其葉苗 俱似蜀 
黍而 肥矮。 ”李時 珍是明 朝人， 他旣 然說“ 種者亦 罕”， 可 見那時 
一定 傳入不 久了。 

玉米 今日在 我國北 方已極 普遍, 惟 所種都 是黃色 的一種 ，很 
少像 香港所 賣的“ 懦米包 粟”。 就是長 江一帶 所出的 珍珠米 ，也 
是 黃色的 居多。 每一 隻都很 肥大， 龚不多 有七八 寸長。 北方窮 
人吃不 起麥麵 （ 卽普 通的麵 扮）， 整年 就吃玉 米磨成 的槔子 麵。 
用 棒子麵 燕成的 饅頭， 不稱 爲饅頭 而稱“ 諮窩頭 ”， 這是 北方窮 
人家一 年四季 的主食 。雖 然野史 上說西 太后也 愛吃“ 窩窩頭 ’’， 但 
那怕 是用玉 石磨子 磨成的 上白麵 粉攙了 鷄汁 燕窩汁 製成的 ，要 
幾 兩銀子 一枚， 決不是 奶人所 常吃的 “窩窩 頭”。 在 銀元券 和金 
圆券 的崩潰 時期， 在惡 性通貨 膨脹的 時候， 物馈一 日 數變 ，北 
方的 窮人有 時苦得 連“商 窩頭” 也吃不 起哩。 

將 晒乾的 粟米炒 得爆裂 開花， 拌 以糖漿 就成 了時髦 的“爆 
穀 花”。 這是 南美洲 的土風 食品， 名爲 “Popcorn”， 他 ㈣用形 
狀複雜 的鋁製 大機器 鍋， 用電力 來炒， 裝在 蠟紙袋 裏來賣 ，遊 
戯埸 和電影 院裏 最多。 香港 也有幾 家這樣 的新型 小商店 專製這 
種食品 出售。 其贲， 廣東久 就有了 自己的 爆穀。 過年所 吃的大 
煎堆， 裏面 就是用 爆穀作 瞄的。 


粟米 所含的 澱粉質 和搪質 都很多 。所以 磨成粉 可以製 糕餅, 
又可 以製糖 3 新出 最嫩的 粟米， 它的梗 心切成 片還可 當筍用 。粟 
米 初採下 來時， 苞內有 •一 叢有 絲光的 白鬚， 鄕下 小孩子 就將它 
當 鬍鬚掛 在嘴上 來玩。 

r 行 不得也 奸哥」 

鹧鴣也 是春天 的鳥。 

“行 不得也 哥哥” ，這 是我們 向來對 於鷓鴣 鳴聲的 形容。 
仔細聽 起來， 那聲 音確是 有一點 像 是如此 。 可是 香港的 外國人 
對於春 天鹧鴣 的鳴聲 聽來却 不同， 他們說 牠的鳴 聲所喊 的是: 
“Come-to-the-Peak-Ha-Haa” （ 上到山 頂來， 哈哈） c 

“ 行不得 也 哥哥” 是雄 鷀鴣的 呜聲。 這 其货是 一句戰 鬥的口 
號= 雄鷓 鴣天性 好鬥， 尤 其在春 天交 足期， 牠決 不容許 有另一 
隻 雄鹧鴣 關入牠 的勢力 範阉。 爲 了撤底 確 定附近 草叢中 是否有 
另 一隻雄 鷓鴣。 牠往 往站在 土邱的 高處， 一面注 意守護 着附近 
草叢中 的牠的 伴侶. 一 面提高 r 喉囉 “行 不得 也哥 哥” 的叫 着肩 
鴣之 間好 像有一 種“君 子協定 ”， 附 近若果 有另一 隻雄的 ，牠聽 
見了 這佻 戰的 口號, 一定 立刻 接受, 也 用同樣 的口號 來囘答 ，決 
不做 小人， 躱布 草裏不 開口。 並 且一面 叫着， 一 面向那 挑戰者 
所 在的地 點飛僕 過來， 見了面 就撒開 尾巴和 雙翅來 決鬥， 直到 
有一 方被鬥 收了， 逐出這 勢力範 圍之外 爲止。 

就因 爲遒 好鬥的 人性， 雄鹧鴣 往往被 入蒂爲 鬥鳥來 玩弄 。並 
且， 廣 束的捕 鳥者， 就往往 利用鷓 鴣這種 好鬥的 天性， 用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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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驯 的雄鷓 鴣來誘 捕牠們 3 他 們稱這 樣養馴 的媒鳥 爲“阳 '將 
牠隠 藏在草 蕺中， 四 週佈設 陷阱， 然後使 蹈發出 “行不 得也哥 
哥”的 挑戰的 呼聲。 附 近若足 冇雄 鷓鴣， 牠 聽見了 這呼號 ，必 
定一面 答着， 一 面循聲 尋來， 於是 就不知 不覺踏 入了捕 鳥者所 
設 的陷阱 羅網。 捕鳥 者就用 這樣欺 騙的手 段捉到 了牠們 。 

鷓 鴣喜歡 樓息在 雜草茂 盛的山 坡上。 若是草 地上有 松林和 
高低的 土邱， 更 是牠們 最喜住 的地點 c  .中 國出產 鷓鴣的 地方很 
多， 但最多 的是廣 州灣一 帶和海 南島。 香港市 上出售 的鷓鴣 ，多 
數就是 從雷州 半島這 一帶運 來的。 伹 新界一 帶也有 不少。 本地 
人認爲 鹧鴣吃 起來是 滋袖有 益的， 尤其 能化痰 養陰。 專 售燉品 
的小 鈥食店 裏有“ 虫草 燉鷓鴣 '•’ 出售， 此外 還有最 爲益食 家賞識 
的鹧 鴣粥。 

鷓鴣是 在草 叢中做 窩的， 但這僅 是指孵 卵哺雛 時而言 。平 
日 是 隨地爲 家的， 每天 樓宿的 地方從 不相同 。牠 們不 喜霧露 ，天 
氣一 潮涡 便 藏縮在 识裏: 〖:肯 活齓 鷓鴣的 飛行 技術不 很高明 ，拍 
着翅 膀飛不 多遠便 滑翔玢 落 下來， 然後一 溜煙跑 幾步再 鑽入草 
中。 鄕 下人相 信鷓鴣 的飛行 是隨着 月份遠 近的， 正片飛 一節便 
停下， 十二 月則要 一氣拍 趑飛十 二次才 停下。 

鷓鴣在 廣朿俗 語中是 一涸不 很好的 名詞。 “搽酿 鴣” 便等於 

"搵 老襯 ”。 


孔 子家禽 

礼子家 禽就是 孔雀， 這個 類似笑 話的出 典辱於 “世歌 ”。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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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梁國楊 氏子， 九歲， 甚聰蒹 ，孔 君平詣 其父， 父 不在， 兒出， 
爲 設果。 果有 楊梅， 孔 指以示 兒曰， 此是君 家果。 兒答曰 ，未 
聞孔雀 是孔子 家禽。 

這位姓 孔的客 人想用 揚梅向 姓楊的 孩子開 玩笑， 不 料反被 
孩 子用孔 雀向他 的姓氏 幽默了 一下， 可 謂非常 機智。 不過 ，據 
說孔 雀的“ 孔”字 係作大 字解， 因爲牠 是鳥雀 之中最 巨型者 ，所 
以稱爲 孔雀。 那麽， 卽使眞 是孔氏 家禽， 不 僅不辱 沒孔芋 ，也 
不 致辱沒 孔雀。 倒是近 來香港 植物公 園裏所 養的一 隻孔雀 ，光 
禿禿的 一根尾 巴毛也 沒有， 在沙地 上走來 走去， 眞有黏 辱沒了 
這個 美麗趵 名字。 

孔雀 的美麗 在牠的 尾巴， 開起屛 來金翠 照眼， 尤其 富麗堂 
皇。 女人很 喜歡孔 雀向她 們開屛 ，引爲 榮事， 說是 同她們 比美。 
其 實這皋 動若據 艤理斯 的性心 理硏究 立塲看 起來： 寊在 是很不 
敬的。 因爲只 有雄孔 雀才有 美齄的 長尾巴 ，而 牠之所 謂開屏 ，實 
際上只 是衝動 而巳。 

法國詩 人阿坡 尼奈爾 的動物 詩抄， 其中有 一首詠 孔雀的 ，寫 
得非 常妙， 我 記得魯 迅先生 曾譯過 刊在“ 譯文” 上。 大意 是說孔 
雀開屛 的樣子 很美麗 莊嚴， 自以 爲很了 不起， 可 是牠忘 了這樣 
做的 時候， 後面 的屁眼 已經露 在外邊 給人看 見了。 

這首 持雖然 寫得很 刻毒， 但是 却無情 的嘲笑 了許多 僞善者 
的裝 模作樣 。 我覺得 實在是 一首很 好的詠 物詩。 

其實， 孔雀身 上金翠 燦爛的 羽毛， 在 我們人 類看來 固然覺 
得 美麗； 而 在孔雀 自身， 則 除了吸 引異性 之外， 還有更 重要的 
作用， 那就桌 牠的保 護色。 據說， 這種情 形只有 在南方 熱帶的 


林中 鬼過孔 雀的人 才可以 領悟。 因 爲在那 些稠密 髙大的 熱帶銜 
林中， 蔚藍 的天色 ，燦爛 的陽光 :， 有 時太陽 光從樹 頂的隙 縫漏下 
來， 射在地 上或樹 葉上, 幻成一 個一個 卵形的 金圈。 孔雀 楂在這 
種樹林 裏的大 樹頂上 ，牠 的全身 羽毛的 色彩完 全同環 境調和 ，尾 
羽上的 那一隻 隻的金 眼完全 與樹隙 漏下來 的太陽 光混在 一起, 
使人很 難分辨 。甚 至頭 上那一 塊藍色 和白色 的羽毛 ，看來 也像是 
樹梢 露出來 的藍天 和白雲 c 所 以孔雀 離開了 牠樓息 的地方 以後, 
使人 覺得牠 的羽毛 美麗， 伹在 原來的 生活環 境裏， 其實 是具有 
很 重要的 保護作 用的。 


海鏡 ，明瓦 

t 

在 香港邊 界的東 北角， 沙 頭角的 對面， 那一 帶的海 面西名 
爲 “噪林 鳥小港 ”。 這個 古怪的 名稱， 據說娃 紀念在 鴉片 戰爭未 
發生 以前， 有 一艘曾 在道裏 停泊過 的英國 軍艦， 因 爲這艘 眾艦 
就名 爲“噪 林鳥號 ”。 這地 方的中 國土名 是沙頭 角海， 它 乃是馬 

士灣 的一個 內港。  • 

這 一帶的 海面， 出產一 種全身 扁平的 貝類， 它們的 殼幾乎 
隨時 可以在 沙灘上 見得到 • 有時 成堆在 一處。 這 種貝殼 因爲太 
薄， 不能製 鈕扣， 但是另 有一個 用途， 它 們可以 嵌在窗 上替代 

坡璃， 這就是 中國向 來所稱 的“明 茺”。 

這種貝 類名爲 海月， 又 稱海鏡 C 因爲 它們的 殼具有 可以嵌 
窗 的特殊 功用， 外人向 來就稱 它們爲 “窗門 貝”。 香港雖 然四面 
環海 • 伹是 僅有沙 頭角道 一帶出 產這種 貝類。 


我不曾 在新界 鄕下見 過用這 種貝殼 嵌製的 窗戶， 但 在廣寒  r 

鄕下以 及江浙 一帶沿 海的小 城市， 至今仍 有許多 人家的 窗門是 
嵌有明 芄的。 記得 有一次 我在陳 村碧江 旅行， 見 到小巷 •人 家的 
臨街 窗戶， 都肤 着這種 明瓦， 甚至 有些短 牆也是 利用一 種棵般  r 

砌 成的。 

好的 明瓦， 薄 而微帶 珠光， 若是 磨成二 寸見方 的小塊 ，联 
在木 格窗上 （有 些鄕下 人則是 用竹片 作格， 夾住 一排一 排的明  ， 

%), 微矇 透明， 但 是並不 能透物 ，減 低了强 烈光線 的剌 激,； - 
作用 等於毛 坡璃， 對 於括靜 的鄕村 生活環 境非常 適宜。 我從前 
在 浙江乍 浦鄱下 作客的 時候， 就曾對 着這樣 微朦的 明瓦窗 ，在 
一張舊 方桌上 讀書寫 文草， 消磨 了一年 多的靑 年時代 生活。  r 

往 來江浙 各鎭市 的小河 裏的烏 篷船， 小小的 船艙塵 的唯一 
透明 工具， 也總 是這種 明冤， 它 們不僅 比玻璃 價廉， 而 且也不 
畲打破 -有些 鄕下人 家堂前 的落地 排窗， 全部都 是用明 S 嵌的。  f 

菲 律濱、 馬 來亞， 以及 南洋的 若干葡 1 殖 民地， 當 地土人 
都學#  了 用明瓦 嵌窗門 的方法 。’據 說這乃 是葡萄 牙人從 中國畢 
去, 西班 牙人又 從葡萄 牙人那 裏學得 了再傅 到菲律 濱和南 洋的。  f 

現在 澳門還 有脔上 嵌着 明瓦的 古老房 屋:馬 尼拉有 一家小 工廠， 

能用 明瓦替 代雲母 玻璃製 成西班 牙式的 嫌框小 燈籠， 式 樣非常 

古雅 可爱。  r 

可以 製作明 瓦的 這種扁 圓形的 貝類， 小的 直徑有 三寸多 ，大 

的可以 闊五寸 c 因 爲形圆 而扁， 所以舊 稱海月 海鏡。 新 安縣志 

說： “海 鏡一名 蠔菜， 殻兩 片合以 成形。 其抅名 蠣黃， 可以爲  , 

餺， 其殼圓 如鏡， 可作明 瓦。”  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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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的老虎 


冬天， 正 是老虎 在香港 出現的 季節。 香港本 地並不 出產老 
虎， 凡是在 香港出 現的老 虎必是 來自外 地的。 牠 們多數 來自江 
西和 福建， 因 爲這兩 處正是 中國出 產老虎 最多的 地方。 牠們 _ 
山越 嶺而來 ，目 的乃 是冬; 季旅行 ，因此 在香港 不會停 留很久 ，大 
都在新 界的粉 嶺上水 以至沙 田之間 停留三 五日， 然後又 飄然遠 
引了。 到香港 新界來 作冬季 旅行的 老虎， 多 數是單 身的， 只有 
雌 老虎有 時帶着 一兩 隻乳虎 同來。 老虎會 游水， 因此不 僅冬天 
在新 界會有 老虎， 就是 在大 嶼山以 及香港 島上， 過去也 曾屢次 
發生過 出現虎 蹤的事 ，這 顯然是 從新界 大陸作 渡海泳 而來的 。香 
港島 Jl 最 近一次 千眞萬 確出現 老虎的 新聞， 是一 九四二 午淪陷 
期間 的事， 地 點是赤 柱警署 附近， 後來給 一個印 度差人 用搶打 
死了。 .當 時香 港的一 位著名 自然科 學家香 樂思敎 授正囚 在赤柱 
集中 營襄， 老 虎也會 在夜間 聞入集 中營的 菜園， 香樂思 曾親眼 
見過那 脚印。 這隻老 虎據說 很瘦 （在 那黑 暗的日 子襄， 每個人 
都锇 瘦了， 老虎 自然也 不能例 外）， 因 此有人 認爲 是從 豢養的 
獸籠 中逃 出來的 ，因 爲戰举 燻發時 正有一 個馬戯 班來到 島 上。. 

大 嶼山的 面積比 香港大 得多， 可是 人口少 ，山林 又密茂 ，因 
此在 過去曾 屢次發 現虎蹤 。 鬧得最 厲害的 是一九 一一 年， 差不 
多先 後咬死 了六十 至七十 頭豬。 有一 時期， 大嶼 山的鄕 民將所 
養的 豬搬到 附近的 小島上 去養， 老虎 竟追蹤 而去， 兩夜 之間咬 
死了 + 六頭 禧。 等到鄉 人組織 了狩獵 隊去集 、國 打虎略 适只老 


虎忽 然又失 蹤了， 顯 然是又 游水囘 到新界 去了。 

粉嶺 沙田發 現老虎 的記載 更多， 本港 的報紙 上差不 多每年 
冬 天總有 這樣的 新聞。 有 時是誇 張其辭 或者虛 報的， 但 有時也 
確 有其事 。一 九一 五年三 月間， 有一 隻老虎 在粉嶺 咬死了 一名歐 
籍常 辦和一 名印度 差人。 後來 這隻老 虎給警 察圍剿 打死了 ，董 
起來身 長八尺 六寸, 重達二 百八十 九磅。 在 博物院 未曾拆 卸時， 
這隻虎 頭曾經 陳列在 那裏。 

關 於新界 老虎最 有趣的 記截， 是 在一九 三四年 年底， 荃海 
一帶屢 侉發現 虎蹤， 有一天 有一個 客家嫌 人砍柴 囘來， 在签 》 
的路上 果然遇 見一隻 老虎， 這 畜生圍 了她打 圈子， 嫌人 嚇得沒 
有 辦法， 便將手 中的鐮 刀和挑 柴的竹 桿一陣 亂舞， 居然 將老虎 
嚇 跑了。 後 來道婦 人在發 署被問 話時， 還嚇 得驚魂 不定。 可見 
不僅紙 老虎不 足怕， 就是眞 老虎有 時也怕 人的。 


墨魚 ’烏賊 

逭 幾天正 是墨魚 上市的 時候。 街 市魚檯 上的墨 魚很多 ，乳 
白色的 身饱， 小 的一斤 一串， 大的 一隻重 + 餘斤， 而且 價錢也 
便宜， 一元上 下就可 以買到 一斤。 新 鮮墨魚 的滋味 非常好 ，無 
論 炒或紅 坆都極 可口。 當然， 更 好的吃 法是滷 暹魚。 浙 江寧波 
人稱 墨魚爲 烏賊魚 ，春天 上市的 時候, 他們以 去皮五 花猪肉 ，加 
南 乳與墨 魚一同 紅燒， 稱爲“ 烏賊剝 皮大烤 ”， 上 海弄囊 飯店的 
寧波 小飯館 多以這 一櫟菜 來號召 顧客。 

禳魚 鶴爲麻 賊的 原因, 是由許 多有趣 的民閹 傳銳構 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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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從前 的格物 庠家， 最相 信化生 之說， 認爲許 多生物 都可以 
在 某一季 節從甲 物變成 乙物， 如月令 所說的 “雀入 大水爲 給”之 
類。 墨 魚也不 例外， 他們 認爲乃 是海濱 一種水 鳥名烏 _ 者入水 
所變。 可是牠 變成墨 魚以後 ，却又 以烏鳥 爲食， 所 以稱爲 烏賊。 
本草綱 目說： 

“其性 嗜烏， 每自浮 水上， 飛烏 見之以 爲死而 啄之， 乃卷 
取 入水而 食之， 因名 烏賊， 言爲烏 之賊害 也。” 

墨魚別 名烏賊 的另一 原因， 則因 它能吐 墨汁。 其說 頗久, 
唐 宋時代 就已經 有這別 名了。 “癸辛 雜識” 載： “ 世號墨 魚爲烏 
賊。 何 爲獨得 賊名， 蓋 其腹中 之墨， 可寫 僞契卷 ，宛 然如新 ，過 
半年 則淡然 無字， 故狡者 專以此 爲騙詐 之謀， 故諡 曰賊云 。”唐 
段 成式的 “酉陽 雜俎” 也說： “ 烏賊遇 大魚輒 放墨， 方數尺 ，以 
混 其身。 江東 人或取 墨嘗契 以脫人 財物， 書跡如 淡墨， 逾年字 
消唯 空紙耳 。” 

墨魚還 有一個 更古的 別名： “算袋 ”。 據 說秦始 皇出巡 ，過 
東海， 棄所 用算袋 於海， 化爲 此魚， 故形如 算袋。 

這 許多關 於墨魚 的古怪 傳說， 雖然很 有趣， 可惜都 是架空 
的 想像， 尤 其是胙 死浮在 水面騙 水鴉這 一點。 墨 魚在海 裏謀生 
的 方法和 機會都 很多， 大約 不致於 餓得以 飛鳥爲 對象的 。至於 
肚裏的 墨汁， 倒 是非常 有趣的 東西， 我小 的時候 就曾經 每逢家 
裏貢墨 魚時， 一再 到廚房 裏偸取 那墨汁 來寫字 畫花， 可 是從不 

曾想 到僞造 契約去 騸人。  . 

我 們平時 慣稱四 五斤乃 至十餘 斤重一 隽的墨 魚爲大 霉魚， 

其實海 襄輿有 一種大 墨魚， 大餐 驚人， 它們像 鏵赛一 埃成霉 _ 


中 最可怕 的生物 之一。 最大 的墨魚 霓敢於 同鯨魚 怍鬥。 法踽戰 
艦 阿列克 頓號的 艦長， 曾 在海中 遇見過 一隻大 墨魚， 身 長五十 
英尺， 頭上的 觸鬚還 未計算 在內， 腰圍 二丈， 估 計那重 最至少 
在兩噸 以上。 


可怕 的白蟻 


香港 的報紙 上時常 有專滅 白赚的 廣吿， 可見 道小柬 西平時 
雖不 大被人 見到， 然 而却在 暗中擁 有很大 的破壞 潛力， 否則牠 
們 的破壞 成績決 不能在 香港養 活兩家 專滅白 蟻的公 司的。 

白蟻 波稱爲 白蝤， 實 在不很 恰當。 第一， 牠 們並不 是白色 
的； 第二， 牠們根 本不是 蟻煩。 在 解剖和 滋生的 過程上 ，牠們 
倒近於 我們日 常 慣見的 蟑螂， 因此 許多昆 蟲學家 認爲牠 們彼此 
在多 年之前 可能是 同宗。 白 蝤的生 活狀態 至今仍 很原始 ，可是 
牠們的 組織分 工生活 的週到 和嚴密 却使人 驚異， 這一點 頗近於 
螞蟻， 我想這 大約就 是牠們 的名字 上有一 個蟻字 的原因 。白嫌 
在地球 上存在 的年代 久過我 們人類 不知多 少倍。 昆蟲學 家爱默 
遜氏 藏有一 塊琥珀 ，被斷 定至少 是三千 八百萬 年以前 的遺物 ，其 
中 有兩隻 白蟻波 凝結在 裏面， 頭翅 完整， 栩栩 如生， 牠 們的形 
狀 和我們 今日所 見到的 白蜮差 不多， 好像 昨天才 被封閉 在裏面 

的 一般。 

白蟻 裏面的 蟻后、 工蟻和 兵蟻都 生活在 不見天 日的蟻 巢內。 

暹種 _ 巢多 半在樹 幹內， 地 底下， 以及建 築物的 木材裏 ，'若 是 
家裏的 衣箱木 器書籍 等多年 不淸理 移動， 可 能也會 給白織 敢集。 


-  這三種 白_都 是沒有 翅的， 從 不出外 活動， 因此 除了讎 巢被發 

現 以外， 我 們從不 會有機 會見到 牠們。 伹 是白蟻 裏面的 雌螺和 
雄螺， 牠們 有翅膀 會飛， 每逢 初夏雨 季開始 之時， 牠們 整千整 
萬的從 巢裏飛 出來， 飛得滿 天滿屋 都是。 我們在 夏夜常 見的那 
種油 黃色飛 螞蟻， 翅膀很 薄脆一 碰就落 下來的 東西， 就 是這種 
白蟻。 我們不 必爲牠 們落掉 的翅膀 擔心， 因 爲牠們 一旦 從巢裏 
飛出來 以後, 這雙翅 膀的任 務已經 完畢， 不 碰也會 自然落 掉的。 

:  牠們從 巢裏飛 到外邊 以後， 立 刻雌雄 交配， 然後 覓地另 建立新 

的“ 殖民地 ”c 我們時 常見到 落掉了 翅膀的 這種油 黃色的 “白蟻 ”， 
兩隻一 前一後 的追逐 着尾隨 不捨， 牠們 就是在 開始“ 拍拖” 。所 
、  幸者， 一萬 對白蠛 之中 不會有 一對能 有機會 建立殖 民地， 否則 
人類早 已在地 球上沒 有立足 地了。 

建立 成殖民 地的雌 蟛， 不久 就逐漸 長大， 開始 產卵， 成爲 
、  蠛后。 一 隻蝤后 可以長 大至二 寸以至 四寸， 牠成 爲一具 使人難 
以相信 的生產 機器。 據說一 隻蟻后 可以有 三十年 的生命 ，牠能 
够每秒 鐘產一 隻卵， 一 天可以 產三萬 隻卯， 並且 能三十 年不斷 
、Y  的 產着。 香港 有一家 專滅白 蝤的公 司據說 就藏有 一隻三 四寸長 

的蟻后 標本。 

白蟻最 大的剿 滅者， 不 是一般 的白蟻 公司， 而是穿 山甲和 
、  燕子 之類的 飛鳥。 穿山 甲專門 舐食蟻 巢裏的 幼蛹， 燕子 則專門 

’  在空中 捕食飛 出來的 白蟻， 夏天正 是白蟻 飛離巢 穴另建 新殖民 
地的 時節， 但 是也是 燕子孵 卵哺雛 覓食最 辛勤的 時節， 牠們一 
個夏天 要捕食 無數的 白_。 這實在 是自然 界最巧 妙的安 罗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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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家 婆打我 i  j 


. 在 封建社 會的家 庭裏， 婆 婆同媳 婦的關 係始終 搞不好 。由 
於吃 人的舊 禮敎的 迴護. 吃虧的 總是可 憐的小 媳婦， 結 果只好 
上吊、 跳井、 投河、 服毒， 用死 來表示 自己的 抗議。 這種千 
百年來 集結着 可憐的 被壓迫 女性的 寃氣, 唯一 可以 發洩的 出路, 
就 是民歌 和民向 傳說。 不說 別的， 僅就我 國民間 關於野 鳥的傅 
說 來講， 有許 多就是 同婆婆 磨折苦 媳婦有 關的。 如著名 的姑惡 
烏， 傳 說就是 一個不 爲家姑 所諒的 媳婦的 化身， 因此寃 魂化爲 
孤鳥 以後， 就“ 姑惡姑 惡”的 叫着。 這 傳說已 輊够凄 惻了， 可是 
維 1 舊禮敎 的舊時 文人， 寫起 “禽言 ”來， 仍說她 化爲鳥 以後還 
要說 “姑惡 ”， 實 在有乖 婦道， 說什麽 “姑言 婦惡定 有之， 婦言 
姑惡 未可知 ”， 至 死仍要 派定她 是個不 孝婦， 有時 讀起來 眞令人 
生氣 3 

廣東民 間也有 一個媳 婦被家 婆磨折 尋死後 化爲野 鳥的傳 

說， 牠 的叫聲 就是“ 家婆打 我!” 

據說， 從 前有一 媳婦， 丈夫出 外謀生 去了， 按時寄 一黏錢 
和 食物回 家來， 這種食 物是家 婆所爱 吃的, 她時常 說媳婦 偷吃， 
不時 將媳婦 毒打。 媳 婦因爲 丈夫不 在家， 無處可 以訴寃 ，只好 
半夜 偸偸的 哭着： “家婆 打我！ 家婆打 我!” 後來一 咢捱打 ，實 
在受 不了， 只好 私自離 家逃到 山裏。 她臨 走時， 從家裏 傘了一 
個 包狱， 不料慌 忙間拿 錯了， 裏 面全是 孩子的 衣服。 她 想囘來 
換 一個， 因此就 給家婆 促住。 不用說 ，這一 次當然 打得更 厲害， 


她 只好自 嘆命窖 c 哭着干 不該萬 不該“ 攬错包 袱”。 後來她 死了， 
化 爲一隻 野鳥， 便這 麽終日 凄涼的 叫着： 

“ 家婆打 我!”  “ 遼錯包 袱!” 

這隻 喊着“ 家婆打 我”的 野鳥， 其實 就是布 穀郭公 的一類 ，有 
時 又稱花 喀咕， 我 國古名 鴉鳩。 牠們 是南方 的鳥， 夏天 從南邊 
以 至長江 一帶都 很多， 直到秋 天才飛 向更南 的地方 去避寒 。牠 
們來 香港的 時間約 在每年 的四月 下旬， 五六月 裏叫得 最起勁 ，一 
到 十月便 離開此 地遷到 南洋和 印度南 部去過 冬了。 

關 於這種 野鳥的 傳說， 各地 不同。 牠的 鳴踩是 Kwi-Kwi- 
Kwi-Kwa, 廣東 人說牠 叫的是 “家婆 打我！ 攬錯包 袱!” 北方人 
則擬 爲“光 棍好過 ”， 說 是天氣 暖了， 不必再 愁冬天 的衣着 ，因 
此“光 棍好過 ”。 江 浙鄕下 人因爲 牠們叫 的時候 正是農 忙時期 ，因 
此從牠 的聲音 裏聰出 的是： “快怏 割禾 ”！  “ 割麥割 禾”。 後一說 
由來 頗久， 至 少宋朝 人已經 說牠們 是這樣 叫了， 因爲“ 東坡志 
林”裏 曾說. 

“江湖 間有鳥 鳴於四 五月， 其聲 若云： 麥熟卽 快活！ 今年 
二麥 如雲， 此鳥不 妄語也 。” 

鬼鳥， 蚊母烏 


從名 字 上已經 可以看 出 ，鬼鳥 是一 種很古 怪的鳥 ，牠 是介於 
燕子 與臛箪 之間的 小烏， 但是 古怪的 個性又 有點似 貓頭隳 ，因 

爲牠喜 歡白天 睡覺， 夜晚 才出來 活動。 

嫌鳥 的 學名是 CapFin 供 teus  iaaicite  jotato, 歐湘 人通稱 


她 們爲“ 夜的噪 雜者” （: Nightiar)。 牠 (P! 是 候鳥， 冬天 從中國 
北 方飛向 南方, 春末又 從馬來 和新畿 內亞一 帶飛囘 北方, 在四月 
中 旬路過 香港， 往往 要停下 來休息 幾天， 所以這 幾天正 是最容 
易 見到這 種怪鳥 的季節 。牠 (F! 之中有 些到了 香港就 住下來 不走， 
在這裏 產卵孵 1, 要 到十月 中旬才 南下去 避寒。 

鬼鳥 全身灰 黑色， 背 上有不 整齊的 黃黑色 斑紋， 看 來像是 
樹皮。 牠 的嘴小 而鈎， 像是 鹰嘴， 但是張 開來却 極大， 頷下生 

着一 叢像張 飛鬍鬚 一樣的 硬毛， 翅 膀很長 ，飛 起來毋 速無聲 ，能 

$ 

在 飛行中 捕食小 昆虫。 所 以旣像 燕子， 又像貓 頭魔。 

這穐鳥 被稱爲 鬼鳥， 不僅因 爲牠們 白盡不 出來， 一 到黃昏 
入夜 才出來 活動， 更因爲 牠闸的 脚短而 退化， 幾乎不 會走路 ，只 
會跳躍 3  —般的 鳥類練 是用雙 脚抓住 樹枝横 站着。 鬼鳥 却像啄 
木鳥 那樣， 只 馑得直 樓在樹 枝上， 並且一 定要揀 較粗的 斜度很 
小的 樹枝， 以 便將整 個身體 貼在樹 枝上去 伏着。 牠們驮 在地上 
也是 如此， 動不 動就像 本地人 所說的 “踎泜 ”了。 

鬼鳥的 叫聲很 單調， 只會“ 軋軋” 的叫， 一連 要叫幾 + 聲不 
停， 這就是 “夜的 噪雜者 ”這一 名稱的 由來。 

鬼 鳥結巢 不在樹 上而在 地下， 牠們最 喜歡在 小松樹 林內的 
草地 上做窠 2 因此 在靑山 和大埔 道夜間 行車， 時 常有機 會可以 
見到 牠們。 因爲這 兩條公 路的兩 旁很多 松林， 是 牠們最 喜歡出 
沒的 地方。 鬼鳥有 一個壞 習慣， 黑夜 踎在路 中心， 看見 車輛來 
了並 不立刻 飛走， 往往 給汽車 的車頭 燈眩得 眼花, 來不及 起飛, 
就 這榡給 汽車輾 死了。 在大 批鬼 鳥過境 北上的 初夏， 這 種情形 
E 容易* 生。 .牠捫 的眼睛 供大， 择光 傅貓哄 一搛的 閃出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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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的 亮光， 這 也是使 牠們灌 得這個 怪名稱 的原因 之一。 

北方 人稱鬼 鳥爲貼 樹皮， 就因 爲牠們 喜歡全 身伏在 榭枝上 
的那個 特性。 古人則 稱牠們 爲蚊母 鳥或吐 蚊鳥， 說牠們 出現的 
地方 往往多 蚊蟲， 有些 書上甚 至說牠 能吐蚊 （爾雅 ： 鶬， 一名 
蚊母， 相 傳此鳥 能吐蚊 ，共 聲如人 嘔吐， 每吐 輒出蚊 一二升 。又 
見“唐 史補” 及“齊 東野語 ” ） 。 其 贲那情 形恰恰 相反， 鬼 鳥在夏 
夜專 向池沼 草莽多 蚊地方 飛翔， 正 因爲那 裏的蚊 蟲多， 牠可以 
吃一 個飽。 


古怪 的海星 

# 

海星 一名海 盤車， 是我 們在海 濱最容 易見到 的一種 古怪小 
生物。 牠 們喜歡 吸在岩 石上， 潮水 退了也 不走， 灰黑色 或是靑 
褐色的 棘皮， 看來完 全像是 中國藥 材店裏 所贾的 陳皮。 牠們多 
數有 五角, 所 以稱爲 海星。 锊 仔那家 怪魚酒 家門前 的養魚 櫃惠， 
時常 會有活 的海星 養着， 牠 們伸開 “五肢 ”平貼 的吸在 坡璃上 ，那 
樣子 完全像 一隻五 角星。 

海星 的種類 很多， 大小 不一， 據說共 有一千 多種。 普通常 
見的 是五角 ，伹也 有六角 ，八 角, 十二角 ，甚至 有二十 五角的 。多 
數 海星的 全身好 像都很 僵硬， 但有 一種五 角海星 的觸手 像鯨魚 
一樣， 長而 柔軟， 被 稱爲蛇 海星。 香港海 邊常見 的海星 ，多是 
五 角的。 一種角 較鈍， 另 一種較 尖長。 前者的 直徑約 四寸， 後 
者 較小， 約兩 寸半。 

海星看 來像是 一塊蠢 然無知 的東西 ，但牠 們最喜 歡吃蠔 ，是 


蠔 的最大 敵人。 海邊 的蠔田 最怕有 海星， 一 有牠們 闖入了 ，蠔 
的 收成便 要大打 折扣。 

海 星吃蠔 蜆一類 的介類 方法， 非常 高妙而 有趣。 一 隻有栽 
的 活蠔， 當牠雙 殼緊閉 以後， 普通人 想要徒 手將牠 扳開來 ，也 
實在不 容易。 但是海 屋能够 懂得用 牠的肢 體緊貼 蠔殼， 將牠平 
日藏隱 看不見 的無數 吸脚伸 出來， 用力的 向左右 去拉。 道是一 
幕體 力的持 久赛。 蠔 殼閉得 愈緊， 海星 拉得也 愈力， 直 到蠔精 
疲力 盡了， 雙殼 微微的 鬆開， 這時 海屋便 將牠的 胃從嘴 裏吐出 
來， 將 蠔的輭 體加以 纏捲， 慢 慢加以 消化。 然 後才緩 緩爬開 ，再 
去 找第二 隻蠔。  ' 

海 星的消 化能力 很强， 牠能將 自己的 胃從口  1 吐出來 ，直 
接 去選擇 自己的 食物， 不 能消化 的根本 不要， 然 後將自 己要的 
部份 捲住， 縮進 肚裏。 所 以海星 的排洩 機構很 退化， 因 爲牠根 
本沒 有什麽 廢物要 排洩， 牠雖然 有一個 肛門在 背上， 可 是備而 
不用。 

海 星還有 補充自 己 肢脫的 能力， 你若切 去牠的 一角或 兩角, 
牠毫不 在乎， 不久就 可以又 生出來 。從 前法 國海濱 養蠔的 漁夫， 
他們 用網撈 起海星 以後， 將 牠們斬 碎抛入 海中， 以爲可 以不再 
爲害， 那知這 樣反而 使一隻 海星變 成了三 四隻， 使牠們 繁殖愈 

多， 爲害 更烈。  ■ 
普通 人又叫 海星爲 星魚。 但牠 實在不 是魚， 牠同海 參海膽 

一樣， 同是 棘皮科 動物。 


沙 追 


沙錐， 也 可寫作 沙追， 中國古 名鵡， 也就是 古寓言 “鸛蚌 
相爭” 的對手 之一。 這 是香港 著名的 獵禽， 今日 我們在 餐館菜 
牌上所 常見到 的“燒 肥沙追 ”， 就是這 東西。 

本 地所出 產的沙 錐抅有 四種， 最常見 的是普 通叫作 金錢錐 
的一種 c 牠本是 候鳥， 從八月 下半月 開始， 直到十 二月初 ，牠 
們開 始在新 界一帶 出現， 聚集 的地點 是水田 和海邊 的沙田 。從 
八 月到九 月間， 粉 嶺和上 水一帶 最多， 從 + 月到 十二月 的下半 
季， 牠 們則喜 歡聚到 屛山、 錦 •田 一帶。 

春 天偶然 也見到 沙錐， 那是牠 們從南 方飛囘 北 方路過 此地 
的， 不 過爲數 很少， 不 似秋季 冬季那 樣多。 

沙 錐雖是 候鳥， 但 是已經 有可靠 的資料 證實， 牠們 也有在 
香港 營巢孵 卵的。 

另 有一種 沙錐， 只 是在春 三四月 之交出 現的， 牠們 不喜歡 
稻田， 而 喜歡在 温地或 小河邊 徘徊， 若是 雨天， 牠們又 喜歡出 
沒 在番薯 田中， 到了 春天， 你在 元朗、 錦田、 梅 窩一帶 ，可以 
大批 的見到 牠們。 

到新界 一帶去 打猟， 最 容易打 得的鳥 類便是 沙錐， 尤其在 
秋冬 時候。 據說 最理想 的行竭 > 地是沿 深训河 口一帶 C 有 一個獵 
取沙 錐的最 高紀錄 ，這 是發 表在“ 香港自 然 學家” 第六卷 第三號 
上的 。有人 於一九 三五年 的八月 二十一  H 至九 月十五 日之間 ，一 
個人覚 瀛褥了  一百 二十 八隻 沙鎌。 


沙錐 的肉很 肥美， 這是 牠在香 港所以 成爲著 名的獵 禽的原 
因 。另 有 一種羽 毛十分 美麗的 沙錐, 也 在深秋 出現， 不過十 分少, 
牠們是 以小魚 和軟體 動物爲 食料, 所以 不及其 他的沙 錐鮮美 。牠 
們被人 獵取， 祇是 供玩贳 而巳。 


菓子狸 及其他 

菓子狸 是像狸 花貓一 樣的小 動物， 是 廣東人 冬季席 上珍品 
之一。 一到 秋季， 你 就可以 在本港 大酒家 的廣吿 上見到 生宰菓 
子狸或 會菓子 狸的名 巨， 他們 有時還 用鐵絲 k 盛 着活的 菓子狴 
放在 門口做 招牌。 這種 菓子狸 大都是 從廣東 內地運 來的， 不過 
本 港也有 菓子狸 出產， 有時 新界鄕 下人也 會捉到 一篑拿 到市墟 
上來 出售。 

眞正 的菓子 狸是很 小的， 牠® 雜屬， 面部正 中有一 條闊的 
白紋， 前即的 脚爪 特別長 ，這 足牠的 特徵。 牠善於 掘地和 爬樹， 
喜歡吃 果實， 尤其是 木瓜， 這 正是牠 所以被 稱铸菓 子娌的 原因。 

本港 另有幾 種野貓 科的小 動物， 花紋 和毛色 都與菓 子狸彷 
彿， 祇 是形體 較大， 時常 被入誤 認爲菓 子狸, 其實 牠們全 然是另 
一 種動物 。其中 有一種 浴稱: 乎七間 狸的， 模 樣頗與 菓子狸 相似， 
祇 是嘴巴 尖長， 全身灰 白色， 背上另 有幾道 黑色的 條杖， 尾上 
也 有一道 一道的 黑圈， 背上 的黑, 紋有時 五條， 有時 八條， 伹最 

常見的 是七條 ，所以 呼爲七 問狸。 牠與 菓子狸 最不同 的地方 ，是 

% 

前脚爪 和後脚 一樣， 並不像 菓子狸 那樣特 別長。 

七間 狸在新 界大陸 和本港 島上都 可以見 得到。 觝是 牠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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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晝伏夜 出的， 所 以白天 不大有 機會能 見到。 牠 們以小 鳥眭鼠 
爲主要 食料， 也吃 果子和 樹根。 牠的 身上有 香腺， 像麝 鹿一樣 
的能放 射一種 香氣。 

大 的七間 理體長 二尺， 連尾可 以長至 三尺。 牠的價 格雖次 
於菓 子狸， 但 也是席 上珍品 之一。 

本港還 出產另 一種與 菓子狸 相似的 動物， 俗名 五間理 。牠 
比 菓子娌 略大， 全身灰 黃色， 背 上和尾 上都沒 有條紋 或黑圈 ，這 
是牠與 七間娌 不同的 地方。 牠的 特點在 頭部。 頭 上直至 頸項都 
是黑 色的， 額 上有一 條白紋 直伸至 頸後， 眼圈上 下四週 都有白 
斑， 因 此面部 頗似菓 子狸， 祇是前 脚沒有 長爪， 逭是牠 和七間 
狸 一樣， 與 菓子狴 區別的 地方。 

五間 狸在香 港島上 也有， 牠是 盡伏夜 出的， 也喜歡 爬樹吃 
果贲， 特別是 木瓜和 香蕉。 五 間狸的 毛色很 美麗， 如果 從小捉 
回來養 大,_ 可以 養馴. 成 爲一種 很好的 玩物。 

七間狸 五間狸 之外， 本港還 出產一 種狸， 俗呼 三間狸 ，又 
稱大 元帥, 這是本 港除菓 子娌之 外三種 野狸之 中最大 的一種 。一 
隻普 通的三 間狸， 大 槪身長 二尺， 尾一 尺半， 重 十餘磅 。最大 
的可 以重至 五十磅 0 

三間 裏的毛 色黑白 相混， 尾巴 則黑白 相間， 一 節黑一 節白， 
成爲 闊闊的 六七道 圈子， 背 有一條 黑紋， 從頸 項一直 通至尾 
端。 牠 的項下 也其幾 道很闊 的黑白 相間的 花紋。 牠之所 以名爲 
三間 裏和大 元帥， 就因 爲項下 這幾條 看來很 威武的 花紋。 

三 間狸在 本港島 上不常 見到。 牠也是 晝伏夜 出的， 喜歡吃 

木瓜。 在新 界也時 常可以 見到， 尤 其在城 門水塘 一帶。 據史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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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氏說， 三 間狸在 馬來亞 很多， 在中 國的分 佈區域 也很麂 ，铯 
上海， 舟山 羣島， 廣東， 以至海 南島， 都 有牠的 蹤跡。 牠特別 
喜 歡生活 在密佈 竹林的 山中。 

菓子狸 和七間 狸等， 牠們的 模樣， 與其 說是像 狐獲， 不如 
說是像 野貓。 但 牠們事 實上並 不是貓 的本家 。眞正 的貓的 本家, 
在本 港另有 一種代 表物， 俗呼 豹狸， 牠與 老虎和 金錢豹 都是同 
宗， 在家譜 上都是 ，屬於 貓的系 統的。 這種 野貓， 是 印度種 ，一 
眼看來 幾乎全 然像一 筻家貓 ，區 别 的特撤 在耳朵 背後有 兩塊白 
斑。 牠的 全身灰 黃色， 背上 有幾條 黑紋， 從頭 頂一直 連至尾 
部， 腹部兩 旁和四 肢都是 整齊的 黑迸， 尾上 也有 黑圈。 牠之所 
以名 爲“豹 狸”， 大 約就因 爲這些 黑斑的 原故。 外阈人 稱牠爲 
“中國 印度種 的小花 斑虎貓 ”。 

豹娌 在本港 島上很 少見， 但 在新界 大陸則 常見， 過 去在西 
貢 大埔元 朗都發 現過。 有時有 活捉的 陳列在 市墟上 ，.有 時也有 
剝下 的皮張 出售。 

豹狸 比家貓 略大， 身長約 二尺， 性格 極野， 不 易馴養 。牠 
善 爬樹， 平時多 以小鳥 爲主爲 食料。 

香港的 鳳尾草 和靑苔 

香 港出產 的鳳尾 草和蘭 科 植物種 類之多 ，乃 是一件 很値得 
注 意的偏 重現象 。根 據鄧恩 與丟訖 爾二人 合編的 目錄： “ 廣東與 
香港 的植物 ，，一 書 （ 出版 於一九 一二年 。兩 人曾在 一九 O 三年至 

一九二 o 年 之間， 先後 任職本 港園林 監督署 • 對 於本港 植物分 


頻， 造林， 充實植 物公園 的花木 標本等 工作， 甚有 貢獻。 本港 
有 數種新 著錄的 花木， 曾用他 們的名 字來命 名以作 紀念） ，本 
港出 產的鳳 尾草被 著錄者 有一百 二十 四種， 蘭科 植物有 六十三 
種。 如果 我們將 這兩類 植物與 英國所 出產的 數量加 以比較 ，則 
英國 僅有三 十七種 E 尾草， 三 十五種 蘭花。 這赛- 比較， 我們 
就 不難看 出香港 植物的 豊富。 

“沒 有一點 任何種 類的靑 苔”這 句話， 顯示早 期植物 學者對 
於香港 楠物知 識的一 個漏洞 。當 然， 香港本 有相當 種類的 靑苔, 
但 是同風 尾草比 較起來 就顯得 稀少， 並且 在這方 面亟需 仔細硏 
究工作 。鄧 恩與丟 訖爾兩 人曾說 起編撰 一部“ 有關木 港靑苔 ，藻, 
菌等類 的植物 志”, 作爲推 進本港 植物知 識的一 件緊要 工作。 

關於這 件緊要 的亟需 工作, 後來巳 經有了 一個好 的開始 。狄 
克遜氏 在“香 港自然 學家季 刊”的 附錄第 二號上 。 （ 一九 三三年 
三月 出版） 發 表了一 篇和“ 香港靑 苔及中 國的其 他靑苔 ”， 舉列 
了在香 港和新 界所發 現的五 十六種 靑苔的 名目。 


香港 的核疫 和凰患 

老 鼠在香 港所關 下的- •次大 亂子， 就是 所謂“ 核疫” 。鬧得 
最厲 害的是 一八九 四年， 香港人 至今提 起來猶 “談虎 色铤” 。在 
這年 春末， 香港居 民之中 忽然發 生一種 疫症， 患 者身上 有一塊 
肉核， 故名 核疫。 往往第 --天 得病， 第二天 巳經不 治而死 ，而 
且蔓 延極爲 迅速， 酱生 知道這 是“疫 症”， 伹根本 不知道 是什赛 
疫症， 所 以束手 無策， 於 是死亡 %串》 髙， 差不多 達到了 百分之 


百。 據說六 圬七日 那天, 一天在 同一區 域就死 了一百 零七人 ，都 
是同一 病症， 並且 還有六 十多人 又新染 上了。 

這 一來， 當然 使得居 民起了 極大的 騒動， 又 因了當 時中外 
醫藥衞 生習慣 和 喪葬風 俗截然 不同， 香港 政府的 防疫方 法和處 
置疫 病死者 屍體的 方法， 完全 與香港 居民平 時的風 俗習慣 相反， 
遂完全 爲他們 所不能 接受， 於是將 情形弄 得更糟 。港府 一聽到 
某間中 國居民 發生疫 症或有 人因疫 症死了 ，卽 派英 軍封縯 門口， 
禁 止出入 ，同 時更進 入屋內 將全間 樓宇的 傢俱衣 物败去 消赛， 

甚或 焚燬， 同時對 於這間 樓宇也 用硫磺 薰调， 噴射 奥水， 並赛 

\ 

止繼績 居住， 至於死 者屍體 則運往 指定的 地點， 用特殊 方法埋 
葬， 一定要 埋至地 下若千 尺深。 有時還 要將屍 體加以 剖驗。 

這一切 處置， 都 是當時 的香港 中國居 民在生 活風俗 習慣上 
所 無法接 受的。 因 爲家中 或屋內 一有人 染疫， 便 要弄得 全家衣 
物 蕩然， 並且 連住的 地方也 沒有。 因此他 們有人 患疫， 縝是竭 
力隱匿 不報。 若是不 幸有人 死了， 則寧 可抛下 死者， 舉 家漏夜 
遷移， 也 不肯接 受消毒 薰屋的 處置。 這樣， 由於 雙方膈 膜不肯 
合作， 疫勢 更無法 撲滅， 許多 人都紛 紛離港 還鄕， 香港 的人口 
一時減 少了八 萬 （ 當時 全港中 外人口 毋約二 + 三 萬）。 據後來 
的報紙 記載： “那平 R 最繁盛 之皇后 大道， 亦行 人塞寥 ，擧目 
荒涼， 得未曾 有。” 

一八九 四年的 核疫， 據官方 發表的 數字， 共 死了二 千五百 
五十二 人， 而 實際上 遠超過 此數， 因 爲有許 多人私 自埋葬 ，隱 
匿 不報， 或者 帶病離 港後死 在家鄕 （當時 香港爲 了防止 疫勢蔓 
延， 更禁止 患疫者 離港， 許 多人都 舉家私 自出壤 一八 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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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疫勢 稍減， 但 一八九 六年又 突發， 接着 一連許 多年都 繼績猖 
駭， 直 到一九 o 四年才 稍好。 

發生核 疫最盛 的地方 是中環 太平山 一帶。 這裏房 屋湫隘 ，人 
口也 最密。 後來 港府下 令將九 如坊， 美 輪里， 芽 菜巷， 善慶里 
等 處的房 屋備價 收買， 一 律拆爲 平地， 多 年不許 建屋， 這才稍 
爲 遏止了 核疫。 

核疫發 生後， 港府始 終査不 出病源 所在， 後來曲 一位 曰 本 
醫生來 港協同 硏究， 從 死鼠身 上發現 病菌， 這才 知道這 災禍莧 
是由 老鼠釀 成的。 

自從 發現老 鼠是“ 核疫” 病菌的 傳播者 之後， 香港政 府便獎 
勵居 民蓄貓 捕鼠， 同 時對於 處置死 鼠的方 法也非 常重視 ，因爲 
據 當時檢 査發生 核疫的 樓宇， 一定 會發現 死鼠， 證實不 僅病原 
來自 老鼠， 而且老 M 本身 也首蒙 共害， 所 以認爲 死鼠比 活鼠更 
呵怕。 

於是路 邊電燈 禅上 的老鼠 箱便應 運而生 （ 其 實不一 定掛在 
電燈 桿上。 牆角， 樹身 ，以及 騎樓下 的柱子 ，也往 往可以 發現掛 
着這東 西）。 餘此 之外， 香 港政府 對於管 理中國 舊式樓 宇的衞 
生淸潔 問題也 訂立了 許多新 條例， 如洗太 平地， 掃灰水 ，天花 
板 的建築 方式， 以及板 房的間 隔高低 尺寸， 都有嚴 格規定 ，這 
在當 時是認 爲苛刻 繁煩不 堪的， 因 此曾由 當時的 華人大 狀師何 

啓代 表居民 與政府 交涉了 多次。 

這種 曾在香 港阅過 一次火 亂子的 老鼠， 由 於牠自 身 也受病 
菌的 揆襲， 漸漸 的減少 而至絕 跡了。 目前 香港的 老鼠雖 然依舊 

不少， 而且 很大， 但這 已経是 另一種 老鼠， 不是家 逭而是 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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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 們與外 江 人在家 鄕見慣 的那 些老鼠 不同。 這是 一種南 方種的 
地鼠， 從 華南以 至印度 都有。 牠們 生活在 野外， 但也喜 歡進到 
人家 裏來。 

我們在 香港街 上以及 家裏所 見到的 老鼠， 多數就 是牠們 ，這 
種 老鼠嘴 尖長， 牙 齒非常 鋒利， 尾巴粗 而長， 僅 有尾尖 上有幾 
根 稀疏的 長毛。 尾長 四寸， 身體可 以長至 六寸， 所以看 起來是 
很 大的。 

老鼠 最大的 敵人不 是貓而 是蛇。 香港地 鼠多， 因爲 牠們身 
上 有一種 難聞的 臭味， 香港 的貓也 不喜歡 捉這種 地鼠， 這就是 
牠們能 在本地 繁殖的 原因。 

眞正的 中國種 家鼠， 在香港 不常見 。除 了上述 的地鼠 之外， 
在 人家屋 內做巢 的另有 一種大 老鼠。 牠 們身體 肥大， 可 是尾巴 
粗 而短。 身上 是那種 常見的 灰黑老 鼠色， 但是腹 下却是 灰白色 
的， 尾 巴底下 也是灰 白色， 這是牠 們與地 鼠最大 區別。 這種老 
鼠因 爲身體 肥大， “跳 梁”爬 柱的本 領不大 高明。 

香港索 來以世 界大商 港之一 自負， 輪 舶往來 的很多 。因此 
有許多 “外國 老鼠， ，被輪 船從世 界各地 帶到香 港來。 大家 若是有 
暇， 夜 間站在 九龍倉 的碼頭 邊上， 欣賞一 下老鼠 爬鐵索 的情形 
可眞 有趣。 牠們有 的是從 船上登 岸的， 也 有是從 岸上泅 水上船 
的 。那情 形眞彷 彿伊索 寓言所 說的城 裏老鼠 請鄕下 老鼠一 般。這 
種 飄洋過 海的老 鼠是黑 色的， 尾 巴細而 長被稱 爲船鼠 o 驰們的 
攀緣功 夫非常 高明。 

香港另 有一種 被稱爲 Bandicoot 的大 老鼠， 是在一 九四六 
竽 才首次 被人發 現的。 目 前以新 界元朗 最多， 牠 們能掘 洞季每 

—170— 


在地 底下。 據 說是從 雲南西 南部傳 入的。 


充滿 鹹魚味 的長洲 


長洲 島在香 港的西 南角， 與香港 伃遙遙 相對， 中 間隔了 
一座因 發現石 器古物 而著名 薄寮洲 （卽南 丫 島）。 天氣 淸朗的 
時候， 站在 香港仔 的山上 雖不易 看得淸 長洲， 可 是站在 長洲東 
键的沙 灘上， 抬 頭就可 以望得 見香港 的瑪麗 醫院等 建築物 。長 
洲是 大澳以 外的茗 名魚鹽 之區， 同 時也是 夏季游 泳的一 個好去 
處 。每天 從統一 碼頭有 直航的 或經過 坪洲和 銀礦海 的小輪 來往。 
若是 有暇， 約幾 個朋友 早上去 ，傍晚 回來， 卽使不 游水， 也可以 
在島 上各處 逛逛， 花錢 又不多 ，這 樣作一 次短 短的海 上旅行 ，對 
於排除 心身疲 勞增進 工作 效能， 是 非常有 效的。 

長洲 的島形 狹長， 兩 頭大， 中 間細， 所 以名爲 長洲。 外國 
人則 因爲它 細狹的 腰部和 圆圆的 兩端， 像一隻 啞鈴， 稱 它爲啞 
鈴島。 在島南 稱爲南 便山的 山上， 從 前就有 許多西 式的小 別墅, 
多 數是敎 會的建 築物， 後 來在戰 爭中被 燬了， 至今還 不曾恢 & 

舊觀。 

長洲的 市區中 心就在 那狹長 的腰部 地帶。 輪 渡泊岸 的地點 
是向 西的， 這裏 稱爲長 洲海， 是漁船 薄泊和 商店的 集中地 。從 
輪 渡碼頭 上岸， 穿過 滿是鹹 魚味的 街道， 一直向 前走， 走完了 
街道 不遠， 就到了 細腰的 東而， 這就 是可以 游水的 東潑。 就是 
在這 地方， 你 向遙遠 的海上 束方望 過去， 就可以 望見閃 閃有光 

的 香港山 上的房 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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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游水 的人， 除了 看看街 上各式 各樣的 鹹魚， 找一 個地方 
歇 脚飮茶 之外， 還可 以去看 有名的 張保仔 洞和北 帝廟。 

說 是張保 仔洞， 共實是 同香港 所有的 一切有 關張保 仔的遺 
跡 一様， 大 都是好 事家的 假托， 不甚可 靠的。 洞很 狹小， 要低 
身 坐着滑 進去， 在裏 面走一 段路， 從 另一個 出口爬 出來。 裏面 
什麽也 沒有, 不見傳 說中的 弓箭， 更 不耍說 海盜的 金銀財 寶了。 

北帝廟 在街市 北端的 盡頭， 面向 西方。 這赴 長洲漁 民認爲 
“威 靈顯赫 ”的一 座古廟 3 但近 年香火 也冷落 得多, 遠不如 前了。 
這有 什麽辦 法昵。 漁民 自己太 窮了， 餓着 肚子償 還高利 貸還來 
不及， 對 於“神 ”只好 馬虎一 點了。 北帝廟 裏有從 前著名 的“刀 
椅 ”， 還有 一柄從 海底撈 起來的 古劍。 

關於 長洲最 有名的 逸聞， 是在 四十年 前曾給 海盜洗 规過一 
次的 故事。 這 是一九 一二年 的事。 當時海 盜控制 了孤立 在小山 
上的 黎署， 乘 夜搜刼 了一個 整夜。 其時長 洲和香 港沒有 電訊和 
船隻 連絡， 所以 根本不 知逍。 芮到一 個漁民 ® 小 船划了 一整夜 
划到 香港來 報信， 香 港人在 第二天 早上才 知道這 騖人的 新聞。 

大哺 的珠池 

今口新 界大哺 海面， 從前 稱爲大 步海， 又名 媚川都 ，有池 
葉 珠鮮， 名媚 珠池， 爲古 時採珠 名地， 淸 桌慶二 十四年 修蓽的 
新安縣 志云： 

“媚 川都在 城南大 步海， 南漢 、時採 珠於此 。” 

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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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媚 珠池， 舊志 云在大 步海， 漢時採 珠於此 

本來， 我國從 前產珠 最有名 的地方 是南海 合浦， 卽 今曰廣 
州的 合浦。 所謂“ 珠還合 浦”， 這成 語便是 從前傳 說合浦 海中產 
珠蚌， 如果當 任的縣 官貪婆 ，不 停的奴 役人民 到海中 去採珠 ，珠 
蚌便 會運移 他處； 若 是縣官 淸廉， 遷到他 處海中 的珠蚌 又能邏 
回來， 所以有 了4; 合浦珠 還”這 成語。 

新 界除了 大埔海 以外， 其 他有些 地方也 產珠。 這一 帶地方 
在淸 朝屬新 安縣， 明 以前則 屬東莞 ，所 以東莞 縣志上 便載着 ，除 
了大步 海媚珠 池產鴉 E 珍珠 以外， 縣境內 的後海 龍岐靑 窳角荔 
枝莊 等一十 三處， 也產 珠蛛。 

大 埔採珠 的歷史 頗久， 從唐 開元直 至明初 都在逭 荽採珠 進 
貢, 爲我 國合浦 以外的 ff [要產 珠之一 。最 盛時 是在五 代南漢 （公 
元九 零五年 至九七 一年） 時期， 南 漢王劉 銀建都 廣州， 在大寶 
六年 （ 公 元九六 四年） 改大 步爲媚 川都， 從海門 鎭招募 能採珠 
的土人 三千名 爲兵， 常 川駐在 這裏， 終年 爲他搜 集珍珠 。因了 
風浪 險惡， 每年 溺死者 甚衆， 成爲當 時苛政 之一。  . 

後來 劉鍉爲 宋太祖 所滅， 大捕 採珠之 舉就被 廢棄， 到了元 
朝又 恢復。 元大德 三年甚 至編置 艇戶七 百家爲 珠人， 並 派了三 
名監督 官加緊 監採。 因 爲採珠 m 辛苦， 採 不到時 要受罰 ，艇戶 
逃亡的 很多， 所 以要加 派官員 監視。 這 樣直到 明朝， 洪 武七年 
採 珠五月 僅得珠 半斤， 認爲大 埔產珠 已盡， 遂移地 合浦， 不再 
在 大埔採 珠了。 

今 日新界 大埔雖 孓再 以產珠 著名， 伹 海中仍 產蠔， 海邊有 
養蠔的 S 田， 取 蠔時偶 然撈起 珠鲜， 剖開 來其中 有時仍 會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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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珍珠 的。 


冰與雪 

上海 人呼雪 糕爲冰 洪淋， 廣東人 和香港 人則又 稱冰塊 爲替， 
因 此冰箱 就成爲 雪櫃。 本來， 雪是天 上落下 來的， 冰是 甶水凝 
結 成的， 道 兩種的 分別很 簡單， 可 是由於 嶺南的 冬天根 本不下 
雪， 又難得 結冰， 以 致冰雪 不分， 這是 很可原 晾的。 “ 廣東新 
語” 說 得好： 

“粤 無冰， 其 民罕知 冇南風 合冰， 東風解 凍之說 。卽 或有微 
冰， 辄以 爲雲， 或有 微雪， 又以 爲冰， 人 至白首 有冰雪 不能辨 
者 o” 

被香港 人稱爲 雪的大 冰塊， 都是 人造冰 而非天 然冰， 上海 
人稱 道爲機 器冰， 本地 人有時 又稱爲 生雪。 道是 因爲香 港冬天 
根本沒 有冰， 所 有的冰 都是用 人工製 造的， 所以 沒有天 然與人 

工 之分。 但在 上海與 北方就 不同。 夏 季所用 的冰， 如果 是用來 
作 普通冷 藏冰物 用的， 多是用 冬季特 別貯藏 起來的 天然冰 ，若 
是直 接供食 用的， 則用機 器冰。 上海 夏天的 荖名“ 创冰” ，就是 
用整塊 的人造 冰刨下 來的。 可是香 港人一 年四季 所用的 “雪” ，全 
是 人工製 造的。 

冬天將 郊外水 塘和河 裏結成 的冰， 整 塊的鑿 取下來 ，貯藏 
到地 窖裏留 待第二 年夏天 之用， 謂之 藏冰。 這風俗 很古， 詩經 
上 的“納 於凌陰 ’’， 就是 伏天藏 冰入眷 之意。 因爲 古時皇 帝不僅 
夏天 要用冰 解暑， 還 有入夏 向臣下 賜冰的 償例。 至今 上海和 •北 

—174 - 


方一 帶夏天 所用的 天然冰 ，都是 在隔年 冬天暹 嫌貯藏 起來的 。貯. 

•  •  4  / ^  ••  •  • 

冰 塊的地 方稱爲 冰廠或 冰窖， 搭看像 廣東鄕 下常東 的赛 嫌 
的高大 蘆席棚 。 棚 下用土 堆成長 方形的 土阜， 像 是防空 璩又像 
陶 器窖， 底下是 深深的 地窖， 其中便 藏着大 冰塊。 這種 特殊的 
景象， 我們 在北京 天津郊 外隨處 可見， 不 認識的 人往往 不知道 
這樣 高大的 蘆棚是 作什麽 用的。 “天咫 偶聞”  “春 明采風 錄”等 
書， 記北 京舊時 采冰藏 冰的情 形道： 

“三 九冰堅 ，各 處修错 存冰， 以鐵 椎打冰 ，廣 尺許， 長 二尺， 
謂之 一方。 都城 內外， 如 天安門 外火神 廟後， 德勝 門外西 ，阜 
城門 外北， 宣武門 外西， 崇文門 外東， 朝陽 門外南 ，皆有 冰審， 

以歲十 二月 藏冰， 來歲入 伏飮冰 。” 

說 來幾呼 使人不 背 相信 ，今日 香港人 一年四 季所用 的“雪 ”， 
雖 然全是 用機器 在香港 製造的 。但在 早年， 香港遼 沒有機 器冰， 
所用 的也是 天然冰 。 因了 香港根 本沒有 天然冰 出產， 這 些冰塊 
全是從 外地蓮 來的。 不過 不是中 國冰， 也 不是英 國冰， 而是用 
帆船從 遼遠的 美洲輸 入的。 今日中 環的雪 廠街， 就是當 年貯藏 
冰塊的 地點。 這 個輸冰 入口的 組織， 後 來逐漸 骚展， 就 成爲今 
日香港 著名的 牛奶冰 廠有限 公司。 所以儘 管香港 人稱他 們出品 
的冰 洪淋冰 棒爲“ 大公司 雪糕雪 條”， 伹它 的正式 名稱上 仍保持 

着冰廠 兩字。 

雪 廠街這 名稱， 就 因爲當 年曾在 這裏建 有貯藏 冰塊的 雪倉， 
其地 點約在 今日雪 廠街與 皇后大 道的轉 角處， 卽 庚大華 行旁側 
通至聖 約翰敎 堂的那 條斜路 上《 當 時中環 尙未經 遇第一 次瑰海 
工程， 皇 后道面 臨海濱 ，雪 廠設在 海濱， 像普 通的貨 倉一搛 ，爲 


了便 利從船 L 卸蓮 冰塊 入翕。 

這些冰 塊是從 遼遠的 美國運 來的， 都 是美國 的大湖 和河流 
在冬季 結冰時 所產生 的天然 冰塊， 運到香 港後， 卽塗上 木据屑 
和糠 皮防止 溶化， 貯 入雪廠 待用。 

這 家轍入 冰塊的 商行， 稱 爲“丟 杜公司 ”。 它 就是今 H 香港 
人 俗稱“ 牛奶公 司”的 始祖； 成立於 一八四 五年， 在當時 幾乎是 
獨 家專利 事業。 

這座 雪廠是 一座兩 層的建 築物, 地皮是 由政府 免費撥 铪的， 
限 期七十 五年， 但有一 個附帶 條件， 卽該 廠應以 特別廉 價售賣 
冰 塊與政 府醫院 3 當時 的冰揹 爲每磅 五仙， 每日發 售兩次 ，一 
次爲 上午五 時至七 時， 一次 憶下午 二時至 四時。 據一八 四七年 
的 記載， 那時香 港每天 消耗這 樣的天 然冰約 t： 百磅。 

這些天 然的大 冰塊， 旣 4 不遠 下里運 來的， 當時所 用的是 
帆船， 如 果風信 不順或 是產: 通 不够， 香港 的天然 冰便時 常有缺 
赏或中 斷之 處。 一八七 O 年四月 十七日 出版的 一張香 港西報 ，其 
上曾報 道當時 美國缺 貨的情 形道： 

“ 據說美 國上季 天然冰 的收成 短少, 因 此本港 的冰荒 現象勢 
將無 可避免 。 供應 東方各 主踅港 口冰塊 的美國 公司， 所 獲得的 
現貨 僅敷載 兩船， 因 此不得 不向 其他方 面搜求 冰塊， 以 供應遠 
東顧 客需要 之數量 。” 

香港有 機器冰 出現， 是在一 八六六 年左右 的事。 當時 ，由 
一位 名叫凱 爾的集 資設廠 製造， 廠址 在灣仔 的春園 （卽 今日海 
仔 春園街 附近。 當時 海仔未 塡海， 春園一 帶面臨 海濱， 爲外人 
的住宅 區）。 它的出 品成了 許多年 來獨萌 香港市 塲的美 國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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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的 勁敵。 美國天 然冰售 價每磅 五仙， 凱 爾的機 器冰每 磅僅售 
四仙， 因 此生意 鼎盛， 又 在銅鑼 薄設立 了一家 分廠。 這 時美國 
天然 冰貶價 四仙來 競爭， 他 們更改 售每磅 三仙來 對付， 於是美 
國 天然冰 的銷路 漸狹， 直到 一八八 零年， 香港出 產的機 器冰已 
足够 供應全 港居民 需耍， 美國 天然冰 就停止 輸入。 並且 將雪廠 
街 的雪廠 和其他 資產全 ^5 售與 凱爾。 

凱爾的 冰廠， 後來 又由渣 甸洋行 經營。 直到 一九一 八年始 
歸併 入香港 牛奶冰 廠公司 （ 成 立於一 八八六 年）， 卽今 日俗稱 
大 公司。 今 日大公 司在下 亞厘畢 道和銅 玀灣的 雪房， 就 是香港 
早年輸 /v 天然冰 和後來 & 製機 器冰的 舊址。 


香港唯 一的一 部植 物誌 


本 書原名 FLORA  HONGKONGENSIS, 著者喬 治， 
班遜姆 （ GEORGE  BEOTHAM  ) ,  —八六 一年偷 敦出版 ，本 
文四八 二頁， 外加序 目五十 二頁， 附地圖 一幅， 售 價不詳 。莫 
林都爾 夫的“ 中國書 目提要 ，，列 入第 一七七 一號， 絕 版巳久 ，不 
易 購得。 

蘇威 貝氏在 『香港 II 然史』 一文 裏說： “在一 八六一 年時， 
班 遜姆氏 就出版 了他的 r 香 港植物 誌』， 這直 到今日 還 是關於 
這區 域的主 要植物 學著作 。” 

本書 共收香 港所產 花木名 目一千 零五十 六種， 除按 照種類 
分別編 目外， 並註明 發現的 處所， 發 現者的 姓名， 以及 與共他 

區域 所紀錄 的同類 品目的 比較， 這不 是供給 一般 閱覽的 一本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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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誌， 而 且又沒 有圖， 因此 若不是 專家， 看起 來頗覺 枯燥。 

著 者在卷 首寫了 一篇二 十頁的 序言， 說 明他的 材料的 來源， 
以及在 他以前 有關香 港和中 國的植 物學方 面的硏 究。. 在 香港未 
割讓 給英國 以前， 歐洲 人所獲 得的中 國植物 標本， 大都 經由澳 
門和廣 州帶到 歐洲， 這都 是一八 四一年 以前的 活動， 當 時所採 
集的 標本， 有得自 大嶼山 和汲水 門的， 因 此類有 可能其 中也有 
香 港島的 出產 在內。 但 正式在 香港島 採集 植物則 是一八 四一年 
的事， 這就是 偕同那 位著名 的英國 海軍水 道測最 家貝爾 訖爾氏 
一同在 香港島 登陸的 理査興 斯氏， 他本 是海軍 醫生， 伹 是却對 
搜 集植物 標本有 興趣， 於是 便成了 第一個 在香港 島採鳥 標本的 
歐 洲人。 他這年 冬季在 香港逗 留了幾 星期， 帶回 歐洲的 香港植 
物標 本共有 一百四 十種。 

除了理 査興斯 以外, 早年 以硏究 香港植 物著名 的兩位 人物, 
是 張比安 與漢斯 。張比 安是位 軍人， 他在一 八四七 年調到 香港, 
先後 駐紮了 三年， 利用餘 暇在島 上各處 採集， 一 八五零 年歸國 
時， 他的 行囊中 竟帶有 近六百 種的香 港植物 標本。 

漢 斯自一 八四四 年以來 就住在 香港， 他將熱 心採得 的標本 
送給 當時週 遊世界 的一艘 英國船 “ 先驅” 號上的 朋友， 這艘船 
曾經過 香港， 後來同 行的一 位植物 學家便 用這些 資料寫 了一篇 
“香港 的植物 ”。 

班遜姆 氏說： 他的這 部“香 港植物 誌”的 材料， 便是 根據這 
兩個人 以及其 他幾個 人所搜 集的資 料彙合 而成。 

班遜 姆氏將 香港所 產的植 物與附 近其他 各地所 產的作 4 比 
較 硏究， 將它們 按照地 理分佈 情形歸 納爲七 大類。 班遜姆 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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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島 所處的 位置， 在植物 種類的 分佈上 是中國 大陸北 方的終 
點， 同時又 是南方 熱帶的 起點， 因此範 圍極廣 C 當地所 產的植 
物， 可以北 至西伯 利亞西 南部， 南 至非洲 南美洲 都找得 到它們 
的 同類。 至於 附近的 印度， 南洋， 日本在 植物上 和香港 關係的 
密切， 那 更不用 說了。 

除了班 遜姆的 這本“ 香港植 物誌” 之外， 還有 幾部關 於香港 
花木的 著作， 時間都 是比較 近-- 點的， 但 規模都 比班遜 姆的小 
得 多了。 其中 一本是 s.  T. 鄧與 W.  J. 丟 訖爾二 人合著 的“廣 
東與 香港的 植物” ，一九 一二年 出版， 其取 材大都 根據香 港園林 
署歷年 所收藏 採集的 標本。 這些 標本， 據 一九四 九年本 港政府 
年報所 發表的 數字， 巳達 四萬種 之多， 其 中有許 多都是 著名植 
物學家 如 A  • 亨利， E  •  H  • 威爾遜 等人歷 年所採 集漭。 

此外， 香樂 思敎授 所編的 “香港 自然學 家”季 刊以及 他在近 
年所 出版的 關於香 港食用 植物的 幾種小 冊子， 都 是對於 本港楠 
物 有硏究 興趣的 人的 好參致 資料。 


香港的 r  一歳 貨聲」 

淸末 有一位 自署“ 聞園 鞠農 ”的人 ，編 過一本 “一歲 貨聲” ，記 
北京 一年四 季街上 和過門 的小販 各種叫 賣聲。 尤 其對於 過年過 
節叫賣 應時食 品的“ 吆喝聲 ”， 收集得 更完備 3 北 京小販 的叫賣 
聲本來 是彳艮 有名的 ，腔 調多 ，有 時還佐 以特殊 的器物 來配音 ，詞 
句又往 往別出 心裁， 如過年 沿街賣 “春聯 ”的， 他 們叫毖 的詞句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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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門對， 屋 門對， 買樓皮 一 燒輻 字!” 

未 後兩句 的意思 是說， 買 門楣上 貼的如 “五福 臨門” 之類的 
橫 披者， 另外奉 送大“ 福”字 一個。  • 

又如買 過年用 的油炸 食品如 茶泡之 類者， 他們喊 的是： 

“吃 的香， 嚼的脆 —— 茶果! ’’ 

因 此“一 歲貨聲 ”這本 省讀起 來非常 有趣。 可 惜這書 只有抄 
本 流傅， 沒有印 行過， 見過 的人恐 怕不多 。我 忽然想 起遺窨 ，是 
因爲 前些日 子聽 見窗外 有人喊 一 

“打 —— 石 —— 磨!” 

我就意 味到已 經要過 年了。 因 爲香港 人爲了 遇竽， 自己磨 
粉 蒸糕， 便不 得不事 先將常 半少用 的石磨 拿出來 整理， 將用滑 
了的 磨齒從 新打盤 一下， 於是“ 打石磨 ”的人 就應時 出現了 。因 
此只要 一聽到 “打石 磨”的 呼聲， 你就 知道過 年就在 眼前了 。道 
正是 香港的 “一泰 貨聲” 之一。 

香港的 小販雖 然多， 可 是對於 自己貨 物的叫 買方法 却非常 
忽略， 叫賣的 聲調和 詞句也 很單調 D 常 年聽見 的只是 “甜澄 一 
老樹 甜橙” 一類的 老調， 有時 更莫名 其妙的 喊着： “平咯 •一 五 
個賣六 M  ” 使 你猜不 出從五 個平賣 到六個 的究竟 是甚喪 。命道 
樣的 喊聲， 往往喊 了一半 忽然中 斷了， 你 走出去 看一下 ，原來 
差人 來了。 

就因爲 這樣， 香 港沿街 流勖的 小販多 數是沒 有牌照 ，偸偷 
摸 摸做生 意的； 而且 香港有 些地方 在早晚 是不許 小販高 聲叫寶 
的， 有些區 域更根 本禁止 小販出 聲叫寅 東西。 又 因爲多 數小販 
都是 臨時改 行的， 他 們栖栖 皇皇， 不可 終日， 也 就難怪 對於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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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 叫賣聲 沒有硏 究了。 

關 於香港 小販的 叫賣聲 ，我以 爲只有 兩値特 點値得 一提: 一 
是香 港因爲 樓居的 人多, 小販喊 叫時習 慣用一 隻手襯 在嘴邊 ，仰 
頭 向上， j 以便住 在三樓 四樓的 人容易 聽到。 一 是香港 貴粉葛 
(卽 外江的 山藥） 的 小販， 喊起籴 一定 要喊賣 “實心 藕”， 不許 
喊“賣 —— 葛”。 這是因 “ 揭”字 的本 地音讀 起來與 “God” 相似。 
上帝” 怎麽 可以隨 f 更沿街 出賣？ 外 人聽了 非常不 高興， 因此從 
很久 以來， 就規 定賣葛 的只許 喊“賣 實心藕 ”了。 

香港 的年糕 

過年 所用的 年糕， 雖然 各地方 所蒸製 的形色 和原料 各有不 
同， 伹 最主要 的原料 必然是 米扮， 而 11 最考 究的， 一定 要自己 
磨粉自 己蒸製 u 因 爲年糕 並非普 通的食 品， 它的 主要用 途是餽 
贈和 敬神， 同 時還耍 從製作 的成績 上察觀 來年的 吉兆， 因此舊 
時 的家庭 主婦一 定要自 己動 手或監 督僕婦 蒸製， 從不肯 從市上 
購買現 成的。 

香 港人不 大喜歡 襦米， 因 此過年 所蒸的 年糕， 無論 甜喊， 

一 定是以 粳米粉 爲主， 有 時攙合 少許糯 米粉， 絕 少完全 用糯米 

粉的。 蒸 年糕垃 不用 蒸籠， 而 是用銅 製的或 鉛鐵的 糕盤 ，每一 

盤爲一 底。 原料 的份量 和蒸製 時間的 久暫， 都是以 一底爲 標準。 

甜 的年糕 是用白 砂溏或 片糖調 米粉蒸 製的。 砂糖 蒸的甜 年糕色 

白， 黄 糖或片 糖蒸的 色黃， 那樣 子就像 平時的 鬆糕。 考 究一點 

的在糕 面上， 還寶 鋪上一 點紅 棗連心 之類， 有的 或塗一 點紅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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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 算數。  • 

鹹年 糕的成 份比較 複雜。 最通行 的是藤 葡糕。 除了 以刨出 

. # 

來 的蘿葡 絲或蘿 葡汁調 合米粉 之外， 還 要加上 蝦米、 臟肉 、臘 
腸 、葱、 芝荽、 五香粉 等等。 蘿荀糕 多數是 在蒸熟 之後再 切片用 
油 煎了來 吃的。 香港 平時在 歆茶時 也可以 吃到蘿 葡糕， 但到了 
過年， 蘿荀糕 却一變 而爲年 糕了。 此外 還有羊 頭糕， 是 將芋頭 
切成了 小塊調 和米粉 來蒸。 甜 的年糕 還有馬 蹄糕。 但一 般人家 
過年 所蒸的 年糕， 大都只 是以糖 年糕和 蘿葡糕 爲限。 

五方 雜處的 香港, 除了上 述的本 地人自 己蒸製 的年糕 之外。 
市上店 1 還有各 式各樣 的年糕 出售。 平時 專售鬼 刁沙爹 的南洋 
食品 餐室， 這 時有應 時的南 洋椰汁 年糕以 及所謂 新加坡 年糕出 
售； 上海 店裏有 蘇式的 猪油年 糕， 白 糖桂花 年糕， 還有 以上海 
丁 大興水 磨米粉 來標榜 的寧波 年糕。 北京 館子也 有以紅 綠絲和 
蜜棗 蓮心鋪 面的北 京年糕 應市。 有 一家福 建館子 也在報 上登廣 
吿; 說有福 建年糕 出售。 甚至 西餅店 裏也有 “恭贺 春菔” 的西式 
“ 洋年糕 ”來凑 熱鬧。 

談到 年糕， 我覺得 最合我 的口味 的是蘿 葡糕， 新年 到朋友 
家裏 拜年， 如果棒 出煎得 父香又 熱的蘿 葡糕， 我 一定毫 f 客氣 
的放口 大嚼。 而且遵 照本地 規矩， 吃得 一塊也 不剩。 


年 晚煎堆 


煎堆 是香港 人過農 曆新年 必備的 食品， 也是 送年禮 不可缺 
的應 時禮品 之一。 這 幾天市 上的糖 果店和 食品公 司已鞸 有翦堆 

—183 — 


德 出來應 市了， 再過幾 天年宵 攤開市 ，專 賣煎 堆的檔 口更多 ，益 
發 可以看 出煎堆 在點綴 過年氣 氛中所 佔的重 要性。 

因爲 廣東向 來注重 過農曆 新年， 而過 年又注 重各種 應時食 
品， 因此遂 有許多 俗諺是 與過年 食品有 關的， 如“年 晚煎堆 ”， 
“冬前 朦鴨” 都是。 

廣東的 臘味是 非常有 名的， 但吃 臘味必 須要待 北風天 以後， 
才香爽 可口， 尤其是 臘鴨， 在 立冬以 前所醃 製的， 往往 容易走 
油 失味， 因 此臘鴨 必須在 立冬以 後製成 的才是 上品， 於 是遂有 
了“冬 前臘鴨 ”這一 如谷諺 3 這是 一句歇 後語， 底 下還藏 蔚一句 
“ 隻帶隻 ”， 卽一 隻好的 配着一 隻壤的 之意。 這是 諷刺舊 時貢钗 
式 的婚姻 制度的 。一個 五官不 正骨瘦 如柴的 富家子 ，却可 以娶一 
個如花 似玉的 美麗健 康少女 爲妻， 一個龍 鍾的富 翁也可 以買一 
個 蓬門碧 玉爲妾 ，甚 至一個 老醜婦 可以出 錢入赘 一個“ 小白臉 ”， 
這種不 相稱的 情形， 走在 街上給 路人看 起來， 恰 似臘味 店褢将 
一 隻冬前 臘鴨和 一隻冬 後臘鴨 搭在一 起出售 的情形 一般。 這就 
是 “隻帶 隻”的 現象。 本地人 將這個 “帶” 字讀如 “搭” 字音， 卽國 
語搭的 意思。 

“年晚 煎堆” 也是一 句有關 婚姻的 錄語, 不過不 是諷剌 別人， 
而是有 一點阿 Q 式的自 嘲的。 煎堆 爲過年 必備的 食品， 可是 
貨色有 好壞， 價 錢也有 貴賤。 有錢 人當然 揀最貴 的買， 沒有錢 
的爲了 過年， 不能 不買， 只好 揀最便 宜的買 一點應 應景， 但求 
“人有 我有， ，， 這就是 “年晚 煎堆” 這句 俗語的 由來， 意思 是指有 
些男子 到了相 當年齡 之後， 爲了料 理家務 或免人 背後指 摘“寡 
佬”， 不得 不越緊 結婚娶 老婆， 不暇仔 細遢禪 鰣手， 伹求 “人有 


我有 ”， 這 就是“ 年晚煎 堆”的 意義。 現在 有時也 用來作 爲馬馬 
虎 虎購置 一件必 需品的 解嘲。 

煎堆實 在不很 好吃。 那種 用油煎 成的一 個個大 圆球， 外面 
黏上 芝蔴， 裏面有 的是中 空的， 有的 是拌搪 炸過的 爆穀。 有時 
僵 硬了， 要 用釘錘 打碎了 來吃， 實在 沒有什 麽特別 滋味， 遠不 
及 同是過 年食品 的油角 或是芋 蝦香脆 可口。 煎堆 以九江 製的最 
有名， 因 此香港 貝煎堆 的多數 用“九 江大煎 堆”來 標榜。 

吊鐘 —— 香港的 新年花 

早幾 天報上 已經出 現了有 人潛入 園林署 苗圃偷 斬吊 鍍的新 
聞， 這暗示 農曆已 經快過 年了， 因爲 吊鐘 是香港 人過農 曆新年 
必備的 時花， 看得比 水仙更 爲重 要， 尤其是 商家， 時常 荽花幾 
十 元甚至 百餘元 買一枝 吊鐘， 將吊 鐘開花 是否繁 茂看作 一年生 
意 好壞的 兆頭。 

爲 什麼每 年到了 這時候 就有人 偷斬吊 鐘呢？ 這因爲 野生的 
吊鐘 花在本 港是受 保護野 生花木 法令保 護的。 香 港人過 年所用 
的吊 鐘花， 全 部是由 花販從 內地運 來的， 而這貨 色必需 要等到 
年宵難 上才有 應市。 在這 以前， 如有人 想要吊 鐘花， 便 只有到 
山 上去偸 斬了。 

香港和 新界的 山上， 原 本有很 多的吊 鐘樹。 據說從 前新界 
的 靑山， 本 港的大 潭篤， 赤柱， 金馬 倫山， 都盛產 吊鐘。 在沒 
有頒 佈保謳 野生花 木法令 以前， 吊鐘 是可以 隨意採 摘的。 就因 
爲道搛 • 每 届農播 通年要 斬伐很 多的吊 鑪榭， 伹 補充種 植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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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却 沒有人 注意， 於是 香港野 生的吊 鐘樹就 愈來愈 少了。 這才 
在一九 一三年 七月由 英政府 頒佈一 種特別 法令， 禁止本 港花販 
售賣吊 鐘花， 後來 又在一 九二 o 年將這 法令的 範圍修 正擴大 ，改 
爲正 式保護 本港野 生花木 法令， 將 吊鐘、 杜鵑、 以及多 種野生 
的蘭花 置於法 令保護 之下， 禁止 採摘和 發售， 但 自己花 園裏培 
植和從 香港境 外輸入 的則不 在禁止 之列。 因此今 日香港 人過農 
曆 新年所 用的吊 鐘花， 全要 仰給內 地的供 應了。 

吊 鐘的開 花期約 在新曆 的一月 半至二 月半， 因此農 曆新年 
正是它 們的盛 開時期 。廣 朿人 過年插 吊鐘的 風俗已 經由來 很久。 
屈 人均在 “廣東 新語” 上說： 

“吊鐘 花出鼎 湖山。 此 花並木 折下， 能 耐久， 臘盡 多賣於 
街， 土 人市以 度歲， 取其 置瓶中 不萎也 。”  • 

鼎 湖山卽 頂湖山 ，在 肇慶。 爲什 麽要說 吊鐘出 鼎湖山 呢丫據 
“肇 庚府志 ”載： 

“吊 鐘花， 木本， 花紅 白色， 形 如鐘， 皆 下垂， 無仰 口者， 

•  • 

簇生 葉下。 每族 九花， 嶺 南處處 有之， 惟 頂湖山 所產， 每簇十 
二花 , 

在 新年被 當作吉 祥花的 吊鐘， 本以開 花恰好 合時和 花朶多 
爲好 兆的， 因 此一策 能有十 二鐘 的鼎湖 吊鐘， 便 特別被 人看重 

了。 

在 一百多 年以前 的吊鐘 花繁盛 情形， 我們還 可以從 滿淸時 
代出版 的“新 安縣志 ’’ 上見 得到。 這 害記载 着說： 

‘‘吊 鐘花， 樹高 數尺， 枝屈曲 値蹇。 正 月初， 先作花 。從 

開葉， 一 枝择歎 十小鐘 • 色 &螢 如玉， 雜以紅 邑杯 雎山樺 


杯渡 山就是 靑山， 因此 我們今 日在靑 山還可 以見到 有野生 
的吊 鐘花。 

吊 鐘花多 數是粉 紅色， 僅有少 數是白 色的。 誠如它 的名稱 
所示， 吊鐘花 開起來 以後， 一 朶一朵 的恰如 小鐘， 每一 隻僅有 
半英 寸髙， 一叢 一叢的 吊着。 

吊 鐘花是 先開花 後生葉 子的。 花着未 開時有 鱗狀的 厚殼包 

裹， 花上有 小莖， 尖尖 的蓓莆 就從鱗 苞裏一 叢一叢 的倒垂 下來。 

花開了 以後， 新 葉才從 枝上生 出來。 新生 的吊鐘 花葉子 幾乎像 
花一樣 的美麗 ，顏 色從 淺綠以 至嫩紅 都有。 葉 上有一 層蠘光 ，所 

以看 起來幾 乎像是 假的。 吊 鐘花很 耐久。 通常在 農曆送 灶以後 

從 年宵市 塲上買 回來， 插在 瓶裏， 它 便一批 的開起 花來。 若是 

花 瓶的質 地好， 沒有 火氣， 會 發花， 乂時常 給它換 淸水， 則幾 

乎一 直可以 養到正 月底， 還 可以從 又紅又 綠的嫩 葉叢中 欣赏着 

那一 簇一蔟 吊着的 粉紅色 小鐘。 . 

廣 東舊時 的方志 上雖說 吊鐘花 以肇慶 頂湖山 出產 的最有 
名， 但那 大約指 野生的 而言。 今日香 港人過 年所買 的吊鐘 ，花 
販 們大都 運自淸 遠等處 ，而 a •都是 人工種 植的。 淸 遠的秦 皇山， 
那一 帶的鄕 f 便是 專門種 吊鐘發 售的。 吊 鐘樹本 是多年 生的小 
灌木。 鄕下人 種植吊 鐘時， 每年 在未曾 有花蕾 以前， 事 先選定 
凡是準 備在年 尾要砍 下來去 出售的 花枝， 事 先施行 一種“ 剝皮” 
的手績 ，這 就是 準備整 枝砍下 來的那 枝幹的 末端， 將樹 皮剝去 
一寸 左右。 據說這 怍用是 防止樹 葉所吸 收的滋 養料， 不 致繼績 
输至期 •齡和 樹根。 道襟， 這一根 枝上的 花朵， 在 年班開 花時便 


會特別 茂盛， 因而 也可以 賣得好 價錢。 

'在香 港每年 從農曆 十二月 二十四 日開始 的年宵 市塲上 ，吊 
鐘 是比桃 花銷路 更多更 吃香的 時花。 一紮 尙未開 花在外 行人看 
來幾乎 像乾柴 一樣的 吊鐘， 花 販一開 n 會索 價五十 元至七 、八 
十元 不等。 但一 枝模樣 端正， 花 蕾多， 沒 有洒過 鹽水， 保證能 
及時 開放的 吊鐘， 在 農曆二 + 八、 九 去買， 沒 有三、 四 十元也 
是很 難買得 成的。 


牡丹花 在香港 

牡丹 是我國 特產的 名花。 國色 天香， 不同凡 卉， 古 來以洛 
陽 產的最 有名， 所 謂姚黃 魏紫， 久 巳絶稱 c 嶺南 的土質 和氣候 
不 適宜於 牡丹， 因此廣 東沒有 牡丹。 但是每 到農曆 過年的 時候， 
廣州和 香港的 年宵 花市， 必有 幾盆牡 丹陳列 出售， 從未 見過牡 
丹 的這時 都爭圍 着看一 看以開 眼界。 不 用說， 花 販所標 的價錢 
是驚 人的。 

這 種應景 的牡 丹花， 全 是放在 密室內 用火烘 遇出 來的 ，因 
爲北方 的牡丹 其實要 到春天 三月才 開花。 從前廣 州的花 販爲了 

適應 西關富 戶和十 八甫的 大商家 的過年 要求， 便 用種種 方法使 

得牡 丹提早 開花。 “廣束 新語” 記這種 牡丹在 廣州種 植的情 形說: 

“ 廣州 牡丹， 每歲 河南花 估持根 而至， 二三 ft 大開， 多粉 

紅， 亦 有重叠 樓子， 惟花頭 頗小， 花止 一年， 次年 則不花 ，必 

以河 南之土 種之， 乃得歲 歲有花 。” 

每年香 港年宵 花市上 所陳列 的牡丹 ，躭 是用 籩方法 培術爾 


且 多是從 花地運 來的。 從未 見過牡 丹花的 人見一 下固然 可以開 
開 眼界， 可是 曾經在 北方賞 過牡丹 的人， 在香港 年宵花 市上看 
見了 這種所 謂“牡 丹花王 ”， 眞 不免要 失笑。 

俗說 “牡丹 雖好， 綠葉抉 持”， 這可見 牡丹葉 和牡丹 花相得 
益 彰的重 要性， 可是在 香港出 售的牡 丹花， 因爲 是用火 烘出來 

s  t  • 

的， 雖然 開花， 却沒有 葉子。 在光 禿的枝 幹上綴 着幾朶 營養不 
良的 紙紮似 的花。 試想， 沒有綠 葉扶斧 的牡丹 （ 牡丹的 葉子是 
特 別濃綠 肥大可 爱的， 而嫩 葉的鵝 黃淺綠 色更美 麗〉， 那樓樣 
不僅不 可爱， 而且喪 失了“ 國色天 香”的 尊嚴， 看 來簡直 滑稽得 
令人 失笑， 然而香 港人却 伸長了 顇子圍 着爭看 這往往 標價二 0 
大 元一對 的“花 王牡丹 ”。 

因了南 方沒有 牡丹， 連這 裏的畫 家畫牡 丹也盡 不好。 廣東 
畫家 時常嘲 笑北方 畫家査 荔枝， 愛用紫 黑色, 畫成了 荔枝乾 ，我 
却親眼 見過香 港一位 以“寫 花”自 負的 “畫伯 ”， 用 西洋紅 畫出來 
的 牡丹， 葉子 像菊， 花 像丁香 （卽上 海人所 謂康乃 馨）， 而且 
是草 本的。 

牡 丹並非 是不能 用人工 火力催 開的。 這本領 要推北 京的園 
藝家。 北 京郊外 豐台的 花匠， 在北方 那樣嚴 寒的天 氣下， 他們 
在地窖 裏舖上 稻草， 生起 炭火， 能及 時種出 肥大的 嫩黃瓜 （卽 
本地 靑瓜） 和花 紅葉綠 的牡丹 花來， 以適 應北京 人過農 曆年和 

春節的 需要。  . 

現 在南北 交通暢 通了， 在今年 香港的 年宵花 市上， 若是有 

人從北 京直接 蓮幾盆 牡丹來 陳列， 那才能 使從未 見牡丹 眞相的 
香港 人眞正 閬一两 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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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花 的傳奇 


水 仙花是 香港人 過農曆 新年必 需的點 綴品。 目前距 農曆新 
年僅 有一個 月了， 報 紙上已 經出現 了“ 發售 漳州水 仙花頭 ”的小 
廣吿。 這正是 合時的 生意。 因 爲誠如 這廣吿 所示， 7JC 仙 花是我 
國福建 漳州的 特產， 本 港所出 售的水 仙花沒 有一棵 不是 從漳州 


運 來的。 

生物 長成的 經過， 包含 許多很 巧妙的 安排， 這是自 然界的 
傅奇 故事， 有 時比詩 人所想 象的神 話還耍 傳奇。 如有一 種名叫 
蜉 蜷的小 飛蟲， 形如小 蜻蜒， 這就 是莊子 所說的 “蟪蛄 不知春 
秋， 蜉蝣不 知朝暮 ，，的 小蟲， 牠們 僅有幾 小時的 生命， 可是在 
蛻化 成飛蟲 以前， 幼蛹 耍在水 中生活 三四年 以上， 才可 以成熟 
蛻化， 而 爬出水 面蛻化 成飛蟲 以後， 大都經 過三、 四小 時就死 
亡了。 同時在 這短促 的三、 四小 時生命 史中， 牠 們還耍 經過練 
習 飛行， 尋 找配偶 ，交 尾產卵 的忙碌 生活。 一個幾 小時的 生命， 
却要經 過三、 四年 的簿備 工作， 你 說這是 不是生 物界的 傳奇？ 

7iC 仙花 的生活 史也逛 這樣。 我們 平時所 見到的 水仙花 ，大 
都 是已經 種在水 盆裏長 了長長 的綠葉 正開着 花的， 很少 人見過 
那種像 洋葱頭 一樣的 乾水仙 花頭， 而這正 是水仙 花從產 地運到 
香 港時的 情形。 並且這 M 乾水仙 花頭， 在 產地要 事先經 過埋在 
地中 種植若 千日， 掘起來 風乾， 然後再 種下 去再掘 起來， 要這 
樣經 過三年 之久， 然後 才可以 運到香 港來發 售的。 經過 這樣三 
年培 養工夫 的水仙 花頭， 一旦 放到濟 水裏， 就可 以保艇 怜好在 


農曆新 年開出 花來。 否 則買主 買了一 棵水仙 回去， 種在 水裏種 
了 許久， 到 了新年 開不出 花來* 便不免 要大呼 大吉利 是了。 

一棵水 仙花頭 旣要經 過三年 的培養 手績， 並 且又要 使得它 
能在 指定的 時間內 開花， 這 就對於 土壤、 陽光、 水份 、氣候 、風 
向非要 有豊富 的經驗 f 可了。 這就 是種植 水仙花 成爲福 建漳州 
人 專業的 原因， 也正是 水仙成 爲漳州 特產的 原因。 並且 卽使在 
漳州， 據 說也僅 有某幾 個鄕村 善於種 水仙， 種植 的祕訣 幾乎成 
爲他 們世襲 相傳的 祕密。 在 這區域 以外雖 也能種 水仙， 但費時 
费 事而難 獲利， 在漳 州以外 E 不用 說了。 

從 漳州經 由度門 水路或 從陸路 運到香 港來的 乾水仙 花頭, 
是用 竹簍成 簍裝起 來的， 上 下舖着 稻草。 它們按 着大小 來定等 
級， 最上等 的貨色 每簍三 十棵， 其次四 十棵， 以至 五十、 七十、 
八十 不等。 他們在 本港沒 有長年 固定的 行址， 大 都雎時 借用同 
鄕的商 號來進 行短期 的批發 生意， 這些商 號多數 是廉器 行或竹 
器行。 一到每 年農曆 十一月 左右， 本港的 花園花 販便向 如期而 
來的他 們批購 整簍的 乾水仙 花頭， 回去再 經過一 番相當 複雜的 
培 植整理 手續， 然 後就可 以等到 年宵市 塲上拿 出來應 市了。 

從漳州 運來的 乾水仙 花頭， 到了 本港“ 花王” 和花販 手裏以 
後， 還要經 考幾重 整理的 手績, 然後 才可以 應市: /目前 正是準 
備在年 宵市塲 出售水 仙花的 花販們 最聚張 忙碌的 時節。 因爲水 
仙花頭 在農曆 十一月 底就要 發芽， 發芽之 後往往 恰好經 過一個 
月便可 以開花 ，而 這時 正是農 曆的大 除夕。 開花開 早了不 合時， 
貨色賣 不出好 價錢， 開遲了 便失去 市塲， 根 本一錢 不値。 因此 
如 何使稱 所有的 水仙花 恰玆在 農贐十 二月 二 + 八 九的年 宵含苞 


欲放， 或者成 爲“豈 蔻初開 ’’ 的 光景， 那就 是經營 這生意 的最費 
苦心， 最要發 揮自己 養花經 驗的地 方了。 

通常， 他 們總是 就在現 在這幾 天將乾 水仙花 頭濉開 來加以 
整理， 先將 四週駢 生的小 花頭割 下來， 剝去 那一層 洋葱皮 的 
乾皮 和底下 附着的 汙泥， 然 後用刀 在花頭 上沿着 花芽迸 出的兩 
側 深深的 割幾刀 。這 手績最 重要， 也 最講究 經驗， 否則 將來發 
出來的 花便歪 斜不端 正了。 經過這 樣手績 之後， 又將花 頭放在 
淸 水裏浸 一夜， 然後 便用淺 木盆一 排一排 的養在 水裏， 聽其自 
然生 長了。 

若是天 氣正常 ，.不 冷也不 太熱， 乂沒有 風雨， 在農曆 h 二 
月 初養起 來的水 仙花， 到 了除夕 前夜- 定可以 阅花。 但 是若陽 
光 太少， 或 是天氣 太冷， 北 風太大 ，都 可以影 輟水仙 的發育 。過 
早過遲 固然都 f 好， 卽 使及時 開花， 若 是葉長 花短， 顯 得披頭 
散髮的 樣子， 也足 以影饗 市漬。 因此在 這一個 月中， 培 養水仙 
花的花 販幾乎 無時不 在提心 吊瞻， 一直要 到農曆 十二月 二十以 
後， 大勢 已定， 這才放 下一顆 心來。 

普通 的水仙 花有單 瓣複瓣 之分。 在花品 上說， 當然 單瓣的 
花品 更高， 但 是在本 港的市 塲上， 則是 S 臺的 比單 瓣的更 扠, 
因 爲許多 人都喜 歡買重 蘿的。 此外 還有一 種蟹爪 水仙， 那是花 
販 將切 下來的 4 花頭用 竹 籤穿在 一起， 經 過種種 人 工培養 成的， 
他 們稱這 工怍爲 “雕 ’， ， 有的 甚至能 雕出獅 子老虎 的形狀 。這 
實在是 畸形的 產物， 最爲 庸俗， 然 而在花 市上是 它們的 價錢最 

貴。 

水仙和 吊鐘， 是香 港人過 年必備 的兩種 時花。 在本 港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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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市 塲上， 在最初 幾天， 一棵普 通的水 仙花， 花 阪一開 口也許 
會向 你索漬 三元至 五元， 在大除 夕的十 二黠鐘 以前， 也許 --棵 
仍要一 元至二 元才買 得成。 但是一 到二時 以後， 大約一 塊錢兩 
棵巳經 可以任 揀了。 再 遲一點 ，到了 花阪收 檔回家 團年的 時候, 
道時若 再有賣 剩的水 仙花， 他 們爲了 節省人 力和搬 運費， 大都 
棄置 不顧， 抛在 地上任 人踐踏 3 於是經 過三年 栽培， 一 個月的 
苦心 照料， 就在 “一夜 繁華” 之後， 身價跌 得一錢 r、 値， 抛在地 
上成爲 垃圾了 —— 這 就是水 仙花的 傳奇。 


過年用 的茶素 

農曆 新年和 春節， 各地 都有許 多特殊 的應時 食品。 這些食 
品都是 小食糖 果糕餅 居多。 香 港人和 廣州人 一樣， 遇年 所必備 
的各種 小吃， 是 煎堆、 芋蝦、 油角、 馬 蹄糕、 蘿 荀糕， 和各種 
蜜 饯糖果 之類。 

煎堆 芋蝦油 角之類 ，在 店裏有 現成的 可貝， 現 在通街 都是， 
但是舊 家大族 或是講 究“骨 子”的 家庭， 多 數喜歡 自己動 手製， 
道是 家庭主 婦準備 過年的 一件重 要工作 。她 們稱這 工作爲 “開油 
鏤” c 迷信 的人， 在 開始“ 開油鎪 ”作物 之始， 絕對不 能說“ 弊咯” 
“ 衰咯， ，一類 的話, 以免 有不好 的兆頭 。她 們爲了 擎 防將油 角炸破 
了或是 有其他 不吉利 的現象 起見， 在正 式炸物 之前， 先 隨便將 
一些麵 粉搓成 條放進 油鍋裏 去炸， 任它 炸成什 亵古怪 的形狀 ，並 
依據 那些形 狀說出 許多吉 利話， 然 後就正 式開始 炸油角 字暇等 
物。 道 時卽使 有炸歪 了或堪 了的， 也就 不再忌 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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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年用的 油器， 除了 煎堆油 角芋蝦 之外， 還包括 有薄脆 ，爆 
穀、 米通、 沙壅、 以及油 炸花生 之類。 這 裏面， 我覺得 芋蝦最 
好吃。 芋蝦的 名稱也 可喜。 其實芋 蝦並不 是蝦， 乃是將 芋頭切 
成細絲 炸成的 ，一 團一團 的像是 用麵粉 蒲了小 蝦炸成 的蝦餅 ，本 
地人憤 稱細小 的東西 爲“蝦 ”， 所以芋 絲餅也 就成爲 芋蝦了 。其 
次可 n 的是 沙壅， 這是 將镭米 粉炸成 鬆散的 圆球， 沾上 白糖來 
吃的。 這 名稱很 古怪。 平日在 一般的 麵包店 裏也有 得賣。 我覺 
得 最不好 吃的是 煎堆， 無論扁 的圓的 都堅硬 得沒有 情趣， 然而 
“年 晚煎堆 ”， 人有 我有， 這 却又是 點綴過 年不可 少的一 件應時 
食品。 

這類 油器， 在 送灶前 後製好 ，留着 過年， 新年 有人來 拜年, 
便 用盆子 裝出來 饗客， 自己到 人家去 拜年， 有時 也要帶 一點去 
送人， 表 示舊家 風度。 洋派的 家庭大 都不講 求這一 袞了。 

點 綴年節 的這類 油器， 舊 時稱爲 茶素， 因爲 原是用 來伴茶 
敬 客的， 也就是 北方所 謂“茶 泡”。 “ 廣東新 語”記 舊時廣 州過年 
所製的 各種茶 素道： 

“廣 州之俗 ，歲 終以烈 火爆開 檑穀， 名曰 炮穀， 以爲 煎堆心 
饀。 煎 堆者， 以糯 粉爲大 小圓， 入油 煎之， 以祀 先及餽 親友者 
也。 又以糯 飯盤結 諸花， 入油 煎之， 名 曰米花 。以德 粉雜白 糖沙， 
入猪 脂煎之 ，名 沙壅。 以糯粳 相雜炒 成粉， 置方圆 印中敲 擊之, 
使堅如 鐵石， 名爲 白餅。 殘獵 時家家 打餅聲 與搗衣 相似， 甚可 
聽。 又 有黃餅 鷄春餅 酥蜜餅 之屬。 富者 以餅多 爲尙， 至 寒食淸 
明 猶出以 缀客。 尋常 婦女相 餽問， 則以油 角賫環 薄脆。 油角膏 
環 以類， 薄脆 以粉， 皆所謂 茶索也 。” 


唐 花薰貨 


凡是爲 了應時 應景， 用 人工使 得花卉 提早開 放的， 謂之唐 
花。 現在花 市上賣 給香港 人過年 用的最 名貴的 牡丹， 就 是用這 

方法催 開的。 這 個“唐 ”字, 並非 像本地 人或日 本人 慣用的 那樣; 

/ 

意指 “中國 ”。 唐花的 “唐” 實是“ 塘”的 省寫。 唐花 的由來 已經很 
久， 有時 又稱爲 堂花或 塘花。 宋人“ 齊東野 爵”栽 【 

“ 花之早 放者名 曰堂花 。其法 以紙飾 密室， 塞地 作坎， 親竹 
置花 其上， 糞 以牛搜 硫磺， 然後置 沸湯於 坎中， 湯 氣薰蒸 ，盎 
然 春融. 經宿則 花放矣 。” 

唐花 手段最 好的是 北京的 花匠， 舊時 稱爲花 兒匠或 “花把 
式”, 他們 都是北 京郊外 S 台草橘 十八村 的人， 因 爲北京 四時花 
木的 最主要 來源是 豊台， 就 如廣州 的花地 .香 港的花 墟那樣 ，因 
此 種花的 都是豊 台人。 舊 時北京 的豪門 貴族， 養# 處優 ，最講 
究“ 非時之 貨”， 請春酒 吃黃瓜 茄子， 冬天賞 牡丹， 但那 時沒有 
冷蒇 或暖氣 設備， 便 不能不 講求特 殊的人 工栽培 方法， 這就造 
成了豐 台花匠 的騖人 本領。 “帝 京景物 略”， “燕京 歲時記 ”等書 
說： 

“凡 賣花者 謂薰治 之花爲 唐花， 每至 新年， 互 相餽贈 ，牡 
丹 呈艶， 金橘 垂紅， 滿座 芬芳， 温香 撲鼻。 三春 艶冶， 盡在一 
堂， 故又謂 之堂花 。”  '■ 

“今京 師唐花 有牡丹 ，歲籥 將新， 取以 進御， 士大 夫或取 
飾 庭中， 及相 餽送， 有不惜 费中人 之產者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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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京師 花肆， 爭先 獻早， 秋天開 梅花， 冬天 開牡丹 ，春 
•天開 梔子， 鬱氣 重蒸， 利 其速售 

豐台 的花匠 不僅會 在地窖 暖室中 種花， 而且 還能提 早種出 
各種 瓜菜應 m。 

“京師 隆冬， 有 黃芽菜 韮黃， 蓋地 窖火炕 中所成 。” 

“花 匠於煖 窑中， 正月 燈節烘 出瓜茄 等菜， 葉上各 有草蟲 , 
巧奪 天工。 十月 中旬賞 牡丹， 元旦 進椿芽 黃瓜， 所 費一花 ，幾 
半萬 錢， 一芽一 瓜， 幾半 t 錢。” 

北方天 氣冷， 從前交 通又不 方便， 所 以以能 在農曆 正月吃 
到黃瓜 ai 芽爲 珍品。 伹現 在交通 利便， 又有 了冷藏 的方法 ，像 
香 港廣州 這樣的 地方固 然一年 四季隨 時都可 以吃韮 黃靑瓜 ，就 
是在 現在的 北京， 冬天吃 ii 芽黃 瓜也是 常事， 而 且價錢 f 會贵, 
巳是 一般人 都能够 亨受的 東西。 惟獨 牡丹， 無法開 得早， 像香 
港年宵 花市上 所見到 的那樣 ，都 是所謂 唐花， 花匠 又稱之 爲“黨 
貨 


賀年 的糖果 和果盤 

“春花 秋月年 年好， 試戴銀 旛拚醉 .闽， 今朝 一歲 大家添 ，不 
是人間 偏我老 。” 

這 是陸游 “元日 詞”的 下半闋 。 是的， 又過了 一年， 誰都大 
了 一歲。 自元旦 以來， 未能 免浴， 不免拖 兒帶女 的到幾 家親戚 
朋友 家裏去 拜年。 我今 年特別 留意一 件事， 留意 各家捧 出來奉 
客的 “賀年 搪果' 

— 1 热- 


旣是 過農曆 新年， 我總覺 得應該 遵守原 有的好 風俗。 儘量 
的 保留使 用中國 風味的 東西。 當然 不必跪 到地上 去硫頭 ，伹用 
坡 璃盆子 盛着用 五彩透 明花紙 包的果 汁糖， 總使 我一見 了就有 
反威。 廣 東本來 是有很 好的中 國風味 的“賀 年糖果 ”的， 那就是 
蜜餞： 糖 金橘、 糖蓮 心、 糖 馬蹄、 糖 冬瓜、 糖蓮藕 …… 不知怎 
樣. 本 地人採 用的竟 -年 少過一 年了。 

這些廣 式的賀 年蜜餞 ，雖 然近 年將貨 就價， 兩 塊多錢 一斤， 
選料和 用糖方 面都不 免馬虎 一點， 但在形 色和味 覺上仍 具有澳 
厚的中 國風味 。何 况一 年之中 ，又僅 有在過 年的幾 ^ 才上市 ，平 
日 是很 少賣也 很少人 買的。 我不懂 爲什喪 許多人 偏不用 它而去 
買一年 四季隨 時可以 買得到 的洋式 糖果？ 因此我 這幾天 到人家 
拜年， 若 是拿出 來的是 糖蓮藕 糖金橘 一類的 東西， 雖然 我平時 
不大吃 甜的， 這 時也要 多拈幾 塊以示 擁護。 若是 傘出來 的是狭 
璃紙 包的果 汁糖， 我一 定袖手 不顧， 以示 抗議。 

其次， 我對 於用坡 璃盆子 盛钗年 糖果， 也表示 反對， 尤其 
是 那種廉 價而傖 俗的美 國货。 春節 用糖果 敬客， 最好盛 在果盒 
裏， 其次 也該用 江西的 磁碟。 再 不然， 就是 汕頭貨 也不妨 ，總 
比 坡璃碟 大方厚 重些。 

果盒， 本地 人通稱 全盒， 上海 人稱爲 果盤， 北方人 則稱爲 
桌盒 ，這 才是新 年盛糖 果敬客 最富麗 大方的 器具。 去 年年底 ，本 
地市上 曾到了 一批福 建漆的 果盤， 株紅 漆五彩 描金， 有 的裏面 
還配上 磁質的 格碟， 實 在名良 大方， 只可惜 價錢高 了一點 ，不 
是 一般人 都可以 貢的。 但 我仍止 不住要 幻想， 將 形色鮮 明的各 
式蜜餞 搪果， 盛 在這樣 硃紅描 金的果 盤裏， 在道 幾天拿 出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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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來拜年 的親友 ，將是 一種怎 樣富麗 大方而 又同周 遭的“ 恭喜恭 
喜 ”的氣 氛非常 調和的 景象。 


年 宵花市 

“六種 爭開向 藥欄， 冬來 花事不 曾殘， 天 南春色 無來去 ，長 
與東皇 共歲寒 。” 

這 是屈翁 山的冬 口對花 絕句。 所 謂六種 ，是指 梅花、 菊花、 
月季、 髙 麗菊、 雁 來紅和 水仙。 廣東 因爲氣 候與北 方不同 ，在 
這 冬天， 不僅 菊花與 梅花同 開， 就是 桃花也 會提早 開放。 前天 
才 立春， 可是 小園的 夭桃已 經開得 落英繽 紛了。 這 種情形 ，我 
們 如果到 海仔海 邊的年 宵花市 上去看 一下， 就更 可以明 fl， 所 
謂 “花曆 天南最 不同， 吹 嘘不必 定春風 ”， 是 一點也 4; 錯的。 

年宵花 市 上最當 令的是 吊鐘 水仙和 桃花。 炅 了桃花 的大都 
不再質 吊鐘， 但 水仙是 必買一 兩棵的 c 桃 花最値 錢的是 大株而 
形 如覆傘 的雙瓣 碧桃， 水仙是 經過人 工製作 昀蟹爪 水仙。 一株 
模 樣整齊 的高大 “桃花 王”， 花 販會貼 上紅紙 標價千 元以上 。可 
是 在這年 頭兒， 連 最講究 的南北 行和銀 號都在 “慳皮 ”， 對於這 
樣 R 的桃 花， 恐怕 很少人 會有間 情來“ 問價 ”了。 

; 除了 吊鐘桃 花水仙 之外， 花市 上陳列 最多的 是萬壽 菊和桔 
樹了。 這兩種 花樹都 是要連 盆成對 買的。 萬 壽菊僅 錢不貴 ，而 
且 經擺。 桔 樹雖然 有趣， 小 小的一 盆滿綴 着丹黃 色的洁 ，這是 
本 地人認 是最吉 利的， 可是價 錢又貴 又不容 易買。 因爲 許多桔 
都是 假插上 去的， 甚至 有些冬 靑樹枝 上也裝 上一顆 顆的桔 ，當 


作 桔樹來 騙人。 盆 栽的還 有玫瑰 月季和 海棠， 後 者多數 同仙人 
掌 羅漢松 陳列在 一起， 已經 屬於盆 景的範 圍了。 劍蘭當 然也很 
多， 在三十 晚上， 荷蘭種 的大紅 劍蘭索 價可眞 嚇人， 光 顧這類 
洋花 的都是 小家庭 居多， 因 爲他們 的房裏 是不適 宜插吊 鐘桃花 
之類 的大枝 花的。 

嶺 南雖然 以梅花 著名， 可是在 香港的 年宵花 市上不 易見到 
梅花， 這是 因爲香 港的梅 花少， 而且早 已開過 r。 

香港花 販不識 芍藥， 因 此他們 將那一 盆一盆 的大麗 花呼爲 
芍藥， 這是 與將外 人人插 在襟頭 的“康 乃馨” 呼 爲丁香 一樣 ，是 
最 煞風景 的事。 這也 難怪， 闪爲嶺 南沒有 牡丹和 与藥， 因此花 
販們就 根本不 識這種 “春風 拂檻露 華濃” 的名花 爲何物 T。 年宵 
花市上 雖偶爾 也有一 兩盆沒 有葉子 的牡丹 陳列， 但那是 用火烘 
堀 開的， 多數烘 得不得 其法， 憔悴 不堪， 不足 一觀。 

除 夕雜碎 

镛 

“ 寊懶 賣懶， 賣 到年三 十晚， 人 懶我唔 懶？” 

據 說這是 從前年 三十晚 ，廣州 的孩子 們提着 燈籠上 街去“ 賣 

懶” 時 所喊的 詞句。 

今 天已經 是所謂 年三十 晚了。 像我 們這樣 的人， 一年 四季 
執 着筆， 要 懶也沒 有機會 可懶。 在 這年三 十晚， 若是 有人“ 賣 
懒”， 眞想買 他一天 來享受 一下， 可是 “老編 ”追稿 追得緊 ，實 

在不容 你懶， 因 此又提 起筆來 寫了。 

孩子 們除夕 賣備的 風俗， 不僅廣 州有， 就是江 浙也有 。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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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人名“ 賣懶” 爲“買 癡”， 所 唱的詞 句是: “質懶 賣癡， 人 癡我不 
癡 可是 屈大均 却說廣 州人年 終以火 照路， 名曰 賣冷， 未知是 
另一種 風俗， 還是他 將“懒 ”和“ 冷”記 錯了。 

賣 懶和“ 出賣重 傷風， 一見就 成功” 一樣， 能 令聽者 掩耳疾 
走。 但在除 夕却另 有一種 賣聲爲 人所歡 迎的， 那便是 小販賣 
“發 財大規 ”了。 我 不知本 地人在 過年要 買蜆， 而 且以蜆 爲發財 
象徵 的原因 所在。 也許是 由於 鄕下人 認爲蜆 是豐年 的產品 ，蜆 . 
多則 年豐， 螺多則 年凶， 所以要 在歲尾 年頭買 蜆取吉 兆吧。 

蜆有 多稲， 有 ft 蜆 黑蜆， 生 在沙裏 的色黃 ，名黃 沙大蜆 。過 
年所賣 的就是 這- 秫。 蜕容易 傳染腸 熱症， 在平 時本是 很少人 
隨街 大聲叫 寶的。 但一 到年三 + 晚和 大年 初一， 小販却 在木盐 
裏摔着 紅紙高 叫“發 財大蜆 ”， 也很少 有人來 干涉了 c 

今 天晚上 的那一 餐飯， 本地 人名爲 “M 年”， 上海人 則稱爲 
“吃 年夜飯 ”， 其贲 是年終 請客的 變相， 往 往嗔先 邀了許 多朋友 
親戚來 參加， 而孔 不一 定要在 除夕。 從送灶 以後， 隨時 都可以 
“吃 年夜飯 ”， 這 眞如魯 迅先生 所說， 贲在 “洋場 氣十足 ”。 

過年當 然有喜 有愁， 但無 論怎樣 困難的 情形， 若是 能挨過 
今天 晚上， 則明 天早上 任何人 見了， 都要“ 恭喜恭 喜”， 一切都 
可以暫 時放下 不提。 因爲按 照本地 的過年 規矩， 雖然 年三 十晚 
可 以提了 燈龍來 收賬， 但一過 午夜， 吃了 團年飯 以後， 見了面 
只“恭 喜恭喜 ”， 其他 一切暫 時免開 尊口了 0 


